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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R, HIRT, RR. RAUL, FEM EN Ka, FE 
fe Pe Bao, FE iy. ARAB ATW IER. Hee ta 
神 ， 甚 至 钻 进 了 他 那 阴 上 暗 低 矮 的 小 屋 。 怪 不 得 他 猛 地 把 刷子 往 地 上 一 
dy, We: “WUCAT! 去 它 的 ! 什么 春季 大 扫除 ， 见 它 的 鬼 去 吧 ! xe 
大 衣 也 没 顾 上 穿 ， 就 冲 出 家 门 了 。 上 面 有 种 力量 在 急切 地 召唤 他 ， 于 是 
他 向 着 陡 赠 的 地 道 奔 去 。 这 地 道 ， 直 通 地 面 上 的 雄 石 子 大 车 道 ， 而 这 车 
道 是 属于 那些 住 在 通风 向 阳 的 大 室 里 的 动物 的 。 女 眠 义 掏 又 挠 又 息 义 
挤 ， 叉 挤 又 息 又 挠 又 掏 ， 小 爪子 忙 个 不 集 ， 嘴 里 还 不 住地 念 念 电 
: MAME AME! MAPA! May, MRA, TA eR a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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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棒 了 ! ”他 自 言 自 语 地 说 , “可 比 刷 墙 有 意思 ! ”太阳 晒 在 他 的 毛 
BEE, BOBBIN), UX aH AAI SK. TEVA SABA, 
听觉 都 变 得 迟钝 了 ， 连 小 乌 欢 快 的 鸣 唱 ， 上 听 起 来 都 跟 大 声 喊叫 一 样 。 生 
活 的 欢乐 ， 春 天 的 居 避 ， 又 加 上 免 了 大 扫除 的 麻烦 ， 他 乐得 纵 号 一 跳 ， 
腾 起 四 脚 癌 前 飞 跑 ， 横 穿 草 坪 ， 一 直 跑 到 草坪 尽头 的 篇 多 前 。 


“站 住 ! ” 芒 多 其 口 处， 一 只 老 钢 子 哆 道 ,“ 通 过 私人 道路 ， 得 交 六 
便士 ! ” 贞 鼠 很 不 耐烦 ， 态 度 傲慢 ， 根 本 没 把 老 免 子 放 在 眼 里 ， 一 时 倒 
FEE FFE SAN AN A] ES oe BSS ER, I SS ll 


EF NIA RA Ae, RE PT BERLE TT A 0 “BE 
Se! BaGe! MMS, ANSE ATT AR — A A ER Ted et, HS 
烟 跑 得 没 影 儿 To KOR, SEPANG) ER: “HR 


me, PAR HH... 哼 ， 那 你 干吗 不 说 .…...” 你 该 警告 他 ......” 诸 
如 此 类 ， 照 例 总 是 这 一 僚 。 当 然 唆 ， 照 例 总 是 一 一 太 晚 啦 。 


一 切 都 那么 美好 ， 好 得 简直 不 像 是 真 的 。 他 跑 过 一 片 又 一 片 的 草 
坪 ， 沿 看 矮 树 篇 ， 穿 过 灌木 从 ， 匆 匆 地 游园 。 处 处 都 看 到 乌 儿 做 窜 筑 
昌 ， 花 儿 含 外 待 放 ， 叶 儿 挤 挤 所 所 一 一 万 物 都 显得 快乐 忙碌 、 奋 进 。 
他 听 不 到 民心 在 耳 边 吐 咕 :“ 刷 载 ! ”只 和 觉得， 在 一 大 群 从 忙碌 碌 的 公民 
当中 ， 做 唯一 的 一 条 懒 狗 ， 是 多 么 民意 。 看 来 ， 休 假 最 舒心 的 方面 ， 还 
不 是 自己 得 到 休息 ， 而 是 看 到 别人 都 在 忙 厦 干 活 。 


(Hic BARE, SORE ATE IN Ae, fhe 
古 快 乐 绝 项 了 。 他 这 奉子 还 从 来 没有 见 过 一 条 河 哩 ! ROR. Be 
虹 蜂 归 、 身 驱 庞 大 的 动物 ， 不 停 地 人 退 逐 ， 轻 轻 地 欢笑 。 它 每 抓 住 什 么 ， 
就 咯咯 地 笑 ， 把 它们 扔 挥 时 ， 叉 哈哈 大 笑 ， 转 过 来 又 扑 问 新 的 玩 伴 。 它 
们 择 扎 着 甩 开 了 它 ， 可 到 底 还 是 被 它 建 住 ， 抓 补 了 。 它 浑身 颤动 ， 蝇 光 
WA, Bb inia, Whit, EYED, WRIA IT CTE 0 ROR 
A, MAMMALS, (osha, Ba SBN. the, 
A/S HL, ARTA REE KA FIL, Wr est, WAT 
MUM. WHAT IAS, FERRARA SPOR. AYA EP SLI EGE 
娓 而 谈 ， 它 讲 的 是 世间 最 好 听 的 故事 。 这 些 故事 发 目 内 心 深 处 ， 一 路 讲 
下 去 ， 最 终 要 问 那 听 个 没 够 的 大 海 倾 诉 。 


他 坐 在 草地 上 ， 参 着 河 那 边 张望 时 ， 忽 见 对 尾 有 个 黑 黑 的 洞口 ， 惟 
好 在 水 面 上 边 。 他 出 神 地 想 ， 要 是 一 只 动物 要 求 不 过 奢侈 ， 只 想 有 一 处 
小 巧 玲珑 的 河 边 住宅 ， 涨 潮 时 淹 不 着 ， 叉 远离 人 竺 器 ， 这 个 住所 倒是 蛋 舒 
适 的 。 他 正 示 示 地 凝望 ， 忽 然 觉 得 ， 那 洞穴 的 中 央 有 个 腕 唱 唱 的 小 东西 
一 内 ， 忽 隐 和 忽 现 ， 像 一 颗 小 星星 。 不 过 ， 出 现在 那样 一 个 地 方 ， 不 会 是 


星星 。 要 说 是 莉 火 虫 咏 ， 又 显得 太 亮 ， 也 太 小 。 望 独 望 着 ， 那 个 亮 东 西 
葛 冲 他 及 巴 了 一 下 ， 可 见 那 是 一 只 眼睛 。 接 着 ， 围 着 那 只 眼睛 ， 浙 渐 显 
出 一 张 小 脸 ， 恰 似 一 幅 夯 ， 髓 在 画 框 里 。 


一 张 棕色 的 小 脸 ， 肋 边 有 两 撒 胡 须 。 


一 张 神情 严肃 的 圆 脸 ， 有 眼睛 里 内 着 光 ， 就 是 一 开始 引起 他 注意 的 那 
种 光 。 


一 对 精巧 的 小 耳 条 ， 一 头 丝 一 般 浓 密 的 毛发 。 那 是 河 鼠 ! 
随后 ， 两 只 动物 面对面 站 着 ， 说 慎 地 互相 打量 。 


“你 愿意 过 这 边 来 吗 ?” 河 鼠 问 。 


“ 唤 ， 说 说 倒 容易 。” 邮 鼠 没 好 气 地 说 ， 因 为 他 是 初次 见识 一 条 河 ， 
还 不 熟悉 水 上 的 生活 习惯 。 


河 鼠 二 话 没 说 ， 索 腰 解 开 一 条 绳子 ， 搜 拢 来 ， 然 后 轻 轻 地 路 进 万 鼠 
原先 没有 注意 到 的 一 只 小 船 。 那 小 船 外 面 漆 成 政 色 ， 里 面 漆 成 白色 ， 大 
小 恰 能 容 下 两 只 动物 。 鼎 鼠 的 心 一 下 子 飞 到 了 小 船上 ， 虽 然 他 还 不 大 明 
日 它 的 用 场 。 


JA] BAP SRILA BU a Aa So A ITN, Pe BZ) 
FE SEI GE ROR. “GREE S| ” 河 鼠 说 , “现在 ， 轻 轻 地 路 进来 ! "于 是 万 
电 尺 喜 地 发 现 ， 目 己 真 的 坐 进 了 一 条 真正 的 小 船 的 尾 问 。 


“今天 太美 了 ! "met. AY, TEA Re, SRL 
浆 。“ 你 知道 中， 我 这 奉子 还 从 没 坐 过 船 哩 ! ” 


“什么 ? Te] pS Aa Et eG, “从 没 坐 过 
一 一 哎呀 蚜 一 一 那 你 都 干什么 来 着 ?” 


你 是 说 你 从 没 


“ 坐 山 真 那么 美 吗 ?* 开 鼠 有 点 儿 不 好 意思 地 问 。 其 实 ， 在 他 和 斜 倚 着 
座位 ， 仔 细 打 量 着 坐垫 、 桨 片 、 桨 架 ， 以 及 所 有 那些 令 人 神往 的 设备 ， 
感到 小 船 在 身 下 轻 轻 摇 上 忠 时 ， 他 早 就 相信 这 一 点 了 。 


“你 说 美 ? 这 是 世上 独一无二 的 美 事 。” 河 鼠 俯 身 划 起 浆 来 , “请 相 
信 我 ， 年 轻 的 朋友 ， 世 界 上 再 也 没有 一 绝对 没有 一 比 乘 船 游园 更 有 
SUIS, (PAAR, FREE. "MEHMED, “ABE AE 
i, SADE, RE” 


“当心 前 面 ， 河 鼠 ! mee BN Ss Tae — FS 


太 述 了 。 小 船 一 尖 撞 到 了 岸 边 。 那 个 如 奖 如 梦 的 、 美 滋 滋 的 山 夫 四 
脚 朝 天 ， 跌 倒 在 船 抵 。 


“ 坐 在 船上 一 一 或 者 跟 独 船 一 一 到 处 游 选 。” 河 鼠 开 怀 大 笑 ， 一 骨 碌 
息 起 来 ， 硅 无 其 事 地 说 下 去 ,“ 答 在 船 里 ， 或 者 竺 在 船 外 ， 这 都 无 所 
请 。 好 像 什么 部 无 所 谓 ， 这 残 是 它 叫 人 着 迷 的 地 方 。 不 管 你 上 哪儿 ， 或 
者 不 上 哪儿 ; 不 管 你 到 达 目 的 地 ， 还 是 到 达 另 一 个 地 方 ， 还 是 不 到 什么 
地 方 ， 你 总 在 忙 着 ， 可 又 没 专门 干什么 特别 的 事 。 这 件 事 干 完 ， 又 有 别 
的 事 在 等 着 你 ， 你 乐意 的 话 ， 可 以 去 干 ， 也 可 以 不 干 。 好 啦 ， 要 是 今天 
上 午 你 确实 没 别 的 事 要 做 ， 那 唱 们 是 不 是 一 块 儿 划 到 下 游 去 ， 团 它 一 整 
Pe 


fee bw Rf EL Sea SH, PH — I, TR He 2) 
在 软 绵绵 的 坐 热 上。“ 今 天 我 可 要 痛 痛 快 快 玩 它 一 天 ! ”他 说 , “咱们 这 
may Ane! ” 


“ 那 好 ， 等 一 等 ， 只 消 一 会 儿 ! Ah FE SS EA 
个 环 ， 系 住 ， 然 后 息 进 码 尖 上面 自 家 的 洞 里 ， 不 多 时 ， 摇 摇 哆 昂 地 捧 着 
RAK HN BRR FES FLOR To 


SEC TERIA Fo TA BRIBES Pe EA, TREAD PATE MAT 8 
强 ， 拿 起 双 桨 。 


“这 里 面 都 装着 些 什么 ? ” 研 鼠 好 奇 地 扭 动 着 身子 。 


“有 冷 鸡肉 ，” 河 鼠 一 口气 回答 说 ,“ 冷 舌头 冷 火 腿 冷 牛肉 腌 小 黄瓜 
沙拉 法 国 面包 卷 三 明治 饶 烂 肉 委 计 啤 酒 柠 栋 半 苏打 水 .2 


“ 行 啦 ， 行 啦 ，” 眼 鼠 眉 飞 色 舞 地 喊 道 ,“ 太 多 了 ! ” 


“你 真 的 认为 太 多 了 ? ”河上 鼠 一 本 正经 地 问 , “这 只 是 我 平日 出 游 第 
币 的 东西 ， 别 的 动物 还 老 说 我 是 个 小 气 软 ， 和 市 的 东西 刚刚 够 吃 哩 ! ” 


可 河 鼠 的 话 ， 鼎 鼠 半 点 儿 也 没 听 进去 。 他 正 深 深 地 沉迷 在 这 种 新 的 
生活 里 ， 陶 醉 在 波光 、 涟 洲 、 芳 香 、 水 声 、 阳 光 之 中 。 他 把 一 只 脚 爪 伸 
进 水 里 ， 做 着 长 长 的 白 日 梦 。 心 地 善良 的 河 鼠 ， 只 管 稳 稳 当当 地 划 着 
I, NEE 


“我 特 喜 欢 你 这 身 衣 党 ， 老 伙计 。? 约 葛 过 了 半 个 钟头 ， 河 鼠 才 开口 


说 话 ,“ 有 一 天 ， 等 我 手头 方便 时 ， 我 也 要 给 自己 搞 一 件 黑 丝 绒 吸 烟 服 


“你 说 什么 ? REET AN AMER, “你 大 概 觉得 我 这 人 很 不 
懂 礼 貌 吧 ， 可 这 一 切 对 我 是 太 新 鲜 了 。 原 来 ， 这 一 就 是 一 一 条 一 
河 。” 


“是 这 条 河 。” 河 鼠 纠 正 说 。 


“ABA, RELI FEATS TER AIR? 多 美 呀 ! ” 


“我 生活 在 河 边 ， 同 河 在 一 起 ， 在 河上 ， 也 在 河 里 。? 河 鼠 说 , “在 
我 看 来 ， 这 条 河 ， 台 是 我 的 兄弟 姐妹 ， 我 的 姑姑 姨 姨 ， 我 的 伙伴 ， 它 供 
我 吃喝 ， 也 供 我 洗 测 。 它 就 是 我 的 整个 世界 ， 另 外 的 世界 ， 我 都 不 需 
要 。 几 是 河 里 没有 的 ， 都 不 值得 要 ， 凡 是 河 所 不 了 解 的 ， 都 不 值得 了 
解 。 主 啊 ! 我 们 在 一 块 儿 度 过 了 多 少 美妙 的 时 光 啊 ! NER LAIKA, VE 
总 有 趣味 ， 总 叫 人 兴奋 。 二 月 里 涨潮 的 时 候 ， 我 的 地 害 里 洪 满 了 脏 兮 兮 
的 汤 ， 黄 褐色 的 河水 从 我 最 讲 完 的 卧室 的 窗 前 消 过 。 等 落 潮 以 后 ， 一 块 
块 泥 地 露 了 出 来 ， 散 友 着 葡萄 干 集 糕 的 气味 ， 河 道里 淤 满 了 灯 已 草 等 水 
草 。 这 时 ， 我 又 可 以 在 大 部 分 河床 上 随便 溜达 ， 不 会 弄 湿 鞋 子 ， 可 以 找 
到 新 鲜 食物 吃 ， 还 有 那些 粗心 大 意 的 人 从 船上 扔 下 来 的 东西 。” 


“不 过 ， 是 不 是 有 时 也 会 感到 有 点 儿 无 聊 ?” 骨 刀 壮 着 胆子 间 ,“ 光 
古 你 跟 河 一 道 ， 没 有 别 的 人 跟 你 拉 拉 家 常 ? ” 


“没有 别 的 人 ? 咳 ， 这 也 难怪 ，” 河 鼠 宽 宏大 量 地 说 , “你 初 来 
乍 到 嘛 ， 自 然 不 明白。 现 如 今 ， 河 上 的 居民 已 经 拥挤 不 壤 ， 许 多 人 只 好 
迁 走 了 。 河 上 的 光景 ， 今 非 苦 比 啦 。 水 猎 呀 ， 鱼 狗 呀 ， 觅 觅 呀 ， 松 鸡 
WA, SES, RAR, RTS TAS, BURMA TILA ONS 
要 料理 似 的 。” 


“ 那 边 是 什么 ? ? 眼 鼠 扬 了 扬 爪 子 ， 指 着 河 那 边 草地 后 面 黑 勋 勋 的 和 森 
林 。 


“那个 吗 ? 哦 ， 那 就 是 野 林 。” 河 鼠 简 上 略 地 回答 , “我 们 河上 居民 很 
少 去 那 边 。” 


“他 们 一 一 那 边 的 导 民 ， 他 们 不 好 吗 ? ? 鼎 鼠 稍 有 点 儿 不 安 地 问 。 
WS, TABATA, “TEAR. RAR, A. SAR, AAG 


UE, DRAPER CRIN. SR, MARE. ThE IEP R, fll 
AAA JLT ANE, ISR He Bes ANT SRR HE! 没有 人 打 
搅 他 。 最 好 别 去 打搅 他 。” 河 鼠 意 味 深长 地 加 上 一 句 。 


“怎么 ， 会 有 人 打搅 他 吗 ? RE BAL 


“| 曙 ， 当 然 ， 有 的 一 有 另外 一 些 动物 ，” 河 鼠 知 春 吐 吐 地 说 ，“ 黄 
鼠 狼 啊 - 白山 啊 _ 狐狸 呀 ， 等 等 。 他 们 也 并 不 全 坏 ， 我 和 他 们 处 得 
还 不 错 ， 遇 上 时 ， 一 块 儿 玩 玩 什么 的 。 可 他 们 有 时 会 成 群 结 队 闹事 ， 这 
一 点 不 必 否 认 。 再 说 ， 你 没 法 真正 信赖 他 们 ， 这 也 是 事实 。” 


忠 鼠 知道 ， 老 是 谈论 将 来 可 能 发 生 的 有 蝶 烦 事 ， 哪 怕 只 提 一 下 ， 都 不 
合乎 动物 界 的 礼仪 规范 ， 所 以 ， 他 抛 开 了 这 个 话题 。 


“那么 ， 在 野 林 以 外 远 远 的 地 方 ， 又 是 什么 ? ?他 问 , “就 是 那个 痢 
蓝 的 、 模 模糊 糊 的 地 方 ， 也 许 是 山 ， 也 许 不 是 山 ， 有 点 儿 像 城市 里 的 炊 
烟 ， 或 者 只 是 飘动 的 浮云 ? ” 


FERIA, WEAF, "eli, “ 那 地 方 ， 跟 你 我 都 不 相 
干 。 那 儿 我 从 没 去 过 ， 也 不 打算 去 ， 你 要 是 头脑 清醒 ， 也 绝 不 要 去 。 以 
后 请 别 再 提 它 。 好 啦 ， 咱 们 的 泗水 湾 到 了 ， 该 在 这 儿 吃 午饭 了 。” 


他 们 离开 主 河道 ， 驶 进 一 处 乍 看 像 陆 地 环抱 的 小 湖 的 地 方 。 周 边 ， 
是 绿 昔 昔 的 青草 坡地 。 蛇 一 般 曲 曲 弯 弯 的 褐色 树 根 ， 在 幽静 的 水 面 下 发 
光 。 前 方 ， 是 一 座高 高 隆起 的 银色 拦 河 坝 ， 坝 下 泡沫 翻 深 。 相 连 的 是 一 
个 不 停 地 滴水 的 水 车 轮子 ， 轮 子 上 方 ， 是 一 间 有 灰色 山墙 的 磨坊 。 水 车 
不 停 地 转动 ， 发 出 单调 沉闷 的 隆隆 声 ， 可 是 磨坊 里 又 不 时 传 出 阵 阵 清脆 
欢快 的 低 声 说 话 声 。 这 情景 实在 太 动 人 了 ， 号 鼠 不 由 得 举 起 两 只 前 爪 ， 
激动 得 上 气 不 接 下 气 地 喊 道 :“ 上 哎呀 ! 哎呀 ! 哎呀 ! ” 


河 鼠 把 船 划 到 岸 边 ， 靠 稳 了 ， 把 仍旧 举 手 举 脚 的 万 鼠 平 安 地 扶 上 


Fe, RWW Te FT 
孔 央 求 河 鼠 准许 他 独自 开 篮 取出 食物 。 河 鼠 很 乐意 依 他 ， 目 己 便 


贝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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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 铺 在 地 上 ， 一 样 一样 取 出 篮子 里 的 神秘 货色 ， 井 井 有 条 地 摆好 。 每 
次 新 的 有 发现， 都 引得 他 恢 叹 一 声 :“ 哎 呀 ! 哎呀 ! ?全 都 摆 放 就 绪 后 ， 河 
归 一 声 令 下 : “现在 ， 老 伙计 ， 开 嚼 ! ”二 鼠 非 芝 乐于 从 命 ， 因 为 他 那天 
一 早 束 按 钟 规 进 行 春季 大 扫除 ， 马 不 停 蹄 地 干 ， 一 口 没 蝶 没 喝 ， 以 后 又 
经 历 了 这 许多 事 ， 仿 佛 过 了 好 些 天 。 


“你 在 看 什么 ? TAL BTA] © CIN, FES PR Li 2 FB) TB 
fe, PR ZS BES TEER CA Ae Pe a, BOTA Ah 


“ACE KH ER Os IN IIR, PRED, “OEE PERF.” 


“泡沫 ? 啊 哈 ! ” 河 鼠 高 兴 地 于 嘻 一 声 ， 样 子 怪 招 人 喜欢 的 ， 像 在 对 
谁 发 出 邀请 。 


岸 边 的 水 里 ， 冒 出 一 只 宽 扁 发 亮 的 嘴 。 水 猎 钻 出 水 面 ， 拌 落 掉 外 衣 
上 的 水 滴 。 


“SIGN EFT! MARTA, “ORL, A TR?” 


“这 次 野餐 是 临时 动议 的 。” 河 鼠 解 释 说 ,， “来 ， 介 绍 一 下 ， 这 位 是 
FRA HAC BE Bo” 


ARR . "ARM, PAR SISTA ee AK» 
BY) Ab AD re] ARTE EK) Kea <A> LAM TE AB BVT ER 


了 。 我 到 这 泗水 湾 ， 原 想 图 个 清 询 ， 不 料 又 撞 上 你 们 二 位 ! 87> 
啊 ， 对 不 起 一 一 我 不 是 这 个 意思 ， 你 们 知道 的 。” 


他 们 背后 响起 了 一 阵 塞 窦 声 ， 是 从 树 篇 那 边 传 来 的 。 树 往 上 ， 还 厚 
厚 地 挂 着 头 年 的 叶子 。 一 个 带 条 纹 的 脑袋 ， 脑 袋 下 一 副 高 符 的 肩膀 ， 从 
树 管 后 面 探 出 来 ， 罕 望 着 他 们 。 


“ORF, BRE! ? 河 鼠 喊 道 。 


EMER HT re SP, PARAM: “UE! 有 同伴 ! ”随即 挥 头 跑 
WS 


“他 就 是 这 么 个 人 ! ”满心 失望 的 河 鼠 议论 道 ,“ 最 讨 大 社交 生活 ! 
今天 咱们 别 想 再 见 到 他 了 。 好 吧 ， 告 诉 我 们 ， 到 河上 来 的 都 有 谁 ? ” 


“ 蟾 虹 就 是 一 个 ，?* 水 猎 回 答 ,“ 当 着 他 那 条 轿 新 的 赛 脏 ， 一 身 新 
Re, AAR ERAN! ” 


两 只 动物 相 视 大 笑 。 


“有 一 阵子 ， 他 一 门 心思 玩 帆 船 ，” 河 鼠 说 , “过 后 ， 帆 船 玩 肛 了 ， 
束 玩 起 撑 船 来 。 对 什么 都 不 感 兴 趣 ， 成 天 束 知 道 撑 船 ， 捅 了 不 少 关子 。 
去 年 呢 ， 又 迷 上 了 和 宅 船 ， 于 是 我 们 都 得 陪 他 住 他 的 宅 船 ， 还 得 装 作 豆 
欢 ， 说 他 后 半辈子 就 在 宅 船 里 过 了 。 不 管 迷 上 什么 ， 结 果 总 是 一 样 ， 没 
WE ARHUR TY, SEES PSR IL. ” 


“人 个 真是 个 好 人 ，* 水 猎 若 有 所 思 地 说 ，“ 可 就 是 没 常 性 ， 不 稳当 
一 特别 是 在 鹏 上 1 ” 


从 他 们 坐 的 地 方 ， 隔 着 一 座 小 品 ， 可 以 望 见 大 河 的 主流 。 就 在 这 
时 ， 一 条 赛 艇 映 入 眼帘 。 划 船 的 一 一 一 个 矮 壮 汉子 一 一 打 桨 打 得 水 花 四 
溅 ， 号 子 在 船 里 来 回 滚 动 ， 可 还 在 使 劲 划 着 。 河 鼠 站 起 来 ， 冲 他 打 招 
呼 ， 可 旷 肾 一 一 就 是 那个 划船 的 一 一 却 播 播 头 ， 专 心 致 志 地 划 他 的 移 。 


“要 是 他 老 这 么 深 来 演 去 ， 不 消 多 会 儿 ， 他 就 会 摔 出 船 外 的 。” 河 鼠 


说 着 ， 又 坐 了 下 来 。 


“ALL FE PR OREN» PKR AS, “我 给 你 讲 过 那个 有 趣 的 
PACS, Hil ee SR AS SK Tid EE FS? 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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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猎 也 不 见 了 。 


号 鼠 忙 低下 头 去 看 。 水 猎 的 话音 还 在 耳 边 ， 可 他 趴 过 的 那 块 草地 却 
空空 如 也 。 从 脚下 一 直 望 到 天 边 ， 一 只 水 狠 也 不 见 。 


ANIL, VATE SCZ i LK 


JAY BANE EC SCZ) HL AEE, PRONE, BE TRAY 
友 突 然 离 去 ， 不 管 有 理由 还 是 没 理由 ， 你 都 不 该 随便 议论 。 


“Cet, CFM, TAL ph, “我 想 明 们 该 走 啦 。 我 不 知道 ， 咀 们 两 个 
WEA WH ie? ”上 听 口 气 ， 仿 佛 他 并 不 特别 乐意 孚 受 这 个 符 遇 。 


“TR, LEONE. "REBT. SA, TH ARLE TA FY 


收拾 篮子 这 种 活 儿 ， 不 像 打 开 篮 子 那样 叫 人 高 兴 ， 回 来 如 此 。 不 过 
吴 鼠 天 生 对 所 有 的 事 都 感 兴 趣 。 他 刚 把 篮子 朔 好 系 紧 ， 就 看 见 还 有 一 个 
盘子 躺 在 地 上 冲 他 瞪眼 。 等 他 重新 把 盘子 逆 好 ， 河 鼠 叉 指出 漏 掉 了 一 把 
谁 都 应 该 看 见 的 又 子 。 末 了 ， 瞧 ， 还 有 那 只 他 坐 在 屁股 确 下 葛 坚 无 感觉 
的 和 价 末 瓶 一 一 尽管 一 波 三 扩 ， 这 项 工作 总 算 完 成 了 ， 跨 鼠 倒 也 没 怎么 特 
别 不 耐烦 。 


下 午 的 太阳 渐渐 西 沉 ， 河 鼠 朝 回 家 的 方 同 如 奖 如 梦 地 轻 荡 双 桨 ， 一 


MLM, BEA ESRERR. BERLE, FLEAS TZ 
餐 ， 心 满意 足 ， 自 认为 坐 在 船上 已 挺 自 在 自如 了 ， 于 是 有 点 儿 跃跃欲试 
起 来 。 他 忽然 说 :“ 喂 ， 鼠 兄 ， 我 现在 想 划 划 船 ! > 


河 鼠 微微 一 笑 ， 摇 摇头 说 : “现在 还 不 行 ， 我 的 年 轻 朋 友 ， 等 你 学 
几 次 再 划 吧 。 划 船 并 不 像 看 起 来 那么 容易 。” 


有 一 两 分 钟 ， 鼎 鼠 没 咏 声 ， 可 是 他 越 来 越 眼 红 起 河 鼠 来 。 见 河 鼠 一 
路 划 独 ， 动 作 那 么 有 力 ， 又 那么 轻松 ， 起 鼠 的 目 章 心 开始 在 他 耳 边 嘛 
嘻 ， 说 他 也 能 划 得 和 河 鼠 一 样 好 。 他 猛 地 跳 起 来 ， 从 河 鼠 手中 夺 过 双 
次 。 河 鼠 两 眼 一 直 示 望 着 水 面 ， 嘴 里 嘟 咏 着 一 首 什 么 小 证 ， 没 提防 女 妃 
这 一 招 ， 况 仰 面 翻 下 座位 ， 又 一 次 四 脚 朝 天 跌倒 在 船 底 。 得 胜 的 谋 鼠 抢 
占 了 他 的 位 子 ， 信 心 十 足 地 握 住 了 双 桨 。 


“ 住 手 ! 你 这 个 蕊 驴 ! TA] BEE A ERE, “你 干 不 了 这 个 ! 你 会 
把 船 弄 翻 的 ! ” 

Re PIE OAR Ea FE, TRE ZK HL RAR ASC RE ZK To RU 
{hPa Kalies eee, FESERAE MBIT A Efe Ata, TAI 
艇 ， 刹 那 间 一 一 扑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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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呀 ， 水 好 冷 啊 ， 浑 身 都 湿 透 啦 ! 他 往 下 沉 ， 沉 ， 沉 ， 水 在 他 耳 条 
BAM. IL, TA BIKE, MPA, BCE ALM. ABA 
多 可 爱 呀 ! 一 会 儿 ， 他 又 沉 了 下 去 ， 深 深 地 陷入 绝望 。 这 时 ， 一 只 强 有 
力 的 爪子 抓 住 了 他 的 后 膀 梗 儿 。 那 是 河 鼠 。 河 鼠 分 明 是 在 大 笑 一 一 碟 忌 
能 感觉 到 这 一 点 。 他 的 和 关 ， 从 胸 膊 传 下 来 ， 经 过 爪子 ， 一 直 传 到 髓 鼠 的 
脖子 。 


河 鼠 抓 过 一 支 染 ， 鹤 在 昭 鼠 腋 下 ， 叉 把 男 一 文 桨 突 在 他 为 一 边 腋 


下 ， 然 后 ， 他 在 后 面 游 瀛 ， 将 那个 可 怜 巴 巴 的 动物 推 到 悍 边 ， 搜 出 水 
来 ， 安 顿 在 尾 上 。 这 时 周 鼠 已 成 了 湿 渡 渡 、 软 次 次 、 惨 分 今 的 一 堆 。 


JY PFE RA ER SBE, PRS EK, AJ: “Et 
在 ， 老 伙计 ! MAES IE ee, PB ERROR, RSET 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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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 把 它 翻 正 ， 系 牢 ， 又 把 散落 在 水 面 上 的 什 物 一 件 件 寻 上 悍 来 ， 最 
后 ， 他 潜入 水 克 ， 接 到 了 午餐 段子 ， 奋 力 将 它 市 到 尾 上 。 


等 一 切 都 安排 停 当 ， 又 要 起 航 时 ， 鼎 鼠 一 痪 一 扔 、 垂 头 丧气 地 坐 到 
了 船尾 的 座位 上 。 开 船 时 ， 他 情绪 激动 ， 断 断 续 续 地 低 声 说 :“ 鼠 兄 ， 
我 宽 宏 大 量 的 朋友 ! RAE, ADRUEY SF) 实在 是 对 不 起 。 想 到 我 
险些 把 那 只 美丽 的 午餐 饶 子 弄 丢 了 ， 心 情 束 特别 沉重 。 说 真 格 的 ， 我 是 
一 头 十足 的 大 驴 ， 我 心里 明白 。 你 能 不 能 不 计 前 嫌 ， 原 谅 我 这 一 遭 ， 对 
我 还 跟 过 去 一 样 ? ” 


“这 没什么 ， 祝 福 你 ! ” 河 鼠 轻松 地 答 道 ，“ 一 只 河 鼠 嘛 ， 弄 湿 点 儿 
算 什么 ? 多 数 日 和子， 我 竺 在 水 里 的 时 间 比 竺 在 岸上 还 长 哩 。 你 就 别 再 居 
着 了 。 这 么 着 吧 ， 我 真 的 希望 ， 你 来 跟 我 一 道 住 些 时 候 。 我 的 家 很 普 
通 ， 很 简陋 ， 根 本 没 法 和 蟾 肾 的 家 相 比 。 可 你 还 没 来 我 家 看 过 哩 。 你 来 
了 ， 我 会 让 你 过 得 舒 舒 服 服 的 。 而 且 ， 我 还 能 教 你 学 会 划船 、 族 泳 ， 你 
很 快 就 能 像 我 们 一 样 ， 在 水 上 上 自由 自在 了 。” 


这 番 亲 切 体贴 的 话 ， 感 动 得 谍 鼠 说 不 出 话 来 ， 只 用 爪子 背 儿 抹 去 一 
两 滴 眼 泪 。 可 是 善 解 人 意 的 河 鼠 把 眼光 移 向 了 别处 。 不 一 会 儿 ， 鼎 鼠 的 
情绪 缓 过 来 了 。 当 两 只 松 鸡 互相 员 嘻 别 笑 他 那 副 狼 锋 相 时 ， 他 竟 能 和 他 
们 项 起 嘴 来 。 


回 到 家 ， 河 鼠 在 客厅 里 生起 一 炉 熊熊 的 火 ， 给 号 鼠 拿 来 一 件 晨 衣 和 
一 双 拖 鞋 ， 把 他 安顿 在 炉 前 一 张 扶手 椅 上 ， 然 后 给 他 讲 河上 的 种 种 趣闻 
逸事 ， 直 到 吃 晚 饭 。 器 鼠 是 一 只 陆 上 动物 ， 河 上 的 故事 在 他 听 来 是 十 分 
惊 辽 有 趣 的 。 河 鼠 讲 到 拦 河 坝 ， 讲 到 突 发 的 山洪 ， 讲 到 跳跃 的 狗 鱼 ， 还 
有 乱 扔 便 孝 孝 的 瓶子 的 汽船 一 一 扔 瓶子 是 确 有 其 事 ， 而 且 是 由 汽船 那 边 
扔 下 来 的 ， 因 此 可 以 推 亲 ， 是 汽船 扔 的 ; 还 有 苍 曲 ， 他 们 跟 别 人 说 话 时 
Be WBA; 还 有 钻 进 排水 阴沟 的 探险 ;还 有 同 水 铬 一 道 夜 间 捉 鱼 ， 或 者 
跟 获 一 道 在 田野 里 远足 。 上 晚饭 吃 得 痛快 极 了 ， 可 是 饭 后 不 多 会 儿 同 妃 束 
睹 睡 得 不 行 ， 于 是 笑 勤 周到 的 主人 只 好 把 他 送 到 楼 上 一 间 讲 完 的 卧室 
里 。 忠 鼠 马 上 一 头 倒 在 枕头 上 上， 感到 非常 安宁 和 满意 。 他 知道 ， 他 的 那 
位 新 结识 的 朋友 一 一 大 河 一 一 在 不 断 轻 轻 拍打 着 他 的 窗 柄 。 


对 于 新 从 地 下 居室 解放 出 来 的 同 鼠 ， 这 一 天 ， 只 是 一 连 串 相仿 的 日 
子 的 开端 。 随 着 万 物 生长 成 熟 的 盛夏 的 来 临 ， 白 统一 天 比 一 天 长 ， 也 一 
天 比 一 天 过 得 更 有 趣 。 他 学 会 了 游泳 、 划 船 ， 尝 到 了 与 流水 嬉戏 的 甜 
Ke HIE A AMR SATIN, AL 2 tas Wr BU XU EE 5 JA BE) a A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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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 个 忙 。” 


河 鼠 正 坐 在 恒 边 ， 吟 唱 一 文 小 曲 儿 。 这 曲子 是 他 目 己 编 的 ， 所 以 唱 
得 很 融 劲 ， 没 怎么 留意 贞 鼠 或 别 的 事 。 一 大 早 ， 他 就 和 鸭子 朋友 们 在 河 
FORA» AG BE ES AP A ESAT RES, ey BUTE 
到 水 下 ， 在 鸭子 的 下 巴 ( 要 是 鸭子 有 下 巴 的 话 〉 下面 的 脖子 上 搁 痒 痒 ， 
弄 得 鸭子 只 好 赶紧 钻 出 水 面 ， 扑 打 关 羽毛， 气急 败坏 地 冲 他 吴 呈 。 因 
为 ， 要 是 你 的 头 倒 插 在 水 里 ， 你 自然 不 可 能 痛 痛 快 快 发 泄 你 一 腔 怒 火 。 
后 来 ， 他 们 只 得 央求 他 走 开 ， 去 管 目 己 的 事 ， 别 干涉 他 们 。 河 鼠 这 才 走 
开 了 ， 在 河 尾 上 化 厦 明太 阳 ， 编 一 首 有 关 鸭 子 的 歌 。 歌 名 叫 : CHS) 


沿 着 河水 湾 ， 
长 长 灯芯 草 ， 
PS BEAL IKI, 


DFS EZ, 


HE POH AG AS, 


黄 嘴 隐 不 见 ， 


河中 忙 不 休 。 


绿 荫 水 草 稠 ， 
鱼 儿 尽兴 游 ， 
{Ey th EE, 


丰盛 又 清幽 。 


人 各 有 所 好 ! 
KF REA, 
WF A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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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戏 水 中 ， 


ROX La! 


SRE MK EURA SUF, RUA ER, bL 


» IE EA 
Ee BB 


W BBY 


齐 慎 地 说 。 


FE EA 
DE BBL 


H 


ON eHA, HNRTERERAA, TA, TATED, BSETE SC Ut 


“ARS tL ANTES, VELEN PBA, “他 们 说 :“ 干 吗 不 让 人 家 在 高 兴 
的 时 候 做 他 们 高 兴 做 的 事 ? 别人 干吗 要 坐 在 居 上 对 人 家 横 挑 具 子 竖 挑 
HR, Bey MSE AB? 尺 是 胡说 八道 ! 这 就 是 鸭子 们 的 论调 。” 


“ULF UR, CAFE TO. me TT Co AR LA Ie. 
“不 ， 说 得 不 对 ! ” 河 鼠 气愤 地 喊 道 


“CEU, DEEN, EEA, "me OG, ry ee EAE I] 
IK, PRAEA EMEA FE WER ICE? 他 的 事 ， 我 听 说 得 多 了 ， 特 想 和 


他 结识 结识 。 


“当然 虽 ! ”好 脾气 的 河 鼠 说 看 ， 一 跃 而 起 ， 把 诗 呀 什么 的 全 都 抛 到 
脑 后 ， 一 整 天 再 也 没 想起 , “去 把 船 划 出 来 ， ATS Ea 1% « 你 想 
FEUT WER, BEI ABAD. Arce Fire H, WSUR AB -N ER, ek ce A May Mn 
的 。 你 去 看 他 ， 他 总 是 高 兴 ; 你 要 走 ， 他 总 是 恋恋 不 含 1 ” 


AEE SEB AE. "REP. (hes EA, Pe OK. 
BE, ft, 2c ze HoH AA BT Eo 


“他 的 确 是 个 再 好 不 过 的 动物 ，” 河 鼠 说 , “RPSL, RAGA, ep He 
感情 。 或 许 不 太 聪 
目 高 自 大 。 可 蟾 儿 ， 他 的 优点 确实 不 少 。” 


绕 过 一 道 河 湾 ， 迎 面 就 见 一 盎 美丽 、 庄 严 、 古 色 古 香 的 红 砖 老 宅 ， 
房 前 是 修理 得 平平 整整 的 草坪 ， 一 直 延 伸 到 河 边 。 


" 河 鼠 次 , “左边 有 一 条 小 河 汉 ， 有 牌子 上 写 着 :私人 
， 不 得 在 此 登 岸 。' 这 河 汉 直 通 下 他 的 船坞 虽 们 要 在 那儿 停 船 上 
人 你 现在 看 到 的 是 宴会 厅 一 一 年 代 很 入 了 。 你 知道 ， 丹 


WRAD ST ER, UG SE ek — EEN — ah ae, A, BAA 
AN THI WEWRIZ EAST 9” 


SAO PR ER BRET I, REI — AAS AY RTP oR ESR UGE A 
AG. 1H, {MNS ESI, AMER E, AMMEN 
上 ， 可 是 没有 一 条 船 是 在 水 里 。 这 地 方 显得 有 种 被 冷落 废弃 的 气氛 。 


河 鼠 环顾 四 周 。“ 我 明白 了 ，” 他 说 ,，“ 看 来 他 玩 船 已 经 玩 够 了， 大 
倦 了 ， 再 也 不 玩 了 。 不 知道 他 现在 又 迷 上 了 什么 新 玩意 儿 ? 走 ， 咀 们 了 瞧 
他 去 。 一 切 很 快 就 会 明白 的 。” 


他 们 离 船 上 岸 ， 罕 过 各 色 鲜 花 装 点 的 草坪 ， 寻 找 蟾 内 。 不 多 时 ， 他 
们 束 遇 到 了 他 。 螨 晓 坐 在 一 张 伦 园 蕨 椅 上 ， 脸 上 一 副 全 神 贯 注 的 神情 ， 
盯 着 膝 上 的 一 张大 地 图 。 


“bil They Ly BU, URE SOR, “ARE ST) PASTE IP eA, 
FAT at HE] A ae PRAT Rea, Fe 
Bk, “Wb, FUERA A PURER, MINN UMETITA, & 
上 把 你 接 来 。 我 非常 需要 你 一 一 你 们 两 位 。 好 吧 ， 现 在 你 们 想 吃 点 儿 什 
么 ? 快 进 屋 吃 点 儿 东西 吧 ! 你 们 来 得 正 是 时 候 ， 你 们 想不到 ， 有 多 巧 
Se 


“ 蟾 儿 ， 让 咀 们 移 安 静 地 坐 一 会 儿 吧 ! ”* 河 鼠 一 屁股 坐 在 一 张 扶手 椅 
上 说 。 咽 鼠 坐 在 他 劳 边 的 另 一 张 扶 手 森 上 ， 资 了 几 句 客气 话 ， 赞 美 蟾 晓 
那 “ 可 爱 的 住宅 ”。 


“Tk ET TE] — ir CUE FT EN Jas FISHER PEE a MEE Me FSG TEL, “而 且 ， 
在 别 的 地 方 ， 你 也 找 不 到 这 么 好 的 房子 。” 他 情不自禁 又 加 上 一 句 。 


JOIN, JADA AS Sime, ATG, IER WSR LT fbi 
FGI ZT. ERE EMERITUS. PAT, WAWR AER. “PRO, BS 


儿 ， 我 说 话 就 这 么 个 德行 ， 你 知道 的 。 再 说 ， 这 房子 确实 不 坏 ， 是 吧 ? 
你 目 己 不 也 挺 喜欢 它 吗 ? 咀 们 都 清醒 些 好 啦 。 你 们 两 位 正 是 我 需要 的 。 
你 们 得 帮 有 我 这 个 忙 。 这 事 至 关 重 要 ! ” 


“我 猪 ， 是 有 关 划 船 的 事 吧 ，” 河 妃 沪 糊涂 说 , “UREA IRR, 
是 还 溅 好 些 水 花 。 只 要 再 耐心 些 ， 再 加 上 适当 的 指导 ， 你 就 可 以 一 一 ” 


“Mk, WL 划 什 么 船 ! PREBRITT TATE, Se ot RR RE 

Yo “MeN RIUM Behe IL KES MAS. ATM, 

ARE EIR RIN IG. A BIPM EE AGE 5 0 10 TE AB eT OS 
上 ， 真 叫 我 感到 痛心 ， 你 们 本 该 明白 的 。 不 ， 不 ， 我 已 经 找到 了 一 桩 真 
正 的 事业 ， 这 辈子 应 该 从 事 的 一 种 正经 行当 。 我 打算 把 我 的 余生 奉献 给 
它 。 一 想到 过 去 那么 多 年 头 滔 费 在 无 聊 的 琐事 上 ， 我 真是 退 悔 葛 及 。 跟 
我 来 ， 杀 爱 的 鼠 儿 ， 还 有 你 的 这 位 和 痪 的 朋友 也 来 ， 如 有 果 肯 和 时 光 的 话 。 
不 远 ， 就 在 马 属 场 院 那 边 ， 到 了 那儿 ， 你 们 惑 会 看 到 要 看 到 的 东西 ! ” 


Wee Ole HEAT Tel See, Te A HIE, ER CEJ TED. JA LIS 
WRM Ses AT DEEZ, BT. Fest, pe ie 22 ER 
淡 黄 色 ， 扣 级 着 绿色 纹饰 ， 车 轮 则 是 大 红 的 。 


“ 瞧 吧 ! USM SOP TIE, UR ES EL, “这 辆 小 马车 代表 的 生 
活 ， 才 是 你 们 要 过 的 真正 的 生活 。 一 眼 望 不 到 头 的 大 道 ， 人 尘土 飞扬 的 公 
路 ， 死 原 ， 公 地 ， 树 和 党， 起 伏 的 章 原 ， 露 人 营地， 村庄， 城镇， 都市， 全 
都 属于 你 们 ! 今天 在 这 里 ， 明 天 在 那里 ! 到 处 旅行 ， 变 换 环 境 ， 到 处 有 
乐趣 、 刺 激 ! 整个 世界 在 你 眼前 展开 ， 地 平 线 在 不 断 变换 ! 请 注意 ， 这 
辆 车 是 同类 车 子 里 最 精美 的 一 辆 ， 绝 无 例外 。 进 车 里 来 ， 瞧 瞧 里 面 的 设 
备 吧 ， 全 和 是 我 目 己 设计 的 ， 是 我 干 的 ! "MEMS, NEA, oh 
不 可 符 地 跟 独 蟾 内 踩 上 篷车 的 踏板 ， 进 了 和 车厢 。 河 鼠 只 哼 Pe, FE 
手 深 深 插 进 裤 儿 ， 站 在 原 地 不 动 。 


车 厢 里 确实 布置 得 非常 紧凑 而 舒适 。 几 张 小 小 的 卧铺 ， 一 张 小 捍 靠 


Beri, IPA, mts, FR, -~ASE, BERGER, BAA 
PAS ASE AD ra OP. UE. GE ZK AA 


“一 应 俱全 ! "WEURAS De HET IFA AE “HE, AGES 
头 龙虾 、 沙 丁 鱼 一 一 凡是 你 们 用 得 着 的 东西 ， 应 有 尺 有 。 这 儿 和 是 苏打 
IK, ABLES. faa. XB. Fhe. AC. Aha. AAT Bri SS 
板 下 车 时 ， 他 继续 说 , “你 们 会 发 现 ， 咀 们 今天 下 午 局 程 时 ， 什 么 也 没 
漏 掉 。” 


OMAN, VA BG AR SE, PR, “我 好 像 听见 
你 刚才 说 什么 ' 虽 们 ?， 什 么 ' 尼 程 :， 什 么 ' 今 天 下 午 ?， 是 吗 ? ” 


“得 啦 ， 你 呀 ， 亲 爱 的 好 老鼠 ，?” 瞻 峰 央 求 说 ,“ 别 用 那 种 尖酸 刻薄 
的 腔调 说 话 好 吗 ? 你 明明 知道 ， 你 们 非 来 不 可 。 少 了 你 们 ， 叫 我 怎么 对 
付 这 一 摊 ? 求 求 你 啦 ， 这 事 就 这 么 定 了 ， 别 和 我 争辩 ， 我 受 不 了 。 你 总 
不 能 一 辈子 守 着 你 那 条 乏味 的 臭 烘 烘 的 老 河 ， 成 天 待 在 河岸 上 一 个 油 
里 ， 待 在 船上 吧 ? 我 想 让 你 见 见 世面 ! 我 要 把 你 造就 成 一 只 像样 的 动 
物 ， 伙 计 ! >” 


“我 才 不 稀罕 你 的 那 套 把 戏 哩 ! ”* 河 鼠 固 执 地 说 ，“ 我 就 是 不 跟 你 
去 ， 说 一 不 二 。 我 束 是 要 守 着 我 的 老 河 ， 要 住 在 洞 里 ， 要 驾 船 ， 像 往 营 
Fe TAL, REE E ERIK ie, PIRPEISS, cece, BRE? ” 


“Abe AA! "REE WETL, “我 永远 陪伴 你 。 鼠 儿 ， 你 说 什么 就 
是 什么 ， 就 得 是 什么 。 不 过 ， 这 玩意 儿 看 起 来 像 是 一 一 呢 ， 像 是 怪 有 意 
思 的 ， 是 吧 ? "(HIRE EHIME Ayo FY PCE mE BN! 探险 生活 对 他 来 说 
是 桩 新 鲜 事 ， 慰 险 又 刺激 ， 这 个 新 的 领域 对 他 有 很 强 的 诱惑 力 。 他 第 一 
眼看 见 那 辆 篷车 和 它 的 全 套 小 装备 ， 束 爱 上 它 了 。 


河 鼠 看 出 了 咽 鼠 的 心思 ， 他 的 决心 起 了 动摇 。 他 不 愿 让 人 失望 ， 何 
况 他 喜欢 起 鼠 ， 总 是 交 力 让 他 高 兴 。 蟾 内 在 一 劳 仔细 观察 他 俩 的 动静 。 


“先进 屋 吃 点 儿 午 饭 吧 ，? 瞻 内 有 策略 地 次 ,“ 虽 们 慢 慢 商量 。 用 不 
痢 匆 忙 做 出 决定 咏 。 其 实 我 倒 丰 在乎。 我 只 不 过 想 让 你 俩 高 兴 高 兴 要 
了 。 活着 为 别人 ! ' 这 是 我 的 处 世 格 言 。” 


午餐 ， 目 然 是 极其 精美 ， 就 像 蟾 宫 里 的 所 有 事物 一 样 。 吃 饭 时 ， 蟾 
肾 信 口 开 河 、 高 谈 冰 论 。 他 把 河 鼠 撤 在 一 边 ， 专 门 逗 弄 缺 乏 经 验 的 万 
足 。 他 天 生 就 是 一 只 仿 从 其 谈 的 动物 ， 又 喜欢 突 发 奇想 ， 他 把 这 趟 旅行 


的 前 景 、 户 外 生活 和 途中 的 乐趣 描绘 得 天 花 乱 附 ， 把 嵌 鼠 激动 得 坐 都 坐 
不 住 了 。 一 来 二 去 ， 三 只 动物 似乎 很 快 就 达成 了 协议 ， 把 旅行 的 事 确定 
来 了 。 河 妃 虽 然 还 心 存疑 虑 ， 但 他 的 好 脾气 终究 压倒 了 个 人 的 反对 章 
见 。 他 不 忍心 使 两 位 朋友 扫兴 。 他 们 已 经 在 深入 细致 地 制订 计划 ， 做 出 
种 种 设想 ， 安 排 未 来 儿 周 里 每 天 的 活动 了 。 


行 前 的 准备 大 体 就 绪 ， 大 获 全 胜 的 蟾 晓 领 着 伙伴 们 来 到 养 马场 ， 要 
他 们 去 捉 那 匹 老 灰 马 。 由 于 事先 没 跟 老 马 商 量 ， 蟾 肾 就 分 派 他 在 这 直人 尘 
土 弥 漫 的 旅途 中 干 这 件 侍 土 弥 漫 的 脏 活 ， 老 马 一 肚子 牢骚 息 气 ， 所 以 录 
FEB AT $e AR. WER IA TIE SI SCE EE rit A BBE EE NY Uh 
mm» SCTE THESE. JL SEE SK. JURE, MALATE, mee 
厢 底 下 。 老 马 终 于 被 逮 住 ， 套 在 车 上 ， 他 们 出 发 了 。 三 只 动物 各 随 所 
好 ， 有 的 跟着 车 走 ， 有 的 坐 在 车 枉 上 ， 大 伙 儿 你 一 言 我 一 语 ， 同 时 说 着 
话 。 那 天 下 午 ， 阳 光 灿 烂 。 他 们 扬 起 的 侍 土 香喷喷 的 ， 闻 着 叫 人 心 上 旷 神 
怡 。 大 路 两 侧 成 密 的 果园 里 ， 马 儿 们 欢乐 地 回 他 们 打招呼 、 吹 口哨 。 和 
亩 的 过 路 人 从 他 们 号 劳 走 过 时 ， 辐 他们 道 声 好 ， 或 者 停 下 来 ， 资 几 句 中 
听 的 话 ， 赞 美 他 们 那 漂 亮 的 马车 。 免 子 们 坐 在 树 和 党 下 他 们 家 的 门口 ， 举 
A HIT, FRE PS RUSCH | 哎呀 呀 ! 哎呀 蚜 ! ” 


天 色 很 晚 的 时 候 ， 他 们 离 家 已 有 好 多 里 地 了 。 刁 体 疲乏 ， 心 情 愉 
快 ， 就 在 一 处 远离 人 烟 的 公 地 上 鞭 下 来 。 他 们 仓 下 马 具 ， 由 着 马 去 吃 
草 ， 上 自己 坐 在 车 劳 的 草地 上 。 蟾 肾 大 谈 他 在 未 来 几 天 打算 干 的 事 。 这 
IY, ABARTH, BORAT, ORK. PORTE HA sc AST 
JULIA TASH RA OR, Se. ts. a A eee 
72, MRE A EAN. WHOOP PS BE, HBAS Se He: “th 
们 ， 晚 安 ! 这 才 是 绅士 们 应 该 过 的 生活 ! 谈 谈 你 的 那 条 老 河 吧 ! ” 


“我 不 谈 我 的 河 ，? 河 鼠 宽 容 地 说 , “网 内 ， 这 你 知道 ， 可 我 心里 总 
甫 念 它 。?” 他 又 琴瑟 切切 地 低 声 说 : “我 想念 它 一 一 一 直 在 想念 它 ! ” 


吴 鼠 从 悉 子 下 面 伸 出 爪子 ， 在 黑暗 里 摸 到 河 鼠 的 爪子 ， 担 了 一 


Be “UL, ARMA, FITARae Re, "RETA TAS, “HEIL 
EL, SKATE, TIBIA Rie) ER, FM?” 


“RX, AS, HATERS. NIRS, “多 谢 你 的 好 意 ， 
不 过 我 得 守 着 蟾 内 ， 直 到 这 趟 旅行 结束 。 扬 下 他 一 个 ， 我 不 放心 。 不 会 
拖 很 久 的 。 他 的 怪 念 头 ， 从 来 也 维持 不 长 。 晚 安 ! ” 


这 次 旅行 ， 果 然 结 束 得 比 河 鼠 预料 的 还 要 早 。 


由 于 长 时 间 的 户外 活动 ， 兴 奋 欢 快 ， 蟾 晓 睡 得 很 死 ， 第 二 天 早晨 ， 
怎么 推 也 推 不 醒 他 。 于 是 号 鼠 和 河 鼠 煞 然 决然 ， 不 声 不 啊 地 动手 干 起 活 
儿 来 。 河 鼠 喂 马 ， 生 火 ， 洗 刷 隔 夜 的 杯 盘 碗 蔓 ， 准 备 早 餐 ;， 屿 鼠 呢 ， 他 
KES BURR, BUI SSR API. GER, AAA WEIR IS 
TA — DW is ino SEES INT LEM Tse, Rona eee, AB 
PORE, WU A SR, TRAE, MB, WEE AA RB 
Tea EAL TAG ER, ANA REACT ABE BR Oy RS HAY 


X— KR, HANES A EE, GRR a AS, BATE EW) 
48, MEME RAMEN. BE, PALE AG TBI EWE RTL A 
NL. BR, BORE ERS AI, WER BRAREE Rie Jk ee 18 O01 fA] 
单纯 简易 ， 却 一 味 想 赖 回 他 的 铺 上 ， 但 被 他 们 硬 拖 了 起 来 。 和 昨天 一 
样 ， 他 们 的 路 程 仍 是 穿 经 窗 鹤 的 小 径 ， 越 过 田野 。 到 了 下 午 ， 他 们 才 上 
了 公路 。 这 是 他 们 遇 到 的 第 一 条 公路 。 惑 在 这 儿 ， 意 想不到 的 神 事 迅雷 
般 落 到 了 他 们 头 上 。 这 桩 祸 事 ， 对 于 他 们 的 旅行 是 个 灾难 ， 而 对 于 蟾 内 
今后 的 生活 ， 却 产生 了 翻天 缆 地 的 重大 影 啊 。 


他 们 正 悠 朵 目 在 地 在 公路 上 组 缓行 进 ， 婴 鼠 和 老 马 并 惧 而 行 ， 跟 马 
Wisk, AVA ABUL STARR ih, METS S, METZ -A BEART WSUR AL YAy BBR 
FE Ja, EASCWR—22/> FEWER EE DLA, HAA eA a 
上 一 句 :“ 和 是 呀 ， 可 不 是 吗 ! 你 跟 他 说 什么 来 着 ? aby LAI EE AN 
干 的 别 样 事 。 就 在 这 当 儿 ， 从 后 面 老 远 的 地 方 传 来 一 阵 隐 隐 的 警告 的 受 


鸣 声 ， 就 像 一 只 蜜蜂 在 远 处 喻 喻 喂 嘿 。 回 头 一 看 ， 只 见 后 面 一 团 滚滚 烟 
侍 ， 中 心 有 个 黑 黑 的 东西 在 移动 ， 以 难以 置信 的 速度 向 他 们 冲 来 。 从 烟 
侍 里 ， 友 出 一 种 低微 的 “ 显 显 * 声 ， 像 一 只 慰 恐 不 安 的 动物 在 痛 百 地 叫 

叭 。 他 们 并 没 在 意 ， 双 接着 谈话 。 可 是 就 在 一 瞬间 念佛 只 一 肯 眼 的 工 
夫 ) ， 宁 静 的 局 面 突然 被 打破 了 。 一 阵 狂 风 ， 一 声 她 吼 ， 那 东西 独 扑 上 
KK, FEAR PE SPS INIA. ABR, RAAT, FEA 
fee AMA «AIS ZS Pu BE TE So BY) FP i A oo AY A vs at LL = BER, ZEA 
HRA —Sé Me . JGR AR ee — 4 Be SE ATE, “SEPA KY, STB 
BR, SANA. Ay Be ra Fete et A pe 7 Mel ak, LITE Aa REAR 

地 ， 撑 起 一 团 让 天 蔽 日 的 人 竺 云 ， 把 他 们 团团 里 住 ， 什 么 都 看 不 见 了 。 接 
A, “CME, FARM OTD Ra, SCAR BOT FR TER a EK) et 


ABUL ARS, IEMEASAS HAGE HERD, — TO A a 1th ASE Be A A Fs 
马场 ， 突 然 遇 上 这 么 个 难 对 付 的 局 面 ， 不 由 得 狂躁 起 来 。 他 癌 后 退 ， 又 
回 前 狐 冲 ， 又 一 个 劲 儿 地 倒退 ， 不 管 万 鼠 怎 样 使 劲 拉 他 的 马 头 ， 怎 样 在 
Se ERR, ARTIC Tat, MOET PEA TERI 
SF KTARTAIL © ALAR SE SSE, Bea ce bo Ze Hh — BE TS Bi 
TOBE EE, ANT ASR RE SS ETA JER, Bt HED 
法 修复 的 残骸 。 


河 鼠 站 在 路 当中 ， 暴 路 如 雷 ， 气 得 直 踪 脚 。“ 这 帮 恶 棍 ! ?他 挥 痢 双 
ZERPOMLAY, “这 帮 坏 重 ， 这 帮 强 盗 ， 你 们 一 一 你 们 一 一 你 们 这 帮 路 
HE ! 我 要 控告 你 们 ! FRESE PRIS EVE BE! ERT AS ht 
时 消失 ， 此 刻 ， 他 成 了 一 盘 淡 黄色 航船 的 船长 ， 他 的 船 被 一 群 敌对 的 船 
员 肆 无 忌 收 的 横冲直撞 允 上 了 小 滩 。 一 怒 之 下 ， 他 过 去 痛 吕 那些 小 汽船 
老板 的 尖酸 刻薄 的 话 一 股 脑 儿 吗 肥 出 来 ， 因 为 那些 人 把 船 开 得 离 尾 太 
近 ， 搅 起 的 浪花 常常 淹没 了 他 家 客厅 的 地 牧 。 


蜂 肉 一 屁股 坐 在 满 是 侍 土 的 大 路 当中 ， 两 腿 下 挺 手 地 伸 在 前 面 ， 眼 
译 定 定 地 凝望 着 汽车 开 走 的 方 辐 。 他 呼吸 急促 ， 脸 上 的 神情 却 十 分 宁静 


TTD Woaa k »hag EELS AN IY AH a NY “TER ER” Fo 


RAIL ERE, WLW IL, APRS POR. Rea at 
BEA AB TAIRA EARP EBA HB: 门窗 全 都 摔 得 粉 
We, HSA, — Ave The S, wT ere Sih, Fe SLAY 
BBS os thane, QA BE HOR 


JY PRIA FF Bee A AY ATT TS 3 EI ESA “UR! 
Wee | ”他 们 喊 道 ,“ 下 来 帮 一 把 手 ， 行 不 行 ? ” 


蟾 肾 一 声 不 咏 ， 坐 在 路 上 纹 丝 不 动 。 他 俩 只 得 过 去 ， 看 看 究竟 出 了 
什么 事 。 只 见 蟾 肾 正 迷 迷 瞪 瞪 地 出 神 ， 脸 上 挂 痢 幸福 的 笑容 ， 两 眼 仍 直 
色色 地 上 采 着 前 面 全 土 飞扬 的 地 方 ， 那 个 毁 了 他 们 车 的 家 伙 的 去 同 。 时 不 
IS, OT PR a: “IERIE!” 


“BAZ MUSE EE I At A at aba] LURE sh, RAS AN TT GL 
挪 宫 ,，“ 诗 一 般 的 动力 ! 这 才 叫 真正 的 旅行 ! 这 才 是 旅行 的 唯一 方式 ! 
今天 在 这 儿 一 一 明天 就 到 了 别处 ! 一 座 座 村 庄 ， 一 座 座 城镇 ， 飞 驰 而 过 
一 一 新 的 景物 不 断 出 现 ! 多 笠 福 啊 ! RIDE | 哎呀 蚜 ! 哎呀 呀 ! ” 


“HIKARI, WAM! ” 鼎 鼠 喊 道 ， 拿 他 毫 无 办 法 。 


“ 想 想 看 ， 我 对 这 玩意 儿 一 无 所 知 ! BYE Be Sb Se 2 ZS 
道 , “我 虚度 了 多 少时 光 啊 ! 不 但 从 不 知道 ， 连 做 梦 也 没 梦 到 过 ! 现在 
我 可 知道 了 ， 现 在 我 可 全 明白 了 ! 从 今 以 后 ， 展 现在 我 面前 的 ， 该 是 多 
么 光辉 灿烂 的 锦绣 前 程 啊 ! 我 要 在 公路 上 横冲直撞 ， 飞 速 驰 颈 ， 在 吴 后 
卷 起 漫天 的 尘土 ! 我 要 威风 闽 章 地 疾驰 而 过 ， 把 大 批 马 车 推 下 沟渠 ! 
哼 ! 讨厌 的 小 马车 ! 平淡 无 奇 的 马车 ! 淡 黄 色 的 马车 ! ” 


“ 虽 们 拿 他 怎么 办 ? EBA LALTAY Bo 


“什么 办 法 也 没有 ，” 河 鼠 斩 钉 截 铁 地 说 , “事实 上 ， 拿 他 没有 一 点 
儿 办 法 。 我 太 了 解 他 啦 。 他 现在 是 走火 入魔 。 他 又 迷 上 了 一 个 新 玩意 
儿 。 一 开头 ， 总 要 给 他 缠 磨 成 这 个 德行 。 他 会 一 连 许多 天 都 这 样 狗 疯 傻 
傻 ， 就 像 一 只 在 美梦 里 游荡 的 动物 ， 军 无 实际 用 处 。 没 关系 ， 不 必 理 
他 。 咀 们 还 是 去 看 看 怎样 收拾 那 辆 车 吧 。” 


经 过 仔细 考察 ， 他 们 看 到 ， 即 使 把 车 扶正 过 来 ， 也 没 法 再 乘 上 它 旅 


47S. ABTS Ear, YEE — AC PEE aT TF 


iH EAE TES AL, PRS, PRS, i LEE 
ACR TANS. “GE! FATE NET ae i, “到 最 近 的 小 镇 ， 也 
有 五 六 里 的 路 程 ， 跨 们 只 能 靠 脚 走 了 。 所 以 得 趁早 动 刁 。” 


“TY SIRE Ip? ”他 俩 双双 上 路 时 ， 跨 鼠 不 安 地 问 ,“ 瞧 他 那 副 神 
不 守 合 的 样子 ， 咀 们 总 不 能 把 他 独自 留 在 路 当中 吧 ! 那 太 不 安全 了 。 万 
一 又 开 过 来 一 辆 什么 东西 怎么 办 ? ” 


ME, DotA! ” 河 鼠 怒 冲 冲 地 说 ,，“ 我 跟 他 一 刀 两 断 啦 ! ” 


可 是 ， 他 们 没 走出 多 远 ， 就 听见 后 面 噶 噶 的 脚步 声 ， 原 来 是 蟾 肉 拉 
上 来 了 。 他 把 两 只 爪子 一 边 一 个 ， 插 进 他 俩 的 臂 弯 里 ， 仍 旧 气 喘吁吁 ， 
两 眼 发 下， 有 果 着 空空 的 前 方 。 


OFA, MR! * 河 鼠 厉 声 说 ，" 我 们 一 到 镇 上 ， 你 就 径直 上 警察 
局 ， 问 问 他 们 知 不 知道 那 辆 汽车 是 谁 的 车 ， 还 要 对 他 们 提出 起 诉 。 然 
后 ， 你 得 去 找 一 家 铁匠 铺 ， 或 者 修 车 铺 ， 要 他 们 把 马车 弄 去 修好 ， 这 需 
要 花 点 儿 时 间 ， 不 过 它 还 没 坏 到 没 法 修理 的 程度 。 同 时 ， 鳃 鼠 和 我 就 去 
旅馆 ， 找 几 间 每 适 的 房间 住 下 ， 等 车 修好 ， 也 等 你 精神 恢复 过 来 再 
走 。” 


“警察 局 ! 起 诉 ! WSU ASUS SCHOMMTE, “要 我 去 控告 那个 天 赐 的 
美景 吗 ? 修 马 车 ? 我 和 马车 永远 永远 拜拜 啦 ! 我 再 也 不 想见 到 马车 ， 不 
想 过 问 马 车 的 事 啦 。 鼠 儿 啊 ， 你 同意 和 我 一 块 儿 旅 行 ， 我 真 不 知道 怎样 
感谢 你 才 好 ! 因为 你 要 不 来 ， 我 束 不 会 来 ， 也 就 永远 看 不 到 一 一 那 只 天 
揭 ， 那 道 阳光 ， 那 声 雷 鸣 ! 永远 听 不 到 那 种 叫 人 醉心 的 声 啊 ， 邮 不 到 那 
股 叫 人 大 迷 的 气味 了 ! 这 一 切 全 亏 了 你 呀 ， 我 最 好 的 朋友 ! ” 


AY BRAG FY Aa A] Se HS IRE LS tls Kia Aare A SK 


说 , “他 简直 无 可 救 药 。 算 了 ， 拉 倒 吧 。 等 我 们 到 了 镇 上 ， 束 去 火车 
站 ， 运 气 好 的 话 ， 也 许 能 赶 上 一 趟 火车 ， 今 晚 就 可 以 回 到 河 尾 。 你 瞎 着 
吧 ， 今 后 我 再 跟 这 个 可 恶 的 动物 一 块 儿 玩乐 才 怪 ! a tits 
my, GA EIB SRB a, IR eR BS AGE 


SIBLE, (NB K uh, TORRE SRE, TEP EE 
Fo hehe TI AE. PAI, MAME SS es CE — Scie a A) Ss J 
Xf ALG SS 4e AN TAT A Zs PGS A Be AS te SH, RIN Ee 
PEAT FE TG Bas MS Ne LE APSE a PIE BP BT 
WRITS BIR, WM Ae LAR Pa 2S A, FPA AR, RS te Te 
eo la, MMMM NES RU CLR, RUT PGA ACP, ARBRE 
晚 ， 才 在 目 己 那 舒适 的 临河 的 客厅 里 坐 下 来 吃 晚饭 。 这 时 ， 河 鼠 才 深 深 
感到 舒心 快感 。 


ROA, IIR RRIF AALS REAR i, ABE VAT FY fA 
FEAF UI L AA, PATTER, CIN, RIA OR ER 
Bo “Wr SB he SMS? tht, “HRT, AERTS. SR 
FL, WER TE LAE EMA To MAE A DMR IN SAA.” 


3 野 林 


忠 鼠 早 束 想 结识 获 。 各 方面 的 消 恩 都 说 ， 获 是 个 最 最 了 不 起 的 人 
物 ， 虽 然 很 少 露 面 ， 却 总 让 方圆 一 带 所 有 的 居民 无 形 中 都 受到 他 的 影 
啊 。 可 是 每 当 臣 鼠 癌 河 鼠 提 到 这 个 愿望 ， 河 鼠 融 推 请 过 去 ， 总 是 
次 :“ 没 问题 ， 猿 总 有 一 天 会 来 的 一 一 他 经 常 出 来 一 一 到 那 时 我 一 定 把 
你 介绍 给 他 。 真 是 个 顶 哌 哌 的 好 人 哪 ! 不 过 ， 你 见 到 他 时 ， 不 但 要 容忍 
他 的 脾气 ， 而 且 要 依从 他 的 时 间 。” 


能 不 能 邀 他 来 这 里 一 一 吃 顿 便 饭 什么 的 ? ” 衣 鼠 问 。 
“他 不 会 来 的 ，” 河 鼠 简 单 地 说 ,“ 猿 最 讨厌 社交 活动 、 请 客 吃饭 一 


“ 那 ， 要 是 咀 们 登门 去 拜访 他 呢 ? PME AGED 


“那个 ， 噢 ， 我 敢 断 定 他 绝 不 会 喜欢 的 ，” 河 鼠 惊 妨 地 说 , “他 这 人 
(RHA, ASEM ES Ih. BRA CMM MAA, 
说 我 跟 他 是 老 相 识 了 。 再 说 ， 虽 们 也 去 不 了 呀 。 这 事 根 本 办 不 到 ， 因 为 
他 住 在 野 林 的 正中 央 。” 


“ 那 又 怎么着? "REDD, “你 不 是 说 过 ， 野 林 并 没什么 问题 吗 ? ” 


“ 喝 ， 是 的 ， 是 的 ， 是 没什么 问题 ，?” 河 鼠 黑 胃 内 内地 说 , “不 过 我 
想 ， 咱 们 现在 还 是 不 去 的 好 ， 这 会 儿 别 去 。 路 远 痢 哩 ， 况 且 ， 在 这 个 季 
市 ， 他 也 不 在 家 。 你 只 管 安 心 等 着 ， 总 有 一 天 他 会 来 的 。” 


mee bo RF SEE, HEE BOK. HERA EI. 
天 过 去 很 信 了 ， 天 气 变 冷 ， 冰霜 雨 雪 ， 泥 学 的 道路 ， 使 他 俩 长 时 间 耽 留 
在 屋内 。 窗 外 满 急 奔流 而 过 的 涨 满 的 河水 ， 也 像 在 嘲笑 、 阻 拦 他 们 乘 船 
出 游 。 


I, REA AAS RIL ARE, A I At A PE 
的 洞穴 内 ’ 独 A 人 人 过 Alar ys BM 


ACIS, TUR oT, etek, WR AOR. ARMA 
ke, WHNMAMLR, ERNE LER. aR, BR 
总 有 些 动物 来 串门 聊天 ， 因 此 ， 谈 了 不 少 有 关 春 夏 的 趣闻 逸事 ， 互 通 消 
息 和 意见 。 


当 他 们 回顾 夏天 的 一 切 时 ， 就 感到 ， 那 是 多 么 绚丽 多 彩 的 一 革 啊 ! 
那里 面 有 许多 五 彩 缤 纷 的 插图 。 大 河 两 岸 ， 一 支 盛 装 的 游行 队伍 在 不 停 
地 庄严 行进 ， 展 示 出 一 场 跟着 一 场 语 丽 符 星 的 景观 。 紫 色 的 珍珠 菜 最 先 
登场 ， 抖 开 它 那 乱 丝 般 丰 美的 秀 发 ， 垂 挂 在 镜面 般 的 河水 边沿 ， 镜 中 的 
it, SUPE ACMA. WM ANNI, TUDE AIH, FARRAH E 
ay. Wa, ANNAN, TS ER, RSH SR 
席 地 位 。 


最 后 ， 在 一 个 早晨 ， 考 愤 的 野 普 被 姗 姗 来 迟 ， 轻 盘 地 步 上 舞台 。 这 
时 ， 就 像 强 乐 以 它 辉 焊 的 和 弦 转 入 一 曲 加 沃 特 ， 向 人 们 宣告 ， 六 月 终于 
来 到 了 。 但 是 ， 戏 班子 里 还 缺 一 个 角色 没有 到 齐 ， 那 就 是 水 仙女 所 追求 
的 牧羊 少年 ， 闺 秀 们 和 赁 衫 盼望 的 骑士 ， 用 亲吻 唤醒 沉睡 的 夏天 的 生命 和 
爱情 的 王子 。 当 吴军 琥珀 色 紧 身 背心 的 笑 丑 菊 ， 温 文 尔 雅 、 芳 香 扑 曼 、 
步履 优美 地 登 上 舞台 时 ， 好 戏 就 开场 了 。 


那 是 多 么 精彩 的 一 出 戏 啊 ! 
当 和 容 风 冷 雨 拍打 着 门窗 时 ， 睡 眼 慢 愉 的 动物 们 安逸 地 炭 在 洞穴 里 ， 


LAR a ARIA ee ABI, Re Be WSs CAS, AAT 
贴 在 水 面 。 然 后 ， 灰 色 化 成 了 金色 ， 大 地 重 又 呈现 出 缤纷 的 色 译 。 


动物 们 体验 到 早春 下 水 的 刺激 ， 沿 着 河 尾 奔腾 跳跃 的 欢 愉 ， 感 到 大 
地 、 空 气 和 水 都 变 得 光辉 村 目 。 他 们 回想 起 夏 日 炎热 的 正午 ， 在 灌木 从 
的 绿 戎 下 千代 然 午 睡 ， 阳 光 透 过 浓 戎 ， 洒 下 小 小 的 金色 斑点 ;回想 起 午 
后 的 划船 和 游泳 ， 沿 着 侍 土 飞扬 的 小 符 ， 罕 越 黄 澄 淤 的 田野 ， 漫 无 目的 
地 邀 游 ， 又 回想 起 那 长 长 的 凉爽 的 黄色 ， 各 路 人 马 全 都 会 章 ， 交 流 着 友 
情 ， 共 同 筹划 明天 新 的 历险 。 


冬日 的 白骨 是 很 得 的 ， 动 物 们 畦 炉 朵 话 时 ， 可 谈 的 话题 多 着 哩 。 可 
He» WEIR EA ACHE IY 25 PA EN TAY 


于 是 ， 有 一 天 下 午 ， 当 河 鼠 坐 在 圈 椅 上 ， 对 着 一 炉 熊 驴 的 火 ， 时 而 
打 卫 儿 ， 时 而 纺 些 不 成 韵 的 许 ， 志 鼠 便 上 蜡 下 决 必 ， 独 目 出 门 去 探访 那 座 
野 林 ， 说 不 定 辜 巧 还 能 结识 猿 先 生 哩 。 


那 是 一 个 赛 冷 静 这 的 下 午 ， 忠 鼠 悄 悄 溜 出 暖 融融 的 客厅 ， 来 到 屋 
外 。 头 顶 上 的 天 空 如 同 纯 钢 似 的 发 着 青 光 。 四 周 的 旷野 光秃秃 ， 没 有 一 
片 树叶 。 他 党 得 ， 他 从 来 没有 看 得 这 样 远 ， 这 样 透 彻 。 因 为 ， 大 目 然 进 
入 了 她 一 年 一 度 的 酮 睡 ， 仿 佛 在 睡梦 中 足 掉 了 她 全 里 的 衣着 。 矮 树林 、 
小 山谷 、 乱 石 坑 ， 还 有 各 种 隐蔽 的 地 方 ， 在 草木 欧 荡 的 夏天 ， 曾 是 可 供 
他 探险 的 神秘 莫 测 的 宝地 ， 现 在 却 把 它们 目 身 和 筷 们 包 藏 的 秘密 裸露 无 
遗 ， 似 乎 在 乞求 他 暂时 忽视 它们 的 破败 贫 盗 ， 直 到 来 年 再 一 次 戴 上 它们 
人 花 里 胡 哨 的 假 面具 ， 狂 歌 乱 舞 ， 用 老 一 套 的 手法 作弄 、 瞒 哄 他 。 从 茶 方 
面 说 是 怪 可 怜 的 ， 可 还 是 使 他 高 兴 ， 甚 至 使 他 兴 


他 喜欢 这 剥 去 了 华丽 衣 疲 不 加 修饰 的 质 村 的 原野 。 他 能 够 深 深 地 进 
入 大 地 的 裸露 的 筋骨 ， 那 是 美好 、 强 健 、 浑 朴 的 。 他 不 要 那 暖 融融 的 育 
薪 ， 不 要 那 轻 轻 摇摆 的 结 籽 的 青草 。 山 楂 树 管 的 屏风 ， 山 毛 样 和 榆树 的 
绿 浪 翻 滚 的 帷幕 ， 最 好 离 得 远 远 的 。 他 欢 欢喜 喜 地 朝 着 野 林 快 步 前 进 。 


野 林 正 横 豆 在 他 面前 ， 黑 压 压 的 ， 怪 吓人 ， 像 隆起 在 平静 的 海里 的 一 排 


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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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 横 倒 的 树干 克 绊 他 的 腿 ， 树 桩 上 长 出 的 菌 像 漫 画 中 的 怪 脸 ， 乍 看 吓 
他 一 跳 ， 因 为 它们 酷似 条 种 勾画 悉 义 膛 远 的 东西 ， 可 又 怪 有 趣 ， 使 他 兴 
BARC. EES) thw ERIE, BEAT PRP BAS H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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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在 这 时 ， 开 始 出 现 了 各 种 鬼脸 。 


鬼脸 出 现在 他 户 后 ， 他 一 开始 模 模 糊糊 觉得 看 到 了 一 张 面孔 : 一 张 
歹 毒 的 棉 形 小 脸 ， 从 一 个 洞口 向 他 帘 望 。 他 回 过 类 来 正 对 它 看 时 ， 那 东 
西 却 修 忽 不 见 了 。 


他 加 快 了 脚步 ， 关 照 自己 二 万 别 胡思乱想 ， 要 不 然 ， 纠 象 就 会 没完 
没 了 。 他 走 过 一 个 又 一 个 洞口 。 是 的 ! 不 是 ! 一 一 是 的 ! 肯定 是 有 
一 张 尖 尖 的 小 脸 ， 一 对 恶狠狠 的 眼睛 ， 在 一 个 洞 里 内 了 一 下 ， 叉 没 了 。 
他 人 述 疑 了 一 下 ， 叉 壮 看 胆子 ， 强 打 精 神往 前 走 。 可 古 突然 间 ， 远 远近 近 
几 百 个 洞 里 都 锁 出 一 张 张 脸 ， 忽 而 显现 ， 忽 而 消失 ， 所 有 的 眼睛 都 凶 
AR. AK. BA, sr A ae. BOY BGK 461th. 


他 想 ， 要 是 能 离开 土 坡 上 的 那些 洞 和 六 ， 束 不 会 再 看 到 面孔 了 。 他 所 
IONS, BITE, PATA HT ES 


接着 ， 开 始 出 现 了 哨 音 。 


乍 听 到 时 ， 那 声音 很 微弱 ， 很 尖 细 ， 在 他 号 后 很 远 很 远 的 地 方 响 
起 ， 不 知 怎 的 却 促 使 他 急 急 朝 前 赶 。 然 后 ， 仍 旧 很 微弱 很 尖 细 的 哨 音 ， 
都 在 他 前 面 很 远 很 远 的 地 方 啊 起 ， 使 他 中 中 不 前 ， 想 退回 去 。 正 当 他 狂 


豫 不 决 站 着 不 动 时 ， 哨 音 突然 在 他 两 侧 啊 起 来 ， 像 是 一 声 接 一 声 传递 过 
去 ， 罕 过 整 座 树林 ， 直 到 最 远 的 边缘 。 


不 管 那 是 些 什么 东西 ， 它 们 显然 都 警 党 起 来 ， 准 备 好 迎 敌 。 可 他 却 
MAA, Pa, POLAR. MAM, 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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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初 ， 他 以 为 那 只 不 过 是 落叶 声 ， 因 为 声音 很 轻 很 细 。 后 来 ， 声 音 
渐渐 啊 了 ， 而 且 发 出 一 种 有 规律 的 节 委 。 


他 明白 了 ， 这 不 是 别 的， 只 能 是 小 脚 求 踩 在 地 上 发 出 的 喇 输 声 ， 不 
过 声音 离 得 还 远 。 到 底 是 在 前 面 还 是 在 后 面 ? 开头 像 在 前 面 ， 过 后 又 像 
在 后 面 ， 再 后 来 像 前 后 都 有 。 他 焦虑 不 安 地 时 而 听 听 这 边 ， 时 而 听 听 那 
边 ， 声 音 变 得 越 来 越 啊 ， 越 来 越 杂 乱 ， 从 四 面 八方 朝 他 蜗 拢 。 他 站 着 不 
动 ， 侧 耳 倾 听 。 


突然 ， 一 只 兔子 穿 过 树林 朝 他 奔 来 。 他 等 着 ， 指 望 兔子 放 慢 脚步 ， 
Be Pala wb. Ae, Sar ihe, JARRE aE. Sat he 
GNAWt, HERES. “TRIP, PRIXTARE, FR! ”兔子 绕 过 一 个 树桩 时 ， 
万 鼠 听 到 他 这 样 咕噜 了 一 声 ， 然 后 便 锁 进 邻 近 一 个 洞穴 ， 不 见 了 。 


脚步 声 越 来 越 啊 ， 如 同 又 落 的 冰 蜀 ， 打 在 他 四 周 的 村 校 败 叶 上 。 整 
座 树 林 仿 佛 都 在 奔跑 ， 拼 命 狂奔 ， 奶 逐 ， 四 下 里 包抄 围捕 什么 东西 ， 也 
许 是 什么 人 ? 他 惊慌 万 状 ， 撒 腿 就 跑 ， 漫 无 目的 不 明 方向 地 乱 跑 。 他 忽 
而 撞 上 什么 东西 ， 忽 而 挤 倒 在 什么 东西 上 ， 忽 而 落 到 什么 东西 里 ， 忽 而 
从 什么 东西 下 面 蹄 过， 忽而 又 绕 过 什么 东西 。 琳 了， 他 在 一 株 老 山 毛 样 
树 下 一 个 深 深 的 黑洞 里 找到 了 庇护 所 。 这 个 调 给 了 他 隐蔽 藏身 处 一 一 说 
不 定 还 能 给 他 安全 ， 可 谁 又 说 得 准 呢 ? 


反正 ， 他 实在 太 累 ， 再 也 跑 不 动 了 。 他 只 能 旺 纵 在 被 风 刮 到 洞 里 的 


WH BL, is Be EP ANE HE. UE ASL, ATM RR, We 
外 面 的 哨 声 和 脚步 声 ， 他 终于 悦 然 大 悟 。 


原来 ， 其 他 的 田间 和 和 党 下 的 小 动物 最 害怕 见 到 的 那 种 可 怕 的 东西 ， 
河 鼠 曾 仇 费 知 心 防 止 他 遇 上 的 那 种 可 怕 的 东西 ， 就 是 一 一 野 林 的 荡 怖 ! 


SIL, WY RIE ANAT ARBAB ETT AL. AS ERK SAR BF 
Aa MIR ETRE POR, MBSKIAD a1, ps, IE tin eR CE yey UT pat) 
THe. IRIS, —ERIR ER POR, DPM, BR BK Be, JE Ts 
醒 了 。 他 想起 刚才 在 干什么 ， 忙 从 地 上 捡 起 诗 稿 ， 冥 思 昔 想 了 一 阵 ， 然 
后 回 过 头 来 找 厅 鼠 ， 想 回 他 请 教 一 个 恰当 的 韵脚 什么 的 。 


FY Fa BANE 


fee TLL! ? 没 人 回答 。 他 只 得 站 起 来 ， 走 到 门厅 


万 鼠 惯 利 挂 帽子 的 钩子 上 ， 不 见 了 帽子 。 那 双 一 同 放 在 伞 架 劳 的 加 
Y, HART Ke 


MEM RS, FPA VRIT HO, APPT BREEN EE. ALTE 
找到 了 ， 没 错 。 他 的 靴子 是 新 买 来 准备 过 冬 的 ， 所 以 后 跟 上 的 小 突起 轮 
OMT. iA SVE EMAL, ARN, PEAR RAT Tal 
Bo 


FON, MEU Sor BH. Ba he eae, RE AR BZ 
帝 系 在 腰 间 ， 往 皮带 上 插 几 把 手枪 ， 又 从 大 厅 的 一 角 抄 起 一 根 粗 棒 ， 撤 
腿 朝 野 林 走 去 。 


他 走 到 林 边 的 第 一 排 树 时 ， 天 色 已 经 色 瞳 下 来 ， 他 喀 不 犹 治 地 径直 
钻 进 树林 ， 焦 急 地 东张西望 ， 看 有 没有 朋友 的 踩 迹 。 


到 处 都 有 不 怀 好 意 的 小 脸 ， 从 洞口 探 尖 探 脑 同 外 张望 ， 可 一 看 到 这 


位 威风 凉 六 的 动物 ， 看 到 他 的 那 排 手枪 ， 还 有 紧 扎 在 他 手 里 的 凶 神 恶化 
的 大 棒 ， 就 立刻 隐没 了 。 刚 进 林 子 时 分 明 听 到 的 哨 声 和 脚步 声 也 都 消逝 
J. 止息 了 ;一切 又 都 归于 宁静 。 


他 果敢 地 穿 过 整 座 树林 ， 一 直 走 到 尽头 ， 然 后 ， 撒 开 所 有 的 小 径 ， 
横 穿 树林 ， 仔 细 搜 索 整 个 林 区 ， 同 时 不 停 地 大 声 呼 叫 : “REL, ORBUL, 
mL! 你 在 哪儿 ? 我 来 啦 女儿 来 啦 ! ” 


他 在 树林 里 耐心 搜索 了 一 个 多 小 时 ， 末 了 ， 他 听 到 一 声 细微 的 回 
答 ， 不 茶 大 襄 。 他 循 看 声 首 的 方 辐 ， 穿 过 越 来 越 浓 的 黑暗 ， 来 到 一 株 老 
山 毛 样 树 脚 下 。 从 树 下 的 一 个 洞 里 ， 传 出 一 个 微弱 的 声音 ， 说 : “ 鼠 
JL! 真 的 是 你 吗 ? ” 


TH AMG BN A, FRB HR TS ACBL AY ie Bo “IC, BL 
啊 ! eM, “YF I YS, UN Ta] ELA SR AN BI” 


“ 噢 ， 我 完全 能 理解 ，” 河 鼠 抚 奈 他 说 , “你 真 的 不 该 来 ， 不 该 这 么 
干 ， 髓 鼠 。 我 曾 极力 劝阻 你 的 。 我 们 河 边 动物 从 不 单独 上 这 儿 来 。 要 来 
的 话 ， 起 码 也 得 找 个 伴 儿 同 行 ， 才 不 会 有 问题 。 而 且 ， 来 以 前 你 必须 学 
会 上 百 种 守门 ， 那 些 我 们 都 履 ， 可 你 不 懂 。 我 指 的 是 有 效 的 口令 、 上 暗 
写 、 口 决 ， 衣 儿 里 还 要 带 上 装备 ， 要 反复 背 许 人 条 些 诗句 ， 经 常 练习 逃避 
方法 和 拉 巧 。 你 学 会 了 ， 就 全 都 很 简单 。 作 为 小 动物 ， 你 必须 学 会 这 
HE, PNW ESTAR. SPAN, BUR EEE EAL, AB I Fil 
w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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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E? ” 河 鼠 哈哈 大 笑 ,， “他 独 目 一 个 ， 才 不 会 在 这 里 露面 哩 ， 哪 
怕 你 给 他 整整 一 帽子 的 金币 ， 他 蟾 歇 也 不 会 来 的 。” 


听 到 河 鼠 那 惕 明 的 舌 声 ， 看 到 他 手中 的 大 棒 和 腕 闪闪 的 手枪 ， 丰 鼠 


KBE. MARAE, HAP to YS, TAK S 


“现在 ，* 河 鼠 当 下 说 ，“ 咱 们 真 的 必须 打 起 精神 ， 趁 天 还 有 一 丝 丝 
亮 ， 赶 回 家 去 。 在 这 儿 过 夜 是 万 万 不 行 的 ， 你 明白 。 至 少 是 太 冷 了 。” 


REA BOL, ”可 怜 的 虑 鼠 说 , “实在 对 不 起 ， 可 我 真是 累 坏 了， 
确 确 实 实 是 累 震 了 。 你 得 让 我 在 这 儿 多 鞭 会 儿 ， 恢 复 一 下 体力 ， 才 谈 得 
到 走 回 家 去 。” 


“AES, PABA DL, “ 那 就 鞭 肴 吧 。 反 正 天 已 差不多 全 黑 了 ， 
待 会 儿 ， 该 有 氮 儿 月 光 了 。” 


于 是 髓 鼠 深 深 钻 进 枯 树 时 ， 伸 开 四 胶 ， 不 一 会 儿 就 睡 着 了 ， 尽 管 睡 
叶 时 断 时 续 ， 人 惊 层 不 安 。 河 鼠 为 了 取暖 ， 也 尽量 把 身子 播 得 严实 些 ， 一 
只 爪子 握 着 手枪 ， 躺 着 耐心 等 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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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鼠 终 于 醒 来 ， 精 神 好 多 了 ， 人 恢复 了 平日 的 情绪 。 河 鼠 说 : “好 
My! 我 先 去 外 面具 上 ， 看 是 不 是 平安 无 事 ， 然 后 咀 们 真 该 开 步 走 啦 。” 


河 鼠 来 到 洞口 ， 探 头 同 外 望 。 鼎 鼠 听 见 他 轻声 上 自 言 自 语 说 : “ 呵 ， 
Mn] , RITUAL ! 和 


“出 什么 事 了 ， 鼠 儿 ?” ?Re BN [El 
“下 雪 啦 ，?” 河 鼠 简 短 地 回答 , “就 是 说 ， 下 雪 啦 。 雪 下 得 可 冲 哪 ! ” 


RR TLE OR, BET SF MBNA] SPEEA, JR LAB Be eR i 
TRIE LTP te eee 
He RIP TBR AY As 2 迅速 消失 了 。 


一 层 唱 圣 闪光 的 仙 毯 ， 蒙 盖 了 整个 地 面 ， 这 仙 毯 看 上 去 太 纤 巧 了 ， 
粗 罕 的 脚 都 不 妖 往 上 踩 。 漫 天 球 酒 着 细 细 的 粉末 ， 碰 到 脸 上 ， 痒 痒 的 ， 


很 舒服 。 勋 黑 的 树干 ， 仿 佛 被 一 片 来 自 地 下 的 光照 壳 ， 显 得 清晰 弄 季 。 


“ 唤 ， 唤 ， 没 办 法 。?" 河 鼠 想 了 一 会 儿 说 ,“ 我 看 ， 咀 们 还 是 出 发 ， 
AeA UL RIN ce, BOHRA SAINT i. Iw, AB 
模样 。” 


确实 如 此 。 喘 鼠 简 直 认 不 出 这 吏 是 原来 那 座 树林 了 。 不 过 ， 他 们 还 
是 勇敢 地 上 路 了 。 


他 们 选择 了 一 条 看 似 最 有 把 握 的 路 线 ， 互 相 换 扶 者 ， 闭 出 一 副 所 辣 
FBLA THERE, BEE LARA RTE BY, LU YE fe 
识 ， 或 者 面 对 那 白 茫 茫 的 一 片 雪 野 和 千篇一律 的 黑色 树干 ， 都 便装 作 是 
到 了 熟悉 的 空地 、 秀 口 或 通道 。 


过 了 一 两 个 钟头 一 一 他 们 已 完全 失去 了 时 间 概 念 一 一 他 们 停 了 下 
KK, SHR. MfeZ. MRE, FE ARIMA SOR OR, fig A 
气 ， 考 虑 下 一 步 该 怎么 办 。 


他 们 已 累 得 浑身 酸痛 ， 控 得 皮 破 血 流 ;， 他们 好 几 次 挥 进 洞 里 ， 弄 得 
浑 吴 湿 透 。 雪 已 经 积 得 很 厚 很 厚 ， 小 小 的 腿 几 乎 拔 不 出 来 。 树 越 来 越 笛 
密 ， 也 越 来 越 难 以 区 分 。 树 林 仿 佛 无 边 无 际 ， 没 有 尽头 ， 也 没有 差别 ， 
最 糟 的 是 ， 没 有 一 条 走出 树林 的 路 。 


“ 唱 们 不 能 久 坐 ，? 河 鼠 资 , “FRIES, DORIA AUTH. 
太 冷 了 ， 雪 很 快 就 会 积 得 更 深 ， 咱 们 蹲 不 过 去 了 。?” 他 朝 四 周 张 鹿 ， 想 
了 一 阵 ， 接 着 说 :“ 瞧 ， 我 想到 这 么 一 个 办 法 : 前 面 有 一 块 谷地 ， 那 儿 
有 许多 小 山 包 、 小 丘 风 。 咀 们 去 那儿 找 一 处 隐 贡 的 地 方 ， 一 个 有 二 地 面 
的 洞穴 什么 的 ， 避 避风 雪 。 咱 们 移 在 那儿 好 好 休 妃 一 阵子 ， 再 想法 走出 
树林 。 虽 们 都 累 得 够 哗 了 。 再 说 ， 雪 说 不 定 会 停 下 来 ， 或 者 会 出 现 什么 
别 的 情况 。” 


于 是 ， 他 们 又 站 起 来 ， 跟 跟 踊 踊 走 下 谷地 ， 去 寻找 一 个 山洞 ， 或 者 
一 个 干燥 的 角落 ， 可 以 抵挡 刺骨 的 寒 风 和 飞 旋 的 雪 。 正 当 他 们 在 碍 看 河 
鼠 提 到 的 一 个 小 山 包 时 ， 蝶 鼠 突 然 尖 叫 一 声 ， 脸 朝 下 控 了 个 嘴 吐 泥 。 


“UCM, FRAME! ?他 喊 道 , “哎哟 ， 我 可 怜 的 小 腿 ! ”他 翻身 坐 在 地 
上 ， 用 两 只 前 爪 抱 住 一 条 腿 。 


“AYP Hime! ” 河 鼠 关切 地 说 ,，“ 今 儿 个 你 好 像 不 大 走运 ， 是 不 
古 ? 让 我 瞧 瞧 你 的 腿 。” 他 双 膝 跪 下 来 看 , “是 啊 ， 你 的 小 腿 受 伤 了 ， 没 
错 。 等 等 ， 让 我 找 出 手 由 来 给 你 包 上 。” 


“我 “FE FE AL - 根 埋 在 雪 里 的 树枝 或 树桩 绊 倒 >a rae 
说 ， “Hy ZY ! Ay es) 1 >?” 


“伤口 很 整齐 ，” 河 鼠 再 一 次 仔细 检查 他 的 腿 ，“ 绝 不 会 是 树枝 或 树 
桩 划 破 的 。 看 起 来 倒 像 是 和 被 什么 锋利 的 金属 家 伙 划 的 。 怪 事 ! ”他 沉吟 
了 一 会 儿 ， 观 穴 看 周围 一 带 的 山 包 和 坡地 。 


“ 响 ， 管 它 是 什么 干 的 ，” 谍 鼠 说 ， 痛 得 连 语法 都 顾 不 上 了 , “不管 
是 什么 划 的 ， 反 正 一 样 痛 。” 


可 是 ， 河 鼠 用 手帕 仔细 包 好 他 的 伤 腿 后 ， 就 手下 他 ， 忙 着 在 雪 里 挖 
起 来 。 他 又 蚀 又 铲 又 据 ， 四 条 腿 忙 个 不 停 ， 而 馈 鼠 在 一 旁 不 耐烦 地 等 
着 ， 时 不 时 插 上 一 句 : “ 唉 ， 河 鼠 ， 算 了 吧 ! ” 


突然 ， 河 鼠 一 声 喊 :“ 啊 哈 ! ?跟着 又 是 一 连 串 的 “ 啊 哈 一 一 啊 哈 
啊 哈 一 一 啊 哈 ! ”他 竟 在 雪 地 里 跳 起 舞 来 。 


“BOL, PERE A? "REI, Hea A CATR 
“ 快 来 看 哪 ! ”心花怒放 的 河 鼠 一 边 说 ， 一 边 还 跳 着 舞 。 


Reb Ja Tae, BS MA WEA, fee eer de 
ii: “ 哦 ， 我 瞧 得 真 真切 切 。 这 类 东西 以 前 也 见 过 ， 见 得 多 啦 。 我 管 它 
叫 家 和 常 物品。 只 不 过 是 一 只 大 门口 的 刮 泥 器 ! 有 什么 了 不 起 ! 干吗 围 着 
SA ANVE ae BEE?” 


“难道 你 还 不 明白 这 意味 着 什么 吗 ? 你 呀 ， 你 这 个 未 瓜 ! ” 河 鼠 不 耐 
烦 地 喊 道 。 


“我 当然 明日 啦 ，” 切 鼠 回 答 说 , “这 只 不 过 说 明 ， 有 个 粗心 大 意 爱 
坏事 的 家 伙 ， 把 上 自家 门 前 的 刮 泥 恬 丢 在 了 野 林 中 央 ， 不 俩 不 倚 就 扔 在 什 
么 人 都会 给 绊 倒 的 地 方 。 我 说 ， 这 家 伙 也 大 缺德 了 。 等 我 回 到 家 时 ， 我 
非 同一 一 癌 什 么 人 一 一 告 他 一 状 不 可 ， 等 着 瞧 吧 ! ” 


“天 哪 ! FB Ap BRE AIA IRE ANT ES, Wey TC AB Fy Se 
道 , “KEM, HbA, PORAMBOKE 
四 周 雪 粉 飞溅 。 


又 百 干 了 一 阵子 ， 他 的 努力 终 见 成 效 ， 一 块 破旧 的 擦 脚 执 露 了 出 
来 。 


“HE! 我 说 什么 来 着! ” 河 鼠 扬扬 得 意 地 欢呼 起 来 。 


“什么 也 不 是 ，” 起 鼠 一 本 正经 地 说 , “好 吧 ， 你 像 是 又 发 现 了 一 件 
家 用 杂 物 ， 用 坏 了 被 扔 掉 的 ， 我 想 你 一 定 开心 得 很 。 要 是 你 想 围 着 它 跳 
舞 ， 那 就 快 跳 ， 跳 完 咀 们 好 赶路 ， 不 要 再 为 这 些 破位 垃圾 浪费 时 间 啦 。 
一 块 擦 脚 垫 ， 能 当 饭 吃 吗 ?能 当 徐 子 盖 着 睡觉 吗 ? 能 当 雪 权 坐 上 清 回 家 
吗 ? 你 这 个 叫 人 和 性 火 的 晒 齿 动物 ! ” 


“你 当真 认为 ，” 兴 奋 的 河 鼠 喊 道 , “这 块 擦 脚 热 不 能 说 明 任 何 问题 
ny ? ” 


“He, Tp, "MERAH, “RUN, STR EK, MAA 


Abe SF. MEM bie, REREAD TT Ine? 擦 脚 垫 是 不 会 
说 什么 的 。 它 们 根本 不 是 那 种 货色 。 擦 脚 垫 懂 得 自己 的 身份 。” 


“你 昕 着 一 一 你 这 个 示 瓜 。” 河 鼠 回 答 说 ， 他 真 的 火 了 ，“ 别 再 跟 我 
来 这 一 套 ! 一 句 话 也 外 说 ， 只 省 蚀 一 一 便 ， 控 ， 据 ， 找 ， 特 别 是 在 小 山 
包 四 周 找 。 要 是 你 今 晚 想 有 个 干 干爽 爽 暧 暖和 和 的 地 方 睡 上 一 觉 ， 这 束 
古 最 后 的 机 会 ! ” 


河 鼠 冲 他 们 里 边 的 一 处 雪 坡 发 起 猛攻 ， 用 他 的 粗 棒 到 处 捅 ， 叉 发疯 
WHI. MEI MER, AAAI, RADE BR, BATA 
信 ， 他 的 朋友 头脑 有 点 儿 发 疾 了 。 


吾 干 了 约 十 分 钟 光景 ， 河 鼠 的 棍 棱 殴 到 了 什么 东西 ， 友 出 空洞 的 声 
首 。 又 刨 了 一 阵 ， 可 以 伸 进 一 只 爪子 去 摸 了 。 他 叫 研 鼠 过 来 帮忙 。 两 只 
动物 一 齐 努 力 ， 终 于 ， 他 们 的 劳动 成 果 赫 然 出 现在 眼前 ， 把 一 直 持 怀疑 
SBE AY) ide BA DR Ft A ES AR 


就 在 看 去 像 是 一 个 雪 坡 的 劳 边 ， 立 着 一 遍 漆 成 墨绿 色 的 坚实 的 小 
门 。 门 边 挂 着 铃 强 的 铁 环 ， 铃 绳 下 有 一 块 小 小 的 黄 铜 脾 子 ， 有 牌子 上 用 工 
整 的 楷书 清晰 地 刻 看 儿 个 字 ， 借 着 月 光 ， 可 以 辨认 出 是 : 猿 先 生 。 


Reb CE, IE SHE “ 河 鼠 ! ”他 必 悔 地 喊 道 ,“ 你 
真 了 不 起 ! 你 呀 你 ， 实 在 是 了 不 起 ! 现在 我 全 明日 了 ! 打 一 开头 ， 打 从 
我 摔 伤 了 腿 的 那 一 刻 起 ， 你 就 用 你 那 聪明 的 头脑 ， 一 步 一 步 琢 麻 出 个 道 
理 来 。 一 看 我 的 伤口 ， 你 那个 顶 吸 啤 的 脑子 马上 就 对 目 己 说 :“ 是 刮 泥 
ar UA! PRAIA, RRB SAR BV as! 你 是 不 是 就 此 打 
住 呢 ? 换 了 别人 ， 怠 会 满足 了 ， 可 你 不 。 你 继续 运用 你 的 智慧 。 你 对 目 
己 说 : “要 是 再 找到 一 块 擦 脚 垫 ， 我 的 推理 就 得 到 了 证 实 ! BRIER A 
找到 了 。 你 太 陪 明了， 我 相信 ， 凡 是 你 想 找到 的 ， 你 都 能 找到 。 好 
My, OR, “明摆着 ， 这 儿 一 定 有 一 虱 门 ， 下 面 要 做 的 ， 只 是 把 门 找 出 
来 就 行 啦 ! ’ 嗯 ， 这 种 事 ， 我 只 在 书本 上 读 到 过 ， 在 生活 中 可 从 没 遇 到 


We MMAR AP EA A FINA. PERMTAKAS , itl Bo 
大 材 小 用 了 。 我 要 是 有 你 那么 一 副 头 脑 就 好 了 。 鼠 儿 一 一 


“既然 你 没有 ，? 河 鼠 权 不 客气 地 打 断 他 的 话 头 , “ 那 你 是 不 是 要 通 
彰 达 且 坐 在 雪 地 里 忠 叫 个 没完 ? 快 起 来 ， 瞧 见 那 根 铃 绳 吗 ? 使 劲 拉 ， 有 
BRIM KA, FORME! ” 


FETA] AFA eo TE, se ATE, «FEVER A, PY BS 
地 ， 整 个 喘 子 帅 在 绳子 上 晃荡 。 老 远 老 远 ， 他 们 隐隐 听 a 到 一 阵 低 沉 的 铃 
声 啊 了 起 来 。 


SS an 


他 们 而 着 性 子 等 ， 似 乎 等 了 很 久 很 入， 不 住地 在 雪 地 上 踪 脚 ， 好 让 
脚 暖和 一 点 儿 。 末 了， 终于 听 到 里 面 踢 里 吸 拉 的 脚步 声 ， 绥 绥 由 远 而 
近 ， 来 到 门 边 。 这 声音 ， 正 如 器 鼠 对 河 鼠 说 的 ， 像 是 有 人 路 着 秸 子 拖鞋 
走路 ， 鞋 太 大 ， 而 且 破 旧 。 响 鼠 很 孢 明 ， 他 说 得 丝 坚 不 着 ， 事 实 正 是 这 
样 。 


里 面 啊 起 了 拉 门 门 的 声音 ， 门 开 了 几 二 宽 的 一 条 缝 ， 刚 够 露出 一 只 
长 长 的 嘴 ， 一 双 睡 意 慢 恰 地 甩 巴 着 的 眼睛 。 


“Ue, Bale ee Fe Ek St, ASYM ER Se, “我 可 真 
要 生气 了 。 这 是 谁 蚜 ? 深 更 半夜 ， 这 种 天 气 ， 吵 醒 别 人 睡觉 ? 说 话 
Wy! ” 


“FEN, "YT UAE, “ 求 求 你 ， 让 我 们 进去 吧 。 是 我 呀 ， 河 鼠 ， 还 
有 我 的 朋友 起 鼠 ， 我 们 两 个 在 雪 地 里 迷 了 路 。” 


“怎么 ? 鼠 儿 ， 杀 爱 的 小 伙 子 ! ” 猴 喊 道 ， 整 个 换 了 个 声调 ,“ 快 进 
KK, UAB. WCU, MII EER SOME) 在 雪 地 里 迷 了 路 ! 而 
且 是 在 深 更 半夜 的 野 林 里 ! 快 请 进来 吧 。” 


两 只 动物 急 着 要 挤 进门 去 ， 互 相 绊 倒 了 ， 听 到 背后 大 门 关 上 的 声 
首 ， 都 感到 无 比 快 奈 。 


获 穿 着 一 件 长 长 的 展 衣 ， 脚 上 踢 的 拖鞋 ， 果 然 十 分 破旧 。 他 爪子 里 
擎 独 一 个 局 平 的 烛台， 大 概 在 他 们 涡 门 时 ， 正 要 回 卧 室 睡 党。 他 杀 切 地 


低头 看 着 他 们 ， 拍 拍 他 俩 的 脑袋 。“ 这 样 的 夜晚 ， 不 是 小 动物 们 该 出 门 
ANE Te, "HRA, “IL, RATA PR EDU A WAFER SI. PRK 
来 ， 上 厨房 。 那 儿 有 一 炉 好 火 ， 还 有 上 晚餐， 应 有 尽 有 。” 


Pesan, BPE te BUTE, RABE TE Ja, ERA obo Ht fi fick 
ASAIN, 2eaN-A Ue Se limi MATTE RE TARR TREY Bs FS) BS SE 
道 ， 来 到 一 间 中 央 大 厅 模 样 的 房间 。 从 这 里 ， 可 以 看 到 另 一 些 隧道 ， 呈 
树枝 状 分 倪 出 去 ， 显 得 幽深 神秘 ， 望 不 到 尽头 。 不 过 大 厅 里 也 有 许多 门 
一 一 厚重 的 橡木 门 ， 看 起 来 很 安逸 。 猿 推 开 了 其 中 的 一 忆 门 ， 雪 时 间 ， 
他 们 发 现 目 己 来 到 了 一 间 炉 火 通红 、 暖 意 融融 的 大 厨房 。 


地 板 是 红 砖 铺 的 ， 已 经 踩 得 很 上 日 ， 宽 大 的 壁炉 里 ， 燃 着 木 全 ， 两 副 
很 可 爱 的 炉 角 ， 深 深 固定 在 增 里 ， 冷 风 绝 不 会 倒 乔 进来。 壁炉 两 边 ， 面 
WHE ARE, ENE RR ATE EY. JEP IE 
HI, IL SRR EE SCAR EA ERMA, PERE. ERIN 
— Sin, — SREP Hy CHEB, eo ER EE RE, SEC 
f (ERB. RSA sin, EAE Pe TATRA RIN TR, HAA 
有 着 眼 ;， KEMPE, mea — A AKA, TAS, SESE 
Sk, “EEE Se. MTT, IRIS IME PEE TRK Es POT EK 
DEEL AAA SES, FRB TR, BOS TK, SORARC; 而 富有 雅 兴 的 
SST RHA BEER AA, BPC EU THM. TR. aT ATS 
Sh, HAWS SEN AA; BEA ARE EESCHIRATKSE, TTR 
地 互相 对 视 ; Be EA, UZ EA BAR; 而 那 炉 欢 畅 
的 荣 火 ， 内 烁 跳跃 ， 用 目 己 的 光一 视 同 仁 地 照 完 了 屋 里 所 有 的 东西 。 


和 善 的 获 把 他 俩 推 到 一 张 高 背 长 党 上 坐 下 ， 让 他 们 对 着 火 ， 又 叫 他 
们 脱 下 湿 衣 湿 就 。 他 给 他 们 拿 来 晨 衣 和 拖鞋 ， 并 且 杀 自用 温水 给 器 鼠 洗 
小 腿 ， 用 胶布 贴 住 伤口 ， 直 到 小 腿 变 得 完好 如 初 。 在 光 和 热 的 怀抱 里 ， 
他 们 终于 感到 干爽 暖和 了 。 他 们 把 疲乏 的 腿 高 高 伸 在 前 面 ， 听 着 背后 的 
EMEA SS, ROR SE MVE eI, BE REAR TE 


安全 的 避风 港 。 他 们 刚刚 摆脱 的 又 冷 又 没 出 路 的 野 林 ， 仿 佛 已 经 离 他 们 
老 远 老 远 ， 他 们 遭受 的 种 种 磨难 ， 似 乎 者 成 了 一 个 几乎 扎 掉 的 梦 。 


等 他 们 完全 烘 干 了 ， 猿 惑 请 他 们 去 餐桌 吃饭 ， 他 已 为 他 们 备 好 了 一 
WE AV U TEE S, Ale A BURR AEE EN, EAN A 
MERIL RP, BARRE eB Ae EH, Fa IR, ANAS RR ZS AS 
会 冬 秒 地 等 着 他 们 去 光顾 。 好 半 曙 ， 谈 话 是 根本 顾 不 上 了 。 等 到 谈话 慢 
慢 开 始 时 ， 又 因为 嘴 里 去 满 了 食物 ， 说 起 话 来 也 怪 为 难 的 。 好 在 儿 对 这 
RSIS, MEME Me BIEN RE, Be Ne LIK 
跨 同 时 说 话 。 他 目 己 既然 不 参与 社交 生活 ， 束 形成 了 一 个 观念 ， 认 为 这 
类 事 无 足 轻重 。《〈 当 然 ， 我 们 知道 他 的 看 法 不 对 ， 太 狭隘 了 ;因为 这 类 
事 还 是 重要 的 ， 不 过 要 解释 清楚 为 什么 重要 ， 太 费时 间 了 。) 他 坐 在 时 
首 一 张 扶 手 枯 上 ， 听 两 只 动物 谈 他 们 的 遭遇 ， 不 时 严肃 地 点 点 头 。 不 管 
他 们 讲 什么 ， 他 都 不 露出 证 异 或 震惊 的 神色 ， 也 从 不 说 “我 关照 过 你 
们 ”， 或 者 “我 一 直 都 这 么 说 的 ”， 或 者 指出 他 们 本 该 干什么 ， 不 该 干 什 
Zo ee BAT TTR A EI 


晚饭 终于 吃 完 了 ， 每 只 动物 现在 都 感到 肚子 饱 饱 的 ， 又 十 分 安全 ， 
不 此 惧怕 任何 人 或 任何 事 ， 于 是 他 们 围 坐 在 红 光 烧 烟 的 一 大 炉 荣 火 余 僚 
劳 ， 心 想 ， 这 么 晚 的 时 光 ， 吃 得 这 么 饱 ， 这 么 无 拘 无 束 地 坐 痢 ， 多 么 开 
心 啊 。 他 们 泛泛 地 困 聊 了 一 阵 以 后 ， 获 便 亲切 地 说 :“ 好 吧 ， 给 我 说 说 
你 们 那 边 的 新 闻 吧 。 老 蟾 怎样 啦 ? ” 


“We, RORY UA] BAC TC EH Th oe DRI NY We A CEE ty 
E, Rea, RVR e hide, thy A IE. “TEE 
Fy, MS ie, MBSR. PRR, TR OR ATE, FY Ae 
又 特 无 能 。 要 是 雇 一 个 正经 、 稳 重 、 训 练 有 素 的 动物 为 他 开车 ， 付 给 高 
新 ， 把 一 切 交 给 司机 ， 那 就 什么 问题 也 没有 了 。 可 他 仿 不 ， 他 目 以 为 是 
个 天 生 的 、 无 师 自 通 的 好 要 驶 员 ， 这 么 一 来 ， 车 祸 就 接连 不 断 了 。” 


“有 多 少 回 ? FE BAAN HU IA 


“你 是 说 一 一 出 的 车 祸 ， 还 是 买 的 车 ? ” 河 鼠 问 , “ 噢 ， 对 蚁 肾 来 
说 ， 反 正 都 是 一 回 事 。 这 已 是 第 七 回 了 。 至 于 另外 的 一 一 你 见 过 他 那 间 
车 库 吧 ? 呼 ， 全 扒 满 了 一 一 半点 儿 也 不 人 夸张， 一 直 扒 到 天 花 板 一 一 全 是 
汽车 碎片 ， 没 有 一 块 有 你 的 帽子 大 ! 这 就 是 另外 那 六 次 的 归宿 一 一 如 果 
算得 上 有 是 归 往 。” 


AMER GME H MK, "REBEL, “ZAPATA Tak 
WR, ABER ABA ATA.” 


“Sel, ERI PTTL, UR RL, “WR ER, ERAN 
ADAMI; FTIR AN SE AD ee ST 2 BREN tls inj EI 
了 ， 开 起 车 来 根本 不 顾 法 律 和 规则 。 他 早晚 不 是 送 命 就 是 破产 一 一 二 者 
yee. HET! 咀 们 是 他 的 朋友 ， 该 不 该 拉 他 一 把 ? ” 


获 苦 苦 思索 了 一 阵 ， 最 后 他 严肃 地 说 : “是 这 样 ， 你 们 当然 知道 ， 


目前 ， 我 是 爱 英 能 助 呀 ! ” 


两 位 朋友 都 同意 他 的 话 ， 因 为 他 们 理解 他 的 震 袁 。 按 照 动物 界 的 规 
逢 ， 在 冬 几 季 市 ， 不 能 指望 任何 动物 去 做 任何 费劲 的 或 者 英勇 的 举动 ， 
哪 介 只 是 比较 活跃 的 举动 。 所 有 的 动物 都 借 展 和 欲 睡 ， 有 的 真 的 在 睡 。 所 
有 的 动物 ， 多 多 少 少 都 由 于 气候 的 关系 竺 在 家 里 ， 闭 门 不 出 。 在 前 一 段 
时 间 ， 所 有 的 动物 全 身 的 肌肉 都 绷 得 紧 紧 的 ， 体 力 都 耗费 到 极点 。 所 
以 ， 经 过 前 一 段 日 日 夜 夜 的 辛勤 牵动 后 ， 所 有 的 动物 都 欣 了 下 来 。 


“就 这 样 吧 ! -FEDL, “不 过 ， 等 到 新 的 一 年 开始 ， 黑 夜 变 短 的 时 
候 ， 人 到 半夜 束 丹 不 住 了 ， 有 盼望 天 一 腕 就 起 来 活动 ， 到 那 时 残 可 以 一 一 
你 们 明白 的 ! ?两 只 动物 严肃 地 点 点 头 。 他 们 明白 ! 


“好 ， 到 那 时 候 ，” 外 接着 说 ,， “ 咀 们 一 一 就 是 说 ， 你 和 我 ， 还 有 我 
们 的 朋友 鼎 鼠 一 一 咱们 要 对 蟾 易 严 加 管束 。 不 许 他 明 亲 。 要 让 他 恢复 理 
性 ， 必 要 的 话 ， 要 对 他 采取 强制 措施 。 虽 们 要 使 他 变 成 一 只 明智 的 蟾 
办 。 虽 们 要 一 一 喂 ， 河 鼠 ， 你 睡 着 了 ! ” 


“没有 的 事 ! vay pea EST ASR, BOR So 


“ATTICA, HABER PC. MARA THA CES 
醒 ， 其 至 挺 精 神 ， 虽 然 他 也 不 明白 为 什么 会 这 样 。 当 然 ， 这 是 因为 ， 他 
原本 束 是 一 只 地 下 生地 下 长 的 动物 ， 获 的 住宅 的 位 置 正 合 他 心意 ， 所 以 
(USP TE. MOTE, MAC AIRE CE OT Bal A Bibs BL, et ob a 
He SRA) STATA, A ae Fp FBS 28 LE TT PP 


“CFI, eZ EPRBETEINI RS. FEL, HAS EPR, “你 
们 二 位 跟 我 来 ， 我 领 你 们 去 你 们 的 房间 。 明 天 早上 不 必 急 着 起床 一 一 早 
EIN TEESE AE. ” 


他 领 着 两 只 动物 来 到 一 间 长 长 的 房间 ， 一 半 像 卧室 ， 一 半 像 贮藏 


So NWA, MESH WL, Goa SETA] R———PERENISER, 
汞 卜 、 土 豆 ， 一 仅仅 的 干果 ， 一 饮 铅 的 蜂蜜 ， 可 是 为 半 间 地 板 上 ， 择 着 
两 张 洁 白 的 小 床 ， 看 上 去 很 柔软 很 招 人 如 欢 。 床 上 铺 着 的 说 钴 虽然 粗 
fe, EVR, ae ACH AR. AR PH, Re YT 
pL EMA, AER PARE, ER BITC ECR AR ATS 


HERR Sh TET, DAUR A 2 eR — ARIA BRE AZ 
Fie (HIE E), PPROAZAE RNIN, ADR RAS EAE EE 
SEL, WAN BINS ET. ATES, HI LAUR EF 
站 起 来 ， 葵 恭敬 敬 辐 他 们 深 革 一身。 


“yi, ARR, AAR, UR] bere MD, “接着 吃 你 们 的 强 吧 。 你 们 
两 个 小 家 伙 是 打 哪 儿 来 的 ? 雪 地 里 迷 了 路 ， 和 是 不 是 ? ” 


“是 的 ， 先 生 ，” 年 纪 大 些 的 那 只 刺 狂 茶 敬 地 说 , “ 俺 和 这 个 小 比 
利 ， 正 寻 路 去 上 学 一 一 妈 非 要 我 们 去 上 学 ， 说 天 气 向 来 是 这 样 一 一 自 
然 ， 我 们 迷 了 路 ， 先 生 。 比 利他 年 纪 小 ， 胆 儿 小 ， 他 害怕 ， 活 了 。 末 
了 ， 我 们 碰巧 来 到 获 先 生 家 的 后 门 ， 束 壮 着 胆子 癌 门 ， 先 生 ， 因 为 谁 都 
知道 ， 获 先生 他 是 一 位 好 心肠 的 先生 一 一 ” 


锅 里 打下 几 只 鸡 便 。 “外 面 天 气 怎么 样 了 ? 你 不 用 老 管 我 叫 ' 先 生 *“ 先 
生 ' 的 。” 河 鼠 又 说 。 


“ 噢 ， 糟 透 了， 先生 ， 雪 深 得 要 命 ，” 刺 猎 说 ,“ 像 你 们 这 样 的 大 人 
先生 ， 今 儿 个 可 出 不 了 门 儿 。” 


“ 获 先生 上 哪儿 去 了 ? ” 鼎 鼠 问 ， 他 正在 炉 火 上 温 咖 啡 。“ 老 和 仓 他 上 
书房 去 了 ， 先 生 。” 刺 猎 回 答 说 ,，“ 他 说 他 今 儿 上 午 特 忙 ， 不 要 人 打捞 
他 。” 


RE, TEE I Ra tse. SSE, RETA 
提 到 过 的 ， 一 年 当中 你 有 半年 过 着 极度 紧张 活路 的 生活 ， 而 男 外 半年 处 
在 半 睡 或 全 睡 的 状态 ， 在 后 一 段 时 间 里 ， 如 果 家 里 来 了 客人 ， 或 者 有 事 
需要 办 理 ， 你 总 不 好 老 是 推 说 自己 犯困 吧 。 这 样 的 解释 说 多 了 ， 会 叫 人 
厌烦。 几 只 动物 都 明白 ， 获 饱 饱 地 吃 过 一 顿 早饭 以 后 ， 回 到 书房 ， 就 会 
倒 在 一 张 扶手 椅 上 ， 双 腿 架 在 男 一 张 扶手 椅 上 ， 脸 上 盖 着 条 红 手 帕 ， 忙 
他 在 这 个 季 市 照例 要 “ 忙 ”的 事 去 了 。 


前 门 的 门铃 大 啊 ， 河 鼠 正 别 着 抹 了 黄油 的 烤 面 包 片 ， 满 嘴 流 油 ， 束 
派 那个 小 一 点 儿 的 刺 狂 比 利 去 看 是 谁 来 了 。 厅 里 一 阵 踪 脚 声 ， 比 利 回来 
了 ， 后 面 跟 独 水 猎 。 水 猫扑 到 河 鼠 身上 ， 搂 住 他 ， 大 声 问 他 问好 。 


“ 走 开 ! UR] ba Ge LOE apa EA, TE ANTE HULL Ih 


“我 就 知道 ， 准 能 在 这 儿 找 到 你 们 的 ，? 水 猎 兴 高 采 烈 地 次, “今天 
KR FAW, ALA AIEGCR ATTA. Th Te ETEK, Bee 
Bat xT 2 RE SPARTA St. AR, ASEAN Se i 
Jo AERA, AMIE BRIN, TJ LB ORT, Ba, FETE hee 
SRE, Ppa ak, SSH, AALS. By, 
天 气 可 好 啦 ! 过 雪 地 时 ， 红 太阳 刚刚 升 起 ， 照 在 黑 勋 勋 的 树干 上 。 我 在 
静 悄 悄 的 林子 里 走 着 ， 时 不 时 ， 一 大 团 雪 从 树 校 上 滑落 下 来 ， 喉 的 一 
声 ， 吓 我 一 跳 ， 赶 忙 跳 开 ， 找 个 地 方 因 起来。 一 夜 之 间 ， 忽 然 冒 出 那么 
多 的 雪 城 、 雪 洞 ， 还 有 雪 桥 、 雪 台 和 雪 增 一 一 要 依 我 ， 真 想 跟 它们 一 连 
玩 上 几 个 钟头 。 许 多 地 方 ， 粗 大 的 树 校 被 积 雪 压 断 了 ， 知 更 乌 在 上 面 中 
中 跳 跳 ， 神 气 活 现 ， 好 像 那 是 他 们 干 的 。 一 行 大 雁 ， 串 成 一 条 零乱 的 
线 ， 在 高 高 的 灰色 天 空 里 护 过 头顶 。 几 只 乌鸦 在 树 梢 上 盘旋 ， 巡 视 了 一 
中 ， 又 带 着 不 层 一 顾 的 神情 ， 拍 独 翅 膀 飞 回 家 去 了 。 可 我 就 是 没 遇 上 一 
只 头脑 清醒 的 动物 ， 好 辐 他 打听 消息 。 大 约 走 过 林 子 的 一 半 时 ， 我 遇 上 
一 只 兔子 ， 华 在 树桩 上 ， 正 用 爪子 洗 他 那 张 傻 里 盆 气 的 脸 。 我 悄悄 汐 到 
他 背后 ， 把 一 只 前 爪 重 重地 搭 在 他 户 上， 这 下 可 把 他 吓 掉 了 魂 。 我 只 好 


在 他 脑 瓜 上 拍打 两 下 ， 才 使 他 稍稍 清醒 过 来 。 我 终于 从 他 嘴 里 掏 出 话 

来 ， 他 说 ， 他 们 有 人 上 昨夜 在 野 林 里 上 本 见 眠 鼠 来 着 。 他 说 ， 兔 子 洞 里 ， 大 
伙 儿 都 七 嘴 八 天 议论， 说 河 鼠 的 好 朋友 鼎 鼠 遇 上 麻烦 啦 。 说 他 迷 了 路 ， 
他 们 全 都 出 来 追逐 他 ， 掺 得 他 团团 转 。: 那 他 们 干吗 不 帮 他 一 手 ? :我 

问 ，“ 老 天 征 也 许 没 党 你们 一 副 好 脑子 ， 可 你 们 有 成 百 成 千 ， 个 个 长 得 
采 肥 体 壮 ， 肥 得 像 奶油 ， 你 们 的 洞穴 四 通 八 达 ， 满 可 以 领 他 进 洞 ， 让 他 
安全 舒适 地 住 下 ， 至 少 可 以 试 一 试 嘛 。”‘ 什 么 ， 我们? HAUL, HB 
助 他 ?我们 这 群 兔子 ? :我 只 好 又 给 了 他 一 记 耳 光 ， 扔 下 他 走 了 。 没 有 
别 的 办 法 。 不 过 我 好 获 还 是 从 他 那儿 得 到 了 一 点 儿 消 息 。 要 是 我 当时 再 
遇 上 一 只 兔子 ， 说 不 定 还 能 多 打听 到 什么 一 一 起 码 还 能 多 给 他 们 一 点 儿 
教训 。” 


“ 那 你 一 丁点 儿 也 不 
天 的 恐怖 又 歼 上 心头。 


呢 一 一 不 紧张 吗 ?” 髓 刀 问 。 提 起 野 林 ， 昨 


“紧张 ? "水 猎 大 舌 ， 露 出 一 口内 腕 坚实 的 捍 攻 , “他 们 哪个 敢 碰 我 
一 健 ， 我 就 叫 他 吃 不 了 兜 着 走 ! 器 鼠 ， 好 小 伙 ， 给 我 秀 几 片 火腿 吧 ， 我 
可 饿 坏 了 。 我 还 有 许多 话 要 跟 河 鼠 讲 。 好 久 好 入 没 见 到 他 了 。” 


ALR BT SAKA, RIBAS, ACTED RG te ay 
Tio TR AITAY BPA SG SSS CE — HE, LL, SR a AT AB A YA 
上 的 老话 ， 谈 起 来 就 像 那 滔滔 不 绝 的 河水 ， 没 有 个 尽头 。 


一 盘 秀 火腿 刚 扫 功 一 空 ， 盘 子 勾 送 回去 再 添 。 这 时 儿 进 来 了 ， 打 着 
哈欠， 揉 痢 眼睛， 简单 地 问 每 个 人 问好 。 “到 吃 午饭 的 时 候 了 ， 留 下 和 
我 们 一 道 吃 吧 ， 早 晨 这 么 冷 ， 你 准 是 饿 了 吧 。” 


“可 不 ! KREIS, THREES STIR, “看 到 两 只 饼 路 的 小 刺 狂 一 
SEES SA, OUR TIC” 


PARR, SEMA ro, BIAS RUE, FE TR HAN 


TEAR AR STE Sk EE a ECE, AME EP 


FSM, UMA DAKAR ISUSIE, RET, “我 派 人 送 
送 你 们 ， 给 你 们 带路 。 我 敢 说 ， 你 们 今天 用 不 着 吃 午 饭 了 。” 


他 给 了 他 们 每 人 一 枚 六 便士 铜钱 ， 拍 了 担 他 们 的 脑袋 。 他 们 毕 茶 毕 
敬 挥 着 帽子 ， 行 看 车 礼 ， 走 了 。 


跟着 ， 他 们 都 坐 下 来 吃 午 饭 。 吴 鼠 肥 现 ， 他 被 安排 换 着 猿 先 生 坐 ， 
而 那 两 位 还 在 一 门 心思 聊 他 们 的 河 边 朵 话 ， 于 是 乘机 对 儿 表 示 ， 他 在 这 
儿 感 到 多 么 舒适 ， 多 么 自在 。“ 一 旦 回 到 地 下 ,， ”他 说 ,，“ 你 心里 就 踏实 
了 ， 什 么 事 也 不 会 落 在 你 头 上 ， 什 么 东西 也 不 会 扑 到 你 身上 。 你 完 完 
全 成 了 自己 的 主人 ， 不 必 跟 什么 人 商量 合计 ， 也 不 必 管 他 们 说 些 什么 。 
地 面 上 一 切 照 凋 ， 只 管 由 他 去 ， 不 必 蔡 他 们 操心 。 要 是 你 乐意 ， 你 束 上 
去 ， 他 们 都 在 那儿 等 着 你 哪 。” 


FER Ca ae ik “SIE ERA, HELIA, “BRT Ze 
HER, WILWASA RE, DEBAP AMT. FUL, Boe MEAS 
了 ， 需 要 扩充 一 下 地 盘 ， 那 么 ， 只 消 挖 一 挖 ， 掘 一 掘 ， 就 全 齐 啦 ! 要 是 
你 嫌 房 子 太 大 ， 就 墙 上 一 两 眼 洞 ， 又 都 齐 啦 ! 没有 建筑 工人 ， 没 有 小 败 
NMP, KAM ane, Tati, weaved, FH 
Fer DASA ATH ARAYA UE, TAD 7K EGR PAR, ERR 
FMA LAE, BENATAR, MATTE, sexbor eh A. FSR, WS 
ER, AMBALA, BUS ORUL, EFEX ae BIN, ATA 
4 J KW EMILE? 7a — Fe Bue AG Be 4 hee Jae Fer il Bay 
I BT SE, Be ea BHATT WS ——Wabe EWR )JLA? 要 是 屋 里 灌 冷 风 
—— Fe oh RA E——€§_ WE Zp? ANo EST, BUA DSS Die FE 
BE, FEA PAAR DE, TAA, FY ieee x8 75 [Bl BSB Ra il 
是 我 对 家 的 观念 ! ” 


MPT] LR LAE Ae, ACE IRA PR. “EA 


th, "FED, “ARMS, SWMBWIEE. MTR MICH TT 
AN. UNTER ASE EES AE TEE, PT” 


“Pa, SAPS eA BP BT iC A A Si eo FH HP VO ER 
IS, FEE Ake aT HE, AUER TE AIT, MRE aR E 
PEt KT TERE BLAIS, Mea BR PACA FY Ba Te], ATER ee 2B) fi 
WLI], A SEA AIR, OOM SIN SESS IT. RHE EAC MAAR EI 
1, FEMS] RR, AL, TAPE OR. EEE BL 
模 庞 大 ， 权 权 纷 楷 ， 幽 瞳 的 通路 很 长 很 长 ， 储 藏 室 的 穹顶 很 坚实 ， 存 满 
了 各 种 东西 。 处 处 是 泥水 结构 ， 廊 柱 、 拱 门 、 路 面 一 一 一 切 一 切 ， 看 得 
MEARE SRL. “FLAK! ”最 后 他 说 , “你 怎么 有 时 间 、 精 力 干 这 许多 
事 ? 实在 令 人 惊讶 ! ” 


“如 果 这 都 是 我 干 的 ，” 效 淡淡 地 说 ,，“ 那 倒 真 是 令 人 惊讶 。 可 事实 

上 ， 我 什么 也 没 干 一 一 我 只 不 过 依 我 的 需要 ， 清 扫 了 通道 和 居室 去 了 。 
这 类 洞 和 六 ， 周 围 一 禹 还 有 多 处 。 我 知道 ， 你 听 不 明白 ， 让 我 给 你 解释 。 
事情 是 这 样 的 : 很 入 以 前 ， 丈 在 这 片 野 林 宪 盖 的 地 面 上 ， 有 过 一 座 城 池 
一 一 人 类 的 城池 。 他 们 束 在 我 们 站 着 的 这 地 方 大 住 ， 走 路 ， 睡 觉 ， 办 

事 。 他 们 在 这 里 设 马 帮 ， 摆 宴席 ， 从 这 里 骑马 出 发 去 打仗 ， 或 者 赶 车 去 
做 生意 。 他 们 是 个 强大 的 民族 ， 很 主 有 ， 很 擅长 建筑 。 他 们 再 的 房屋 经 
入 耐用 ， 因 为 他 们 以 为 ， 他 们 的 城市 是 永存 不 灭 的 。” 


“ 那 后 来 ， 他 们 全 都 怎么 样 了 ? "ie BIA] 0 


“ 谁 知 道 呢 ? "EBL, “MADRS, ZRH BEF, AXES 
一 一 过 后 又 离开 了 。 他 们 照例 总 是 这 样 来 来 去 去 。 可 我 们 始终 留 下 不 
Eo Writ, FEAR ARC EURAIRA DAB, ILO. MAME, IIL 
ReAvE. Rie MENS. RNASE Bla), RA 
忆 是 耐心 等 每 ， 过 后 又 迁 回来 了 。 永 远 是 这 样 。” 


“ 虽 ， 那 些 人 终于 离开 以 后 又 怎样 呢 ? ” 鼎 鼠 问 。 


AMT ITO, SERA DL, “TEM —tE, FEUER Ma 
这 地 方 ， 我 们 猿 说 不 定 也 推波助澜 ， 谁 知道 呢 ? 于 是 这 城池 就 往 下 陷 ， 
陷 ， 陷 ， 一 点 儿 一 点 儿 地 志 塌 了 ， 夷 平 了 ， 消 失 了 。 然 后 ， 又 一 点 儿 一 
尽 儿 往 上 长 ， 长 ， 长 ， 种 子 长 成 树苗 ， 树 盏 长 成 大 树 ， 旗 琼 和 诗人 植物 
也 来 竣 热 曾 。 腐 植 土 积 厚 了 又 流失 了 ; ZIRT tit VE TRA 
起 来 ， 履 盖 了 地 面 。 和 久而久之 ， 我 们 的 家 园 又 一 次 准备 好 了 ， 于 是 我 们 
搬 了 进来 。 在 我 们 头 上 的 地 面 上 ， 同 样 的 情况 也 在 有 发生。 各 种 动物 来 
了 ， 看 上 了 这 块 地 方 ， 也 安居 下 来 ， 紧 衡 兴旺 。 动 物 们 从 不 为 过 去 的 事 
Bel, (MAIS. HT eR, Fi AN; 这 倒 也 有 好 处 。 将 
来 ， 说 不 定 人 类 又 会 搬 进 来 ， 住 一 段 时 间 ， 这 是 很 可 能 的 事 ， 不 过 动物 
们 也 不 为 将 来 的 事 操 心 。 野 林 现 在 已 经 住 满 了 动物 ， 他 们 照例 总 是 有 好 
有 坏 ， 也 有 不 好 不 坏 的 一 一 我 不 提 他 们 的 名 。 世 界 原 是 由 各 色 各 样 的 生 
灵 构 成 的 嘛 。 我 想 ， 你 现在 对 他 们 多 少 也 有 些 了 解 吧 。” 


“ 正 是 。” 鼎 鼠 资 ， 微 微 打 了 个 寒 成 。 


“得 啦 ， 得 啦 ，? 儿 拍 担 他 的 肩 头 说 ,“ 你 这 是 头 回 接触 他 们 。 其 
实 ， 他 们 也 并 不 真 那 么 坏 ， 咀 们 活 ， 也 让 别人 活 呆 。 不 过 ， 我 明天 要 跟 
他 们 打 个 招呼 ， 那 样 ， 你 以 后 吕 不 会 再 遇 到 胞 烦 了 。 在 这 个 地 区 ， 但 几 
征 我 的 朋友 ， 都 可 以 畅行 无 阻 ， 要 不 然 ， 我 就 要 碍 明 原 因 何 在 ! ” 


他 们 又 回 到 局 房 时 ， 只 见 河 鼠 正 焦躁 不 安 地 来 回 距 步 。 地 下 的 空气 
压迫 他 ， 使 他 神经 紧张 ， 他 像 是 真 的 担心 ， 要 是 再 不 回去 照看 那 条 河 ， 
河 就 会 跑 掉 似 的 。 他 穿 上 外 套 ， 把 一 排 手枪 插 在 腰带 上 。“ 来 吧 ， 急 
鼠 ，” 他 一 见 锯 鼠 和 儿 ， 就 急切 地 说 ，“[ 咱 们 得 趁 白 天 的 时 光 回去 。 不 能 
在 野 林 里 再 过 一 夜 了 。” 


“这 不 成 问题 ， 杀 爱 的 朋友 ，? 水 猎 次 , “我 陪 你 们 一 道 走 。 我 束 是 
蒙 上 眼睛 ， 也 认得 出 每 一 条 路 。 要 是 有 哪个 家 伙 欠 接 ， 看 我 不 好 好 搓 他 
tl. ” 


TAB URANUS» PREP aD, “我 的 通道 比 你 想象 的 要 长 得 
多 。 我 还 有 许多 避难 和 孔 ， 从 几 个 方向 通 往 树林 的 边缘 ， 只 是 我 不 愿 让 外 
人 知道 就 是 了 。 你 真 要 走 的 话 ， 你 们 可 以 抄 一 条 近 道 。 眼 下 ， 尽 管 安 下 
心 来 ， 再 坐 一 会 儿 。” 


然而 ， 河 鼠 还 是 急 着 要 回去 照看 他 的 河 ， 于 是 获 又 打 起 灯笼 ， 在 前 
面 领路 ， 窒 过 一 条 曲 曲 弯 弯 的 隧道 ， 凋 里 潮湿 、 疙 赔 ， 滴 着 水 ， 一 部 分 
有 穹顶 ， 一 部 分 是 从 坚硬 的 岩石 里 辫 开 的 。 走 了 很 累 人 的 一 段 长 路 ， 似 
乎 有 好 几 里 长 ， 末 了 ， 透 过 基 在 隧道 出 口 处 杂乱 的 草木 ， 终 于 看 到 了 零 
人 雄 的 天 光 。 获 癌 他 们 匆匆 道 了 别 ， 快 快 地 把 他 们 推出 洞口 ， 然 后 用 腾 
&. Wit. PTO Rome, RARE NSE, MAA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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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的 太阳 红彤彤 的 ， 低 悬 在 天 边 。 水 猎 熟 悉 所 有 的 小 道 ， 他 负责 带领 他 
(We ABR, RBA PAE. ATER ABI LEK THAI, TSK BE 
BA, J MLAB BEDE XINET MK, BAIR, PEPPSESE, BARARRAR, TRAE E 
无 际 的 白色 原野 当中 ， 显 得 好 怕人 。 他 们 不 约 而 同 掉 转 身 来 ， 急 忙 赶路 
回 家 ， 奔 回炉 火 和 火光 上 映照 下 熟悉 的 东西 ， 奔 同窗 外 那 条 欢 唱 的 河 。 他 
们 熟悉 那 条 河 的 种 种 脾 性 ， 他 们 信赖 它 ， 因 为 它 绝 不 会 做 出 使 他 们 恢 念 


的 怪异 行径 。 


万 鼠 匆 匆 赶 路 ， 和 急切 巴 望 者 到 家 ， 回 到 他 熟悉 和 豆 爱 的 事物 中 去 。 
这 时 ， 他 才 清 楚 地 看 到 ， 他 原 是 一 只 属于 耕地 和 树 沉 的 动物 ， 与 他 恩 奶 
相关 的 是 犁 沟 ， 是 他 常 来 常 往 的 牧场 ， 是 他 在 莫 色 中 流连 二 返 的 树 夹 
道 ， 是 人 们 培植 的 花园 草坪 。 至 于 严酷 的 环境 ， 殴 强 的 忍受 ， 或 者 同 狂 
肾 的 大 自然 进行 货真价实 的 冲突 较量 ， 让 别 的 动物 去 承受 吧 。 他 必须 放 
聪明 些 ， 老 老实 实 据守 着 他 的 乐土 。 那 是 他 祖 祖 韭 非 繁 衍生 息 的 所 在 ， 
那里 也 自 有 种 种 探险 奇遇 ， 足 够 他 消 址 解 间 一 辈子 的 了 。 


5 重 返 家 园 


羊 群 紧 紧 地 挤 在 一 起 ， 薄 薄 的 鼻孔 喷 着 气 ， 纤 细 的 前 蹄 不 俘 地 踪 肴 
地 面 ， 仰 着 脑袋 胃 羊 栏 奔 去 。 羊 群 里 腾 起 一 股 共 汽 ， 冉 身上 升 到 寒冷 的 
空气 里 。 河 鼠 和 屿 鼠 边 说 边 笑 ， 兴 冲冲 地 匆匆 走 过 羊 群 。 一 整 天 ， 他 们 
和 水 猎 一 道 在 广阔 的 高 地 上 打 猫 探 奇 ， 那 儿 是 注入 他 们 那 条 大 河 的 几 条 
山 润 的 源头 。 现 在 他 们 正 罕 越 田野 往 家 走 。 冬 天 短 短 的 白昼 将 斥 ， 莫 色 
问 他 们 逼 来 ， 可 他 们 离 家 还 有 相当 长 的 路 程 。 他 们 正 跟 跟 踊 踊 在 耕地 里 
乱 走时 ， 听 到 绢 羊 的 呼 哗 声 ， 瓯 循 声 走 来 。 现 在 ， 他 们 看 到 从 羊 栏 那 边 
伸 过 来 一 条 踩 平 的 小 道 ， 路 好 走 多 了 。 而 且 ， 他 们 和 攒 者 所 有 的 动物 天 生 
具有 的 那 种 嗅觉 ， 准 确 地 知道 ,“ 没 错 ， 这 条 路 是 通 癌 家 的 ! ” 


“看 来 ， 前 面 像 是 一 个 村 庄 。” 鼎 鼠 放 慢 了 脚步 ， 疑 疑惑 惑 地 说 。 因 
为 ， 那 条 被 脚 踩 出 来 的 小 道 ， 先 是 变 成 了 一 条 小 笃 ， 然 后 又 扩大 成 一 条 
树 夹道 ， 最 后 引 他 们 走 上 了 一 条 碎 石 子路 。 村 庄 不 大 合 两 只 动物 的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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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 。 


“ME, RRA, “DL, “在 这 个 季节 ， 这 个 时 辰 ， 男 人 呀 ， 女 人 
了 呀 ， 小 孩儿 呀 ， 狗 蚜 ， 猫 呀 ， 全 都 安安 静 静 竺 在 家 里 烧火 。 咀 们 可 以 人 
不 知 鬼 不 和 沉 地 汐 过 去 ， 不 会 邦 是 生 非 的 。 如 果 你 愿意 ， 虽 们 还 可 以 从 窗 
外 偷 瞧 几 眼 ， 看 看 他 们 都 在 干什么 。” 


当 他 们 迈 着 轻柔 的 脚步 ， 踏 痢 薄 薄 一 层 粉 状 的 雪 走 进 村 庄 时 ， 十 二 
月 中 旬 迅 速 降临 的 黑夜 已 经 党 学 了 小 小 的 村 庄 。 除 了 街道 两 边 展 暗 的 橘 
红色 方块 ， 几 乎 什么 也 看 不 见 。 透 过 那些 窗子 ， 每 间 农 售 里 的 炉 火 光 和 


人 灯光， 涌流 到 外 面 黑洞 洞 的 世界 。 这 些 低 矮 的 格子 窗 ， 多 半 都 不 挂 窗 

帘 ， 屋 里 的 人 也 不 避讳 窗外 的 看 客 。 他 们 围 坐 在 茶 桌 和 旁 ， 一 心 一 意 在 干 
手工 活 儿 ， 或 者 挥动 手臂 大 声 说 笑 ， 人 人 都 显得 优雅 自如 ， 那 正 是 技艺 
高 超 的 演员 所 询 求 达到 的 境界 一 一 丝 坚 没有 意识 到 面 对 观 众 的 一 种 目 然 
境界 。 这 两 位 远离 目 己 家 园 的 观众 ， 随 意 从 一 家 剧院 看 到 另 一 家 剧院 。 
当 他 们 看 到 一 只 猫 被 人 抚摩 ， 一 个 睡 睡 的 小 孩儿 被 抱 到 床上 ， 或 者 一 个 
fe ZI MH, FREE BO AS ARS ein fit ST ARSENY, AAT ED AIR 
里 不 由 得 露出 东 种 淘 望 的 神情 。 


然而 ， 有 一 忆 拉 上 窗帘 的 小 窗 ， 在 黑暗 里 ， 只 显 出 半 透 明 的 一 方 衬 
日 。 只 有 在 这 里 ， 家 的 感觉 ， 斗 室内 帷 帘 低 垂 的 小 天 地 的 感觉 ， 把 外 面 
的 目 然 界 一 一 那个 紧张 的 大 世界 关 在 门 外 并 且 遗 起 挥 的 感觉 ， 才 最 为 强 
烈 。 紧 靠 日 色 的 窗帘 ， 挂 着 一 只 鸟 知 ， 映 出 一 个 清晰 的 剪影 。 每 根 铁 
丝 ， 每 副 栖 染 ， 每 件 附属 物 ， 甚 至 昨天 的 一 块 醋 圆 了 角 的 方 糖 ， 都 清晰 
可 状 。 栖 在 笼子 中 央 一 根 栖 染 上 的 那 只 毛 营 营 的 乌 儿 ， 把 头 深 深 地 埋 在 
羽 驾 里 ， 显 得 离 他 们 很 近 ， 仿 佛 伸手 残 能 措 到 似 的 。 他 那 圆 深 深 的 羽毛 
上 身子 ， 甚 至 那些 细 细 的 羽 尖 ， 都 像 在 那 块 发 光 的 屏 上 摘出 来 的 铅笔 男 。 
正当 他 俩 看 看 ， 那 只 睡意 沉沉 的 小 东西 不 安 地 动 了 动 ， 醒 了 ， 他 拌 拌 羽 
毛 ， 昂 起 头 。 在 他 懒 洋洋 地 打 哈 欠 时 ， 他 们 能 看 到 他 细小 的 吻 张 得 大 大 
IN, THIRD a a, SESH PR, eR PAB, IEA 
ANS 。 这 时 ， 一 阵 闽 疯 的 风 刊 进 他 俩 的 后 膀子， 冰冷 的 雨 雪 刺 痛 了 他 们 
的 皮肤 ， 他 们 仿佛 从 梦 中 惊醒 ， 感 到 脚趾 发 冷 ， 两 腿 酸 累 ， 这 才 意 识 
到 ， 他 们 离 自 己 的 家 还 有 一 段 长 长 的 路 需要 跋涉 。 


一 出 村 庄 ， 么 屋 立 时 就 没有 了 。 在 道路 两 劳 ， 他 们 又 闻 到 友好 的 田 
地 的 气 县 ， 罕 过 黑暗 癌 他 们 扑 来 。 于 是 他 们 打 起 精神 ， 走 上 最 后 一 段 征 
途 。 这 是 回 家 的 路 ， 这 段 路 ， 他 们 知道 早晚 是 有 尽头 的 。 那 时 ， 门 丫 味 
唆 一 啊 ， 眼 前 突然 出 现 炉 火 ， 熟 悉 的 事物 像 迎 接 和 久别 归 来 的 海外 游子 一 
样 欢 迎 他 们 。 他 们 坚定 地 走 着 ， 上 默默 不 语 ， 各 想 各 的 心事 。 购 刀 一 心 想 
厦 晚饭 。 天 已 经 全 黑 了 ， 四 周 都 是 陌生 的 田野 ， 所 以 他 只 管 乖 弄 地 跟 在 


a, Hae ea est. TENE, RARE CERT, toi ty ee 
双肩 ， 两 眼 紧 果 着 前 面 那 条 笔直 的 灰色 道路 。 因 此 ， 他 没 怎么 顾 到 可 怜 
的 串 鼠 。 就 在 这 当 儿 ， 一 声 台 唤 ， 如 同 电击 一 般 ， 突 然 触 到 了 二 鼠 。 


我 们 人 类 ， 久 已 失去 了 较 细微 的 生理 感觉 ， 甚 至 找 不 到 恰当 的 词汇 
来 形容 一 只 动物 与 他 的 环境 一 一 有 生命 的 或 无 生命 的 一 一 之 间 那 种 奶 居 
相通 的 交流 关系 。 比 如 说 ， 动 物 的 盟 孔 内 日 夜 不 集 地 发 出 喻 喻 作 啊 的 一 
整套 细微 的 颤动 ， 如 呼唤 、 和 警告 、 挑 速 、 排 拒 等 ， 我 们 只 会 用 一 
个 “ 虽 ” 字 来 概括 。 此 刻 ， 正 是 这 样 一 种 来 自 虚空 的 神秘 的 仙 气 般 的 呼 
pe, eR, FEB) Smee EE ABT OP RAAB AIP, RUBS ee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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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 ， 用 蜡 子 到 处 响 ， 使 劲 去 捕捉 那 根 细 丝 ， 那 束 强 烈 地 触动 了 他 的 电 
流 。 只 一 会 儿 ， 他 就 捉 住 它 了 ， 随 之 而 来 的 是 狂 漳 般 涌 上 心头 的 回忆 。 


家 ! 这 就 是 它们 向 他 传递 的 信息 ! 一 连 串 亲切 的 请 求 ， 一 连 串 从 空 
中 疆 来 的 轻柔 的 触摸。 一 只 只 无 形 的 小 手 又 拉 又 搜 ， 全 都 朝 着 一 个 方 
fa)! 啊 ， 此 刻 ， 它 一 定 就 近 在 眼前 ， 他 的 老家 ， 目 打 他 第 一 次 发 现 大 
河 ， 就 匆匆 离 去 ， 再 也 不 曾 返 顾 的 家 ! 现在 ， 它 派出 了 探 子 和 信使 ， 来 
寻访 他 ， 带 他 回来 。 目 打 那 个 明媚 的 早晨 离 家 出 走 后 ， 他 就 沉浸 在 新 的 
生活 里 ， 享 受 这 生活 带 给 他 的 一 切 欢 乐 、 异 趣 、 引 人 入 胜 的 新 鲜 体 验 ; 
至 于 老家 ， 他 连 想 也 不 曾 想 过 。 现 在 ， 历 历 往事 ， 一 拥 而 上 ， 老 家 便 在 
黑暗 中 清晰 地 呈现 在 眼前 。 他 的 家 尽管 矮小 简陋 ， 陈 设 贫乏 ， 却 古 属于 
他 的 ， 是 他 为 目 己 建 造 的 家 园 ， 是 他 在 元 碌 一 天 之 后 愉快 地 回归 的 家 
园 。 这 个 家 ， 显 然 也 喜欢 他 ， 思 念 他 ， 盼 他 回来 。 家 正在 通过 他 的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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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 家 就 在 这 儿 ， 它 需要 他 。 


这 呼声 是 清晰 的 ， 这 召唤 是 明确 的 。 他 必须 立即 服从 ， 回 去 。“ 鼠 
儿 ! FE SAH, “EP! 回来 ! 我 需要 你 ， 快 ! ” 


“MR, EME, Rb, PRORMAL ” 河 鼠 兴 冲 冲 地 喊 ， 仍 旧 不 停 脚 地 奋力 


RAHI ZE 6 


“ 停 一 停 吧 ， 求 求 你 啦 ， 鼠 儿 ! PAPO ARE TS Te OR, TA TEVE 
痛 , “你 不 明白 ! 这 是 我 的 家 ， 我 的 老家 ! 我 刚刚 闻 到 了 它 的 气味 ， 它 
就 近 在 眼前 ， 近 极 了 。 我 一 定 得 回去 ， 一 定 ， 一 定 ! 回来 吧 ， 鼠 儿 ， 求 
求 你 ， 求 求 你 啦 ! ” 


INA pt LEE BUA Re, CUTTER BA EDIT A, LDC Eo Bae Ba 
Fa ee A Te RASS AS a. TMA, BEAR, Ay tt te 
阁 到 了 杂种 气味 一 一 他 怀疑 可 能 要 下 雪 了 。 


“ 鼎 鼠 ， 咱 们 现在 停 不 得 ， 真 的 停 不 得 ! ”他 回头 喊 道 , “ANP KTR 
到 了 什么 ， 咀 们 明天 再 来 具 。 可 现在 我 不 敢 俘 下 来 一 一 天 已 经 晚 了 ， 马 
上 又 要 下 雪 ， 这 条 路 线 我 不 太 熟 悉 。 同 有 鼠 ， 我 需要 依靠 你 的 腊 子 ， 所 
以 ， 快 来 吧 ， 好 小 伙 ! my BAAS Save BIBI ZS, JR J] SK A) HS EEE 


可 怜 的 器 鼠 独 目 站 在 路 上 ， 他 的 心 都 捧腹 了 。 他 感到 ， 胸 中 有 一 大 
股 伤心 泪 ， 正 在 聚积 、 涨 满 ， 马 上 融 要 涌 上 喉头 ， 进 发 出 来 。 不 过 即便 
面临 这 样 严 峻 的 考验 ， 他 对 朋友 的 忠诚 仍 坚 不 动 插 ， 一 刻 也 没 想 过 要 抛 
弃 朋 友 。 但 同时 ， 从 他 的 老家 发 出 的 信息 在 乞求 ， 在 低 声 喃 喃 ， 在 对 他 
施放 魔力 ， 最 后 竟 专 横 地 勒令 他 绝对 服从 。 他 不 敢 在 它 的 魔力 圈 内 多 耽 
留 ， 独 地 挣 断 了 自己 的 心弦 ， 下 狠心 把 脸 朝 向 前 面 的 路 ， 顺 从 地 追随 河 
鼠 的 足迹 走 去 。 虽 然 ， 那 重 隐 知 现 的 气味 ， 仍 旧 附 着 在 他 那 逐 渐 远 去 的 
cin, TRA SHR, ts SEHK. 


他 费 了 好 大 劲 才 返 上 河 鼠 。 河 鼠 对 他 的 隐情 毫 无 觉察 ， 只 顾 高 高 兴 
SHAE), GRATE Ata Be PE, AT AE EC IPR kK Ee 
意 ， 晚 饭 要 吃 些 什么 。 他 一 点 儿 没 留心 同伴 的 沉默 和 忧 邦 的 神情 。 不 过 
后 来 ， 当 他 们 已 经 走 了 相当 一 段 路 ， 经 过 路 旁 矮 树丛 边 的 一 些 树桩 时 ， 
fee RR, See: “IR, me, IKI, MAE RAS, Ath 
Aik, URARERSS ET FA © MACE LAA Bees LI. RE TE BB 


在 还 没 下 ， 大 半路 程 虽 们 已 经 走 过 了 。” 


号 鼠 关 姜 惨 惨 地 在 一 个 树桩 上 坐 下 ， 竭 力 想 控 制 自己 的 情绪 ， 因 为 
thant ACME RIK ST. TH EISTEERSL, HURL, AL iN 
话 ， 便 是 一 点 儿 一 氮 儿 往 上 冒 ， 一 声 ， 又 一 声 ， 跟 独 古 紧 饮 密 或 的 一 连 
串 ， 最 后 他 只 得 不 再 挣扎 ， 绝 望 地 放声 痛哭 起 来 。 因 为 他 知道 ， 他 已 经 
失去 他 几乎 找到 的 东西 。 一 切 都 完了 。 


河 鼠 被 鼎 鼠 那 突如其来 的 大 坦 凡 惊 采 了 ， 一 时 竞 不 敢 开 口 。 末 了 ， 
他 非常 安详 而 同情 地 说 ;:“ 到 搬 上 怎么 回 事 ， 老 伙计 ? 把 你 的 苦恼 说 给 我 
听 听 ， 看 我 能 不 能 帮 点 儿 忙 。” 


可 怜 的 万 鼠 简直 说 不 出 话 来 ， 他 胸 腾 剧烈 起 伏 ， 话 到 口中 又 给 嘲 了 
回去 。 后 来 ， 他 终于 断断续续 呈 咽 着 说 : “我 知道 ， 我 的 家 是 个 一 一 义 
穷 又 脏 的 小 屋 ， 比 不 上 一 一 你 的 住所 那么 舒适 一 一 比 不 上 蜂 宫 那么 美丽 
一 一 也 比 不 上 获 的 屋子 那么 宽大 一 一 可 它 毕 况 是 我 自己 的 小 家 一 一 我 言 
欢 它 一 一 我 离 家 以 后 ， 就 把 它 态 得 干 干 兆 净 一 一 可 我 忽然 义 闻 到 了 它 的 
气味 一 一 束 在 路 上 ， 在 我 喊 你 的 时 候 ， 可 你 不 理会 一 一 过 去 的 一 切 像 淹 
水 似 的 涌 上 我 心头 一 一 我 需要 它 ! 一 一 天 哪 ! 天 哪 ! 你 硬是 不 肯 回 
头 ， 河 鼠 一 一 我 只 好 丢 下 它 ， 尽 管 我 一 直 邮 到 它 的 气味 一 一 我 的 心 都 要 
人 肆 了 一 一 其 实 咀 们 本 可 以 回去 此 它 一 眼 的 ， 鼠 儿 一 一 只 晤 一 眼 就 行 一 一 
筷 就 在 附近 一 一 可 你 偶 不 衣 回 头 ， 鼠 儿 ， 你 不 衣 回 头 呆 ! 天 哪 ! 天 
哪 ! ” 


回忆 白 起 了 他 新 的 塌 伤 狂 涛 ， 一 阵 猛 烈 的 吗 江 ， 喧 得 他 说 不 下 去 
J 


Jl bE DS PHY a BTA, ANT, Re HT BK oR 
STL, TVET DL: “现在 我 全 明白 了 ! 我 真是 头 猪 ! 一 头 猪 
一 一 就 是 我 ! 不 折 不 扣 一 头 猪 一 一 地 地 道道 一 头 猪 ! ” 


河 鼠 等 着 ， 等 到 器 鼠 的 大 江 逐 渐 缓和 下 来 ， 不 再 是 狂风 暴雨 ， 而 变 
tee DAS, SERA Ha, TBR LR ei. IAIN, ial 
鼠 从 树桩 上 站 起 来 ， 若 无 其 事 地 说 :“ 好 啦 ， 老 伙计 ， 虽 们 现在 动手 干 
起 来 吧 ! ae EL UAT A A TT HE OR JER ES 


“HK CW) 哪儿 去 ( 虽 ) 5 pL? UE Dat Tis TAT EY ie Bt ta Sk BS a, 
Tag AGE 


“ 老 伙 计 ， 咀 们 去 找 你 的 那个 家 呀 。” 河 鼠 高 兴 地 说 ,， “你 最 好 也 一 
起 来 ， 找 起 来 或 许 要 费 点 儿 劲 ， 需 要 借助 你 的 愉 子 呀 。” 


“ 噢 ， 回 来 ， 鼠 儿 ， 回 来 ! Mme BN ECR IE ELTA A, “我 跟 你 说 ， 这 


没有 用 ! AMY, WARS, ATA, MASEL PS! 再 说 ， 
我 并 不 是 有 意 让 你 知道 我 对 它 的 那 份 感情 ， 这 纯粹 是 偶然 的 ， 是 个 错 
tk! 还 是 想 想 河岸 ， 想 想 你 的 晚饭 吧 ! ” 


“什么 河岸 ， 什 么 上 晚饭 ， 见 鬼 去 吧 ! ? 河 鼠 诚心 诚意 地 说 , “我 跟 你 
说 ， 我 非 去 找 你 的 家 不 可 ， 哪 怕 在 外 面 待 一 整 夜 也 在 所 不 惜 。 老 朋友 ， 
打 起 精神 ， 挽 着 我 的 句 ， 听 们 很 快 就 会 回 到 原 地 的 。” 


吃 鼠 仍 在 抽 腊 子 ， 尽 求 ， 勉 勉强 强 由 着 朋友 把 他 强 搜 着 往 回 走 。 河 
归 一 路 滔滔 不 绝地 给 他 讲 故 事 ， 好 提起 他 的 情绪 ， 使 这 段 乏味 的 路 程 显 
得 短 些 。 后 来 ， 河 鼠 觉 得 他 们 似乎 已 经 来 到 万 鼠 当初 给 “ 绊 住 > 的 地 方 ， 
就 说 :“ 现 在 ， 别 说 话 了 ， 王 正事 ! 用 你 的 鼻子 ， 用 你 的 心 来 找 。” 


他 们 默默 地 往 前 走 了 一 小 段 路 ， 突 然 ， 河 鼠 感 到 有 一 股 微弱 的 电 
阁 ， 通 过 屿 鼠 的 全 身 ， 从 他 挽 痢 的 有 骆 膊 传 来 。 他 立即 抽出 骆 膊 ， 往 后 退 
一 步 ， 全 神 员 注 地 等 竺 着 。 


AA, PED eA, Hie Tol, Waa 


然后 ， 他 问 前 急 跑 了 儿 步 一 一 错 了 一 一 止步 一 一 义 试 一 次 ; 然后 ， 


他 慢 慢 地 、 坚 定 地 、 信 心 十 足 地 回 前 走 去 。 


河 鼠 特 兴 奋 ， 亦 步 亦 趋 地 紧 跟 在 志 鼠 号 后 。 跨 鼠 像 梦游 者 似 的， 在 
置 暗 的 星光 下 ， 跨 过 一 条 干 润 的 水 沟 ， 钻 过 一 道 树 篇 ， 用 前 子 嗅 着， 横 
穿 一 片 宽 阔 的 、 光 秃 秃 没有 路 径 的 田野 。 


猛 地 ， 没 有 做 出 任何 敬告 ， 他 一 头 钻 到 了 地 下 。 焉 亏 河 鼠 高 度 警 
， 了 Y 刻 也 跟着 外 了 下 去 ， 进 到 屿 鼠 那 灵敏 的 腊 子 咒 出 的 地 道 。 


ek 


地 道 很 狭窄 ， 数 间 ， 有 股 刺 鼻 的 土 腥 味 。 河 鼠 觉 得 他 们 走 了 很 久 很 
A, ABR, MHA REBBOR, (HRV, BERLE. ee — 
REE, fat, Ta See Rah. SM ie 
if, FHS RVD, TET ATEN cee ee AZ ZT, TSE ER 
门 的 上 方 ， 漆 着 三 个 黑体 字 : BRE BEE o 


Rb AM Sen Efi Bae JE, SCS, TRIAD, A Be TE 
SHE. PA OW, Fea aK te bel ete, GM, AR IK 
FEALA, me BA TEAIN 2p i, AEC A oh Ose tte AY Se Tie 3 
KEIR, WaT) EE. Sn LER LA eR Tee EEE At 
WO, FERS ZAHEER, Lina vee ek —#A IF), AE SH 
茵 绪 尔 ， 有 维多利亚 女王 ， 还 有 其 他 意大利 英雄 ， 在 前 寿 的 下 首 ， 有 个 
TUK, JA READ ARR, SRE ETT, FE 
into KEG PRATT gE, Feet, VU el Bee he ad DL ca 
WW. WYER, me — A A Ye ed DL SUE TAY eS, Fee 
个 很 大 的 银白 色 玻 璃 球 ， 反 照 出 来 的 东西 全 都 走 了 样 ， 怪 滑 简 的 。 


看 到 这 些 杀 切 的 物件 ， 跟 鼠 的 脸 上 绽开 了 愉快 的 笑 意 。 他 把 河 鼠 推 
进 大 门 ， 点 着 了 厅 里 的 一 蔓 灯 ， 匆 匆 扫 了 一 眼 他 的 旧居 。 他 看 到 ， 所 有 
的 东西 都 积 满 了 厚 厚 的 一 层 灰 全 ， 看 到 长 久 被 他 遗 起 的 屋子 的 凄凉 景 
象 ， 看 到 它 的 开间 是 那么 狭小 ， 室 内 陈设 又 是 那么 简陋 陈旧 ， 蔡 不 住 叉 
泪 开 起来， 矣 然 次 倒 在 椅子 上 ， 双 爪 后 住 异 子 。“ 鼠 儿 啊 ! ”他 塌 严 威 威 


HBR, “我 为 什么 要 这 么 干 ? 为 什么 在 这 样 赛 冷 的 深夜 ， 把 你 拉 到 这 
个 穷酸 冰冷 的 小 屋 里 来 ! 要 不 然 ， 你 这 时 已 经 回 到 河岸 ， 对 着 熊熊 的 炉 
火 烤 脚 ， 周 边 都 是 你 的 那些 好 东西 1 ” 


FBC Has IN At, AURA SRI, FE a dT 
开 ， 碍 看 各 个 房间 和 食品 柜 ， 点 厦 许 多 蔓 灯 和 晴 烛 ， 摆 得 满 屋 子 都 
reo “Hee ATTN ee! ”他 开心 地 大 声 说 ,“ 多 紧凑 啊 ! 设计 得 
多 巧妙 啊 ! 什么 都 不 缺 ， 一 切 痢 井 然 有 序 ! 今 晚 唱 俩 会 过 得 很 愉快 的 。 
头 一 件 事 ， 是 生起 一 炉 好 火 ， 这 我 来 办 一 一 找 东 西 ， 我 最 拿手 。 看 来 ， 
I ee IT? 太 好 了 ! 安装 在 墙 上 的 这 些小 卧 杨 ， 是 你 目 己 设计 的 
吗 ? 真 棒 ! IMA DORA, URE, BEEN, AFP, Sh 
QP Ai, TERA. SFP RORIE, Ztkit! ” 


IPRA HIV, TERE DNASE, (aR PRR, URS AIT 
PRGA A] Bie RRR KK, AN SJ LEE I PK, TY 
IPP IR ty LES EAD 2 {Oa IPP be BAER IS KR oF ER BAR CDE SS 
KK, TRH ARE — sicher ALPE hi 


“ 鼠 儿 蚜 ，” 他 吗 咽 道 , “你 的 晚饭 可 怎么 办 ? IAT MA LRM RR 
的 可 怜 的 动物 ， 我 没有 一 点 儿 吃 的 招待 你 一 一 连 点 儿 面 包 习 都 没有 ! ” 


“你 这 个 人 哪 ， 怎 么 这 样 灰 溜溜 ! ” 河 鼠 责备 他 说 , “你 瞧 ， 刚 才 我 
还 清 清 楚楚 看 见 橱柜 上 有 把 开 沙 丁 鱼缸 头 的 起 子 ， 既 然 有 起 子 ， 还 悉 没 
Ale? 打 起 精神 来 ， 跟 我 一 道 去 找 。” 


他 们 于 是 翻 橱 倒 柜 ， 满 屋子 搜寻 。 结 果 虽 不 太 令 人 满意 ， 倒 也 不 太 
叫 人 失望 ， 果 然 找 到 一 听 沙 丁 鱼 ， 差 不 多 满 满 一 盒 饼 干 ， 一 段 包 在 锡 纸 
里 的 德国 香肠 。 


“ 够 你 开 宴 席 的 了 ! ? 河 鼠 一 面 摆 饭 果 ， 一 面 说 , “我 敢 说 ， 有 些 动 
物 今 晚 要 是 能 和 我 们 一 道 吃 晚饭 ， 简 直 求 之 不 得 啦 ! ” 


“没有 面包 ! "REPRE IE, “没有 黄油 ， 没 有 一 一 ” 


“BOARS HT. BOA ART) Ye) US Sh, “我 倒 想 起 来 了 
—— WE SSK AB DTT ETA? SPA ER) fe SE 你 家 的 好 东 
Pi 2 ABE AD ) Liab | 你 等 着 。” 


他 走 进 储藏 室 ， 不 多 会 儿 又 走出 来 ， 吴 上 沾 了 点 儿 灰 ， 两 只 爪子 各 
握 着 一 瓶 啤酒 ， 两 腋 下 也 各 夹 着 瓶 啤酒 。“ 号 鼠 ， 看 来 你 还 是 个 挺 会 撞 
受 的 美食 家 哩 ，?” 他 评论 说 ,“ 几 是 好 吃 的 ， 一 样 不 少 哇 。 这 小 屋 比 哪儿 
都 叫 人 高 兴 。 喂 ， 这 些 男 片 ， 你 打 哪儿 乔 来 的 ? 挂 上 这 些 画 ， 这 小 屋 更 
显得 像 个 家 了 。 给 虽说 说 ， 你 是 怎么 把 它 布 置 成 这 个 样 儿 的 ? ” 


在 河 鼠 忙 着 拿 盘 矶 刀 又 ， 往 蛋 杯 里 调价 末 时 ， 鼎 鼠 还 因为 刚才 的 感 
情 激 动 而 胸膛 起 伏 ， 他 开始 给 河 鼠 讲 起 来 ， 起 先 还 有 几 分 不 好 意思 ， 后 
来 越 讲 越 带 劲 ， 无 拘 无 束 了 。 他 告诉 河 鼠 ， 这 个 是 怎样 设计 的 ， 那 个 是 
怎样 琢磨 出 来 的 ， 这 个 是 从 一 位 姑妈 那儿 意外 得 来 的 ， 那 个 是 一 项 重大 
BL, SKA GL, ME AR a ce Se i eA, SETTER SORA A 
说 着 ， 他 的 情绪 好 了 起 来 ， 不 由 得 用 手 去 抚 弄 他 的 那些 财物 。 他 提 着 一 
瘟 灯 ， 回 客人 详细 介绍 它们 的 特点 ， 把 他 俩 都 急需 的 晚饭 都 给 二 到 脑 后 
了 。 河 鼠 呢 ， 尽 管 他 饿 极 了 ， 可 还 强 效 作 知 无 其 事 的 样子 ， 认 真 地 点 着 
Kk, BORSA AME, WKAR Ph: “了 不 起 ! “ 太 棒 了 ! ” 


AY» TAA TIER Se, IE ZA IPD J Pa ESKIN, BE 
be HE RR — ME FS §——§! e/a FE EAL, EARLE \ 
盏 在 说 话 。 有 些 话 断 断 续 续 传 到 他 们 耳 中 一 一 “好 ， 现 在 大 家 站 成 一 排 
一 一 托 米 ， 把 灯笼 举 高 扩 儿 一 一 先 清 清 你 们 的 嗓子 一 一 我 喊 一 、 二 、 三 
以 后 ， 就 不 许 再 咳嗽 一 一 小 比尔 在 哪儿 ? 快 过 来 ， 我 们 都 等 着 哪 一 一 ” 


“出 什么 事 啦 ? ? 河 鼠 停 下 手 里 的 活 儿 ， 问 道 。 


“ 准 是 田鼠 们 来 了 ，” 野 女 回 答 说 ， 露 出 颇 为 得 意 的 神色 , “每 年 这 


个 时 节 ， 他 们 照例 要 上 各 家 串门 唱 对 诞 歌 ， 成 了 这 一 带 的 一 种 风尚 。 他 
们 从 不 漏 过 我 家 一 一 总 是 最 后 来 到 器 鼠 技 。 我 总 要 请 他 们 喝 点 儿 热 饮 

料 ， 要 是 供 得 起 ， 还 请 他 们 吃 顿 晚饭 。 听 到 他 们 唱 圣 诞 歌 ， 就 像 回 到 了 
过 去 的 时 和 ” 


“ 虽 们 有 瞧 瞧 去 ! ? 河 鼠 喊 道 ， 他 跳 起 来 ， 辐 门口 跑 去 。 


他 们 一 下 子 把 门 打开 ， 眼 前 呈现 出 一 幅 美丽 动人 的 节日 景象 。 前 庭 
里 ， 在 一 瘟 牛 角 灯 沉 的 幽 区 照耀 下 ， 八 只 或 十 只 小 田鼠 排 成 半圆 形 站 
着， 每 人 脖子 上 围 着 红色 羊毛 长 围巾 ， 前 爪 深 深 插 进 衣 袋 ， 脚 隔 子 轻 轻 
D7 HOT RAR SRP IN SCHR A, A BO IR, A 
Sey, SHER ERE AST ITIN, ABTS SENT EMP AD AK 
些 的 田鼠 喊 了 声 : “预备 一 一 一 、 二 、 三 ! ”跟着 尖 细 的 小 嗓 就 一 齐 唱 了 
起 来 。 唱 的 是 一 首 古 老 的 圣诞 歌 。 这 前 歌 ， 是 他 们 的 祖 辜 们 在 冰箱 履 瘟 
的 体 耕 地 里 ， 或 者 在 大 雪 封 门 的 炉 边 创作 的 ， 一 代 又 一 代 传 了 下 来 。 每 
Sue, Aa aie Meek, Sa GH Ne, W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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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 颂歌 
全 村 父老 乡亲 们 ， 在 这 严寒 时 节 ， 
打开 你 们 的 家 门 ， 

让 我 们 在 你 炉 边 稍 歌 ， 
尽管 风 雪 会 来 虚 而 入 ， 


明 朝 你 们 将 得 欢乐 ! 


MAKE HE LH, 
哈 着 手指 ， 踩 着 脚跟 ， 

远道 而 来 为 你 们 祝福 一 一 

你 们 坐 在 火 劣 ， 我 们 站 在 街心 一 一 


祝愿 你 们 明 展 快乐 ! 


因为 午夜 前 的 时 光 ， 
一 颗 星 星 指引 我 们 前 行 ， 
天 降 福 社 与 好 运 一 一 

明 朝 赐 福 ， 长 年 得 福 ， 


朝 朝 欢乐 无 穷尽 ! 


善人 约 瑟 在 雪 中 践 涉 一 一 
RES ER; 

玛 利 亚 无 须 再 前 行 一 
Kiet, $A, BAP OFA RK! 
明 晨 她 将 得 欢乐 ! 


于 是 他 们 听 到 天 使 说 : 


“首先 欢呼 圣诞 的 是 谁 ? 
是 所 有 的 动物 ， 


明 展 欢乐 将 属于 他 们 ! ” 


are Peik SAT ee, FABRE HR, PAS E— Hast 
静 一 一 但 只 一 会 儿 。 接 着 ， 由 远 远 的 地 面 上 ， 通 过 他 们 来 时 经 过 的 隧 
道 ， 隐 隐 传 来 喻 喻 的 钟 声 ， 叮 叮当 当 ， 委 起 了 一 首 欢快 的 乐曲 。 


ie parece i 


<“ 对， 田鼠 们 ， 快 进来 ，” 候 鼠 忙 喊 道 , “ 跟 过 去 一 个 样 ! 关上 大 
门 。 把 那 条 长 使 挪 到 火 边 。 现 在 ， 请 稍 候 一 下 ， 等 我 们 一 一 唉 ， 鼠 
JL! ”他 绝望 地 喊 ， 矣 然 坐 在 椅子 上 ， 了 眼泪 都 快 掉 下 来 了 ,， “咱们 都 干 了 
些 什 么 呀 ? WAT A AR Pas tei!” 


“这 个 ， 束 交 给 我 吧 。” 主 人 气派 十 足 的 河 鼠 说 ,，“ 喂 ， 这 位 打 灯 先 
的 ， 你 过 来 ， 我 有 话 问 你 。 告 诉 我 ， 这 个 时 辰 ， 还 有 店铺 开门 吗 ? ” 


“当然 ， 先 生 ，” 那 只 田鼠 茶 茶 敬 敬 地 回答 , “每 年 这 个 季节 ， 我 们 
的 店铺 昼夜 都 开门 。” 


“ 那 好 ! ” 河 鼠 说 ,，“ 你 马上 打 着 灯笼 去 ， 给 我 买 一 一 ” 


$c EL SCG Fs Mi ME, RR eT BLA, TA 
意 ， 要 新 鲜 的 ! 不 ， 一 磅 就 够 了 ! 一 定 要 伯 金 斯 的 出 品 ， aia 
的 我 不 要 ! \， 只 要 最 好 的 ! 那 家 要 是 没有 ， 试 试 别家 ! 
Xt, SPRAY, AEE! 一 一 好 吧 ， 尽 力 而 为 吧 ! ?人 然后， 只 
听 得 一 串 叮 当 声 ， 一 把 硬币 从 一 只 爪子 落 进 另 一 只 爪子 ， 河 鼠 叉 递 给 田 
鼠 一 只 购物 的 大 篮子 ， 于 是 田鼠 提 着 灯 党， 飞快 地 出 去 了 。 


SARIN bh, FERRE LAA HE, DM Lee, HTS, RSE 
受 炉 火 的 温暖 。 他 们 在 火 上 烤 脚 上 的 冻疮 ， 直 烤 得 刺 痒痒 的 。 
大 他 们 无 拘 无 束 地 谈话 ， 可 没 成 功 ， 就 讲 起 家 史 来 ， 要 他 们 逐 人 
己 那 许多 肿 弦 的 名 字 。 看 来 ， 他 们 的 弟弟 因为 年 纪 还 小 ， 今 年 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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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时 ， 河 鼠 在 忙 着 细 看 啤酒 瓶 上 的 商标 。“ 看 得 出 来 ， 这 是 老伯 顿 
牌 的 ，” 他 赞许 地 评论 说 , “nue PR UA SEF! 是 地 道 货 ! 现在 我 们 可 以 用 
COR Vad FAAS So! 志 鼠 ， 准 备 好 家 什 ， 我 来 拔 瓶 赛 。” 


甜 酒 很 快 就 调 好 了 ， 于 是 他 们 把 盛 酒 的 锡 刘 深 深 插 进 红 红 的 火焰 
里 。 不 一 会 儿 ， 每 只 田鼠 都 在 嗓 着 ， 咳 着 ， 哈 着 《因为 一 点 点 热 醋 酒 劲 
头 就 够 大 的 ) ， 又 控 眼 泪 ， 又 笑 ， 瑟 记 了 他 们 这 奉子 曾经 挨 冻 来 着 。 


“这 些小 家 伙 还 会 演戏 哩 ，” 贞 鼠 同 河 鼠 介 绍 说 , “ 戏 全 是 由 他 们 目 
编目 演 的 。 演 得 还 真 棒 ! 去 年 ， 他 们 给 我 们 演 了 一 出 精彩 的 戏 ， 讲 的 是 
一 只 田 孔 ， 在 海上 被 北非 的 海盗 船 俘虏 了 ， 被 迫 在 船 舱 里 划 桨 。 后 来 他 
逃 了 出 来 ， 回 到 家 乡 时 ， 他 心爱 的 姑 奶 却 进 了 修道 院 。 喂 ， 你 ! 你 参加 
过 演出 的 ， 我 记得 。 站 起 来 ， 给 咱们 朗诵 一 段 台词 吧 。” 


那 只 被 点 名 的 田鼠 站 起 来 ， 害 痢 地 咯咯 舌 着 ， 朝 四 周 扫 了 一 眼 ， 却 
张口 结 和 天， 一 句 也 念 不 出 。 同 伴 们 给 他 打气 ， 起 鼠 哄 他 、 豆 励 他 ， 河 鼠 
甚至 抓 住 他 的 肩膀 一 个 劲 儿 摇晃 ， 可 什么 都 不 管用 ， 他 硬是 克服 不 了 层 
场 。 他 们 围 着 他 团团 转 ， 就 像 一 帮 子 水 手 ， 按 照 旦 家 溺水 者 营救 协会 的 
规则 ， 抢 救 一 个 长 时 间 溺 水 的 人 那样 。 这 时 ， 门 门 嘎 哈 一 声 ， 门 开 了 ， 
打 灯 笼 的 田鼠 被 沉甸甸 的 篮子 压 得 超 超 起 起， 走 了 进来 。 


等 到 复 子 里 那些 实 实在 在 的 东西 一 股 脑 儿 倾倒 在 餐 果 上 时 ， 演 戏 的 
事 就 再 也 没 人 提 了 。 在 河 鼠 的 调度 下 ， 每 只 动物 都 动手 去 干 条 件 事 或 取 
菏 件 东西 。 不 消 几 分 钟 ， 晚 饭 融 准备 俘 当 。 吴 鼠 仿佛 做 梦 似 的 ， 在 餐 昌 
主 位 坐 定 ， 看 到 刚才 还 是 空 沪 沪 的 更 面 ， 现 在 扒 满 了 美味 佳 看 ， 看 到 他 
的 小 朋友 们 个 个 喜 形 于 色 ， 迫 不 及 待 地 狠 吞 虎 咽 ， 他 自己 也 放 开 肚皮 大 
嚼 那些 魔术 般 变 出 来 的 食物 。 他 心 想 ， 这 次 回 家 ， 想 不 到 结果 竟 如 此 圆 
满 。 他 们 边 吃 边 谈 ， 说 些 往事 。 田 鼠 们 告诉 他 最 近 的 当地 新 闻 ， 还 尽力 
回答 他 提出 的 上 百 个 问题 。 河 鼠 很 少 说 话 ， 只 关照 客人 们 各 取 所 需 ，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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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 FABLE, ERE, MME ASS A tik, eS 
去 了 ， 他 们 的 衣 兜 里 都 塞 满 了 纪念 品 ， 那 是 帝 给 家 里 的 弟弟 妹妹 们 的 。 
等 送 走 最 后 一 位 客人 ， 大 门 关 上 ， 灯 沉 的 叮 略 声 渐渐 远 去 时 ， 喘 鼠 和 河 
忌 把 炉 火 拨 旺 ， 拉 过 椅子 来 ， 给 目 己 热 好 睡 前 的 最 后 一 杯 甜 酒 ， 束 议论 
起 这 长 长 的 一 天 里 发 生 的 事情 。 末 了 ， 河 鼠 打 了 个 大 大 的 哈欠 ， 
说 :“ 星 鼠 ， 老 朋友 ， 我 实在 累 得 要 死 啦 。' 瞳 睡 这 个 词 远 远 不 够 了 。 你 
自己 的 床 在 那 边 是 吧 ? 那 我 就 睡 这 张 床 了 。 这 小 屋 真 是 妙 极 了 ! 什么 都 
特 方便 顺手 ! ” 


Ty ICE RAR, FRE CUR RHE, IZA TBS IE 
HO, RAT KATE HE SCALA FF 


fe ZR AA List, Eaten sea Heth E, one 
非常 舒心 快意 。 不 过 在 合 眼 之 前 ， 他 还 要 环视 一 下 自己 的 房间 。 在 炉 火 
的 照 炊 下 ， 这 房间 显得 十 分 末 和 温 归 。 火 光 内 炼 ， 照 带 了 他 所 熟悉 的 友 
好 的 物件 。 这 些 东 西 早 就 不 知 不 沉 成 了 他 的 一 部 分 ， 现 在 部 在 突 睐 睐 坚 
无 怨言 地 欢迎 他 回来 。 他 现在 的 心境 ， 正 是 机 敏 的 河 鼠 不 声 不 啊 引 他 进 
入 的 那 种 状态 。 他 清楚 地 看 到 ， 他 的 家 是 多 么 平凡 简陋 ， 多 么 狭小 ， 可 
同时 也 清楚 ， 它 们 对 他 有 多 么 重要 ， 在 他 的 一 生 中 ， 这 样 的 一 个 避风 港 
具有 多 么 特殊 的 意义 。 他 并 不 打算 抛 开 新 的 生活 和 明朗 的 广阔 天 地 ， 不 
打算 离开 阳光 空气 和 它们 赐予 他 的 一 切 欢 乐 ， 仆 到 地 下 ， 待 在 家 里 。 地 
面世 界 的 吸引 力 太 强大 了 ， 就 是 在 地 下 ， 也 仍 不 断 地 召唤 着 他 。 他 知 
道 ， 他 必须 回 到 那个 更 大 的 舞台 上 去 。 不 过 ， 有 这 人 么 个 地 方 可 以 回归 ， 
总 是 件 好 事 。 这 地 方 是 完全 属于 他 的 ， 这 些 物件 见 到 他 总 是 欢天喜地 ， 
不 管 他 什么 时 候 回 来 ， 他 总 会 受到 同样 杀 切 的 接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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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是 初夏 的 一 个 阳光 灿烂 的 早晨 。 大 河 两 岸 已 经 重 现 原貌 ， 河 水 恢 
复 了 通常 的 流速 ， 暖 烘 烘 的 太阳 ， 仿 佛 用 无 数 根 细 绳 ， 把 万 物 从 地 下 拔 
起 ， 搜 向 自己 ， 使 它们 变 得 绿油油 、 郁 莹 葡 、 高 务 管 。 髓 鼠 和 河 鼠 天 一 
亮 束 起 床 ， 忙 着 为 即将 开始 的 游艇 季节 做 准备 ， 油 漆 胎 身 啦 ， 整 理 桨 叶 
啦 ， 修 补 坐 垫 啦 ， 寻 找 丢 失 的 带 钧 子 的 船 篇 啦 ， 等 等 。 他 们 正在 客厅 里 
吃 早 饭 ， 热 烈 地 讨论 当天 的 计划 ， 忽 听 得 一 声 重重 的 珊 门 声 。 


“麻烦 ! TAD ADL, TTAB ENG ER, “EEN, ERMA, URONIC SE 
了 ， 去 看 看 是 谁 来 了 ? "MERE AAI, Te Ph eS He 
声 。 随 后 ， 眠 鼠 一 下 子 打 开 客 厅 的 门 ， 郑 重地 宣布 说 : “ESCHER! ” 


ARNG, FRA SIA TN, Atte ME AEE 
fA. AU, WAR PT, PR ETE fre BB ESN IE 18 CES 
STATA IN 2 eth, Ber BEY PAR HARA RT, ABATE HEE TA] ) ay 
的 事 。 


儿 脚 步 重重 地 踊 进 屋 ， 站 寿 不 动 ， 神 情 严 肃 地 望 看 两 位 朋友 。 河 鼠 
手 里 的 和 捍 勺 不 由 得 落 在 了 桌布 上 ， 踪 巴 张 得 大 大 的 。 


“WN eB! HEHE ELAR 
ALAR fe? Un] ER ARP GS Eee, AN cot TA] 


“你 应 该 问 :“ 谁 的 时 辰 ? EAE, “SPR, cEWeRRAUI ie) 我 说 
过 ， 等 冬天 一 过 ， 我 就 要 管教 管教 他 ， 今 天 ， 我 就 是 来 管教 他 的 。” 


OURS, FLAS AGIN FE! PSEER ER DGHEBL, “RL 2) 我 想起 来 
啦 ! 咱们 大 伙 儿 是 要 去 教训 教训 他 ， 让 他 变 得 清醒 点 儿 ! ” 


“ 昨 晚 我 得 到 可 靠 的 消 轧 ，” 儿 坐 在 一 张 扶 手 椅 上 ， 接 着 说 , “说 就 
在 今天 上 午 ， 叉 有 一 辆 马力 特大 的 新 汽车 ， 要 开 到 蟾 宫 ， 由 他 选 购 ， 或 
者 退货 。 交 不 定 这 会 儿 ， 螨 具 己 经 在 罕 戴 他 心爱 的 那 套 奇 丑 无 比 的 服装 
了 。 本 来 还 不 难看 的 蟾 肾 ， 罕 上 那 身 衣服 ， 惑 成 了 个 怪物 ， 不 管 哪个 头 
脑 清醒 的 动物 见 到 他 ， 都 会 吓 晕 过 去 的 。 咱 们 得 及 早 动手 ， 要 不 就 太 巡 
了 。 你 两 位 得 陪 我 去 一 趟 蟾 宫 ， 务 必 去 拯救 瓜 救 蟾 内 。” 


“说 得 对 ! ? 河 鼠 跳 起 来 喊 道 ,“ 咀 们 要 去 抒 救 那个 可 怜 虫 ! 咀 们 要 
FH ECAR VALIE | SESE Be a Bic eee LE Te SR, NRT, MEATS 
跟 他 一 刀 两 新 ! ” 


他 们 出 发 上 路 ， 去 执行 一 项 行善 的 任务 ， 猿 在 前 面 领路 。 动 物 们 在 
结伴 同行 时 ， 总 是 采取 一 种 适当 而 合理 的 走 法 ， 就 是 排 成 紧 行 ， 而 不 是 
横路 整个 路 面 。 因 为 如 条 那样 走 ， 在 突 遇 厅 烦 或 危险 时 ， 就 不 便 互 相 文 
援 协助 。 


他 们 来 到 蟾 宫 的 大 车 道 时 ， 采 然 如 儿 所 料 ， 看 到 房 前 停 着 一 辆 闪光 
锂 亮 的 汽车 ， 大 型 号 ， 漆 成 鲜红 色 ( 这 是 蛤 肉 最 喜欢 的 颜色 ) 。 他 们 走 
到 门口 时 ， 大 门 猛 地 打开 ， 从 里 面 走出 蟾 肾 先生 。 他 戴 痢 护 目 镜 、 便 
We, Seth fal MU FP HERES, RS, PU LE BG 
阶 ， 一 边 往 手 上 戴 他 那 副 客 口 的 大 手套 。 


WL 伙计 们 ， 来 呀 ! ”一 看 到 他 们 ， 蟾 肾 就 兴高采烈 地 喊 道 ，“ 你 
们 来 得 正 是 时 候 ， 跟 我 一 道 去 痛快 一 痛快 一 上 哆 一 痛快 一 


可 是 ， 看 到 几 位 朋友 全 都 细 着 脸 ， 沉 默 不 语 ， 蟾 崔 那 热情 洋溢 的 话 
变 得 结 结巴 巴 ， 说 不 下 去 了 ， 对 他 们 的 邀请 也 只 说 出 一 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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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不 ! PUREE, “REFER AGE, FETT AEE? 


我 要 你 们 立刻 解释 清楚 。” 
“ABA, PSII, eA! ” 著 简短 地 发 布 命令 。 


蜂 肉 不 住地 踢 足 、 叫 号 ， 他 们 不 得 不 把 他 按 倒 在 地 ， 才 能 顺 当 地 给 
他 脐 衣 。 河 鼠 坐 在 他 号 上 ， 忠 鼠 一 件 一 件 扒 下 他 的 驾驶 服 ， 然 后 他 们 把 
他 提 者 站 起 来 。 随 着 蟾 晓 的 全 副 精 民 披 挂 梓 和 剥 摊 ， 他 那 大 吼 大 叫 的 威风 
也 消失 大 半 了 。 现 在 ， 既 然 他 不 再 是 公路 凶 神 ， 而 只 不 过 是 蟾 晓 ， 他 只 
有 无 力 地 咯咯 笑 着 ， 求 饶 似 的 看 看 这 个 ， 看 看 那个 ， 像 是 彻 感 明日 了 他 
的 处 境 。 


“你 知道 ， 蟾 易 ， 早 晚会 有 这 一 天 的 ，” 猿 严 历 地 训诫 说 , “我 们 给 
过 你 那么 多 劝告 ， 你 全 当 征 边 风 。 你 一 个 劲 儿 挥霍 你 父亲 留 下 的 钱财 。 
你 发 狂 似 的 开车 ， 横 冲 直 撞 ， 跟 警察 争吵 ， 你 在 整个 地 区 败坏 了 我 们 动 
物 的 名 声 。 独 立 目 主 固然 好 ， 但 我 们 动物 绝 不 能 听任 朋友 把 目 己 变 成 傻 
瓜 ， 越 轨 出 格 ， 你 现在 已 经 大 大 出 格 了 。 在 许多 方面 ， 你 都 是 挺 不 错 
的 ， 我 不 愿 对 你 过 分 严厉 ， 我 要 再 做 一 次 努力 ， 使 你 恢复 理性 。 你 跟 我 
到 吸烟 室 来 ， 听 我 数落 数落 你 的 所 作 所 为 。 等 你 从 那 间 房 里 出 来 时 ， 看 
fe BERRA JA Bot A BR.” 


{LAE ARI EWR AS, TEs, BER ES. 


“ 那 管 什么 用 ! ? 河 鼠 不 导 地 说 , “2 WeOR DEBE, EAN SAYA 
病 。 他 会 满口 答应 ， 事 后 不 改 。” 


他 俩 安安 逸 逸 坐 在 扶手 椅 上 ， 静 候 结果 。 透 过 紧 财 的 门 ， 他 们 只 听 
PGE AB SCR SUR UIT, Mere, BEI, BAZ. 过 了 一 会 儿 ， 
AAT TIE Fk BUH AT UI a ANY BCR TR A Sa FS FT, A oe PA ee A A eR AY 
内 心 ， 因 为 他 是 个 心肠 软 、 重 感情 的 动物 ， 很 容易 一 一 暂时 地 一 一 听信 
任何 观点 的 规 功 。 


约 砚 过 了 三 刻 钟 ， 门 开 了 ， 猿 庄严 地 替 着 一 只 软弱 无 力 、 没 精 打 采 
的 蟾 虹 走 了 出 来 。 他 的 皮肤 像 口袋 似 的 松 震 震 地 稼 拉 痢 ， 两 腿 摇 摇 哆 
Se» WB A AAAS oN, IO Ei ee VATE 


“ASTER JL, itt. “HPI, AUER, “朋友 们 ， 我 很 
AWA ROT, Misia USI IIE REY. Aleta 2s ORR 
行为 由 衷 地 感到 遗憾 ， 决 心 再 也 不 玩 汽 车 了 。 他 同 我 做 出 了 庄严 的 保 
iro ® 


“SRA ETAUGE IS © ME BN AS HSE SH it o 


“确实 是 个 大 好 消息 ，” 河 鼠 疑 疑惑 惑 地 说 ,， “只 要 


他 说 这 话 时 ， 眼 睛 紧 杂 着 蝗 蛛 ， 仿 佛 看 到 ， 在 蜂 肉 那 仍 然 坊 匡威 威 
的 眼睛 里 ， 有 种 什么 东西 内 了 一 下 。 


“现在 ， 你 还 得 做 一 件 事 ，” 攻 感 快 奈 的 猿 接着 说 , “WEIR, EQEE 
你 当 着 这 两 位 朋友 的 面 ， 把 你 刚才 在 吸烟 室 里 答应 过 我 的 话 ， 庄 严 地 重 
复 一 人 过。 第 一 ， 你 为 过 去 的 行为 感到 遗憾 ， 你 认识 到 那 全 是 胡 闸 ， 是 不 


Deo '99 


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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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TRIN TAA UCEK o WeWR 2 EE, EAI, ALA See 
严肃 地 默默 等 等。 最 后 ， 他 终于 开 上 腔 了 。 


“不 ! ”他 脸色 阴沉 但 气 壮 如 牛 地 说 , “我 不 遗憾 。 那 根本 就 不 是 什 
么 胡闹 ! 那 是 光荣 的 ! ” 


“什么 ? "多大 为 惊 骇 地 喊 道 ，* 你 这 个 出 尔 反 尔 说 话 不 算数 的 家 
tk! 刚才 ， 在 那 屋 ， 你 不 是 明明 告诉 我 一 


“Sel, fel], FEAR, "WOR IN, “在 那 屋 ， 我 什么 都 会 
WH. KANE, MAAS, MARA, MBAAWWHRA, HMMA 
摆 得 头头 是 道 ， 在 那 屋 ， 你 可 以 任意 摆布 我 ， 这 你 知道 。 可 是 过 后 ， 我 
左思 右 想 ， 把 我 做 过 的 事 细 细 琢磨 了 一 过 ， 我 友 党 ， 我 确实 半点 儿 也 不 
遗憾 ， 不 书 悔 。 所 以 ， 说 我 遗憾 悔过 ， 根 本 没 意 义 。 是 这 个 理 儿 不 


是 ? ” 


“那么 ，" 黎 说 ,，“ 你 是 不 打算 答应 我 ， 再 也 不 碰 汽 车 啦 ? ” 


“当然 不 ! ? 蟾 肾 斩 钉 堆 铁 地 说 ,“ 正 相反 ， 我 诚心 诚意 答应 你 ， 只 
BARA SAE, BEE, Bape EAE! ” 


HE, CEL ULL AS ce 1A] BRT BE BA To 


“AUF, "Heya SRK, WROD, “既然 你 不 听 规 劝 ， 那 咀 们 
就 只 好 试 试 强制 手段 了 。 我 一 直 担 心 ， 这 步 棋 是 在 所 难免 的 。 蟾 内 ， 你 
不 是 总 邀请 我 们 三 个 来 你 这 幅 漆 腕 房子 跟 你 一 道 住 住 吗 ， 现 在 ， 我 们 就 
住 下 了 。 哪 天 我 们 把 你 的 想法 改 得 对 头 了 ， 我 们 束 离 开 ， 人 否则 不 走 。 你 
们 二 位 ， 把 他 带 上 楼 去 ， 锁 在 卧室 里 ， 然 后 我 们 几 个 来 商量 个 办 法 。” 


WIR Ewa is bm IIL, AES AE EERIE, WS 
儿 ， 这 是 为 你 好 ，” 河 鼠 和 调 地 说 , “你 想 想 ， 等 你 .…… 等 你 治 好 了 这 场 
倒霉 的 狗 病 以 后 ， 咱 们 四 个 就 像 往 利 一 样 一 块 儿 玩 ， 该 有 多 乐 呀 ! ” 


“ 蟾 内 ， 在 你 治 好 之 前 ， 我 们 会 为 你 照管 好 一 切 的 ，” 鼎 鼠 说 ,，“ 我 
们 不 能 看 着 你 像 过 去 那样 乱 花 钱 了 。” 


“FRAY AS BG EE a 7K Ae SHS WH UAT BD 3 FEAT TSE At GEE th 


“FLAN TE PR TER Bt EJ LS, ABLE PE SCORN To RE 
添上 一 句 ， 锁 上 了 房 门 。 


他 们 下 楼 来 。 蟾 晓 对 者 锁 腿 儿 高 声 叫 加 了 一 通 。 然 后 ， 三 个 朋友 开 
ALLS TA DOT » 


“SHEPATR METS» FEM SAUL, “BR IAL EWI wR I EE oR HR 
JLo ANIL, MEAN RPIIR. —op ~PaR Ae, PPD. MB 
们 得 轮流 值班 守护 ， 直 到 他 喘 上 的 毒 瘾 上 自行 消失 为 止 。” 


于 是 ， 他 们 安排 了 值班 。 每 只 动物 夜间 轮流 睡 在 蟾 内 的 卧室 里 ， 白 
天 也 分 段 值班 。 起 初 ， 对 于 几 个 小 心 谨慎 的 朋友 ， 蟾 晓 自然 是 很 不 好 对 
付 的 。 他 的 狂热 劲 一 上 来 ， 惑 把 卧室 里 的 椅子 摆 成 大 体 像 辆 汽车 的 样 
子 ， 目 己 足 在 最 前 面 ， 吴 子 前 倾 ， 两 眼 紧 盯 前 方 ， 嘴 里 发 出 古怪 、 可 怕 
的 嘲 杂 声 。 狂 热 达 到 顶点 时 ， 他 会 翻 一 个 大 跟 斗 ， 倒 在 地 上 ， 摊 开 四 及 
丹 在 东 倒 西 企 的 椅子 当中 ， 暂 时 得 到 了 极 大 的 满足 。 不 过 ,日 子 一 天 天 
过 去 ， 这 种 痛 藻 的 走火 入 魔 越 来 越 少 了 。 他 的 朋友 们 干 方 百 计 想 引 导 他 
把 心思 转移 到 别 的 方面 ， 可 古 他 对 其 他 事物 似乎 一 直 没 有 恢复 兴趣 。 他 
明显 地 变 得 萎靡 不 振 、 和 郁郁 寡 欢 了 。 


cies 


了 


MBA Fire, FOBT EERE, fh ERE PEE. thE BEA 
RK, BHAA, WER, SRST Ae — fe L, BER ZS 
KEE Lo HE FED OPT TAY Bh: WRU CIEE» BIE 1s pas HE ad oY 
少 话 ， 只 说 ;:“ 噢 ， 别管 我 ， 我 什么 也 不 要 。 也 许 过 不 久 我 就 会 好 的 ， 
到 时 候 ， 毛 病 就 会 过 去 的 ， 不 必 过 分 担忧 。’ 等 等 。 河 鼠 ， 你 要 多 加 小 
心 啊 ! 每 当 蟾 晓 变 得 安静 柔顺 ， 装 出 一 副 主 日 学 校 得 奖 冬 孩 子 的 模样 
时 ， 那 也 就 是 他 最 最 狐 猎 的 时 候 。 肯 定 会 页 什么 网 花招 的 。 我 了 解 他 。 
好 ， 现 在 我 必须 走 了 。” 


“ 老 伙 计 ， 今 儿 个 你 好 吗 ? Tay BNE BUREN RSS. Tar PRE THY wet 


他 等 了 好 几 分 钟 ， 才 听 到 回答 。 这 时 ， 一 个 微弱 的 声音 答 道 :“ 亲 
爱 的 鼠 儿 ， 多 谢 你 了 ! 承 你 问候， 你 真 好 ! 不 过 请 先 告诉 我 ， 你 好 吗 ? 
由 鼠 老 兄 好 吗 ?” 


“ 噢 ， 我 们 都 好 ，” 河 鼠 答 道 ， 他 漫不经心 地 又 加 上 一 句 , “起 鼠 跟 
FETE HS, BIS ADR. PRU, AEP RI ERE 
独 在 一 起 ， 咀 们 要 过 得 高 高 兴 兴 。 我 要 尽力 让 你 开心 。 快 跳 下 床 来 ， 好 
小 伙 。 天 气 这 么 好 ， 别 悉 眉 苗 脸 地 赖 在 床上 了 ! ” 


SRE LENT Bt, WREST, “你 太 不 了 解 我 的 情况 
了 ， 我 现在 怎么 可 能 ' 跳 下 床 ' 呢 ? 恐 介 永远 也 不 可 能 了 ! 不 过 请 不 用 为 
我 发 悉 。 我 不 愿 成 为 朋友 们 的 累 痪 ， 料 想 这 也 不 会 很 人 了 。 真 的 ， 我 希 
A 


“是 啊 ， 我 也 希望 这 样 。” 河 鼠 恳 切 地 说 , “这 阵子 ， 你 让 我 们 大 伙 
儿 伤 透 了 脑筋 ， 我 很 高 兴 听 到 你 说 ， 这 一 切 都 将 结束 。 特 别 是 天 气 这 人 么 
好 ， 划 船 的 季节 又 到 了 ! WR, PREETI EET RIL 
可 你 使 我 们 失去 了 许多 东西 ! ” 


“ANT, RAIMA EGIL, PME AIC i, “这 一 扣 我 很 
HEEL. IRA AU. UMN -BARED, BARBI RIS 2 KPA 
给 你 们 添 抹 烦 。 我 知道 ， 我 是 个 累 效 。” 


“你 确实 是 个 累 痪 ，” 河 鼠 资 , “不 过 我 告诉 你 ， 只 要 你 能 明理 异 
事 ， 我 为 你 出 多 大 力也 甘心 。” 


“BEPRIAEE, BRL, MSR IRE SS HIG Be, “那么 我 求 你 一 一 也 
许 是 最 后 一 次 一 一 尽快 到 村 里 去 一 趟 一 一 说 不 定 已 经 太 晚 了 一 一 请 个 大 


夫 来 。 算 了 吧 ， 别 操 这 份 心 了 。 这 事 太 麻烦 。 也 许 ， 还 是 顺 其 自然 
iT.” 


“怎么 ， 请 大 夫 来 干吗 ? “inp le]. HHS SIMSRRER AT, FAR WLES HIB 
WIR ASE BESTT a ERE, FERS, TAS AA EAS T o 


“ARV — ETE Fk El] Ws EL, “US| ANE EL 
到 ? ABADI TS © TAVFEIW A, PRs: TR, REE PE PY 
了 ! 我 要 是 采取 措施 就 好 了 ! ’' 不 不 ， 那 太 麻 烦 了 。 没 关系， 起 挥 我 这 
些 话 吧 。” 


“Wea, CAA, MA RIL, “如 果 你 真 的 需要 ， 我 目 
然 会 去 蔡 你 请 大 夫 的 。 可 你 还 没 病 到 那个 地 步 呀 。 咀 们 还 是 谈 点 儿 列 的 
ee 


RRM, "WRB RAW, ORE, MRR AE TCGF 
FS H——§$ i EE ACRE AA So A, SII EE GE 
bi —- 7), BOAT RBA, ARTE PRIMER IE ET OR, FMS? 
—— RSE TEA FEA RUS, NIRA, ERE BT 
ALI. ARERR SRS , AAA SI eth VFRIMIAI, ETE 
这 一 刻 一 一 你 必须 面 对 不 愉快 的 事情 ， 不 管 那 要 消耗 多 大 的 体力 。” 


“请 律师 ! 哎呀 ， 想 必 他 真 的 病 得 厉害 了 ! ”惊慌 失措 的 河 鼠 自 言 自 
语 地 说 。 他 匆匆 走出 卧室 ， 倒 还 没 忘 把 门 仔细 锁 好 。 


来 到 屋外 ， 他 停 下 来 想 了 想 。 那 两 位 都 远 在 别处 ， 他 找 不 到 一 个 可 
以 商量 的 人 。 


SBE WHEN, "HAGE SZ, Bite, “WSR Be ICBC 
把 目 己 的 病 想 得 太 重 ， 可 还 从 没 听 他 说 要 请 律师 呀 ! 要 是 真 没 大 病 ， 医 
生 会 加 他 是 个 大 举 熏 ， 会 给 他 打气 ， 那 倒 也 是 一 得 吧 。 我 不 妨 迁 残 一 下 
他 的 怪 脾 气 ， 跑 一 趟 ， 用 不 了 多 久 的 。” 于 是 他 带 着 行善 的 使 命 ， 癌 村 
子 跑 去 。 


Wr BGA REE BUR J LE Pe, WRU PR, HB Be 
口 ， 急 切 地 望 着 河 鼠 ， 直 到 车 道上 不 见 了 他 的 踊 影 。 接 着 ， 他 开心 地 放 
PRA, Kiko ERE IMAI Beh Rae, Noe SA“) ai at 
取出 钱 ， 塞 满 了 所 有 的 衣 袋 。 下 一 步 ， 他 把 床单 全 都 结 在 一 起 ， 又 把 这 
根 临时 结 成 的 绳子 一 端 牢 系 在 窗 框 上 。 那 美丽 的 都 铎 王朝 式 的 窗子 ， 是 
他 卧室 的 一 景 。 他 和 仆 出 窗口 ， 顺 着 绳子 轻 轻 滑落 地 上 ， 萌 着 和 河 鼠 相反 
的 方 同 ， 吹 着 欢快 的 口 电 ， 轻 松 地 迈 开 大 步 ， 扬 长 而 去 。 


那 顿 午饭 ， 河 鼠 吃 得 没 精 打 采 。 猿 和 屿 鼠 回 来 后 ， 河 鼠 不 得 不 在 餐 
揭 上 对 他 们 讲述 他 那 段 难以 置信 的 倒霉 经 历 。 猿 的 那 种 刻薄 甚至 粗暴 的 
批评 ， 可 想 而 知 ， 目 不 待 言 ， 束 连 竭 力 要 站 在 朋友 一 边 的 婴 凯 ， 也 不 得 
不 表示 :“ 鼠 儿 ， 这 回 你 可 是 有 点 儿 糊 涂 ! WIR OR BE eB PRE TIL 
了 ! ”这 话 深 深 刺 痛 了 河 鼠 。 


“他 装 得 太 到 家 了 ! ”重头 丧气 的 河 鼠 说 。 


“他 把 你 蒙骗 到 家 了 ! ”外 怒 冲冲 地 说 ,，“ 不 过 ， 光 说 也 于 事 无 补 。 
他 暂时 肯定 已 经 跑 得 很 远 了 。 最 糟 的 是 ， 他 自作 聪明 ， 目 以为 了 不 起 ， 
什么 殉 唐 事 都 干 得 出 来 。 唯 一 可 以 告 感 的 是 ， 我 们 现在 自由 了 ， 不 必 再 


IR SI Ta) A BO fo ARM el he FEW Se ELE A. WES RBS IS 
AB AY Be [BIR AY—§£@ ce HISAR BIR, ile BCE STAG ADR” 


HEAL, FEIFD HET DAORINE Mitate, AAA Be & 
Ay ZB WANS EME, WRAP He Tl BI ELL CAE 


IAIN, ABS SERRE IAS Tor FERN WR, TEPER ERE, 
ROAAWILET. HH, ee, FRR, A dE 
退 踪 ， 换 了 好 几 次 路 线 ; 现在， 他 觉得 已 经 摆脱 了 被 抓 回 去 的 危险 ， 而 
太阳 正 快 活 地 神 他 微 突 ， 整 个 大 目 然 都 齐 声 合 唱 一 首 颂歌 ， 赞 美 他 心里 
唱 出 的 那 首 目 我 表扬 的 歌 。 他 心满意足 ， 目 鸣 得 意 ， 一 路 上 几乎 都 在 跳 
舞 。 


“ 干 得 真 漂 亮 ! ”他 咯咯 笑 着 对 目 己 说 ,“ 以 智力 反抗 暴力 ， 智 力 终 
客 折 了 上 风 一 一 这 是 必然 的 。 可 怜 的 老 耗 子 ! 啊呀 ， 猿 回来 时 ， 他 还 不 
tet WE RE, MEE MEA, TRAD, Ate A, 
根本 没 受过 教育 。 将 来 有 一 天 ， 我 要 杀 目 培养 他 ， 看 能 不 能 把 他 调教 出 
个 模样 来 。” 


他 满 脑 子 自 高 自 大 的 念头 ， 昂 首 阔步 往 前 走 ， 径 直 来 到 一 座 小 镇 。 
在 正 街 的 中 央 ， 横 悬 着 一 块 招 牌 一 一 “ 红 狮 ”， 这 使 他 想起 ， 当 天 还 没 顾 
ENCE, ES KAW, ALPS SAE. A ERED en, BB 
了 那 家 小 店 临 时 所 能 供应 的 一 顿 最 好 的 午饭 ， 坐 在 咖啡 室 里 吃 起 来 。 


四 De 到 一 半 ， 就 听 到 一 个 非常 熟悉 的 声音 ， 由 远 而 近 ， 从 街 上 传 
KK, MAN AHH jee, FTE. ARR FS 1 听 得 出 ， 那 辆 汽车 越 
来 越 近 ， 开 进 了 和 客 店 的 院子 ， 俘 了 下 来 。 蟾 晓 紧 紧 抓 住 昌 腿 ， 来 拖 善 他 
难以 控制 的 激动 。 随 后 车 上 那 伙 人 就 走 进 了 喇 啡 室 。 他 们 俄 了 ， 有 说 有 
笑 ， 大 谈 那 天 上 午 的 经 历 ， 谈 他 们 乘坐 的 那 辆 汽车 的 优 民 性 能 。 蟾 肾 如 
饥 似 渔 、 全 神 贯 注 地 倾听 了 一 会 儿 ， 终 于 按 氛 不 住 了 。 他 轻 轻 溜 出 咖啡 
室 ， 在 柜台 付 了 账 ， 一 出 屋 ， 残 悄悄 转悠 到 院子 里 。“ 只 此 一 眼 ，” 他 对 


自己 说 ,，“ 诉 无 妨碍 吧 ! ” 


汽车 就 俘 在 院子 当中 ， 没 人 看 管 ， 因 为 马帮 工人 和 其 他 随从 都 进 屋 
IAA ST. HEURES ISI a cae, TaN ae, PER, PTR 
着 。 


“不 知道 ，” 他 忽然 问 目 己 ,“ 不 知道 这 种 车 好 不 好 发 动 ? ” 


只 一 肯 眼 工夫 ， 不 知 怎 的 ， 他 已 经 握 住 了 把 手 ， 转 了 一 下 。 一 听 到 
那 熟 悉 的 声 首 ， 他 过 去 的 热 狂 叉 袭 来， 所 住 了 他 的 全 部 里 心 。 像 做 梦 一 
般 ， 他 不 知 怎 的 就 坐 到 了 司机 座 上 ; 像 做 梦 一 般 ， 他 拉动 了 挡 杆 ， 开 和 车 
在 院 里 儿 了 一 圈 ， 然 后 驶 出 了 拱门 ; 像 做 梦 一 般 ， 什 么 是 非 曲 直 ， 什 么 
顾虑 担忧 ， 一 股 脑 儿 都 殷 到 九 备 云 外 。 他 加 大 了 车 速 ， 汽 车 冲 过 街道 ， 
跃 上 公路 ， 越 过 上 旷野。 这 时 ， 他 二 掉 了 一 切 ， 只 知 着 他 又 成 了 蟾 内 ， 无 
比 高 明 强 大 的 蟾 内 ， 黎 星 蟾 内 ， 大 道上 的 征服 者 ， 小 路 上 的 霸王 ;在 他 
面前 ， 人 人 都 得 让 路 ， 人 否则 便 被 碾 得 粉碎 ， 永 不 见 天 日 。 他 一 面 驱 车 长 
驰 ， 一 面 引 咏 高 歌 ， 那 车 也 和 着 他 的 歌声 ， 隆 隆 低 吟 。 一 里 义 一 里 ， 被 
他 的 车 轮 碾 过 ， 他 不 知道 究竟 驶 向 哪里 ， 只 是 为 了 充分 满足 他 的 天 性 ， 
尽情 人 圣 受 眼前 的 快乐 ， 至 于 下 一 步 会 过 到 什么 ， 一 概 不 闻 不 问 。 


RRA, "HIRIE A MAM, “这 件 案子 案情 是 够 清楚 的 ， 
唯一 的 困难 是 ， 对 于 我 们 面前 这 个 虹 缩 在 被 告 磺 上 的 无 可 救 药 的 流 谍 ， 
这 个 不 知 悔改 的 恶棍 ， 怎 样 才能 给 他 点 儿 历 害 答 答 ? 让 我 想 想 一 一 他 有 
徘 ， 证 据 确 省 无 疑 : 第 一 ， 他 偷 了 一 辆 昂贵 的 汽车 ;第 二 ， 他 明 乱 轰 
驶 ， 和 危害 公众 ; 第 三 ， 他 对 警察 亦 横 无 理 。 录 事先 生 ， 请 告诉 我 们 ， 这 
三 条 中 的 每 一 条 非 行 ， 我 们 能 判 给 的 最 严 历 的 惩 避 是 什么 ? 当然 ， 不 能 
给 犯人 任何 假定 无 菲 的 机 会 ， 因 为 根本 不 存在 这 种 机 会 。” 


录 事 用 钢笔 刮 了 刮 暑 子 ， 说 :“ 有 人 认为 ， 偷 汽车 是 最 大 的 徘 行 ， 
确实 如 此 。 不 过 ， 骨 犯 警 察 ， 无 疑 应 受到 最 严 历 的 惩 天 ， 确 实 应 该 。 如 
果 说 ， 盗 车 罪 应 处 十 二 个 月 监 蔡 一 一 那 是 很 轻 的 ， 首 狂 区 驶 应 处 三 年 监 
蔡 一 一 那 也 是 宽大 的 ; 冒犯 警察 则 应 处 十 五 年 监禁 一 一 根据 证 人 的 证 词 
(哪怕 你 只 相信 这 些 证 词 的 十 分 之 一 ， 我 自己 从 不 相信 和 多 于 十 分 之 一 的 
证 词 ) ， 他 的 冒犯 行为 是 十 分 恶劣 的 。 三 项 加 在 一 起 ， 总 共 是 十 九 年 


“好 极 了 ! ”首席 法 官 说 。 
“您 不 如 干脆 凑 它 一 个 整数 -二 十 年 ， 这 样 更 保险 。* 录 事 加 上 -- 
Al. 


“这 个 建议 太 好 了 ! ”首席 法 官 赞 许 说 ,，“ 犯 人 ! 起 来 ， 站 直 了 。 这 
次 判 你 二 十 年 监 蔡 。 注 意 ， 下 次 再 看 到 你 在 这 里 ， 不 管 犯 什 么 罪 , 一 定 


要 重重 惩罚 你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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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一 路 尖 叫 ， 祈 求 ， 抗 议 。 他 被 拖 着 经 过 市 场 。 市 场 上 那些 游 手 好 用 的 
公众 ， 对 通缉 犯 问 来 都 表示 同情 和 提供 援助 ， 而 对 已 确认 的 徘 犯 则 回来 
是 疾 言 历 色 。 他 们 纷纷 问 他 投 来 嘲 骂 ， 扔 明 葛 卜 ， 喊 口号 。 他 被 拖 着 经 
过 起 哄 的 学 童 ， 他 们 每 看 到 一 位 绅士 陷入 困境 ， 天 真 的 小 输 上 就 露出 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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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吓 的 目光 ; 穿 过 院子 ， 院 里 凶恶 的 猛 犬 把 皮 和 市 绷 得 紧 紧 的 ， 爪 子 同 空 
中 乱 抓 ， 要 向 他 扑 过 来 ;经 过 年 老 的 狱 举 ， 他 们 把 兵 句 和 斜 徘 在 墙 上 ， 对 
着 一 个 肉 馅 饼 和 一 钢 标 色 的 麦 酒 打 睦 睡 ， 走 呀 走 蚜 ， 走 过 拉 肝 拷问 室 、 
夹 指 室 ， 走 过 通 向 秘密 断头台 的 按 角 ， 一 直 走 到 监狱 最 深 处 那 间 最 阴森 
的 地 牢 门 前 。 门 口 坐 着 一 个 年 老 的 狱 革 ， 手 里 摆弄 着 一 串 又 重 又 大 的 钥 
古 。 就 在 这 里 ， 他 们 停 了 下 来 。 


“Ue, UF AAK! ”警官 说。 他 摘 下 钢 备 ， 护 了 探 额头 的 汗 。“ 醒 醒 ， 


老 懒 虫 ， 把 这 个 坏蛋 蟾 晓 看 管 起 来 。 他 是 个 徘 行 素 坚 、 儿 诈 奸 猎 、 询 计 
多 站 的 非 犯 。 灰 妆 于 老头， 你 要 况 尽 全 力 把 他 看 好 ， 如 有 闪失， 就 要 你 
这 颗 老 人 头 一 一 你 和 他 都 要 遭 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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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乌拉 : 俄语 ， 表 示 欢 呼 。 一 一 译 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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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十 点 过 后 ， 天 光 依 旧 流连 不 去 ， 残 留 着 白昼 的 余晖 。 午 后 酷热 郁闷 的 
嗜 气 ， 在 短 短 的 仲夏 夜 清凉 的 手指 触摸 下 ， 渐 渐 消 散 了 。 喘 鼠 伸 开 四 上肢 
躺 在 河 诽 上， 等 着 他 的 朋友 回来 。 从 天 明 到 日 落 ， 天 空 万 里 无 云 ， 亦 日 
炎炎 ， 高 温 吾 人， 压 得 他 到 现在 还 气喘 吁 吁 。 他 一 直 在 河 边 和 一 些 同伴 
游玩 ， 让 河 鼠 独自 去 水 猎 家 赴 一 次 安排 已 久 的 约会 。 他 进 屋 时 ， 看 到 屋 
里 黑洞 洞 的 ， 空 无 一 人 ， 不 见 河 鼠 的 踪影 。 河 鼠 一 定 是 和 他 的 老 伙 伴 待 
在 一 起 ， 述 迟 不 想 回 家 。 


束 髓 在 一 些 酸 模 叶子 上 ， 回 味 看 这 


天 气 还 太 热 ， 屋 里 待 不 住 ， 沼 
一 天 经 历 的 种 种 事情 ， 觉 得 特有 意 , 


过 了 一 会 儿 ， 河 鼠 轻 轻 的 脚步 足 着 师 干 的 草地 由 远 而 近 。“ 啊 ， 多 
ORI, KRY! ?他 说 着 坐 了 下 来 ， 在 有 所 思 地 望 着 河水 ， 一 声 不 
W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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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在 那 边 吃 过 晚饭 了 吧 ? Be BN LAT 


“ 走 不 开 蚜 ，” 河 鼠 说 ,， “他 们 死活 不 放 我 走 。 你 知道 的 ， 他 们 一 向 
待人 杀 切 ， 为 我 把 一 切 都 安排 得 周 周到 到 ， 直 到 我 离开 为 止 。 可 我 总 觉 
得 不 是 滋味 ， 因 为 我 看 得 出 ， 尺 省 他 们 竭力 掩盖 ， 他 们 实际 上 很 不 开 
心 。 碾 鼠 ， 他 们 八 介 是 遇 上 上 朵 烦 了 。 小 胖 胖 又 丢 了 。 你 知道 ， 他 父 杀 是 
多 么 疼 他 ， 虽 然 水 猎 很 少 表示 。” 


“什么 ? 那个 孩子 吗 ? RAE, “就 算 走 于 了 ， 又 有 什么 


可 担心 的 ? 他 老 是 出 去 ， 走 丢 了 ， 过 后 义 回 来 了 ; 他 太 爱 冒险 啦 。 不 过 
他 还 从 没 出 过 什么 差 池 。 这 一 带 所 有 的 居民 都 认识 人 他， 喜欢 他 ， 残 像 他 
们 喜欢 老 水 猎 一 样 。 总 有 一 天 ， 不 知 哪 只 动物 会 遇 上 他 ， 把 他 送 回 家 
的 。 你 只 管 放心 好 啦 。 你 瞧 ， 明 们 目 己 不 是 还 曾 在 好 儿 里 以 外 找到 过 
他 ， 他 还 挺 得 意 ， 玩 得 开心 着 哩 ! ” 


“不 错 ， 可 这 回 问 题 更 严重 ，” 河 自沉 重地 说 ,，“ 他 没 露 面 已 经 许多 
天 了 ， 水 猎 夫 妇 到 处 找 过 了 ， 还 是 不 见 他 的 影子 。 他 们 也 问 过 方圆 几 里 
的 每 只 动物 ， 可 都 说 不 知道 他 的 下 落 。 水 猎 显 然 是 急 坏 了 ， 虽 然 他 不 肯 
承认 这 一 点 。 我 从 他 那儿 知道 ， 胖 胖 游泳 还 没 学 到 家 ， 看 得 出 ， 他 担心 
会 在 那 座 河 巩 上 出 事 。 这 个 季节 ， 那 儿 还 有 大 量 的 水 流出 来 ， 而 且 ， 那 
地 方 总 是 让 小 孩子 着迷 的 。 而 且 ， 那 儿 还 有 一 一 呢 ， 陷 阱 呀 什么 的 
这 你 也 知道 。 水 猎 不 是 那 种 过 早 为 儿子 担心 的 人 ， 可 现在 他 已 经 感到 悍 
悍 不 安 了 。 我 离开 他 家 时 ， 他 送 我 出 来 ， 资 是 想 透 透 空 气 ， 伸 伸 腿 脚 。 
可 我 看 得 出 来 ， 不 是 那么 回 事 ， 所 以 我 拉 他 出 来 ， 一 个 劲 儿 追问 ， 终 于 
让 他 吐露 了 实情 。 原 来 ， 他 是 要 去 渡口 边 过 夜 。 那 地 方 你 知道 吗 ? 就 是 
在 那 座 桥 建 起 以 前 ， 那 个 老 渡口 那儿 。” 


“知道 ， 而 且 很 熟悉 ，” 癸 鼠 说 , “不 过 水 猎 为 什么 单 挑 那 地 方 去 守 
着 呢 ? ” 


WE, REA A ce 118 5 — BORE eK Td 
说 , “ABI LSBU) Fe ABA YD AIS Te HS as BPE PET i A 
方 。 小 翌 胖 的 第 一 条 鱼 束 是 在 那儿 抓 到 的 ， 为 这 他 可 得 意 了 。 那 孩子 喜 
欢 这 地 方 ， 所 以 水 猎 想 ， 要 是 那 可 怜 的 孩子 还 活 痢 ， 在 什么 地 方 逛 够 
了 ， 他 或 许 首 先 会 回 到 他 最 喜欢 的 这 个 渡口 来 ; 要 是 他 碰巧 经 过 那里 ， 
想起 这 地 方 ， 他 或 许 会 俘 下 来 玩 玩 的 。 所 以 ， 水 猎 每 晚 都 去 那儿 守候 
一 一 抱 着 一 线 希 望 ， 只 是 一 线 希 望 ! ” 


他 俩 一 时 都 沉默 了， 部 在 想 着 同样 的 心事 一 一 漫漫 长 夜里 ， 那 只 孤 
独 、 忧 伤 的 水 猫 ， 足 在 小 口 边 ， 守 候 着 、 等 竺 着 ， 只 为 了 那 一 线 布 望 。 


“得 了 ， 得 了 ，” 过 了 一 会 儿 ， 河 鼠 说 ，“ 咱 们 该 进 尾 睡 觉 了 。* 说 归 
说 ， 他 却 没有 动弹 。 


eB, "REDD, “DP RILITA, FAIS eaten, Ba de 
干 ， 好 像 也 没 喻 可 干 的 。 咀 们 干脆 把 船 划 出 来 ， 往 上 游 去 ， 再 过 个 把 钟 
头 ， 月 腕 就 升 起 来 了 ， 那 时 咀 们 避 ® 可 以 借 着 月光 尽力 搜索 一 一 起 码 ， 上 总 
比 什么 事 不 干 就 上 床 睡觉 强 呀 。” 


“我 也 是 这 样 想 的 ，” 河 鼠 资 , “再 说 ， 这 样 的 夜晚 也 不 是 适合 睡 党 
的 夜晚 。 天 很 快 惑 之 T， 一 路 上 ， 咀 们 还 可 以 向 早起 的 动物 打听 有 关 胖 
胖 的 消 轧 。” 


他 们 把 船 划 出 来 ， 河 鼠 执 桨 ， 小 心 谨慎 地 划 痢 。 


河 心 有 一 条 狭长 清 腕 的 水 流 ， 隐 隐 反 映 出 天 空 。 但 两 岩 的 洪森 或 树 
丛 投 在 水 中 的 倒影 看 上 去 却 如 同 河 兰 一 样 坚实 ， 因 此 屿 鼠 在 党 紫 时 就 得 
相应 地 做 出 判断 。 河 上 虽然 一 片 漆黑 ， 查 无 人 迹 ， 可 夜空 中 还 是 充满 了 
各 种 细小 的 声 啊 ， 歌 声 、 低 语 声 、 赛 塞 窜 窜 ， 表 明 那 些 忙 碌 的 小 动物 还 
在 活动 ， 通 宵 干 着 他 们 各 自 的 营 生 ， 直 到 初 阳 照 到 他 们 号 上 ， 俊 他 们 回 
A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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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其 来 ， 近 在 尽 尺 。 时 不 时 ， 会 突然 听 到 一 声 清晰 的 嗓 首 ， 把 他 们 吓 一 
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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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他 们 打招呼 ， 只 是 穿 上 了 另 一 套 农 党 ， 仿 佛 它 们 曾经 偷偷 注 走 ， 换 上 
一 身 撤 洁 的 新 装 ， 又 悄悄 溜 回 来 ， 含 着 微笑 ， 郑 导 地 等 着 ， 看 他 们 还 认 
不 认得 出 来 。 


两 个 朋友 把 船 系 在 一 棵 柳树 上 ， 上 了 岸 ， 走 进 这 静 谎 的 银色 王国 ， 
在 树 篇 、 树 洞 、 隧 道 、 暗 渠 、 沟 密 和 干 润 的 河道 里 耐心 搜寻 。 然 后 他 们 
SUERNT, XU BT Fe BAK 


这 样 ， 他 们 来 回 划 着 ， 漳 河 而 上 。 那 轮 卑 月 ， 静 静 地 高 悬 在 没 云 的 
夜空 ， 尽 管 离 得 这 样 远 ， 却 尽力 帮 他 们 寻找 。 等 到 该 退场 的 时 辰 到 了 ， 
她 才 依 依 不 舍 地 离开 他 们 ， 沉 入 地 下 ， 又 一 次 神秘 地 笼 章 了 田野 和 河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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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 ， 一 种 变化 慢 慢 地 出 现 ， 天 边 更 加 明朗 ， 田 野 和 树林 更 加 清晰 
可 办 ， 而 且 多 少 变 了 样子 ， 党 尝 在 上 面 的 神秘 气氛 开始 退去 。 一 只 乌 突 
然 鸣 叫 一 声 ， 跟 着 又 悄 无 声 且 了。 一 阵 轻 风 拂 过 ， 吹 得 卢 苇 和 浦 草 沙沙 
作 啊 。 


吴 鼠 在 划 奖 ， 河 鼠 倚 在 网 尾 。 他 忽然 坐 直 了 吴 子 ， 神 情 激动 ， 聚 精 
会 神 地 侧耳 倾听 。 照 鼠 轻 轻 地 划 看 桨 ， 让 山 缓 绥 疝 前 移动 ， 一 面 仔细 审 
钢 看 两 许 。 看 到 河 孔 的 那 副 神情 ， 他 不 由 得 好 奇 地 望 厦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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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听 不 见 啦 ! ? 河 鼠 叹 了 口气 ， 又 倒 在 座位 上 , “多 美 呀 ! 多 神奇 
蚜 ! Ras! 可 惜 这 么 快 就 没 了 ， 倒 不 如 压根 儿 没 听见 。 这 声音 在 我 
心里 唤起 了 一 种 痛 否 的 淘 望 ， 恨 不 能 再 听 到 它 ， 了 永远 听 下 去 ， 除 了 听 
它 ， 别 的 什么 似乎 都 没 有 意义 了 ! 它 又 来 啦 ! ”他 喊 道 ， 又 一 次 振奋 起 
Ke HUTA SE, EEAFH, Aik Ata 


“Fe RS, WABI. "iP Suh, “Rue DR! 它 多 美 呀 ! 远 
处 那 悠扬 婉转 的 华声 ， 那 纤细 、 清 胸 、 欢 快 的 呼唤 ! 这 样 的 音乐 ， 我 从 


RIA EL © ET ARTA PARK SS, FT ABP EE GRA! ERI, ED, 
呀 ! AS a AR AUPE RR — pe Re SE ATOR |” 


万 鼠 非 常 惊 讶 ， 不 过 他 还 是 听从 了 。 他 说 :“ 我 什么 也 没 听 到 ， 除 
了 芦苇 、 灯 蕊 草 和 柳 林 里 的 风声 。>” 


他 的 话 ， 河 鼠 即 便 听 到 ， 也 没 回答 。 他 心醉 神 迷 ， 浑 身 战 织 ， 整 个 
号 心 都 被 这 件 神奇 的 新 鲜 事物 占有 了 。 它 用 强 有 力 的 手 ， 紧 紧 抓 住 了 他 
ACAD RR, He. Doe, RP SRS EE HY EE 


Re DSR SA HE Rl ait, AN 2b, EMR ARTA IT 
一 股 长 长 的 酒水 同一 劳 分 流出 去 。 河 鼠 早 就 放下 了 能 ， 这 时 ， 他 把 头 轻 
轻 一 扬 ， 示 意 嵌 鼠 向 泣 水 湾 划 去 。 天 色 将 旧 ， 他 们 已 能 辨别 宝石 般 点 级 
着 两 岸 的 鲜花 的 颜色 。 


“人 笛 声 越 来 越 近 ， 越 来 越 清楚 了 ，” 河 鼠 欢喜 地 喊 道 ，“ 这 会 儿 你 一 
定 也 听 到 了 吧 ! 啊 哈 ! 看 得 出 来 ， 你 终于 听 到 了 1! ” 


ASTRA ORIG IT EB FP TRACI Re AR, Tbe SR, RES A 
fh. TE BEEIEI, Sait AA a, TPE RUSK. Hh BY APE AE A 
泪 ， 便 理解 地 低下 头 去 。 


有 好 一 阵 ， 他 俩 竺 在 那儿 一 动不动 ， 任 赁 镶 在 河 边 的 紫色 珍珠 草 在 
他 们 身上 拂 来 拂 去 。 然 后 ， 伴 随 着 醉人 的 旋律 而 来 的 ， 是 又 清晰 义 迫 切 
Me, Sl eee EN AAS EL, SCR RR REE, (AE 
黎明 时 分 照例 昕 到 的 驴 鸣 ， 却 没有 出 现 ， 除 了 那 美 妙 的 天 籁 ， 万 物 都 静 


得 出 奇 。 


他 们 的 船 继 续 向 前 滑行 ， 两 悍 大 片 丰美 的 草地 ， 在 那个 早 展 显 得 无 
比 清新 ， 无 比 青 玖 。 他 们 从 没 见 过 这 样 鲜艳 的 玫瑰 ， 这 样 丰 成 的 柳 兰 ， 
这 样 方 香 诱 人 的 红 线 菊 。 再 往 后 ， 前 面 河 坝 的 隆隆 声 已 在 空中 和 受 哆 。 


他 们 预感 到 ， 远 征 的 终点 已 经 不 远 了 。 不 省 那 是 什么 ， 它 肯定 正在 
迎 候 他 们 的 到 来 。 


一 座 大 坝 ， 从 一 恒 到 一 恒 ， 环 抱 着 泗水 湾 ， 形 成 一 个 宽阔 明亮 的 半 
圆 形 绿色 水 坡 ， 泡 沫 飞溅 ， 波 光 头 娄 ， 把 平静 的 水 面 挑 出 无 数 的 流 涡 和 
市 状 的 泡沫 ;， 它 那 庄严 又 杀 切 的 隆隆 声 ， 盖 过 了 所 有 别 的 声 啊 。 


在 大 坝 那 内 光 的 臂膀 环抱 中 ， 安 卧 着 一 个 小 岛 ， 四 周密 密 层 层 长 着 
柳树 、 白 桦 和 艾 杨 。 它 狂 狂 愤愤 ， 隐 而 不 露 ， 但 强 意 深长 ， 用 一 层面 纱 
把 它 要 藏匿 的 东西 遮盖 起 来 ， 等 竺 适当 的 时 刻 ， 才 回 那 应 召 而 来 的 客人 
AA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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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面 ， 停 泊 在 小 岛 鲜花 似 锦 的 岸 边 。 他 们 悄悄 上 了 岸 ， 穿 过 花 从 、 芳 香 
的 野草 和 灌木 林 ， 踏 上 平地 ， 来 到 一 片 绿 油 油 的 小 草坪 ， 草 坪 四 周 ， 环 
绕 看 大 自然 目 己 的 果园 一 一 沙 果 树 、 野 楼 桃 树 、 野 刺 李 树 。 


“这 是 我 的 梦 中 歌曲 之 乡 ， 是 问 我 演 委 的 那 衣 仙 音 之 乡 ，” 河 鼠 迷 离 
懂 恤 地 喃 喃 道 ,“ 要 说 在 哪儿 能 找到 “他 ，"， 那 就 是 在 这 个 神圣 的 地 方 ， 我 
们 将 找到 他’。” 


万 鼠 顿 生 敬 长 之 情 ， 他 全 身 肌 肉 变 得 松软 ， 头 低 低 王 下 ， 双 脚 像 在 
地 上 生 了 根 。 那 并 不 是 一 种 悍 妈 的 感觉 ， 实 际 上 ， 他 心情 异常 宁静 快 
Ak; 那 是 一 种 认 上 心头 并 且 紧 紧 抓 住 他 的 敬 伐 感 ， 虽 然 他 看 不 见 ， 心 里 
却 明 白 ， 一 个 宏伟 神圣 的 存在 物 就 近 在 眼前 。 他 费力 地 转 过 喘 去 找 他 的 
朋友 ， 只 见 河 鼠 诚 悍 诚 瑟 地 站 在 他 旁边 ， 浑 喘 剧 烈 地 颤 拌 。 四 周 ， 栖 满 
了 乌鸡 的 树 校 上 ， 依 旧 悄 无 声息 。 天 色 ， 也 越 来 越 亮 了 。 


笛 声 现在 虽 已 停止 ， 但 那 种 召唤 ， 却 仍旧 那么 强 有 力 ， 那 么 刻 不 容 
组 ;要 不 然 ， 鼎 鼠 或 许 连 抬 眼 看 一 看 都 不 敢 。 他 无 法 抵 拒 那 种 召唤 ， 不 
能 不 用 肉眼 去 看 那 隐 贡 着 的 东西 ， 哪 人 一 瞬间 惑 要 死去 也 在 所 不 惜 。 他 


AAC OHTA ECR FE SG 6 AE BIE BU Al Tc EL A FB HL, AC A AR 
Bi UAB EAE ARETE DR EMEI, eR IR PA S}——$§ LTE 
All, WE BA EL ALAR Ai2 ACA BCE AD AR HF 


他 看 到 一 对 同 后 卷曲 的 弯 弯 的 特 角 ， 在 晨光 下 发 亮 ; 他 看 到 一 双 和 
讽 的 眼睛 ， 雇 谐 地 俯视 着 他 俩 ， 花 祥 的 两 眼 间 一 只 刚 煞 的 鹰 钩 愉 。 一 张 
藏 在 须 绒 下 的 嘴 ， 嘴 角 似 笑 非 笑 地 微微 上 蕴 ， 一 只 筋肉 隆起 的 辟 ， 横 在 
览 厚 的 胸 前 ， 修 长 而 柔 万 的 手 ， 仍 握 着 那 文 刚 离 唇 边 的 牧 神 之 条 ; Bie 
和 鞍 的 双 腿 线条 优美 ， 威 严 而 安 适 地 和 登 坐 草地 上 ;而 假 依 在 老 牧 神 的 两 蹄 
之 间 ， 是 水 猎 娃 娃 那 圆 滩 滚 、 胖 乎 乎 、 稚 嫩 嫩 的 小 号 子 ， 他 正安 逸 香甜 
地 熟睡 。 就 在 这 屏 住 呼吸 心情 紧张 的 一 瞬间 ， 他 看 到 了 呈现 在 晨曦 中 的 
这 幅 鲜 明 的 景象 。 他 活着 看 到 了 这 一 切 ， 因 为 他 还 活着 ， 他 感到 十 分 惊 
Wo 


“al, EAA A SEL ORME, RARISLSEUAR ATRL, fhe 
怕 吗 ? > 


“SHA? ” 订 鼠 的 眼睛 里 闪烁 着 难以 言 表 的 敬爱 ， 低 声 喃 喃 过 , “ 害 


怕 ? 怕 他 ? 啊 ， 当 然 不 ! 当然 不 ! 不 过 -不 过 -我 还 是 有 点 儿 害 
tf! > 

BE, BURRELL, IRL BUREADE. 

又 然 间 ， 对 面 的 天 边 升 起 一 轮 金灿灿 的 太阳 。 最 初 的 光芒 ， 横 穿 平 


坦 的 水 浸 草 地 ， 直 射 他 们 的 眼 上 ， 况 得 他 们 眼花 综 乱 。 等 到 他 们 再 看 到 
东西 时 ， 那 神奇 的 景象 已 经 不 见 了 ， 只 听 得 空中 回 水 着 百 乌 欢呼 日 出 的 
颂歌 。 


他 们 范 范 然 凝望 者 ， 慢 慢 地 意识 到 ， 转 瞬 就 失去 了 他 们 所 看 到 的 一 
切 ， 一 种 说 不 出 的 帐 收 袭 上 心头 。 


IN, MEA AMSA EN Xl, DOKI, Rea A, See ee AY 
WOE, BRT EI ETE, Ba AVE AY AE, EIT 
ATs SW. RIE EAM IRA EIN AEA SOR PM ibe A BI» 
S28 AI — HL ——§_ itis» AS AEA S ASE ED RA Ait BD 
Sky 2M AR ae EDU BAS, ATEAB BC HATS IZ 38 [li Bas, ta ABLE Be 
他 救出 困境 的 小 动物 的 后 半生 ， 让 他 们 还 能 像 从 前 那样 过 得 轻松 愉快 ， 
他 送 给 了 他 们 这 份 礼 物 。 


睫 鼠 探 了 揉 眼睛 ， 情 忆 地 望 着 茫然 回顾 的 河 鼠 。 他 问 :“ 对 不 起 ， 
河 鼠 ， 你 说 什么 来 着 ? ” 

“我 想 我 是 说 ，” 河 和 鼠 慢 否 否 地 回答 , “这 才 是 我 们 要 找 的 地 方 ， 我 
们 就 应 该 在 这 里 找到 他 。 瞧 ! 啊 哈 ! 他 不 就 在 那儿 ， 那 个 小 家 伙 ! ” 河 
鼠 高 兴 地 喊 了 一 声 ， 回 沉睡 的 胖 胖 跑 去 。 


BY fe wee BRIE HEH se )L, MSE. WR PRA RRM EB 
中 醒 来 ， 埋 否 回忆 这 个 梦 ， 可 又 什么 也 想 不 起 ， 只 模 模 糊糊 感到 那个 梦 
RR, AMS! 随后 ， 那 点 美的 感觉 # 也 渐渐 消失 了 。 (BE EN AR Fa ek 
HBF SC MEDORA I USE, RACE HIRT. RAPIER, ABET 
昔 回忆 一 阵 之 后 ， 伤 心地 摇 摇 涉 ， 跟 着 河 鼠 去 了 。 


le hn 声 。 gle oa a rte 
\ 一 会 儿 ， 他 脸 上 露出 
荡然 的 神色 ， 转 着 圈 儿 寻找 什么 ， ATER ZORA ES 6 {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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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的 地 方 ， 就 到 处 寻 疯 。 找 再 了 所 有 的 屋 角 和 柜 橱 ， 跑 和 了 所 有 的 房 

间 ， 心 里 越 来 越 失望 。 


胖 胖 坚持 不 懈 地 搜 过 了 整个 小 铝 ， 最 后 他 完全 绝望 了 ， 坐 在 地 上 伤 
心地 大 器 起 来 。 


绥 鼠 赶紧 跑 过 去 安慰 这 小 动物 ， 可 河 鼠 却 迟 迟 不 动 ， 满 腹 疑 云 地 久 
久 注 视 着 草地 上 一 些 深 深 的 蹄 印 。 


“有 个 一 一 伟大 的 ”他 若 有 所 思 地 慢 慢 说 ; 


他 站 在 那里 ， 左 思 右 想 ， 心 中 翻腾 得 好 生 上 古怪。 


“ 快 来 呀 ， 河 鼠 ! EBA, ACRE PS AE, EYE 


等 哪 ! ” 


， 要 市 i 一直 河 鼠 先生 的 小 船 在 河上 游 
荡 一 番 ， 胖 胖 的 心 立刻 得 到 了 安慰。 


两 只 动物 领 他 来 到 水 边 ， 上 了 船 ， 让 他 安安 稳 稳 坐 在 两 人 当中 ， 打 
OREM AGS PUP ABABA ASE i, HATES ERA, SJL 
ADACHI AC RT AK» PAL AE eT a SRR 9 FAN AES AY 


一 一 他 们 觉得 一 一 花 儿 的 颜色 ， 总 比 不 上 新 近 在 什么 地 方 见 过 的 那样 丰 
富 多 彩 ， 那 样 鲜 艳 夺 目 一 一 那 究 竟 是 在 哪儿 呢 ? 


又 来 到 主 河道 了 。 他 们 掩 转 船 头 ， 逆 流 而 上 ， 朝 水 猎 朋 友 正 扳 独 守 
候 的 地 点 划 去 。 快 到 那个 熟悉 的 渡口 时 ， 苹 鼠 把 船 划 向 岸 边 ， 把 胖 胖 换 
上 尾 ， 让 他 站 在 纤 道上 ， 命 他 开 步 走 ， 又 在 他 背 上 拍 了 拍 ， 算 是 友好 的 
道别 ， 然 后 把 船 驶 到 中 流 。 


他 们 看 大 那个 小 家 伙 摇 摇摆 摆 顺 着 纤 道 走 去 ， 一 副 满意 又 目 得 的 神 
情 。 只 见 他 猛 地 抬 起 嘴巴 ， 踏 员 的 步子 一 下 子 变 成 了 容 拙 的 小 步 ， 脚 步 
MRT, REIS, HB AL, BEAM IT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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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滩 ， 神 情 紧张 又 严肃 。 他 连 蹦 带 跳 ， 跑 上 纤 道 ， 发 出 一 连 串 又 惊 叉 喜 
的 吼叫 。 这 时 ， 吴 鼠 把 一 文 桨 重重 地 一 划 ， 掉 转 船 头 ， 听 任 那 满 当当 的 
河水 把 他 们 随便 冲 向 哪里 ， 因 为 ， 他 们 的 搜寻 任务 已 经 大 功 告 成 了 。 


<“ 河 鼠 ， 好 奇怪 。 我 感到 疲乏 极 了 ，* 仍 鼠 有 气 无 力 地 伏 在 桨 上 ， 由 
着 船 顺水 漂流 ,“ 你 也 许 会 说 ， 这 是 因为 我 们 整 宿 没 睡 ， 可 这 并 不 算 回 
事 呀 。 每 年 这 季节 ， 我 们 每 星期 总 有 半数 夜晚 不 睡觉 的 。 不 ， 我 觉得 像 
是 网 刚 经 历 过 一 件 惊心动魄 的 大 事件 ， 可 是 ， 什 么 特别 的 事 也 没有 发 生 
Re” 


“HAT Di, SEAR TRA. GRAN. Seer Seta. YR ba SE 
着 ， 闭 上 眼睛 喃 喃 道 ,“ 我 的 感觉 跟 你 一 样 ， 蝶 鼠 ， 简 直 疲 乏 得 要 命 ， 
但 并 不 是 身体 疲乏 。 泣 亏 虽 们 是 在 河上 ， 它 可 以 把 咀 们 送 回 家 去 。 太 阳 
叉 明 到 刁 上 ， 瞬 融融 的 ， 钻 到 骨头 里 去 了 ， 多 健 意 呀 ! Wr, UEP Se A 
里 吹 曲 儿 哩 。” 


ARE ARRIBA ES ESP CET A “ER TIE 
A, UMD UAH. FORT ORE, “舞蹈 首 乐 一 一 那 种 市 扣 轻 快 又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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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续 能 听 到 几 句 一 一 这 会 儿 又 成 了 舞蹈 音乐 一 一 这 会 儿 什么 也 听 不 到 


了 ， 只 剩 下 芦苇 细 细 的 轻柔 的 塞 认 声 。” 
“你 耳 某 比 我 好 ，" 急 鼠 翡 伤 地 说 ，“ 我 听 不 见 歌词 。” 
“我 来 试 试 把 歌词 念 给 你 听 ，” 河 鼠 闭 着 眼睛 轻声 说 ，“ 现 在 歌词 又 


来 了 一 一 声音 很 弱 ， 但 很 清晰 一 一 ‘为 了 不 使 敬 展 长 留心 尖 一 一 不 使 欢 
笑 变 为 忧 秋 一 一 只 要 在 急需 时 求助 于 我 的 威力 一 一 过 后 就 要 把 它 忘 


记 ! 现在 户 苇 接 茬 义 唱 了 一 一 ‘ 怎 记 吧 ， 态 记 。’ 声 首 越 来 越 弱 ， 变 成 了 
悄悄 话 。 现 在 ， 歌 词义 回来 了 一 一 


“为 了 不 使 肢体 红肿 担 腹 一 一 我 松 开 设 下 的 陷阱 一 一 陷阱 松 开 时 ， 
你 们 就 能 把 我 警 见 一 一 因为 你 们 定 会 筷 记 ! ' 睫 鼠 ， 把 般 划 近 些 ， 靠 近 
Piss! 歌词 很 难听 清 ， 而 且 越 变 越 弱 了 。 


“我 是 救援 者 ， 我 是 治疗 者 ， 我 豆 舞 测 湿 山林 里 的 小 小 游子 一 一 我 
找到 山林 里 迷路 的 小 动物 ， 为 他 们 包扎 伤口 一 一 嘱 咯 他 们 把 一 切 坊 
怀 ! RE, mee, FUE, 不 行 ， 没 有 用 ; 那 歌 声 已 经 消失 ， 化 成 
TP sia. ” 


“可 是 ， 这 歌词 是 什么 意思 ? PREPARERS AHH IA 


“这 我 也 不 知道 ，” 河 鼠 只 简单 地 回答 , “我 听 到 什么 ， 就 告诉 你 什 
么 。 啊 ! 歌声 又 回来 了 ， 这 回 很 完整 ， 很 清楚 ! BREAN, 4 
对 错 不 了 ， 简 单一 一 热情 一 一 完美 一 一 ” 


“ 那 好 ， 让 咱 听 听 。?” 鼎 鼠 说 。 他 已 经 耐心 等 了 几 分 钟 ， 在 炽热 的 阳 
JiR, AMA RA) Litt hie I 


可 是 没有 回答 。 他 上 酌 了 河 鼠 一 眼 ， 融 明白 了 为 什么 没有 回答 。 他 看 
到 ， 河 鼠 脸 上 带 着 快乐 的 微笑 ， 还 挂 着 一 丝 侧 耳 倾听 的 神情 ， 困 倦 的 河 


3 We ioe A src 


WEIR ARE “TS BARR ARR IOUS ZEAE, §=— RHC A AY 
中 世纪 城堡 ， 把 他 和 外 面 的 世界 隔绝 开 了 。 外 面 那 个 世界 ， 阳 光 灿 烂 ， 
人 雄 石 子 道路 纵横 交错 ， 前 不 久 ， 他 还 在 那儿 尽情 玩乐 ， 好 不 快活 ， 就 像 
全 英国 的 道路 都 被 他 买 下 了 似 的 。 想 到 这 儿 ， 他 一 头 扑 倒 在 地 上 ， 流 着 
辛酸 的 泪 ， 完 全 陷入 了 绝望 。“ 一 切 的 一 切 全 完 啦 ，” 他 了 月 叹 道 ,，“ 人 至少 
re, HAWN Ten, BEF. ASS A a. ES A WR 
mA HMR, ARATE. JCUCICRS. Tm SCORER WEIR, Fel! 我 胆 
KEAN, fit SAR EIA, SO ii, FAARTCAL, MP —AAAL 
Visi APS HE), ABA RAR AAS, BARE fi 2 a 
DEAE SAU, “FREE, DE, BOA AER PZ eR 
Ae ATK, AE RADU ARINA, ZED ER 4 hers S ! 
Chee WAT, TRAN RD, mB eT SF) 你 们 的 判断 多 么 正确 ! 
你 们 看 人 看 事 ， 多 透彻 呀 ! 唤 ， 我 这 个 不 幸 的 、 孤 兰 无 依 的 蟾 肾 
哟 ! ”他 就 这 样 昼夜 不 停 地 月 叹 ， 一 连 过 了 好 几 个 星期 ， 不 肯 吃 饭 ， 也 
不 肯 吃 点 心 。 那 位 板 者 面孔 的 老 狱 从 知道 他 的 口袋 里 六 满 了 钱 ， 一 个 劲 
儿 提 醒 他 ， 只 要 上 月 出价， 束 能 为 他 从 监狱 外 面 搞 到 许多 好 东西 ， 甚 至 还 
有 奢侈 品 ， 可 他 硬是 什么 都 不 吃 。 


且说 ， 这 狱 玲 有 个 女儿 ， 她 是 位 心肠 慈 赤 的 可 爱 寻 女 ， 在 监狱 里 帮 
着 父 杀 干 点 儿 轻 便 杂 活 。 她 特别 喜欢 动物 ， 养 了 一 只 金 丝 汰 ， 乌 党 子 每 
天 就 挂 在 厚 厚 的 城堡 墙 上 一 钉子 上 。 乌 的 鸣 唱 ， 吵 得 那些 想 在 午饭 后 打 
“MELE A Te ti AE. A, SEA Tiss, WOES LR 
EE. Web Fe 4 LA FEE BAA — RAN a PB) LAS BR RAI Re 
ORAS I Tes WOR BARE. AA, WT SOR i: “BE! RSE TE AR Ab 


BIZ IA APMIS A SCTE, SARE Te ET. RUE BOR SIME. EAM 
道 ， 我 是 多 么 喜欢 动物 。 我 要 杀手 喂 他 东西 吃 ， 让 他 坐 起 来 ， 干 各 种 各 
样 的 事 。” 


她 父 杀 回答 说 ， 她 愿意 拿 巢 内 怎么 办 都 可 以 ， 因 为 他 已 经 烦 透 了 蟾 
WR ATT ROR AK BABA EE. BUR TRA ESA. Tea, Wha 
TT WSR ALS IT, ZS ABUT 2 FY SF 


“EFM, WEIR, TERIOR, "hh — REPT ath, “AOR, PETER 
泪 ， 做 个 懂事 的 动物 。 试 试看 ， 吃 口 饭 吧 。 瞧 ， 我 给 你 拿 来 一 点 儿 我 的 
饭菜 ， 刚 出 炉 的 ， 还 热 着 哪 。” 


这 是 用 两 只 盘子 扣 痢 的 一 份 土豆 加 卷 心 染 ， 香 气 四 溢 ， 充 满 了 狭小 
的 牢房 。 蟾 晓 正 惨 今 仿 地 伸 开 四 有 英 在 地 上 ， 卷 心 荣 那 股 浓烈 的 香味 馈 
进 了 他 的 晃 孔 ， 一 时 间 使 他 感到 ， 生 活 也 许 还 不 像 他 想象 的 那样 空虚 绝 
望 。 不 过 ， 他 还 是 赤 伤 地 碳 个 没完 ， 踢 路 着 两 腿 ， 不 理会 她 的 安奈 。 聪 
明 的 寻 女 暂时 退 了 出 去 ， 不 过 ， 她 带 来 的 热 亲 的 香气 还 留 在 牢房 里 。 蜂 
肾 一 边 抽 江 ， 一 边 用 曙 子 闻 ， 同 时 心里 想 着 ， 渐 渐 地 想到 了 一 些 使 他 激 
动 的 新 念头 ， 想 到 侠义 行为 ， 想 到 诗歌 ， 还 有 那些 等 着 他 去 完成 的 业 
绩 ; 想到 广阔 的 草地 ， 阳 光 下 ， 微 风 里 ， 在 草地 上 吃 草 的 牛 羊 ， 想 到 沫 
园子 ， 整 齐 的 花坛 ， 被 蜜蜂 团团 围 住 的 暖 融融 的 金鱼 草 ;， 还 想到 蟾 宫 里 
餐 果 上 碗 供 那 悦耳 的 叮当 声 和 人 们 拉拢 椅子 就 餐 时 椅子 腿 探 着 地 板 的 声 
音 。 狭 小 的 因 室 里 的 空气 仿佛 呈现 出 玫瑰 色 。 他 想起 了 自己 的 朋友 们 ， 
他 们 准 会 设法 营救 他 的 ;， 他 想到 律师 ， 他 们 一 定 会 对 他 的 案子 感 兴趣 
的 。 他 是 多 么 是 弘 ， 当 时 为 什么 不 请 几 位 律师 。 末 了 ， 他 想到 目 己 原 是 
绝顶 聪明 、 足 符 多 谋 ， 只 要 肯 动 动 目 己 那 伟大 的 脑筋 ， 世 间 万 事 他 都 能 
办 到 。 想 到 这 里 ， 所 有 的 兰 恼 几乎 一 扫 而 光 了 。 


几 个 钟头 以 后 ， 姑 娘 又 回来 了 。 她 端 着 一 个 托盘 ， 盘 里 放 着 一 杯 冒 
着 热气 的 香 条 ， 还 有 扒 得 老 高 的 一 盘 热 腾腾 的 黄油 烤 面 包 。 面 包 片 切 得 
厚 厚 的 ， 两 面 都 烤 得 焦 黄 ， 熔 化 的 黄油 顺 着 面包 的 孔 眼 儿 直 往 下 滴 ， 变 


Bese BE EAE, WS Ei) HORS 6 BETS TE LAUR, fal ELE 
)WSORUE, DUSTRTA Ee, AE RULAN SH. CUTER IED Ss, AY 
SoH Fe HIE; VEBIR AUER, SRA HAZE SPARE, [Al 
a SP RP TEE AK EBD Tig Se AEA ST ae, ES ETRE 4 ie 22 48 TE 
Halk. WSU UR AR SOR, TRISARIA, ME as, MOP Re, 76 
FTC RARE A, Tha, TER ART HEIT A, fhe 
一 个 何等 显要 的 人 物 ， 他 的 朋友 们 多 人 么 敬重 他 。 


KEN Z ILE, RMB PH, KERR AA a, alii 
他 说 下 去 。 

“给 我 说 说 你 的 蟾 宫 吧 ，? 她 说 , “看 来 那 是 个 美丽 的 地 方 。” 

“ 蟾 下 嘛 ，” 网 肾 骄傲 地 说 ,“ 是 一 所 合格 的 、 独 门 独 己 的 绅士 住 
宅 。 它 别具一格 ， 一 部 分 是 在 十 四 世纪 建成 的 ， 不 过 现在 安装 了 最 方便 
的 现代 化 设施 ， 有 最 新 球 式 的 卫生 设备 ， 离 教堂 、 邮 局 、 局 尔 夫 球场 都 
很 近 ， 只 消 走 五 分 钟 束 到。 适合 于 一 一 ” 


“上 天 保佑 你 这 动物 ，* 姑 娘 大 笑 着 说 ，" 我 又 不 打算 买 下 它 。 给 我 
讲 讲 房子 的 具体 情况 吧 。 不 过 先 等 一 下 ， 我 再 给 你 拿 点 儿 茶 和 烧 面包 


她 一 溜 小 跑 走 开 ， 很 快 又 端 来 一 盘 吃 的 。 昌 肾 贫 饼 地 一 头 扎 进 烤 面 
包 ， 情 绪 多 少 恢复 过 来 。 他 给 她 讲 他 的 船 均 、 鱼 塘 、 围 墙 里 的 菜园 ， 讲 
他 的 猪 奖 、 马 帮 、 铝 房 、 鸡 舍 ， 讲 他 的 牛奶 棚 、 洗 衣 房 、 痪 器 柜 、 狗 衣 
板 〈 这 玩意 儿 她 特 喜 欢 ) ; 讲 他 的 宴会 厅 ， 他 怎样 招 竺 别 的 动物 围 坐 在 
餐桌 劳 ， 而 他 蟾 肾 如 何 意气 风 及 ， 神 采 飞 扬 ， 又 唱歌 ， 又 讲 故 事 ， 诸 如 
此 类 。 然 后 ， 她 又 要 他 谈 他 的 动物 朋友 们 的 情况 ， 津 津 有 味 地 听 他 讲 他 
们 怎样 过 活 ， 怎 样 娱乐 消遣， 一 切 一 切 。 当 然 ， 她 没有 说 她 是 把 动物 当 
宠物 来 喜爱 ， 因 为 她 知道 那 会 使 蟾 内 大 为 反感 。 末 了 ， 她 给 他 把 水 饶 盛 
满 ， 把 铺 草 拌 松 ， 向 他 道 了 晚安 。 这 时 ， 他 已 经 恢复 到 原先 那个 沾 沾 自 
、 扬 扬 得 意 的 蟾 内 了 。 他 唱 了 一 两 文 小 曲 儿 ， 就 是 他 过 去 在 宴会 上 御 
ME AS Ah aK, Mees HE et Et Pa ET BEL, SEE BL EV 
愉快 的 好 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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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 他 的 虚荣 心 又 抬头 了 ， 以 为 她 关心 目 己 ， 是 出 于 对 目 己 滋生 了 恋 
情 。 只 是 他 认为 ， 他 俩 之 间 社 会 地 位 太 芯 殊 ， 他 不 能 不 为 此 感到 遗憾 ， 
因为 她 是 个 挺 招 人 喜欢 的 小 妞 儿 ， 而 且 显 然 对 他 一 往 情 深 。 


有 天 早上 ， 那 女孩 儿 像 是 有 心事 似 的 ， 回 答 他 的 问题 时 有 点 儿 心 不 
在 马 。 旷 虹 觉 得 ， 他 那 连 坑 的 机 智 妙语 和 才气 横江 的 评论 ， 并 没 引 起 她 
应 有 的 注意 。 


“蜘蛛 ，” 她 开门 见 山地 说 ,， “你 仔细 听 着 。 我 有 个 姑母 ， 是 个 洗衣 
We 


“Cri, TEU, "WEIR CA, “这 没关系 ， 别 去 想 它 啦 。 我 
也 有 好 几 位 姑母 ， 本 来 都 要 做 洗衣 妇 的 。” 


“ 蟾 内 ， 你 安静 一 会 儿 好 不 好 ，? 那 女孩 儿 说 ,“ 你 太 多 嘴 多 天 了 ， 
这 是 你 的 大 毛病 。 我 正在 考虑 一 个 问题 ， 你 搅乱 我 的 思路 。 我 刚才 说 ， 
我 有 位 姑母 ， 她 是 个 洗衣 妇 。 她 蔡 这 所 监狱 里 所 有 的 犯人 洗衣 服 一 一 我 
们 照例 总 把 这 类 来 钱 的 活 儿 留 给 目 家 人 ， 这 你 明白 。 她 每 星期 一 上 午 把 
要 洗 的 衣服 取 走 ， 星 期 五 傍晚 把 洗 好 的 衣服 送 回来 。 今 儿 是 星期 四 。 你 
瞧 ， 我 想到 这 么 个 招 儿 : 你 很 有 钱 一 一 全 少 你 老 是 这 样 对 我 说 一 一 而 她 
很 穷 。 几 和 镑 钱 ， 对 你 来 说 不 算 回 事 ， 可 对 她 却 大 有 用 场 。 要 是 多 多 少 少 
打点 打点 她 一 一 也 就 是 你 们 动物 音 说 的 ， 沉 络 帝 络 她 ， 我 想 ， 你 们 也 许 
可 以 做 成 一 笔 交 易 : 她 让 你 穿 上 她 的 衣 稀 ， 戴 上 她 的 布 帆 什 么 的 ， 你 
呢 ， 装 扮 成 专职 洗衣 妇 ， 就 可 以 混 出 监狱 。 你 们 俩 有 许多 地 方 挺 相像 
一 一 特别 是 身材 兰 不 多 。” 


“我 和 她 根本 不 相像 ，” 蛤 肾 没 好 气 地 说 , “我 身材 多 优美 呀 一 一 惑 
WEWRTI Go ” 


“我 姑母 也 一 样 一 一 就 洗衣 妇 而 言 。” 女 孩儿 说 ,“ 随 你 的 便 。 你 这 
SALE. DBI. TSA IN ARE! 我 还 为 你 难过 ， 想 帮 你 一 把 


哩 ! ” 


“好 ， 好 ， 没 关系 ; SURE, PWEDE, “不 过 ， 问 题 
FE, VRS AS BELEWS Er AWS ICAEW R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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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K A WERE ER TURE, hth: “Pee — ee BB ce oh 
嫂 ， 我 确实 是 只 又 骄傲 又 轴 酸 的 蟾 蜂 。 请 多 关照 ， 把 我 介绍 给 你 尊敬 的 
姑母 吧 。 我 相信 ， 令 姑母 大 人 和 在 下 一 定 能 达成 双方 都 满意 的 协议 。” 


第 二 天 傍晚 ， 女 孩儿 把 她 的 姑母 领 进 蟾 肾 的 牢房 ， 还 带 上 本 周 要 洗 
的 衣服 ， 用 毛巾 包 好 ， 别 针 别 住 。 这 次 会 见 ， 事 先 已 经 癌 老 太太 打 过 招 
呼 ， 而 蟾 易 又 细心 周到 地 把 一 些 金币 放 在 条 上 显眼 的 地 方 ， 于 是 谈判 马 
到 成 功 ， 无 须 多 费 展 天 。 蟾 肾 的 金币 换 来 了 一 件 印 花 可 布 裙 让、 一 条 围 
衬 、 一 条 大 围巾 ， 还 有 一 顶 褪 了 色 的 黑 布 女 帽 。 老 太太 提出 的 唯一 条 
件 ， 丈 是 把 她 的 嘴 堵 上 ， 捆 绑 起 来 ， 扔 在 墙角 。 她 解释 说 ， 和 赁 着 这 样 一 
种 不 太 可 信 的 伪装 ， 加 上 她 自己 编造 的 一 套 有 声 有 人 色 的 情节 ， 她 希望 能 
保住 目 己 的 饭碗 ， 尽 管事 情 显 得 十 分 可 疑 。 


蜂 肉 欣然 接受 了 这 个 建议 。 这 能 使 他 气派 地 离开 监 狼 ， 而 不 辱 没 他 
那个 危险 的 亡命 之 徒 的 英名 。 于 是 他 很 乐意 地 帮助 狱 激 的 女儿 ， 把 她 的 
姑母 尽量 伪装 成 一 个 号 不 由 己 的 受害 者 。 


“现在 ， 蟾 内 ， 该 轮 到 你 了 ，* 女 孩儿 说 ，" 脱 掉 你 身上 的 外 衣 和 马 
甲 ， 你 已 经 够 胖 的 了 。，” 


她 一 面 笑 得 前 仰 后 合 ， 一 面 动 手 给 他 穿 上 印花 栅 布 衬衣， 紧 紧 地 扣 
上 领 扣 ， 披 上 大 围巾 ， 打 了 一 个 符合 洗衣 妇 身 份 的 袜 ， 又 把 褪色 的 女 帆 
Wit TA FER F 


“你 跟 她 简直 一 模 一 样 了 ，?” 她 咯咯 笑 着 说 , “RE, UAE 
子 还 从 没 这 么 体面 过 。 好 啦 ， 蟾 蜂 ， 再 见 吧 ， 祝 你 好 运 。 顺 着 你 进来 时 
的 路 一 直 走 ， 要 是 有 人 跟 你 搭 训 一 一 他 们 很 可 能 会 的 ， 因 为 他 们 都 是 男 
人 呆 一 一 你 当然 也 可 以 跟 他 们 打 打 趣 儿 ， 不 过 要 记 住 ， 你 是 一 位 窒 妇 ， 
孤 映 一 人 在 世上 过 活 ， 可 不 能 丢 了 名 声 蚜 。” 


Weir tins — AUPE PP ALDER Ly, JS ay ne Ee, 7d Be BH 
走出 牢房 ， 开 始 一 场 看 来 最 轻率 最 冒险 的 行动 。 不 过 ， 他 很 快 就 惊喜 地 
发 现 ， 道 道 关 卡 都 一 帆 风 顺 地 通过 了 。 可 是 一 想到 他 的 这 份 好 人 缘 ， 以 
及 造成 这 种 好 人 缘 的 性 别 ， 实 际 上 者 是 另外 一 个 人 的 ， 又 不 免 多 少 感 到 
屈辱 。 洗 衣 妇 的 矮 胖 身材 ， 她 身上 那 件 人 们 熟悉 的 印花 布 棚 ， 对 每 局 上 
了 门 的 小 门 和 和 森严 的 大 门 ， 仿 佛 都 是 一 张 通行 证 。 甚 全 在 他 左右 为 难 ， 
不 知 该 往 哪 边 扔 时 ， 下 一 道门 的 卫兵 就 会 帮 他 摆脱 困境 ， 高 声 招呼 他 快 
些 过 去 。 因 为 那 卫 兵 急 着 要 去 喝 条 ， 不 愿 整 夜 在 那儿 等 着 。 主 要 的 危 
险 ， 倒 是 他 们 拿 俏 皮 话 跟 他 搭 训 ， 他 自然 不 能 不 当机立断 做 出 恰如其分 
的 回答 。 因 为 蟾 肉 是 个 目 草 心 很 强 的 动物 ， 他 们 的 那些 打 许 过 趣 ， 他 认 
为 多 数 都 很 无 聊 沦 措 ， 军 无 幽默 感 可 言 。 不 过 ， 宽 了 很 大 劲 ， 总 算 耐 下 
性 子 ， 使 目 己 的 回答 适合 对 方 和 他 乔装 的 人 物 的 号 份 ， 情 趣 高 雅 而 不 出 
格 。 


仿佛 过 了 好 几 个 钟头 ， 他 才 穿 过 最 后 一 个 院子 ， 辞 谢 了 最 后 一 间 警 
卫 室 里 盛情 的 邀请 ， 炭 开 了 最 后 一 名 看 守 伴 装 要 和 他 拥抱 诀别 而 伸 出 的 
双 臂 。 最 后 ， 他 终于 听 到 监狱 大 门 上 的 便门 在 他 号 后 嘎 哄 一 声 关 上 了 ， 
感到 外 面世 界 的 新 鲜 空气 吹拂 在 他 焦虑 的 额 上 ， 他 知道 ， 他 上 自由 了 ! 


这 次 大 胆 的 冒险 ， 这 样 轻而易举 台 获 得 了 成 功 ， 使 得 他 头发 军 。 他 
朝 镇 里 的 灯光 快 步 走 去 ， 丝 毫 不 知 着 下 一 步 该 怎么 办 ， 脑 子 里 只 有 一 个 
念头 ， 就 是 必须 尽快 离开 邻近 地 区 ， 因 为 他 被 迫 闭 扮 的 那 位 太太 ， 在 这 
一 带 是 人 人 熟识 和 喜欢 的 一 个 人 物 。 


他 边 走边 想 ， 忽 然 注 意 到 ， 不 远 处 ， 在 镇 子 的 一 侧 ， 有 一 些 红绿灯 


在 闪烁 ， 机 车 的 喷气 声 ， 车 辆 进 含 道 的 撞击 声 ， 也 传 进 了 他 的 耳 
Fen “UMM! "他 想 ,“ 真 走运 ! 这 会 儿 ， 火 车 站 是 我 在 世上 最 渴望 的 东 
西 ， 而且， 到 火车 站 去 不 需要 穿 过 镇 子 ， 用 不 着 再 装扮 这 个 丢人 现 眼 的 
角色 ， 用 不 着 再 花言巧语 跟 人 周旋 了 ， 尽 管 那 很 管用 ， 可 有 损 一 个 人 的 
am” 


他 径直 来 到 火车 站 ， 看 了 看 行车 时 刻 表 ， 看 到 有 一 趟 大 致 开 往 他 家 
那个 方向 的 车 ， 半 小 时 以 后 就 开车 。“ 又 交 上 好 运 啦 ! MER. HOR 
精神 头 ， 到 售票 处 去 买 票 。 


他 报 了 离 蟾 宫 最 近 的 车 站 的 名 称 。 他 本 能 地 把 手 伸 进 马甲 的 兜 里 去 
掏 钱 。 那 件 棉 布 衫 ， 直 到 这 一 刻 一 直 在 忠实 地 为 他 效劳 ， 他 却 态 恩 负 
义 ， 把 它 丰 挥 了 。 现 在 这 件 衣 答 模 插 一 手 ， 阻 碍 他 掏 钱 。 像 做 哑 梦 似 
的 ， 他 拼命 撕 扯 那 怪 东西 ， 可 那 东 西 仿佛 抓 补 了 他 的 手 ， 还 不 住地 嘲笑 
他 ， 使 他 耗 尽 全 里 的 力气 而 不 能 得 运 。 其 他 旅客 在 他 后 面 排 成 长 队 ， 等 
得 不 耐烦 了 ， 向 他 提出 有 用 或 没 用 的 建议 ， 或 轻 或 重 的 批评 。 末 了 ， 不 
知 怎么 搞 的 一 一 他 也 曾 不 清 是 怎么 回 事 一 一 他 突破 了 重重 障碍 ， 终 于 措 
到 了 他 素来 装 钱 的 地 方 ， 不 料 却 发 现 ， 非 但 没有 钱 ， 连 装 钱 的 口袋 也 没 
有 ， 甚 至 连 装 口袋 的 马甲 也 没 啦 ! 


他 惊恐 万 分 ， 想 起 他 把 他 的 外 衣 和 马甲 ， 连 同 他 的 钱包 、 钱 、 角 
eo. He. KR. HER, “WNW, PRAM BS. ILE 
西 ， 使 一 个 人 活 得 有 价值 ， 使 一 个 拥有 许多 口袋 的 动物 、 造 物 的 宠儿 ， 
有 别 于 只 拥有 一 个 口袋 或 根本 没有 口袋 的 低 等 动物 ， 他 们 只 配 凑合 着 蹦 
蹦跳 跳 ， 却 没有 资格 参加 真正 的 苋 赛 。 


他 狼 狐 不 堪 ， 只 得 扳 注 一 掷 。 他 又 摆 出 目 己 原 有 的 优雅 风度 一 一 一 
种 乡村 绅士 和 名 牌 大 学 院 长 兼 有 的 气派 一 一 次 :“ 唤 ! BC re 
请 把 票 给 我 好 吗 ? 明天 我 就 差 人 把 钱 送 来 。 在 这 一 带 我 是 知名 人 士 。” 


售票 员 把 他 和 他 那 项 寝 色 的 黑 布 女 帽 盯 了 片刻 ， 然 后 哈哈 大 笑 


Bi: “我 相信 你 在 这 一 带 定 会 出 名 的 ， 要 是 你 老 要 这 套 鬼 花招 。 听 着 ， 
太太 ， 请 你 离开 窗口 ， 你 妨碍 别 的 旅客 买 票 ! * 


-位 老 绅士 已 经 在 他 后 背 惟 了 好 一 阵子 ， 这 时 干脆 把 他 推 到 一 边 ， 
AREA ce, TEE ERR ACA, 1K EAS HR AC AE BE fey Sa BE 
恼火 。 


fh HEP, PDI, WIC A Se ke SEA aE 
走 ， 眼 泪 顺 着 两 腮 深 落 下 来 。 他 心 想 ， 了 眼看 就 要 到 手 的 安全 和 归 家 ， 想 
不 到 只 因为 缺少 几 个 具 钱 ， 因 为 车 站 办 事 员 吹 毛 求 疲 、 故 意 刁 难 ， 就 全 
SKS, Si. (ANS RAMA KAW, FRA REI, 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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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天 生 不 是 个 飞毛腿 ， 跑 不 快 ， 他 的 体形 又 很 容易 被 人 辨认 出 来 。 怎 么 
Tp? 能 不 能 藏 在 车 厢 座 位 底下 呢 ? 他 见 过 一 些小 学 生 ， 把 关怀 备至 的 父 
母 给 的 车 钱 全 都 花 在 别 的 用 途上 ， 融 用 这 办 法 混 车 ， 他 是 不 是 也 能 如 法 
炮制 ? 他 一 边 合计 看 ， 不 觉 已 走 到 一 辆 机 车 跟前 。 一 位 壮实 的 司机 ， 一 
手 拿 着 油 亚 ， 一 手提 着 块 棉纱 团 ， 正 倍加 爱护 地 给 机 车 擦拭 、 上 油 。 


“你 好 ， 大 娘 ! ?司机 说 , “TEAR SS? 你 像 是 不 大 局 兴 。” 


“WR, FCA, "WURDE, SMR SOR, “BERD ATR, Ai 
AERARE RS , BER KKEE, PERS HRAPEEIBI ACA AT, ANAIEIE D 
AU BRE! ” 


“KET, "RNUEN UL, “eB S—IIA SS RX—ABICA JL 
个 孩子 在 等 你 吧 ? ” 


“一 大 帮 孩 子 ，” 娘 内 抽 泣 着 说 ，“ 他 们 准 要 挨 饭 的 一 要 玩 火柴 的 
一 要 打 翻 油灯 的 ， 这 帮 小 傻瓜 ! 一 会 吵架 的 ， 吵 个 没完 。 老 天 爷 ! 
ERG 


“好 吧 ， 我 给 你 出 个 主意 ，* 好 心 的 火车 司机 说 ，“ 你 说 你 是 干洗 衣 
这 行当 的 ， 那 很 好 。 我 呢 ， 你 瞧 ， 是 个 火车 司机 。 开 火车 是 个 脏 活 。 我 
穿 脏 的 衬衣 一 大 堆 ， 我 太太 洗 都 洗 烦 了 。 要 是 你 回 家 以 后 ， 蔡 我 洗 几 件 
衬衣 ， 洗 好 给 我 送 来 ， 我 就 让 你 搭 我 的 机 车 。 这 是 违反 公司 规章 的 ， 不 
过 这 一 带 很 偏僻 ， 要 求 不 那么 严 。” 


WEIR ART — PP BEM SFE, Tete ME es aS. AAI, 
他 这 辈子 没 洗 过 一 件 衬 衣 ， 束 是 想 洗 也 不 会 ， 所 以 ， 他 压根 儿 就 不 打算 
洗 。 不 过 他 合计 : “等 我 平安 回 到 蟾 豆 ， 有 了 钱 ， 有 了 盛 钱 的 口袋 ， 我 
就 给 司机 送 钱 去 ， 够 他 洗 好 些 衣裳 的 ， 那 还 不 是 一 样 ， 说 不 定 更 好 
哩 。” 信 号 员 挥 动 了 他 望 眼 欲 罕 的 那 面 小 旗 ， 火 车 司机 拉 啊 了 欢快 的 汽 
和 伴 。 火 车 隆隆 驶 出 了 站 人 台 。 车 速 越 来 越 快 ， 虹 晓 看 到 两 旁 实 实在 在 的 田 
野 、 树 从 、 矮 篇 、 牛 、 马 ， 飞 一 般 地 从 他 吴 边 内 过 。 他 想到 ， 每 过 一 分 
钟 ， 他 就 离 蟾 训 更 近 ， 想 到 同情 他 的 朋友 、 衣 袋 里 叮当 作 啊 的 钱币 、 软 
软 的 床 、 美 味 的 食物 ， 想 到 人 们 对 他 的 历险 故事 和 过 人 的 聪明 齐 声 赞叹 
想到 这 一 切 ， 他 茶 不 住 蹦 上 蹦 下 ， 大 声 喊 叫 ， 断 断 续 续 地 唱 起 歌 
来 。 火 车 司机 大 为 尺 许 ， 因 为 洗衣 妇 他 以 前 偶尔 也 碰 到 过 ， 但 这 样 一 位 
洗衣 妇 ， 他 可 是 从 没 见 过 。 


他 们 已 经 驶 过 了 许多 里 的 路 程 ， 蟾 肾 在 考虑 到 家 后 吃 什么 晚餐 。 这 
时 ， 他 注意 到 司机 把 头 探 出 窗外 ， 用 心 听 痢 什么 ， 腔 上 露出 疑惑 的 神 
情 ， 随 后 ， 司 机 又 爬 上 煤 堆 ， 越 过 车 顶 同 后 张望 。 回 到 车 里 ， 他 对 虹 肾 
说 ;:“ 真 怪 ， 今 晚 这 条 线 上 ， 我 们 是 最 后 一 班车 ， 可 是 我 敢 保 证 ， 我 听 
到 后 面 还 有 一 辆 车 开 过 来 ! ” 

蜂 肉 马上 收 起 了 他 那 套 轻浮 的 滑 稳 动作 ， 变 得 严肃 忧郁 起 来 。 消 梁 


骨 下 半截 一 阵 隐 隐 的 痛感 ， 一 直 传 到 两 腿 ， 使 他 只 想 坐 下 来 ， 竭 力 不 去 
想 各 种 可 能 发 生 的 情况 。 


这 时 ， 月 腕 照 光 得 通明 ， 司 机 设法 在 炬 堆 上 站 稳 了 ， 可 以 看 消 他 们 
后 面 长 长 的 路 轨 。 


他 立刻 喊 道 : “现在 我 看 清楚 了 ! 是 一 辆 机 车 。 在 我 们 同一 条 轨道 
上 ， 飞 快 地 开 过 来 了 ! 他 们 像 是 在 追 我 们 ! > 


(le WR ES ER HE LE, BORAT AS Zit, AY TE AR 


“HARBOR LOTT | "司机 说 ，* 机 车 上 满 是 奇 奇怪 怪 的 人 ， 
有 的 像 古代 的 卫兵 ， 手 里 晃 着 吉 ， 有 的 是 戴 钢 盔 的 警察 ， 手 里 挥 着 和 
棍 ， 还 有 一 些 是 穿 得 破 破烂 烂 戴 高 礼 帽 的 人 ， 拿 着 手枪 和 手杖 ， 即 使 陋 
这 么 远 ， 也 可 以 断定 那 是 便衣 使 探 ， 所 有 的 人 都 挥 着 家 伙 ， 喊 着 同一 句 
话 ， 停车， 停车， 停车 ! > 


这 时 ， 蟾 肾 一 下 子 跪 在 煤 堆 上 ， 举 起 两 只 合拢 的 爪子 ， 育 求 
道 : “ 救 救 我 吧 ， 求 求 你 ， 杀 爱 的 好 心 的 司机 先生 ， 我 同 你 坦白 一 切 ! 
我 不 是 那个 简单 的 洗衣 妇 ! 也 疫 有 什么 天 真 的 或 者 淘气 的 孩子 在 家 等 
我 ! 我 是 一 只 蟾 内 一 一 是 攻 狂 有 名 受 人 爱戴 的 蟾 虹 先 生 ， 我 是 一 个 地 产 
主 。 我 任 痢 极 大 的 勇气 和 智慧 ， 刚 刚 从 一 座 可 民 的 地 牢 里 逃 了 出 来 。 我 
坐牢 ， 是 由 于 仇人 陷害 。 要 是 再 给 那 辆 机 车 上 的 人 抓 住 ， 我 这 个 可 怜 、 
不 幸 、 无 沫 的 蟾 内 ， 惑 会 再 次 陷入 戴 柳 锁 、 吃 面包 、 喝 白水 、 睡 草 铺 的 


悲惨 境地 | ” 


KAA NLAE HE Da SUR ih, bb: “PRESET EK, AAA EA 
AMTA? ” 


“BUTAKA SS, "APH WeR De, Tp ZL, “我 只 不 过 在 车 
主 吃 午饭 的 时 候 ， 借 用 一 下 他 们 的 汽车 ， 他 们 当时 用 不 着 它 。 我 并 不 是 
有 意 偷 车 ， 真 的 ， 可 是 有 些 人 一 一 特别 是 地 方 官 们 一 一 竞 把 这 种 粗心 大 
意 的 鲁莽 行为 看 得 那么 严重 。” 


火车 司机 神情 非常 严肃 ， 他 说 :“ 恐 怕 你 确实 是 一 只 坏 蟾 内 ， 我 有 
权 把 你 交 给 法 律 去 制裁 。 不 过 你 现在 显然 是 处 在 危难 中 ， 我 不 会 见 死 不 
救 。 一 来 ， 我 不 喜欢 汽车 ;二 来 ， 我 在 目 己 的 机 车 上 不 爱 听 和 警察 们 文 


fi. 再说， 看 到 一 只 动物 流 眼 泪 ， 我 于 心 不 妨 。 所 以 ， 打 起 精神 来 ， 蜡 
We! 我 要 尽 最 大 的 努力 搭救 你 ， 咱 们 兴 许 还 能 挫败 他 们 ! ” 


他 们 一 个 劲 儿 往 锅炉 里 添 煤 ， 炉 火 呼 呼 地 吼 ， 火 花 四 溅 ， 机 车 上 下 
Biol, AAS, WIL eae Sf. BALA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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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轻快 ， 而 且 他 们 的 机 车 更 优良 。 咱 们 只 有 一 个 法 子 ， 这 是 你 逃脱 的 唯 
一 机 会 ， 好 好 听 我 次 。 前 方 不 远 ， 有 一 条 很 长 的 隧道 ， 过 了 隧道 ， 路 轨 
要 军 过 一 座 密林 。 过 隧道 时 ， 我 要 加 足 马 力 ， 可 后 面 的 人 因为 介 出 事 
故 ， 会 放 慢 速度 。 一 过 隧道 ， 我 束 关 气门 ， 来 个 急 刹 车 ， 等 车 速 慢 到 可 
以 安全 跳 车 时 ， 你 就 跳 下 去 ， 在 他 们 钼 出 隧道 、 看 到 你 以 前 ， 跑 进 树 林 
里 藏 起 来 。 然 后 我 再 全 速 行驶 ， 引 他 们 来 退 我 ， 随 他 们 想 奶 多 久 就 过 多 
入 好 啦 。 现 在 注意 ， 做 好 准备 ， 我 叫 你 跳 车 ， 就 跳 ! ” 


他 们 又 添 了 些 代 ， 火 车 像 子 弹 一 样 射 进 隧 洞 ， 机 车 笑 隆 隆 狂 吼 着 往 
前 直 种 ， 末 了 ， 他 们 从 隧道 另 一 端 射出 来 ， 又 驶 进 新 鲜 空 气 和 宁静 的 月 
光 。 只 见 那 座 树 林 横 丹 在 路 轨 的 两 侧 ， 显 得 非常 乐意 帮忙 的 样子 。 司 机 
REA, PRES AE, Bebe B PE, AE aCe B28 Se AE AT 
时 ， 他 听 到 司机 一 声 喊 :“ 现 在 ， 跳 ! ” 


WERDE SRA, bie BORLA PR SE, Nth EMER, SEPA 
ULB o TEMES ELK 


Ate MADR LE TP Sa BB JAS AAS AS SK = RGR AT HEE, PEAR 
IBAA LY . Be, MAE ASE Ze, MA, SRR 
和 华 ， 车 上 那 帮 人 摇 哆 着 各 目 不 同 的 武器 ， 高 喊 :“ 停 车 ! 停车! fe 
车 ! "等 他 们 驶 了 过 去 时 ， 蟾 易 茶 不 住 哈哈 大 笑 一 一 目 打 入 狱 以 来 ， 他 
还 是 第 一 次 突 得 这 样 痛快 。 


可 是 ， 他 很 快 整 括 不 起 来 了 ， 因 为 他 想到 ， 这 时 已 是 深夜 ， 又 黑 叉 
冷 ， 他 来 到 了 一 座 不 熟悉 的 树林 ， 吴 无 分 文 ， 吃 不 上 晚饭 ， 仍 旧 远 离 朋 


友和 家 。 火 车 展 耳 的 隆隆 声 消逝 以 后 ， 这 里 的 一 切 像 死 一 般 我 静 ， 怪 吓 
人 的 。 他 不 敢 离 开 藏 号 的 树 人 从， 觉得 离 铁路 越 远 越 好 ， 于 是 销 进 深 深 的 
林子 。 


在 监狱 里 蹲 了 这 么 入， 他 感到 树林 特别 生 焉 ， 特 别 不 友好 ， 像 成 心 
在 拿 他 取笑 喜乐 似 的 。 夜 误 单 调 的 嘎嘎 声 ， 使 他 觉得 林 中 布 满 了 搜索 他 
的 卫兵 ， 从 四 面 八 方向 他 包抄 过 来 。 一 只 猫 头 磨 ， 悄 没 声 地 狂 然 向 他 扑 
来 ， 翅 膀 擦 着 他 的 悄 涉 ， 吓 得 他 跳 了 起 来 ， 心 惊 胆 战地 想 ， 那 准 是 一 只 
Fo PATA SR PR, ACB RCM Lp 
呵 ! ”的 笑 声 ， 听 起 来 非常 下 流 。 有 一 回 ， 他 碰 上 一 只 狐狸 ， 那 狐狸 停 
POR, VIWRRE Rie fe, tl: WR, WERE! 这 星期 少 了 我 
只 袜子 、 一 个 枕套 ! 下 次 留神 别 再 犯 1 PU, RAI ETP 
了 。 蜂 肉 四 处 看 ， 想 找 块 石 涉 打 他 ， 可 束 是 找 不 到 ， 更 是 气 坏 了 。 末 
to SU, Mik, MZ, HERE“, GR ER, BOR SAA 
叶 铺 了 一 张 比较 舒适 的 床 ， 议 这 地 睡 着 了 ， 直 睡 到 天 明 。 


st 大 涯 旅人 


河 鼠 心烦 意 乱 、 焦 躁 不 安 ， 也 不 知 究竟 因为 什么 。 从 表面 看 ， 大 自 
然 还 保持 着 盛夏 欣欣 同 栾 的 气象 ， 尽 管庄 称 地 的 侈 绿 已 让 位 给 了 人 金黄， 
AEM AC ZT ST, DRA whee ES ZAI ota, PATER. lm All 
色彩 依旧 没有 减退 ， 看 不 出 一 年 行将 逝去 的 萧瑟 迹象 。 不 过 ， 果 园 里 树 
篱 间 那 弦 歌 不 轰 的 大 合唱 已 消减 ， 只 和 镜 下 儿 个 不 知 疲 众 的 演唱 者 ， 侦 尔 
表演 一 曲 黄昏 之 歌 。 知 更 乌 又 开始 大 出 风头 。 空 气 里 水 澜 着 一 种 变迁 和 
别离 的 意 续 。 杜 鹏 目 然 早 就 沉默 了 ， 许 多 别 的 羽毛 界 朋 友 ， 几 个 月 来 一 
直 是 这 幅 熟 悉 的 风景 画 和 那个 小 小 社会 的 一 部 分 ， 也 逐渐 隐没 不 见 ， 他 
们 的 队伍 看 来 正 一 天 天 减员 。 河 鼠 同 来 密切 关注 看 所 有 羽 避 界 的 活动 ， 
看 到 他 们 正 日 渐 趋 向 南 迁 。 甚 至 夜间 躺 在 床上 ， 他 也 能 听 出 那 急 于 南 行 
的 乌 儿 们 听从 造化 的 指令 ， 扑 打 痢 翅膀 拒 过 夜空 。 


目 然 界 的 大 饭店 ， 也 和 其 他 大 饭店 一 样 ， 有 它 自 己 的 旺季 和 淡季 。 
旅客 们 一 个 又 一 个 收拾 行 装 ， 结 账 离 店 ， 公 共和 餐厅 里 每 开 过 一 顿 饮 ， 座 
椅 就 撤去 一 批 ， 怪 凄 闵 的 。 一 套套 房间 关闭 了 ， 地 毯 卷 起 来 了 ， 侍 者 酬 
IBY. MAREE EIN A, JURA RSS RE TE IP lk. HATTA HK A 
大 批 旅 伴 飞 走 的 飞 走 ， 告 别 的 告别 ， 热 烈 地 谈论 看 下 一 步 的 计划 、 路 线 
和 新 大， 了 眼 睐 着 伙伴 的 人 数 日 渐 曾 减 ， 心 情 难 免 不 受 影 响 。 他 会 感到 心 
绪 不 宁 ， 和 郁郁 喜欢 ， 烦 踩 易 你。 你 们 干吗 要 变换 环境 ? 干吗 不 老 老实 实 
竺 在 这 儿 ， 安 安生 生 过 日 子 ? 这 家 饭店 在 淡季 的 模样 ， 你 没 见 识 过 ; 你 
哪里 知道 ， 我 们 这 些 留 下 来 共 营 四 时 美景 的 动物 ， 至 有 多 少 乐 趣 。 可 那 
些 打 定 主意 要 走 的 动物 总 是 回答 说 : 当然 ， 这 无 疑 是 事实 ; 我 们 非常 羔 
聚 你 们 一 一 也 许 改 年 我 们 也 留 下 来 一 一 个 过 现在 我 们 另 有 约会 一 公共 
汽车 就 停 在 门口 ， 出 发 的 时 刻 到 啦 ! Pot, He Ski, xem, THOT 


PN Bah, Sk aK. TE ALE ORIN, FLARE 
这 片 二 地上， 不 管 谁 走 ， 他 反正 不 走 ; 尽管 如 此 ， 他 还 是 不 免 觉 察 到 空 
气 里 有 种 变化 ， 骨 子 里 难免 受到 感染 。 


处 处 都 在 忙 着 辞 行 送 别 ， 行 色 匆 匆 ， 在 这 种 时 候 ， 要 安 下 心 来 干 点 
儿 正 事 ， 是 很 难 的 。 河 悍 边 ， 灯 已 草 从 已 经 长 得 又 局 又 密 ， 河 水 已 经 流 
得 缓慢 ， 水 位 低落 了 。 河 鼠 离 开 了 河岸 ， 漫 无 目的 地 朝 田 野 走 去 。 他 走 
过 一 两 块 怨 腹 的 布 满 侍 埃 的 牧场 ， 一 头 馈 进 一 大 片 麦田 。 奏 子 金 灿 类 
的 ， 麦 浪 翻 演 ， 沙 沙 作 响 ， 充 满 了 宁静 的 动作 和 呢喃 细 语 。 河 鼠 常 喜欢 
在 这 里 漫游 ， 穿 行 在 粗壮 的 麦 秆 从 林 之 间 。 麦 秆 在 他 关上 高 高 地 文 起 一 
片 金色 的 天 空 一 一 那天 空 总 在 不 停 地 婆 姿 起 舞 ， 闪 内 发 光 ， 细 语 绢 绢 ， 
有 时 被 过 路 的 风 刊 得 企 在 和 斜 冬 ， 风 一 过 ， 它 又 把 头 一 郧 ， 开 怀 大 突 ， 恢 
复 故 态 。 在 麦田 里 ， 河 鼠 也 有 许多 小 友 ， 整 个 一 个 小 社会 ， 他 们 过 着 丰 
足 忙 碌 的 生活 ， 可 也 总 能 抽出 片刻 空间 ， 和 来 访 的 客人 聊 会 儿 朵 天 ， 互 
换个 信息 。 但 今天 ， 不 知 怎 的 ， 野 鼠 和 田鼠 尽管 挺 客气 ， 却 似乎 心 不 在 
起。 他 们 有 些 在 忙 着 挖 洞 掘 壕 ， 男 一 些 则 分 成 小 组 ， 在 研究 一 套套 小 居 
室 的 规划 和 和 草图 ， 考 虑 如 何 才能 把 小 居室 构造 得 紧凑 适用 ， 而 且 要 建 在 
仓库 附近 。 有 的 正 把 积 满 侍 土 的 箱 党 和 衣 黎 拖 出 来 ， 有 的 已 经 在 埋头 捆 
扎 目 己 的 财物 ， 壳 地 都 是 一 堆 堆 一 捆 捆 的 小 麦 、 燕 麦 、 大 麦 、 样 实 、 干 


条， 等 待 运 走 。 


Tey BN URE! ”他 们 一 见 河 鼠 ， 便 喊 了 起 来 ,，“ 快 过 来 帮 一 手 ， 河 
女 ， 别 在 那儿 惕 着 ! ” 


“你 们 在 玩 什 么 游戏 呀 ? ” 河 鼠 绷 着 脸 说 , “你 们 该 懂得 ， 现 在 还 不 
是 考虑 过 冬 住所 的 时 候 ， 早 着 哪 ! ” 


“是 啊 ， 这 我 们 全 ，” 一 只 田鼠 有 点 儿 不 好 意思 地 说 , “不 过 ， 及 早 
做 准备 总 是 好 的 ， 对 不 ? 我 们 必须 赶 在 那些 可 怕 的 机 器 开始 轧 轧 地 翻 地 
之 前 ， 把 这 些 家 有 具 、 行 李 和 储备 粮 搬 走 。 再 说 ， 你 也 知道 ， 现 如 今 最 好 
的 套间 很 快 束 给 抢 光 了 ， 要 是 你 晚 了 一 步 ， 你 就 得 随便 找 个 地 方 将 就 住 


下 ;而且 ， 新 住所 还 得 先 修整 拾 援 一 番 ， 才 能 搬 进 去 呀 。 当 然 ， 现 在 是 
时 了 点 儿 ， 这 我 们 知道 ， 不 过 我 们 也 只 是 刚 开 个 头 。” 


HHA. "RL, “天 气 这 么 好 ， 跟 我 一 道 划 划 艇 ， 或 者 在 树 
篇 边 散 散步 ， 或 者 到 树林 里 去 野餐 ， 或 者 干 点 儿 别 的 什么 不 好 吗 ? ” 


“ 噢 ， 今 儿 个 不 去 了 ， 谢 谢 你 。?” 田 鼠 忙 说 , “也 许 改天 一 一 等 我 们 


有 空 一 一 


河 鼠 轻 研 地 哼 了 一 声 ， 转 丑 要 走 ， 不 想 踩 到 一 只 帽 盒 ， 摔 倒 了 ， 中 
里 不 干 不 兆 地 号 了 几 句 。 


“要 是 人 们 小 心 在 意 些 ，” 一 只 田鼠 尖 刻 地 说 ,“ 走 路 留神 看 道 ， 人 
们 就 不 致 伤 着 上 自己， 不致 失态 了 。 注 意 那 只 大 旅行 袋 ， 河 鼠 ! 你 最 好 找 
个 地 方 坐 坐 。 再 过 一 两 个 钟头 ， 我 们 也 许 就 有 空闲 陪 陪 你 了 。” 


“你 所 说 的 "空闲 *， 只 怕 在 圣诞 节 以 前 ， 是 不 会 有 的 。” 河 鼠 没 好 气 
地 反 层 相 读 。 他 在 行李 堆 中 择 路 走出 了 交 田 。 


河 鼠 灰 汐 溜 地 回 到 了 河 边 一 一 那 是 他 忠实 的 稳重 的 老 河 ， 它 从 不 收 
侣 行 装 ， 从 不 开 调 ， 也 从 不 搬 到 别 的 住宅 去 过 冬 。 


他 看 见 ， 岸 边 的 一 排 杞 柳 林 里 ， 栖 着 一 只 燕子 。 不 一 会 儿 又 来 了 一 
只 ， 跟 着 又 来 了 第 三 只 。 燕 子 们 在 枝 头 不 停 地 动弹 ， 热 烈 地 低 声 交谈 。 


“怎么 ， 这 就 要 走 ? “PETER AT, Fe, “Aa Apes? 我 
说 ， 这 简直 滑 移 可 笑 。” 


“ 噢 ， 如 果 你 是 说 要 走 ， 我 们 还 不 走 哩 ，” 第 一 只 燕子 回答 说 , “我 
们 只 是 筹划 筹划 ， 安 排 安 排 。 只 是 谈 谈 ， 今 年 打算 走 哪 条 路 线 ， 在 哪儿 
歇 脚 ， 诸 如 此 类 。 这 也 插 有 趣 哩 。” 


“有 趣 ? ” 河 鼠 说 , “我 真 不 理解 。 要 是 你 们 非 离开 这 个 愉快 的 好 地 
方 不 可 ， 非 离开 想念 你 们 的 朋友 和 刚刚 安顿 好 的 舒适 的 家 不 可 ， 到 该 走 
的 时 候 ， 我 不 怀疑 ， 你 们 会 勇敢 地 飞 走 ， 面 对 一 切 艰难 险阻 、 变 约 真 测 
的 新 环境 ， 还 要 摆 出 一 副 高 高 兴 兴 的 样子 。 可 是 ， 还 没 到 非 走 不 可 的 时 
候 ， 就 谈论 起 来 ， 哪 介 只 是 想 一 想 ， 这 未 免 一 一 


“你 当然 理解 不 了 ，” 第 二 只 燕子 说 ,“ 首 先 ， 我 们 内 心 感到 一 种 骚 
动 ， 一 种 甜蜜 的 不 安 。 然 后 ， 往 事 惑 像 信 钥 一 样 ， 一 桩 桩 一 件 件 飞 了 回 
来 。 它 们 夜间 在 我 们 梦 中 德 翔 ， 昌 天 就 随 我 们 一 道 在 空中 盘旋 。 当 那些 
早已 态 掉 的 地 方 ， 它 们 的 气味 、 声 啊 和 名 称 一 个 个 飞 回来 向 我 们 招手 
时 ， 我 们 就 渴望 互相 询问 ， 交 流 信息 ， 好 让 目 己 确信 这 一 切 都 是 真实 
Hy.” 


“今年 你 们 能 不 能 留 下 不 走 ， 就 竺 一 年 行 不 行 ? ” 河 鼠 巴巴 地 回 他 们 
建议 , “我 们 要 尽力 使 你 们 过 得 舒适 异 意 。 你 们 走 得 老 远 ， 根 本 想不到 
我 们 这 儿 过 得 多 么 开心 。” 


“有 一 年 我 试 着 留 下 来 的 ，” 第 三 只 燕子 说 , “我 越 来 越 喜 欢 这 地 
方 ， 所 以 到 了 该 走 的 时 候 ， 我 束 留 下 了 ， 没 跟 别 的 燕子 一 块 儿 走 。 开 头 
儿 星 期 ， 情 况 还 算 好 ， 可 后 来 ， 哎 呀 呀 ， 黑 夜 那么 长 ， 好 无 聊 啊 ! 白天 
不 见 阳光 ， 阴 森森 的 ! 空气 又 潮 义 冷 ， 一 再 地 里 也 找 不 到 一 只 虫子 ! 不 
行 ， 这 样 可 不 行 ， 我 的 勇气 震 反 了 ， 于 是 在 一 个 暴风 雨 的 寒 夜 ， 我 起 发 
了 。 那 天 东风 刊 得 紧 ， 我 在 内 陆 飞 得 挺 顺 利 。 飞 过 高 山峡 谷 时 ， 下 起 了 
大 雪 ， 我 努力 拼搏 一 番 ， 才 罕 过 山 隘 。 当 我 迅速 飞 到 大 湖上 时 ， 我 又 一 
次 感到 背 上 晒 关 上 暖 融 融 的 太阳 ， 演 到 第 一 只 肥胖 的 虫子 的 美味 ， 那 种 泣 
Aa Kes ot Fl ce FEE is BP) 过 去 的 时 光 就 像 一 场 疆 梦 ， 未 来 全 是 快乐 的 
假日 。 一 周 叉 一 周 ， 我 不 停 地 往 南 飞 ， 飞 得 轻松 ， 飞 得 您 内 ， 需 要 逗留 
多 久 束 多 久 ， 只 是 随时 注意 倾听 南方 的 呼唤 。 所 以 ， 我 不 能 留 下 ， 我 有 
过 教训 ， 再 也 不 敢 违抗 南方 的 召唤 了 。” 


“是 啊 ， 古 啊 ， 南 方 在 召唤 ， 南 方 在 召唤 ! ” 男 两 只 燕子 做 梦 似 的 呢 


ma, “南方 的 歌 ， 南 方 的 色彩 ， 南 方 明朗 的 空气 ! 噢 ， 你 可 记得 

一 一 ”他 们 志 掉 了 河 孔 ， 只 顾 沉迷 在 热情 的 回忆 里 。 河 鼠 昕 得 出 神 ， 他 
的 心 开始 烧 得 火辣辣 的 。 他 上 暗自 明白 ， 那 根 弦 ， 那 根 一 直 沉 睡 着 、 没 被 
觉察 的 弦 ， 终 于 也 震颤 起 来 了 。 交 是 这 几 只 南 飞 乌 儿 的 朵 谈 ， 他 们 那 并 
不 生动 的 第 二 手 叙 述 ， 束 足以 握 拨 起 这 种 如 醇 如 狂 的 新 感受 ， 油 得 他 译 
身上 下 躁动 不 已 。 如 果 杀 目 去 体验 一 下 ， 感 受 南方 太阳 热情 的 抚摩 ， 南 
方 否 风 轻 柔 的 吹拂 ， 那 将 会 是 怎样 一 番 洲 味 ?” 他 闭 上 双眼 ， 有 一 刻 大 胆 
地 纵情 沉溺 在 弥 梦 里 ， 等 他 再 睁 眼 时 ， 那 条 河 似 乎 成 了 铅 灰 色 ， 冷 冰冰 
的 ， 绿 色 的 田野 变 得 暗淡 无 区 了 。 这 时 ， 他 那 颗 忠贞 的 心 ， 似 乎 在 大 声 
诞 黄 他 那个 软弱 的 目 我 的 背叛 。 


“ 那 你 们 为 什么 还 要 回来 ? ”他 猜疑 地 问 燕子 , “这 片 可 怜 的 灰暗 的 
小 天 地 ， 还 有 什么 可 吸引 你 们 的 地 方 ? ” 


第 一 只 燕子 说 :“ 在 适当 的 季 市 到 来 时 ， 你 以 为 我 们 会 感受 不 到 为 
一 种 召唤 吗 ? 那 丰 成 的 草地 ， 湿 润 的 果园 ， 满 是 虫子 的 上 暖 水 池塘 ， 吃 草 
的 牛 羊 ， 翻 晒 的 干草， 理想 的 屋 构 ， 房 子 周围 的 各 种 农场 设施 ， 不 是 也 
在 召唤 我 们 吗 ? ” 


第 二 只 燕子 说 :“ 你 以 为 只 有 你 才 淘 望 再 一 次 听 到 杜 鹏 的 啼 声 吗 ? ” 


“到 一 定 的 时 候 ，” 第 三 只 燕子 说 , “我 们 又 会 患 起 思乡 病 ， 想 念 着 
英国 溪水 上 漂 着 的 幽静 的 睡 连 。 不 过 在 今天 ， 那 些 似乎 都 显得 那么 苑 
白 、 单 薄 、 遥 远 。 这 一 刻 ， 我 们 的 血液 是 和 着 另 一 种 音乐 憾 瑚 起舞。” 


他 们 又 目 顾 目地 互相 只 哈 起 来 。 这 回 他 们 那 兴 和 奋 的 话题 是 请 赣 的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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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妃 义 一 次 焦躁 不 安 地 走 开 了 。 他 息 上 大 河北 尾 那 缓 组 的 和 斜坡， 丹 
了 下 来 ， 极 目 朝 南 望 去 。 南 边 那 条 环形 的 大 丘陵 带 ， 挡 住 了 他 的 视线 ， 
他 看 不 到 往 南 更 远 的 地 方 一 一 运 今 为 止 ， 那 就 是 他 的 地 平 线 ， 他 的 梦 么 ] 


山脉 ， 他 目光 的 极限 ， 在 那 以 外 ， 束 没有 什么 值得 他 去 看 或 去 了 解 的 东 
BEY. 今天， 他 极目 南 胱 时 ， 由 于 一 种 新 的 淘 求 在 心中 翻腾 ， 那 强 吾 的 
低 矮 的 丘陵 上 面 的 上 晴空， 仿佛 车 动 着 希望 。 今 天 ， 看 不 到 的 东西 成 了 至 
关 重 要 的 ， 不 了 解 的 东西 成 了 生活 中 唯一 的 真实 。 山 这 边 ， 是 真正 的 空 
虚 ; 山 那 边 ， 展 现 着 一 派 巾 巾 拓 所、 五 彩 纷呈 的 生活 全 景 ， 他 内 心 的 眼 
青 现 在 看 得 很 清楚 。 那 边 有 所 波 荡 涨 、 白 浪 翻 深 的 海洋 ! 有 沐浴 在 阳光 
下 的 沙滩 ， 白 色 的 别墅 在 橄榄 林 的 掩映 下 闪光! 有 宁静 的 港湾 ， 停 满 了 
气派 的 船舶 ， 准 备 开 往 盛产 美酒 和 香料 的 紫色 怠 屿 ， 那 些 岛屿 低 低 隆起 
在 水 波 不 兴 的 海面 上 。 


他 站 了 起 来 ， 又 一 次 旨 河 岩 走 去 。 随 后 ， 他 改变 主意 ， 转 向 尘土 飞 
扬 的 小 径 那 边 。 他 躺 了 下 来 ， 在 小 径 两 侧 戊 密 、 阴 闵 、 枝 权 交 错 的 做 树 
篇 的 掩 巩 下 ， 他 可 以 默默 观望 那 条 雁 石 子路 ， 想 独 它 通 回 的 那个 奇妙 世 
界 ， 还 可 以 细 细 观察 走 在 路 上 的 往来 行人 ， 想 着 他 们 将 去 寻求 或 不 寻 目 
来 的 种 种 好 运 、 奇 遇 一 一 在 那 边 一 一 在 远方 ! 


一 阵脚 步 声 传 到 他 耳 中 ， 一 个 走 乏 了 的 动物 的 身影 映 入 他 眼帘 。 原 
来 那 是 只 老鼠 ， 一 只 风尘 仆仆 的 老鼠 。 那 只 过 路 的 老鼠 走 到 他 跟前 时 ， 
用 一 种 带 点 儿 外 国 味 的 姿态 向 他 致意 ， 述 疑 了 片刻 ， 然 后 愉快 地 微笑 
者 ， 离 开道 路 ， 来 到 阴 深 的 树 篇 下 ， 在 他 里 劳 坐 下 。 他 显得 很 疲乏 ， 河 
鼠 让 他 在 那儿 休 轧 ， 没 有 问 什 么 ， 因 为 他 多 少 明日 老鼠 此 时 的 心情 ， 也 
重 得 所 有 的 动物 有 时 遵循 的 一 个 信念 一 一 当 疲 乏 的 里 体 松弛 下 来 ， 大 脑 
再 要 宁静 时 ， 无 言 的 相互 做 伴 是 最 有 益处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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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上 衣 ， 裤 子 底 色 原 是 赣 的 ， 打 了 补丁 ， 满 是 泥 污 。 他 随身 携带 的 微薄 

财物 ， 用 一 块 蓝 布 手帕 包 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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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是 百 御 ， 微 风 歇 来 阵 阵 暖 香 ，” 他 评论 说 ,“ 牛 在 我 们 背后 吃 
草 ， 吃 几 口 ， 轻 轻 地 喷 一 下 蜡 四 。 远 处 有 农 人 收割 庄稼 的 声音 ， 那 边 ， 
树林 前 面 ， 农 舍 升 起 一 缕 青 色 的 炊烟 。 河 流 就 在 附近 不 远 ， 因 为 我 听 到 
红 松 鸡 的 叫 声 。 从 你 的 体格 看 ， 我 想 你 一 定 是 一 位 内 河水 手 。 一 切 都 像 
在 沉睡 ， 可 一 切 又 都 在 进行 。 朋友， 你 日 子 过 得 蛮 不 错 ; 只 要 你 里 强力 
壮 能 干 活 ， 你 的 生活 无 疑 是 世上 最 美好 的 生活 。” 


“是 啊 ， 这 才 叫 生活 ， 唯 一 值得 过 的 生活 。” 河 鼠 做 梦 似 的 回答 说 ， 
可 是 不 像 平日 那样 信心 十 足 。 


“我 倒 也 不 完全 是 这 个 意思 ，” 阳 生 老 鼠 谨慎 地 说 ,“ 不 过 这 无 疑 是 
最 好 的 生活 。 我 尝试 过 ， 所 以 我 知道 。 正 因为 我 刚刚 领略 过 一 一 生活 过 
六 个 月 一 一 所 以 知道 它 是 最 好 的 。 你 瞧 ， 我 现在 脚 走 疼 了 ， 肚 子 饭 了 ， 
束 要 离开 这 种 生活 ， 往 南边 流浪 ， 听 从 那个 老 呼唤 ， 回 到 那 种 老生 活 。 
那 是 我 自己 的 生活 ， 它 不 允许 我 离开 它 。” 


“难道 说 ， 他 了 叉 是 一 个 南 行 的 动物 ?” 河 鼠 暗 想 。 他 问 道 :“ 你 刚 从 
哪儿 来 ? ”他 不 敢 问 老鼠 要 往 哪 儿 去 ， 因 为 答案 是 什么 ， 他 似乎 已 很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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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一 个 可 爱 的 小 农庄 来 ，” 过 路 老鼠 简短 地 回答 , “就 在 那个 方 
fA) AAG ASK, “这 无 天 紧要 。 我 在 那儿 什么 都 不 缺 。 我 希望 从 
生活 中 得 到 的 一 切 我 都 有 ， 甚 至 更 多 ， 可 现在 ， 我 来 到 了 这 里 。 不 过 ， 
来 这 里 ， 我 也 辟 欢 ， 同 样 喜欢 ! 因为 我 已 经 走 了 那么 多 路 ， 离 我 交 望 的 
地 方 又 近 了 许多 ! ” 


他 目光 炯炯 地 紧 盯 大 地 平 线 ， 像 在 倾听 茶 种 声 首 ， 那 是 内 陆地 带 所 


缺少 的 ， 尽 管 那里 有 牧场 和 农庄 的 欢快 音乐 。“ 你 和 我 们 不 属 一 类 ，* 河 
鼠 说 ,“ 你 不 是 农家 老鼠 ， 而 且 依 我 看 ， 也 不 是 本 国 老鼠 。* 


“不 错 ，” 外 来 的 老鼠 说 ,， “我 呀 ， 我 是 一 只 航海 老鼠 ， 我 最 初 月 航 
的 港口 是 君 士 坦 丁 堡 ， 虽 说 我 在 那儿 也 可 说 是 一 只 外 国 鼠 。 朋 友 ， 你 听 
说 过 君 士 坦 丁 您 吗 ? 一 座 美 丽 的 城市 ， 一 座 古 老 而 光 采 的 城市 。 你 大 概 
也 听 说 过 挪威 国王 西 格 尔 德 吧 ? 他 兽 率 领 六 十 艘 船 驶 往 那 里 。 他 和 他 的 
随从 骑马 进 城 时 ， 满 街 都 甚 挂 紫 色 和 金色 的 天 棚 ， 向 他 致敬 。 君 士 坦 丁 
伐 的 呈 带 和 星 后 四 临 他 的 船 ， 和 他 一 道 宴 饮 。 西 格 尔 德 回国 时 ， 他 手下 
的 北欧 人 有 许多 留 下 没 走 ， 参 加 了 旺 帝 的 御 林 军 ， 我 的 一 位 生长 在 挪威 
的 祖先 ， 也 随 着 西 格 尔 德 赠送 给 星 帝 的 一 盘 船 留 下 了 。 打 那 以 后 ， 我 们 
这 个 家 族 一 直 是 海员 。 对 我 来 说 ， 我 出 生 的 城市 固然 是 我 的 家 ， 它 和 伦 
敦 之 间 的 任何 一 个 可 爱 的 港口 也 都 是 我 的 家 。 我 对 它们 了 如 指 党 ， 它 们 
也 都 熟识 我 。 随 便 我 来 到 它们 的 任何 一 个 码头 或 者 海滩 ， 我 就 等 于 到 了 
2 


“我 想 ， 你 一 定常 去 远洋 航行 吧 ? ” 河 鼠 来 了 兴趣 ,“ 长 年 素 月 看 不 
到 陆地 ， 食 物 短 缺 ， 饮 水 也 要 配给 ， 但 你 的 心 总 和 大 洋 相通 ， 总 在 思念 
着 这 一 切 吧 ? ” 


“根本 不 是 这 样 ，” 航 海 鼠 坦 日 地 说 ,，“ 你 说 的 那 种 生活 对 我 也 不 适 
合 。 我 只 是 做 海 尾 营 生 ， 很 少 离开 陆地 。 吸 引 我 的 是 尾 上 的 快乐 时 光 ， 
和 航海 一 样 。 南 方 的 那些 海港 啊 ! 它们 的 气味 ， 夜 晚 的 那些 停泊 灯 ， 多 
么 令 人 神往 啊 ! ” 


“是 啊 ， 也 许 你 选中 的 是 一 种 更 好 的 生活 方式 ，” 河 鼠 略 剖 疑 惑 地 
说 , “如 果 你 愿意 ， 那 束 请 给 我 讲 讲 你 的 海 尾 生活 好 吗 ? 讲 讲 一 只 生气 
动 劲 的 动物 能 从 那里 带 回 些 什 么 ， 使 他 以 后 可 以 在 炉 边 回忆 许多 光辉 的 
往事 ， 来 告慰 晚年 。 至 于 我 的 生活 呆 ， 实 话 对 你 说 ， 今 天 我 觉得 它 怪 狭 
Sat. P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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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就 登 上 了 这 片 国土 。 这 次 航海 ， 可 以 看 作 古 我 历次 航海 的 一 个 例证 ， 
确实 也 是 我 丰富 多 彩 的 生活 的 一 个 缩影 。 开 头 ， 照 例 是 由 家 性 纠纷 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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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习 。 船 不 停 地 进 港 出 港 ， 到 处 都 过 到 老 朋友 。 在 炎热 的 白天 ， 我 们 睡 
在 阴 诬 的 庙宇 或 废水 池 里 ， 太 阳 落 山 后 ， 就 在 藤 满 星星 的 天 鹅 绒 般 的 天 
幕 下 ， 纵 情 宴 饮 ， 放 声 高 歌 ! 从 那里 ， 我 们 又 转向 亚 德里 亚 海 沿 岩 ， 那 
里 的 海岸 弥漫 着 琥珀 色 、 玫 瑰 色 、 赣 唱 色 的 空气 。 我 们 停泊 在 陆地 环抱 
的 宽阔 的 港湾 里 ， 我 们 在 古老 而 险 华 的 城市 里 游 往 。 末 了 ， 有 一 天 早 
晨 ， 我 们 顺 着 一 条 金灿灿 的 航道 驶 进 了 威尼斯 。 威 尼斯 真是 一 座 美 丽 的 
城市 啊 ! 在 那里 ， 老 鼠 可 以 目 由 目 在 地 癣 达 闲 和 逛 ， 尽 情 玩 乐 ! 要 是 游 倦 
了 ， 有 上 晚上 可 以 从 在 大 运河 边 ， 和 朋友 们 一 道 吃喝 。 那 时 ， 空 中 乐 声 您 
A, KERB, Tl ERAN TENE, AOL A, JR AWE ME 
RATA, UAE CAT — Fee Ba — EY 说 到 吃 的 一 一 你 喜欢 吃 
贝 吗 ? 得 ， 得 ， 那 个 ， 咀 们 现在 还 是 少 谈 为 妙 。” 


他 沉默 了 一 阵 ， 河 鼠 也 默 不 作 声 。 他 听 得 入 了 迷 ， 仿 佛 乘 上 一 只 梦 
中 游艇 漂 呀 潭 ， 听 到 一 首 高 元 的 魔 歌 ， 在 邹 气 有 驼 、 波 当 拍 击 的 河 墙 之 
间 回 啊 。 


“然后 我 们 又 回 南 驶 去 ，” 海 上 老鼠 接着 说 ，“ 沿 着 意大利 的 海 尾 航 
行 ， 来 到 巴 勒 摩 。 在 那儿 ， 我 离 船 上 恒 ， 喜 留 了 很 长 一 段 快 乐 时 光 。 我 
从 不 死守 住 一 条 船 ， 那 会 使 人 变 得 头脑 闭塞 ， 思 想 偏 臧 。 再 说 ， 西 西里 
马 是 我 爱 去 的 一 个 地 方 。 那 里 的 人 我 都 认识 ， 他 们 的 风尚 很 合 我 的 口 
味 。 我 在 咏 上 和 朋友 们 一 道 ， 在 乡间 愉快 地 过 了 好 几 个 星期 。 等 到 我 竺 
肛 了 ， 我 就 搭 上 一 笨 驶 向 萨 丁 尼 亚 和 科 西 嘉 的 商船 。 我 又 一 次 感到 新 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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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在 那个 
问 。 


你 们 管 它 叫 货舱 的 地 方 ， 是 不 是 闷热 得 很 ? UA] BA 
航海 鼠 拿 腿 瞄 着 他 ， 眼 睛 像 是 上 甩 巴 了 一 下 。“ 我 是 个 行家 里 手 ，” 他 
率直 地 说 ,， “船长 室 对 我 来 说 够 好 的 了 。” 
“人 家 者 说， 航海 生活 是 很 艰 否 的 。” 河 鼠 哺 喃 地 说， 他 陷入 了 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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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眼睛 。 


“在 科 西 高 ， 我 搭 上 一 艘 运 和 葡萄 酒 去 大 陆 的 船 ，” 轴 海 鼠 接着 

说 , “傍晚 时 我 们 到 达 阿 拉 西 奥 ， 船 驶 进 港口 。 我 们 把 酒 桶 抬 起 ， 扔 下 
船 去 ， 用 一 根 长 绳 把 酒 桶 一 个 个 连接 起 来 ， 然 后 水 手 乘 上 小 艇 ， 一 边 昌 
尾 边 划 去 ， 一 边 唱歌 ， 小 稻 后 面 拖 着 一 长 串 上 下 深 浮 的 酒 桶 ， 像 一 里 路 
KN. WEL, ASUS, Spee, Nm bp)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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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 好 好 体 妃 。 这 时 我 已 经 暂时 不 去 海 名 ， 不 过 还 音 同 海港 和 航行 打 区 
道 。 所 以 我 在 农 人 当中 过 着 懒散 的 生活 ， 英 独 看 他 们 干 活 ， 或 者 伸 长 四 
胶 庙 在 高 高 的 山坡 上 ， 远 在 脚下 惑 是 请 赣 的 地 中 海 。 于 是 ， 我 就 这 样 轻 
轻松 松 ， 一 程 又 一 程 ， 或 步行 ， 或 乘 朋 ， 最 终 来 到 了 马赛 。 会 见 了 同 船 
的 老 伙 伴 ， 访 问 了 远洋 巨轮 ， 又 一 次 吃喝 饮 可 。 这 不 是 又 谈 到 鲜 贝 了 ! 
是 啊 ， 有 时 我 做 梦 梦 见 马 赛 的 鲜 贝 ， 竟 只 醒 了 ! ” 


“这 话 倒 提醒 了 我 ，” 知 礼 的 河 鼠 说 , “你 偶尔 提 到 你 饿 了 ， 我 该 早 
点 儿 资 才 是 。 你 当然 不 反对 留 下 来 和 我 共 进 午 餐 唆 ? 我 的 洞 就 在 附近 ; 
现在 中 午 已 过 了 ， 欢 迎 你 来 我 家 用 点 儿 便 饭 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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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后 来 一 提 到 鲜 贝 ， 就 饿 得 胃痛 。 不 过 ， 你 能 不 能 把 午餐 拿 到 这 儿 
来 ? 除非 万 不 得 已 ， 我 是 不 太 喜 欢 进 茅屋 的 。 再 说 ， 咱 们 一 边 吃 ， 我 一 
边 还 可 以 接着 给 你 讲 ， 讲 我 的 航海 经 历 和 愉快 的 生活 。 我 很 高 兴 讲 这 些 
事 ， 而 从 你 关注 的 神情 来 看 ， 你 也 很 爱 听 。 如 果 进 屋 去 ， 十 有 八 九 我 会 
马上 睡 着 的 。” 


“这 是 个 好 主意 。” 河 鼠 说 ， 急 忙 跑 回 家 去 。 他 拿 出 午餐 段子 ， 装 好 
一 顿 简单 的 午饭 。 考 虑 到 来 客 的 出 身 和 嗜好 ， 他 特意 拿 了 一 个 一 码 长 的 
法 国 面包 ， 一 根 香 肠 ， 肠 里 的 大 苇 在 唱歌 ， 一 块 颖 在 那儿 喊叫 的 干 酷 ， 
还 有 一 只 用 稻草 右 着 的 长 颈 瓶 ， 瓶 里 装着 遥远 南方 山坡 上 酿 制 窖藏 的 简 
移 美 酒 。 装 满 一 篮 后 ， 他 飞速 跑 回 河 边 。 他 俩 揭 开 篮子 盖 ， 把 食物 一 样 
样 取出 摆 在 路 边 的 草地 上 。 上 听 到 老 海员 一 个 劲 儿 和 伟 他 的 口味 和 判断 力 ， 


河 鼠 忆 兴 得 满 脸 泛 红 。 


WUE BATH BR SE. SRO EAA, 
这 位 单纯 的 听 者 过 游 西 班 牙 所 有 的 港口 ， 登 陆 里 斯 本 、 波 尔 图 和 波 尔 
多 ， 来 到 严 国 的 康 沃 尔 郡 和 德 文 姥 那 些 可 爱 的 港口 ， 然 后 济 海 峡 上 行 ， 
到 达 最 后 的 港 洲 地 带 。 他 项 着 骏 风 十 和 恶劣 的 天 气 ， 逆 风 航 行 了 很 长 时 
间 ， 终 于 登 上 了 陆地 ， 迎 来 了 又 一 个 春天 的 迷人 和气 轧 。 这 一 切 激励 痢 他 
匆匆 奔 辣 内 陆 腹 地 ， 一 心 想 体 验 茶 种 宁静 的 农庄 生活 ， 远 远 避 开 海 上 的 
FUR 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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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不 想 听 有 关 这 座 农庄 的 故事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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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号 心 。 那 对 眼睛 是 变 弥 莫 测 的 灰 绿 色 ， 如 同 测 涌 起 伏 的 北方 海洋 ， 而 
杯 中 的 酒 ， 闪 焰 着 热烈 的 红宝石 光芒， 恰似 南 方 的 心脏 ， 为 有 勇气 与 它 
脉搏 合 担 的 人 而 跳动 。 这 两 重光 苦 一 一 游 移 不 定 的 灰 光 和 固定 不 变 的 红 
光一 一 主 字 了 河 鼠 ， 把 他 牢 牢 缚 住 ， 使 他 心 迷 神 驰 ， 无 力 抗 拒 。 这 两 重 
光 以 外 的 清静 世界 远 远 退 去 ， 不 复 存 在 了 。 只 有 航海 鼠 的 话音 ， 那 滔滔 
不 绝 的 奇妙 的 话音 一 一 它 完 竟 是 说 话 ， 还 是 时 而 变 成 了 歌唱 ， 变 成 水 手 
们 起 销 时 启 唱 的 号 子 ， 帆 索 在 呼啸 的 东北 风 里 的 喻 喻 低 吟 ， 日 落 时 梅 黄 
色 的 天 空 下 渔 人 拉 网 的 歌 衣 ， 游 艇 或 帆 和 山上 弹 答 吉他 或 曼 陀 林 的 琴 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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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 在 空气 里 振动 的 悦耳 的 颤音 。 这 位 着 了 麻 的 聆 昕 者 ， 仿 佛 昕 到 了 所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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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了 十 几 个 海港 ， 经 历 了 战斗 、 脱 险 、 聚 会 、 交 友 、 见 义勇 为 的 壮举 。 
他 时 而 在 海岛 探 宝 ， 时 而 在 平静 的 省 湖 钓鱼 ， 时 而 又 整 天 吴 在 温暖 的 白 
沙 上 打上 师 儿 。 河 鼠 听 他 讲 深海 捕 鱼 ， 用 一 里 长 的 大 网 捞 起 银 光 内 内 的 鱼 
群 ， 听 他 讲 突如其来 的 危险 ， 在 月 黑 风 高 的 夜晚 ， 排 山 巨 浪 的 狂 忠 ， 还 
有 大 雾 天 头 项 上 忽 地 冒 出 巨轮 高 等 的 船 头 ; 听 他 讲 返 回 故 里 的 欢乐 ， 船 
头 经 过 海曙 ， 驶 进 灯 火 通明 的 海港 ， 人 码头 上 人 影 时 动 ， 人 和 群 在 欢呼 ， 大 
绕 索 中 地 有 忆 了 过 去 ， 水 沫 四 溅 ， 他 们 吃力 地 走 上 陡峭 的 小 街 ， 向 那 挂 红 
fei HE A PRT GES 


后 来 ， 河 鼠 在 白 日 梦 里 仿佛 看 到 ， 探 险 鼠 已 经 站 起 喘 来 ， 但 仍 在 说 
个 不 停 ， 那 双 海 灰色 的 眸 子 仍旧 紧 紧 有 盯 着 他 。 


“现在 ，” 探 险 鼠 轻 轻 地 说 ,， “我 又 上 路 了 ， 朝 着 西南 方向 ， 风 侍 仆 
仆 地 一 连 走 许多 天 ， 直 到 到 达 我 熟悉 的 那个 坐落 在 海港 峭壁 上 的 灰 黄 色 
滨海 小 镇 。 在 那儿 ， 从 昏暗 的 门道 癌 下 望 去 ， 可 以 看 到 一 行 石 阶 ， 上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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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 驶 回 停 泊 处 或 大 海 。 所 有 的 航海 国家 的 船上 只， 早晚 都 要 抵达 那里 ， 

在 一 定 的 时 搬 ， 我 选中 的 那 条 船 就 会 抛 销 。 我 不 急于 上 船 ， 而 是 静 候 时 
机 ， 直 到 我 相 中 的 那 条 船 驶 进 河 中 央 ， 载 满 了 货 ， 船 首 朝 问 海港 时 ， 我 
才 乘 小 艇 或 攀 着 级 索 悄悄 溜 上 船 去 。 于 是 早晨 一 觉醒 来 ， 我 就 会 听 到 水 
手 的 歌声 和 沉重 的 脚步 声 ， 绞 盘 的 嘎 叶 声 ， 还 有 收 销 索 时 欢快 的 哈 嘟 

声 。 我 们 扯 起 船 首 三 角 帆 和 前 攀 帆 。 船 离 岸 时 ， 港 边 的 白色 房屋 就 从 我 
们 喘 边 慢 慢 滑 开 ， 航 海 残 此 开始 ! 当 船 各 海星 缓 缓 驶 去 时 ， 她 全 里 披 满 
JAW: 一 到 外 海 ， 她 便 迎 着 汪洋 大 海 的 万 顷 玫 波 ， 乘 风 人 破浪 ， 直 指南 
T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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溜溜 达 达 往 家 走 ， 在 你 安静 的 河 边 坐 下 来 ， 揣 着 满 脑子 精彩 的 回忆 ， 丈 
每 你 的 朋友 们 。 你 捞 上 我 坚 不 费 力 ， 因 为 你 年 轻 ， 而 我 已 经 上 了 年 纪 ， 
行动 迟缓 了 。 我 会 一 步 一 回头 盼 着 你 ， 总 有 一 天 ， 我 准 会 看 到 你 步履 匆 
甸 ， 心 情 愉 快 ， 面 对 着 做 大 的 南方 走 过 来 的 ! ” 


他 的 话音 越 来 越 小 ， 听 不 见 了 ， 束 像 一 只 虫子 的 小 喇叭 由 强 变 弱 ， 
BARA So WARE AL, Ba ALA Ae, iesb—7s 
小 点 儿 。 


河 鼠 木 木 地 站 起 来 ， 动 手 收 拾 午餐 段子 ， 仔 仔细 细 ， 不 尺 不 忙 。 他 
木 木 地 回 到 家 里 ， 归 拢 一 些小 件 必需 品 和 他 珍爱 的 特殊 物品 ， 装 进 一 只 
背包 。 他 慢 条 斯 理 、 从 容 不 迫 地 干 着 ， 在 屋 里 来 回转 您 ， 像 个 梦游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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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眼 ，“ 先 去 海边 ， 再 乘 船 ， 到 那些 呼唤 我 的 海岸 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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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 凝 回 ， 出 现 一 种 波 滔 般 浮动 的 灰色 条 
ae ees Maniatis iF 扒 个 在 地 上 ， 
按 住 不 放 。 


河 鼠 拼命 挣扎 了 一 阵 ， 然 后 ， 像 是 突然 间 泄 了 气 ， 躺 厦 一 动不动 ， 
虚 乏 无 力 ， 团 着 眼睛 ， 直 打 哆 嘻 。 喘 鼠 随 即 扶 他 起 来 ， 坐 在 椅子 上 。 他 
全 吴 竣 软 ， 赚 缩 成 一 团 ， 里 子 剧 烈 地 抽 搞 ， 过 后 爆发 出 一 阵 鞭 斯 底 里 的 
干 号 。 鼎 鼠 关 暴 了 门 ， 把 背包 扔 进 一 个 抽 敢 ， 锁 好 ， 然 后 静 静 地 坐 在 朋 
友 映 边 的 果子 上 ， 等 着 这 阵 奇 怪 的 邪魔 过 去 。 渐 渐 地 ， 河 鼠 沉 入 了 慰 怪 
不 宁 的 浅 睡 ， 间 或 惊醒 过 来 ， 嘴 里 胡乱 嘟 呈 着 ， 在 慌 懂 的 屿 鼠 听 来 ， 全 
古 些 元 诞 不 经 的 异国 事情 。 过 后 ， 河 鼠 就 睡 熟 了 。 


， 而 


号 鼠 心 绪 焦虑 不 安 ， 暂 时 离开 河 鼠 ， 忙 了 一 阵 家 务 。 天 快 黑 时 ， 他 
回 到 客厅 ， 看 到 河 鼠 仍 竺 在 原 地 ， 完 全 清醒 了 ， 只 是 没 精 打 采 ， 一 声 不 
咏 ， 神 情 诅 丧 。 他 勿 缴 看 了 一 下 河 鼠 的 眼睛 ， 发 现 那 双眼 睛 又 变 得 像 以 
RU FS, SR. PR, EA EAR POR, AAT 
鼠 打 起 精神 ， 讲 讲 刚才 发 生 的 事情 。 


可 怜 的 河 鼠 强力 一 桩 桩 一 件 件 做 着 解释 ， 可 是 那些 多 半 属 暗示 性 的 
东西 ， 他 用 冷冰冰 的 语言 又 怎么 说 得 清 呢 ?他 怎 能 对 为 一 个 人 复述 那 兽 
经 问 他 歌唱 的 迷人 的 海 声 ?又 怎 能 再 现 航海 鼠 的 千 百 种 往事 的 魔力 ? 现 
在 魔法 已 破 ， 魅 力 消失 了 ， 几 小 时 前 那 似乎 是 不 可 避免 的 天 经 地 义 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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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不 奇怪 了 。 


对 鼎 鼠 来 说 ， 有 一 点 是 显而易见 的 ， 就 是 那 阵 狂 热 病 ， 尽 管 使 河 鼠 
受到 打击 ， 情 绪 低 落 ， 但 终究 已 经 过 去 ， 他 又 清醒 过 来 了 。 一 时 间 ， 河 
鼠 似 乎 对 日 闻 生 活 中 那些 琐事 没 了 兴趣 ， 对 季节 变换 必然 带 来 的 变化 和 
活动 ， 也 无 心 去 做 安排 了 。 


后 来 ， 归 鼠 像 是 漫不经心 地 把 话题 转 到 正在 收获 的 庄 称 ， 堆 得 局 高 
NET, BARE ADL, WEBI, OA ASST RAY #0 Is 
月 ， 照 着 光 地 上 遍布 的 一 捆 捆 庄稼。 他 讲 到 处 处 苹果 在 变 红 ， 硬 果 在 变 
黄 ， 讲 到 制作 果 痊 、 蜜 涡 水 果 、 燕 馏 酒 类 ;就 这 么 一 样 一 样 ， 轻 轻松 松 
就 谈 到 了 隆冬 ， 冬 天 的 热 亲 欢乐， 远 暖 舒适 的 屋内 生活 。 这 时 ， 他 简直 
Bets hy mA So 


渐渐 地 ， 河 鼠 坐 了 起 来 ， 和 他 交谈 了 。 河 鼠 采 浏 的 眼睛 又 完了 ， 恢 
恢 的 神情 消退 了 。 

随后 ， 乖 觉 的 号 鼠 悄 悄 溜 开 ， 拿 来 一 文 铅笔 和 几 页 纸 ， 放 在 朋友 肘 
旁 的 果子 上 。 


“你 好 久 没 作 诗 了 ，* 他 说 ,，“ 今 晚 你 可 以 写 点 儿 诗 试 试 ， 而 不 必 
一 — 听 ， 老 是 冥 思 苦 想 了 。 我 估 摸 着 ， 你 要 是 写 下 几 行 一 哪怕 只 是 几 
个 前 脚 一 你 就 会 觉 着 好 过 多 了 。” 


河 鼠 伴 傅 地 把 纸 笔 推 开 ， 于 是 细心 的 裔 鼠 找 个 由 头 离开 了 客厅 。 过 
了 一 会 儿 ， 他 从 门 边 往 里 窥 看 时 ， 只 见 河 鼠 已 经 聚精会神 ， 两 耳 不 闻 窗 
外 事 ， 时 而 在 纸 上 写字 ， 时 而 喊 着 铅笔 头 。 尽 管 咕 铅笔 头 的 时 间 比 写字 
的 时 间 多 得 多 ， 可 肯 鼠 还 是 快 奈 地 看 到 ， 他 的 疗法 到 底 开始 奏效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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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 调 的 大 门 朝 东 ， 因 此 蟾 肾 一 早 就 醒 了 ， 部 分 是 由 于 明亮 的 阳光 射 
进来 ， 照 在 他 身上 ， 部 分 是 由 于 他 的 脚趾 尖 冻 得 生 疼 ， 使 他 梦 见 自己 睡 
在 他 那 间 带 都 铎 式 窗 子 的 漂亮 房间 的 床上 。 他 梦 见 那 是 一 个 赛 冷 的 冬 
夜 ， 他 的 被 子 全 都 怎 了 起 来 ， 一 个 劲 儿 抱 候 说 受 不 了 这 军 冷 ， 全 都 跑 下 
楼 到 厨房 烧火 去 了 。 他 也 光 着 脚跟 在 后 面 ， 跑 过 好 几 里 长 冰 凑 的 石 铺 道 
路 ， 一 路 跟 被 子 争 论 ， 请 它们 讲 点 儿 道 理 。 大 不 是 因为 他 在 石板 地 上 的 
干草 堆 里 睡 过 好 几 星 期 ， 几 乎 筷 记 了 厚 厚 的 毛毯 一 直 揪 到 脖子 的 温 世 感 
党 ， 他 兴 许 还 会 醒 得 更 早 。 


他 坐 起 来 ， 揉 了 揉 眼 睛 ， 又 揉 了 揉 那 双 冻 得 直 叫 吾 的 脚尖 ， 立 不 清 
自己 完 竟 在 哪里 。 他 四 下 里 张望 ， 寻 找 他 熟悉 的 石头 墙 和 装 了 铁 条 的 小 
fis 然后 ， 他 的 心 二 地 一 跳 ， 什 么 都 想起 来 了 一 一 他 越狱 逃亡 ， 被 人 妃 
捞 ， 而 最 大 的 好 事 是 ， 他 目 由 了 ! 


目 由 ! 单 是 这 个 字眼 儿 和 这 个 念头 ， 驶 值 五 十 条 毛毯 。 外 面 那 个 欢 
乐 的 世界 ， 正 热切 地 等 竺 他 的 胜利 归来 ， 准 备 为 他 效 区 ， 癌 他 讨好 ， 急 
者 给 他 帮助 ， 给 他 做 伴 ， 就 像 他 遭 到 不 幸 前 的 那些 老 时 光一 样 。 想 到 这 
儿 ， 他 感到 通 喘 热乎 乎 的 。 他 拌 了 拌 旱 子 ， 用 爪子 梳理 挥 毛发 里 的 枯 树 
叶 。 梳 洗 完毕 ， 他 大 步 走 进 和 舒适 的 早晨 的 阳光 ， 里 然 冷 ， 但 充满 信心 ; 
里 然 饿 ， 但 充满 希望 。 昨 天 的 紧张 恕 惧 ， 全 部 被 一 夜 的 休 明 睡 虐 和 诚 尽 
热情 的 阳光 一 扫 而 光 。 


在 这 个 夏天 的 早晨 ， 周 围 整个 世界 都 属于 他 一 人 。 他 罕 过 带 露 的 树 
林 时 ， 林 中 静 悄 悄 。 走 出 树林 ， 绿 色 的 田野 也 都 属 他 一 人 ， 随 他 想 干 什 


A. REURE, Sheena, AREA ARM, Ike 
ME JLo WEBRNE, MAIER — has ThE ZR a, BETS AE L 
去 。 是 啊 ， 要 是 一 个 人 轻松 自在 ， 心 里 没 鬼 ， 兜 里 有 钱 ， 又 没 人 四 处 搜 
捕 你 ， 要 抓 你 回 监狱 ， 那 么 你 信步 走 来 ， 随 便 走 哪 条 路 ， 上 哪里 去 ， 都 
一 个 样 。 可 讲 实际 的 ， 蟾 晓 却 忧心 昼 昼 ， 每 分 钟 对 他 来 说 都 事 关 重要 ， 
MAR AER ANE RIF, WEE RAINE, IRAE LIA IEA 


IRR ULE Ta HY 2 AE, AN a Lt AEE Os, 
一 条 小 渠 。 它 和 道路 手 拉手 ， 悄 并肩 慢 慢 往 前 走 ， 它 对 道路 绝对 信赖 ， 
AX SAA ABER ALA SUH, PROC. “ADK! "WSR AS Ae 
说 , “不 过 有 一 后 是 清楚 的 ， 它 俩 一 定 古 从 什么 地 方 来 ， 到 什么 地 方 去 
的 。 这 一 点 ， 蜂 蛛 ， 小 伙 子 ， 你 忌 没 法 否认 吧 。” 于 是 他 耐 着 性 子 沿 着 
小 渠 大 步 朝 前 走 去 。 


绕 过 一 个 河 湾 ， 只 见 走 过 来 一 匹 孤 零 零 的 马 ， 那 马 同 前 伯 偿 着 身 
Tt GERM STA. SRR ANIA, RAW, Ste 
RIZE, AAP MEHWZK, BONY — ane. WEIR LE 
过 马 ， 站 着 等 候 ， 看 命运 会 给 他 送 来 什么 。 


一 只 平 研 船 滑 了 过 来 ， 和 他 并 排行 进 。 山 尾 在 平静 的 水 面 搅 起 一 个 
可 爱 的 流 涡 。 船 航 滩 成 鲜艳 的 颜色 ， 和 纤 绳 齐 高 。 船 上 唯一 的 乘客 ， 是 
一 位 胖 大 的 女人 ， 头 戴 一 项 及 布 遮阳 帽 ， 粗 壮 有 力 的 有 骆 膊 倚 在 舵 柄 上 。 


“早晨 天 气 真 好 呀 ， 太 太 ! ?她 把 船 轨 到 蟾 内 喘 劳 时 ， 跟 他 打招呼 。 


“SEM, AAR. "MSI a ATER Aaa ERIE, AEE AL SIE 
答 , “我 想 ， 对 那些 不 像 我 这 样 遇 到 麻烦 的 人 ， 确 实 是 一 个 美好 的 早 
晨 。 你 瞧 ， 我 那个 出 了 媒 的 女儿 给 我 寄 来 一 封 十 万 火 总 的 信 ， 要 我 马上 
去 她 那儿 ， 所 以 我 就 赶紧 出 来 了 。 也 不 知道 她 那里 出 了 什么 事 ， 或 者 要 
出 什么 事 ， 就 怕 事 情 不 妙 ， 太 太 。 你 也 是 要 做 母亲 的 ， 一 定 懂得 我 的 心 
情 。 我 于 下 目 家 的 活 计 一 一 我 是 干洗 衣 这 行 的 一 一 和 于 下 几 个 小 不 后 儿 的 


BF, iMWINA CHA, Ri) Bk, TERRA ERAT Eg i 
ALA So WH, 我 于 了 所 有 的 钱 ， 义 迷 了 路 。 我 那个 出 了 怒 的 女儿 会 出 
什么 事 ， 太 太 ， 我 连 想 也 不 愿 想 ! ” 


“你 那个 出 了 巡 的 女儿 家 住 哪儿 ， 太 太 ?” 船 女 问 。 


AETEA TB UL, PWSUR DL, “GRA ABB IUWE SE Sc, TER 
一 市 什么 地 方 。 你 大 概 听 说 过 吧 ? ” 


“ 蟾 宫 ? 噢 ， 我 正 往 那 个 方向 去 。” 船 娘 说 ，“ 这 条 水 渠 再 有 几 里 路 
就 通 向 大 河 ， 离 蟾 宫 不 远 了 。 上 船 吧 ， 我 撒 带 你 一 程 。” 


HIE BFR, WORT RI, PERS ENG, Le ipy ee A HA 
Bo WSiR AC Feist! ”他 心 想 ,， “AREA, ela! ” 


“这 么 说 ， 太 太 ， 你 是 干洗 衣 行 业 的 ? ? 船 在 水 面 滑 行 着 ， 船 娘 很 有 
礼貌 地 说 ,， “我 说 ， 你 有 个 很 好 的 职业 ， 我 这 样 说 不 太 冒 失 吧 ? ” 


“全 国 最 好 的 职业 ! WIR UR Hi, “所 有 的 上 等 人 都 来 我 这 儿 
洗衣 一 一 不 肯 去 别家 ， 哪 介 倒 贴 他 钱 也 不 去 ， 就 认 我 一 家 。 你 瞧 ， 我 特 
精通 业务 ， 所 有 的 活 儿 我 都 杀 目 参加 。 洗 、 锋 、 浆 ， 修 整 绅士 们 赴 晚 宴 
穿 的 讲 守 衬衫 一 一 切 都 是 由 我 杀 上 自 监 督 完 成 的 ! ” 


“不 过 ， 太 太 ， 你 当然 不 必 杀 自动 手 去 二 所 有 这 些 活 计 唆 ? oA AS 
AS CH [a] 


“Uk, RP RAVES UI, "WEWRE Ei, “经 常 干 活 儿 的 有 二 十 
来 个 。 可 是 太太 ， 你 知道 姑娘 们 都 是 些 什 么 玩意 儿 ! eer, 
就 管 她 们 叫 这 个 ! ” 


“FOE, MTU TT DAR JL ATA, “一 帮 懒 虫 ! 不 过 我 想 ， 你 
一 定 把 你 的 姑 女 们 调教 得 规 规矩 窍 的 ， 是 吧 。 你 非常 喜欢 洗衣 吗 ? ” 


“RRR, "WRURDL, “简直 爱 得 着 了 迷 。 两 手 一 泡 在 洗衣 倪 里 ， 
我 就 快活 得 了 不 得 。 我 洗 起 衣 稼 来 太 轻 松 了 ， 一 点 儿 不 费劲 ! 我 跟 你 
ii, AA, AWA PS!” 


“ 遇 上 你 ， 真 幸运 啊 ! "AoA A ATER, “ME PN SE ABC Eafe 


my! ” 
“HE? 这 话 怎么 讲 ? “MSHA SK HH [a] 


“WE, FERRE, PRR, "ATOR, “BURPR— PE, ThEDCK. He 
SK, NEEMAEM, ARN, AARMAA Ob, RPRORRE 
去 转 您。 我 丈夫 昵 ， 是 那样 一 种 人 ， 老 是 偷懒 ， 他 把 船 交 给 我 来 管 ， 所 
以 ， 我 哪 有 时 间 料 理 自家 的 事 。 按 理 ， 这 会 儿 他 该 来 这 儿 ， 要 么 掌舵 ， 
要 么 军 己 一 一 兽 亏 那 马 还 算 听 话 ， 慌 得 自 个 儿 管 自 个 儿 。 可 我 大夫 他 没 
KR, Aer Eis AaB, BREAN RET ER GaP. HAE BEEK I 
AIL IR ALS © th Y¥FME—— nA] fa PW. HR ES, UAS 
iE f ——AB 4g Meta... KAR, RMB ARN Ree Me? ” 


“UL, AV BER AN Se, MSW DL, IAS TULA EEK, “你 只 管 一 
RAS ASR Se TRB, HERE RIES a. AK 
ney ? ” 


“除了 洗衣 ， 我 什么 也 不 能 想 ，” 船 女 说 ,，“ 真 不 明白 ， 眼 前 就 有 一 
件 美 差 在 等 着 你 ， 你 怎么 还 有 亲情 谈 兔子 ? 船舱 的 一 角 ， 有 我 一 大 堆 脏 
衣 答 。 你 只 消 挑 出 几 件 急需 先 洗 的 东西 一 一 那 是 什么 ， 我 不 好 跟 你 这 样 
一 位 太太 直 说 ， 可 你 一 眼 就 此 得 出 来 一 一 把 它们 浸 在 倪 里 。 你 说 过 ， 那 
对 你 是 一 种 愉快 ， 对 我 是 一 种 实际 帮助 。 洗 衣 盆 是 现成 的 ， 还 有 肥 电 ， 
炉子 上 有 水 有 过， 还 有 一 只 桶 ， 可 以 从 渠 里 打 水 。 那 样 ， 你 束 会 过 得 很 快 
活 ， 人 免得 像 现 在 这 样 采 坐 着 ， 闲 得 无 聊 ， 只 好 看 风景 ， 打 哈欠 。” 


“这 样 吧 ， 你 让 我 来 掌舵 ! WER, Hh sein. “那样 你 就 可 以 


依 你 目 己 的 办 法 洗 你 的 衣 委 。 让 我 来 洗 ， 说 不 定 会 把 你 的 衣 答 洗 坏 的 ， 
或 者 不 对 你 的 路 子 。 我 习惯 洗 男 服 ， 那 是 我 的 专长 。” 


“EPR AC? "ATIRKR AL, “给 一 条 拖 船 党 艇 ， 得 有 经 验 。 再 
， 这 活 儿 很 没 趣 味 ， 我 想 让 你 高 兴 。 不 不 ， 还 是 你 干 你 喜欢 的 洗衣 活 
， 我 干 我 熟悉 的 掌 衣 好 。 我 要 好 好 球 每 你 一 番 ， 别 毫 负 我 的 好 意 ! ” 


\ ts 
c ak 


HGRA NSTENE SEW. AWARIRDUEE, ALPRRUEIE, (ELAR HK 
远 ， 飞 跃 过 去 是 不 可 能 的 ， 只 好 间 间 不 乐 地 届 从 命运 的 安排 。“ 既 然 被 
到 到 了 这 一 步 ，” 他 无 可 奈何 地 想 ，“ 我 相信 ， 洗 衣 这 种 活 儿 哪个 笨蛋 也 
能 干 ! 


他 把 洗衣 盆 、 肥 明和 其 他 需 用 什 物 搬出 船舱 ， 明 乱 挑 了 几 件 脏 衣 
物 ， 努 力 回忆 他 偶尔 从 洗衣 房 窗 口 营 见 的 情形 ， 动 手 洗 了 起 来 。 


好 长 好 长 的 半 个 钟头 过 去 了 ， 每 过 一 分 钟 ， 蟾 肾 就 变 得 更 加 恼火 。 
不 管 他 怎样 努力 ， 总 讨 不 到 那些 衣物 的 欢心 ， 和 它们 搞 不 好 关系 。 他 把 
TEM SHR. Sr. Smt, We A ce ae EP de li, Re 
fete PEE MRE, ICC. APR, TA TRIES Ee YT ee 
那 船 女 ， 可 她 似乎 只 顾 凝 望 前 方 ， 一 门 心 加 在 掌舵 。 他 的 腰 背 酸痛 得 历 
害 ， 两 只 爪子 给 泡 得 皱 巴 巴 的 ， 而 这 双 爪 子 是 他 一 向 特别 珍爱 的 。 他 低 
PUA SLAC AA ZR A A, SR RPE SIS 

一 阵 笑 声 ， 恢 得 他 直 起 了 吴 子 ， 回 过 头 来 看 。 那 船 妇 正 仰 头 放声 大 
笑 ， 笑 得 眼泪 都 从 腮 帮 子 上 演 下 来 了 。 

“我 一 直 在 注意 观察 你 ，” 她 晒 着 气 说 , “从 你 那个 吹牛 劲 儿 ， 我 早 
就 看 出 你 是 个 驴子 。 好 家 伙 ， 还 说 是 个 洗衣 妇 哩 ! BBS, Mae 
连 块 探 碗 布 也 没 洗 过 ! ” 


WH IEE AS SR EZ) RR EIT SG, FEB RIE So 


“ARIAL. FBG. ARPES) PALE, “RE BET 
你 老 仓 说 话 ! 什么 洗衣 妇 ! 我 要 叫 你 认得 我 是 谁 。 我 是 大 名 易 易 、 受 人 
BRE. rey De A WR | 眼下 我 或 许 有 点 儿 挤 份 儿 ， 可 我 绝 不 允许 一 个 
AOR UN KL” 


WM NAGREHER AT, FARMER PPS ee ain FE. ICT, 
AR Fe JA WIR | ”她 喊 道 ,“ 太 不 像 话 ! A EBA. ARS A. MH AG 
CoA BRIBE! JAE ST BOR ART SENT Ae ! 我 绝 不 允许 ! ” 


BBC REA © JA FN ii ee EFS A FE SHOR, SIE 
WRAY —2R BUR, § 9 JA EE IE — RS, BATE. SEIN 
lA], Wai A oe Kesh as, Teno hee KA, Ae, HB 
感到 目 己 腾空 飞 起 ， 边 飞 边 迅速 地 翻 跟头 。 


Ba, AUTEN, HATES SK. KAUR, OSCE 
INA, AREAS, BEAK AI ABT, MEAS S11 Fs HS 2S 
Ke (Hd ALST 7K, BI TAK. (hE EEE, Sk AR BU 
征 那 肥 翌 的 船 女 ， 她 正 从 渐渐 远 去 的 拖 船 船 船 探 出 身 来 ， 回 头 望 他 ， 哈 
哈 大 笑 。 他 又 咳 义 哈 ， 发 四 要 好 好 报复 她 。 


他 划 铸 水 向 尾 边 游 去 ， 可 是 喘 上 的 那 件 棉布 衫 人 碍 手 碍 脚 。 等 到 他 终 
于 够 到 陆地 时 ， 又 发 现 没 人 帮忙 ， 爬 上 那 陡峭 的 尾 是 那么 费力 。 他 歇 了 
Ria, ANAK: ER, RMT, PEEP, Fe DRG 
命 进 赶 那 条 拖 船 。 他 气 得 发 狐 ， 一 心 巴 望 着 进行 报复 。 


当 他 跑 到 和 船 并 排 时 ， 那 船 娟 还 在 笑 。 她 喊 着 ;“ 把 你 自己 放 进 轧 
衣 机 里 轧 一 轧 ， 洗 衣 姿 ， 拿 烙铁 毁 旭 你 的 脸 ， 氏 出 些 袜子 ， 你 就 将 像 只 
PAS TET EA) BRE Bea” 


WLR ANDRE ROR AMAT BG. REA Ee St APSA, MANE 
值钱 的 空洞 洞 的 口 尖 胜利 ， 虽 说 他 想 好 了 几 人 句 回 敬 她 的 话 。 他 打算 干 什 
么 ， 心 里 有 数 。 他 飞快 地 跑 ， 妃 上 了 那 匹 拖 船 的 号 ， 解 开 纤 强 ， 扔 在 一 
W, BRAKES, OBIS, HSA. (RSA, A 
FEAT ASW BY, 2A aE SSE — AR A i So A TS 
AB, AMAR PST SRR, EAB ORE, AWE RIESE 
fal, Aw: “站住 ， 站 住 ， 站 住 ! PR AVAL DART Bi. WR 
大 和 着 说 ， 继 续 驱 马 明 前 狂奔 。 


拖 船 的 马 缺 乏 耐 力 ， 不 能 长 时 间 奔 跑 ， 很 快 就 由 奔驰 降 为 小 跑 ， 小 
HY PEA BAT © AWE ESET SIN, BARE, EF fhe FER 
进 ， 而 拖 船 却 静 止 不 动 。 现 在 他 心平 气 和 了 ， 因 为 他 觉得 自己 做 了 件 实 
在 聪明 的 事 。 他 心满意足 地 在 阳光 下 慢 慢 行走 ， 专 拱 那 些 偏僻 的 小 径 和 
马道 ， 想 法 怎 掉 他 已 经 很 久 没 吃 一 顿 饱 饭 了 ， 和 直到 他 把 水 渠 远 远 甩 在 后 
面 。 


{ha Ae SLR, KAN APA ES SE. ABVL 
PRPS ROR, (IRSKRGR CTT a. WSR MERDOR, Kortipe PS. thas A VY 
顾 ， 只 见 自己 是 在 一 片 宽阔 的 公 地 上 ， 一 眼 望 去 ， 地 上 星星 点 点 绥 满 了 
金 省 化 和 黑 每 子 。 离 他 不 远 的 地 方 ， 俘 着 一 辆 破烂 的 吉卜赛 大 篷车 ， 一 
个 男人 坐 在 车 劳 一 只 倒 扣 着 的 桶 上 ， 一 个 劲 儿 抽 烟 ， 上 姚 望 厦 广 阔 的 天 
地 。 附 近 燃 着 一 堆 树 枝 生 起 的 火 ， 火 上 而 大 一 只 铁 色 ， 里 面 友 出 咕嘟 嘟 
的 冒 泡 声 ， 一 股 淡淡 的 蒸汽 ， 令 人 不 茶 想 和 人 非 非 。 还 有 气味 一 一 暖 暖 
的 、 浓 浓 的 、 杂 七 杂 八 的 气味 一 一 互相 挫 和 交织 ， 整 个 融 成 一 股 无 比 诱 
人 的 香味 ， 就 像 大 目 然 女 神 一 一 位 给 孩子 们 安 感 和 翼 舞 的 母亲 一 的 
灵魂 显 了 形 ， 召 唤 着 她 的 儿女 们 。 蟾 肾 现 在 才 明白 ， 他 原先 并 不 知道 什 
么 叫 真正 的 饿 。 上 半天 感到 的 饥饿 ， 只 不 过 是 一 阵 微 不 足 道 的 肪 坚 喷 
了 。 现 在 ， 真 正 的 饥饿 终于 来 了 ， 没 错 ; 而 且 得 赶紧 认真 对 待 才 行 ， 要 
不 然 ， 残 会 给 什么 人 或 什么 东西 带 来 抹 烦 。 他 仔细 打量 那个 吉卜赛 人 ， 
Ry HASAN FE, AN AIDE EER ECT) MS, eA BE ee. 
festAee Sa, Flu UR, We hEA. SEA TAB, 
抽烟 ， 拿 眼 盯 着 他 。 


过 了 一 会 儿 ， 吉 卜 赛 人 从 嘴 里 拿 挥 烟斗 ， 漫 不 经 心地 说 :“ 你 那 匹 


马 是 要 卖 吗 ?” 


蜂 肉 着 实 吃 了 一 惊 。 他 没 想到 过 ， 吉 卜 赛 人 喜欢 买 马 ， 从 不 放 过 一 
次 机 会 。 他 也 没 想到 过 ， 大 篷车 总 在 四 处 走动 ， 需 要 马 拉 。 他 没 考虑 过 
把 那 匹 马 换 成 现 钱 。 吉 政 赛 人 的 提议 ， 似 乎 为 他 取得 急需 的 两 样 东西 铺 
平 了 道路 一 一 现 钱 和 一 顿 丰 盛 的 早餐 。 


“什么 ? “Ail, “ 卖 掉 这 匹 漂亮 的 小 马 驹 ? 不 ， 不 ， 绝 对 不 行 。 卖 
SS, VER RRS ERIN Rae? 再 说 ， 我 特 喜 欢 这 马 ， 他 跟 我 也 特 
亲 。” 


“ 那 就 去 爱 一 头 驴 吧 ，” 言 修 赛 人 提议 说 , “有 些 人 就 喜欢 驴 。” 


ARMEIE AAS HH, WU Mb, “我 这 匹 优良 的 马 给 你 是 太 好 了 吗 ? 
他 是 匹 纯 种 马 ， 一 部 分 是 ， 当 然 不 是 你 看 到 的 那 一 部 分 。 他 当年 还 得 奖 
来 者 一 一 那 是 在 你 看 到 他 以 前 的 事 ， 不 过 要 是 你 多 少 识 马 的 话 ， 你 一 眼 
束 能 看 出 的 。 不 ， 不 ， 卖 瑟 ， 这 绝对 办 不 到 。 可 话 又 说 回来 ， 要 是 你 真 
的 想 买 我 这 匹 漂 忱 的 小 马 ， 你 到 抵 打 算出 什么 价 ?” 


吉卜赛 和 人 把 与 上 上 下 下 打量 了 一 看 ， 双 同样 仔细 地 把 蟾 蛛 上 上 下 下 
打量 了 一 番 ， 然 后 回头 望 着 那 马 。“ 一 先 令 一 条 腿 。” 他 干脆 地 说 ， 说 完 
束 转 过 里 去 ， 继 续 抽 烟 ， 一 心 一 意 胱 望 着 广阔 的 天 地 ， 像 要 把 它 看 得 脸 
红 起 来 似 的 。 


“一 先 令 一 条 腿 ? " 蟾 肾 喊 道 ,“ 等 一 等 ， 让 我 合计 合计 ， 看 看 总 共 


(RRS, ASAE, ACA EARS, MAF ase 
Ko AT Thi: “SteQ— Aik, BA, BIAS, —P FILE 
多 ? 那 不 行 ， 我 这 匹 漂亮 的 小 马 才 卖 四 先 令 ， 我 不 于。” 


“ 那 好 ，” 刘 下 赛 人 说 , “这 么 着 吧 ， 我 给 你 加 到 五 先 令 ， 这 可 比 这 
牲口 的 价值 高 出 三 移 令 六 便士 。 这 是 我 最 后 的 出 价 。” 


WEIR ALAS, Bees SA SRM. MPR, TCA, AM 
远 一 一 谁 知 道 有 多 远 ， 一 个 人 在 这 样 的 处 境 下 ， 五 先 令 也 显得 是 很 可 观 
的 一 笔 钱 了 。 可 夯 一 方面 ， 五 移 令 卖 一 匹 马 ， 似 乎 太 亏 了 点 儿 。 不 过 ， 
话 又 次 回来 ， 这 匹 马 并 没有 花 他 一 个 子 儿 ， 所 以 不 管 得 到 多 少 ， 都 是 净 
赚 。 最 后 ， 他 斩钉截铁 地 说 :“ 这 样 吧 ， 吉 卜 赛 人 ! 告诉 你 我 的 想法 ， 
也 是 我 最 后 的 要 价 。 你 给 我 六 先 令 六 便士 ， 要 现 钱 ， 男 外 ， 你 还 得 供 我 
一 顿 早 饭 ， 就 是 你 那 只 香喷喷 的 铁 艇 里 的 东西 ， 要 管 饮 ， 当 然 只 管 一 
顿 。 我 呢 ， 就 把 我 这 匹 欢 踊 乱 跳 的 小 马 交 给 你 ， 外 加 马 号 上 所 有 漂亮 的 
马 具 ， 免 费 赠送 。 你 要 是 沉 得 吃亏 ， 就 直 说 ， 我 走 我 的 路 。 我 知道 附近 
有 个 人 ， 他 想 要 我 这 匹 马 ， 都 想 了 好 几 年 啦 。” 


吉卜赛 人 大 发 牢 又 ， 抱 怨 说 ， 这 样 的 买卖 要 是 再 做 几 宗 ， 他 就 要 倾 
家 沪 产 啦 。 不 过 了 最 终 他 还 是 从 祥 兜 深 处 掏 出 一 只 脏 今 今 的 小 帆布 包 ， 数 
出 六 枚 先 令 六 枚 便士 ， 放 在 蟾 肾 掌 心里 。 然 后 他 钻 进 大 和 莹 车 ， 拿 出 一 只 
Kiki, mil, XM. Af. he Bia, Pee KASH. TEE 
NAA RE S GL. ABARAT ER IRINA, EARS 
野鸡 、 家 鸡 、 野 免 、 家 免 、 雌 孔 省 、 珍 珠 鸡 ， 还 有 一 两 样 别 的 东西 烩 在 
一 起 熬 成 的 。 蚁 晓 接 过 盘子 ， 放 在 膝 上 ， 兰 点 儿 没 器 出 来 ， 他 一 个 劲 儿 
往 肚 里 填 蚜 ， 填 蚜 ， 填 呀 ， 吃 完 又 要 ， 吃 完 又 要 ， 而 吉卜赛 人 也 不 将 
避 。 蚁 晓 沉 得， 他 这 奉子 从 没 吃 过 这 么 美味 的 一 顿 早 餐 。 


Weir Le SL, AL RE Feb ate >, PRIS i AIA TT bE 
AGES FL, SRIKANTH a DEAREST, ath 
指点 该 走 哪 条 路 。 他 又 一 次 踏 上 行程 ， 情 绪 好 到 无 以 复 加 。 和 一 小 时 前 
相 比 ， 他 成 了 全 然 不 同 的 男 一 只 螨 蛛 。 阳 光明 腕 ， 映 上 的 湿 衣 差不多 干 
透 了 /了 ， 现 在 兜 里 勾 有 了 钱 ， 离 家 和 朋友 越 来 越 近 ， 也 越 来 越 安全 ， 尤 其 
re, WZ EIN, FAI, PRICE, MRE AS, TC 
Toh, fet A fio 


EXTRAS ARIE, MACs ih, MAMA, BE 
Aide, RABI AR, PRGA. MBL, (EASA, FER 
目 大 起 来 。“ 啊 ， 啊 ! eR Me rer, UU, “BOWE IER ae Hs | 
全 世界 没有 一 只 动物 比 得 上 我 ! 敌人 把 我 天 进 大 牢 ， 布 下 重重 岗 哨 ， 派 
狱 生日 夜 看 守 ， 可 我 居然 在 他 们 眼皮 底下 扬长 而 过 ， 冯 了 出 来 ， 纯 粹 是 
靠 我 的 才 镶 加 勇气 。 他 们 开动 机 车 ， 出 动 警 穴 ， 举 独 手 枪 退 捕 我 。 我 
呢 ， 神 他 们 打 了 个 啊 指 ， 哈 哈 大 灾 ， 一 转眼 就 跑 得 没 了 影 。 我 不 幸 被 一 
个 又 胖 又 坏 的 女人 扔 进 河 里 。 那 又 算 什么 ? 我 游 上 了 尾 ， 守 了 她 的 马 ， 
大 揪 大 摆 地 骑 走 了 。 我 用 马 换 来 满 满 一 口袋 银钱 ， 还 美美 地 吃 了 一 顿 早 
饭 ! 呵 ! 呵 ! FR EWR, FRA. ABA. TCE AIAN WEIR! ”他 把 目 
己 吹 得 那么 啊 ， 不 由 得 唱 起 歌 来 ， 一 路 走 ， 一 路 扯 着 嗓门 儿 给 目 己 大 唱 
mM, BR SAC, BAAN. ROE ASIA BUTE tie 


狂妄 自 大 的 歌 了 。 
世上 有 过 许多 伟大 英雄 ， 
历史 书 上 载 过 他 们 的 丰功伟绩 ; 
但 没有 一 个 公认 的 赫赫 有 名 ， 


AG Ae We He EE | 


牛津 大 学 聪明 人 成 堆 ， 
肚 里 的 学 问 包罗 万 象 ， 
但 没有 一 个 懂得 的 事情 


AE Fe LAR AA a HERE + | 


DH LANDA RRP, 
眼泪 如 潮水 般 涌 出 。 
是 谁 高 呼 “ 陆 地 就 在 眼前 ”? 


FEB DE LR EL BER |! 


军队 在 大 路 上 迈步 前 进 ， 


RANT F FB RF KHL. 


王后 和 她 的 侍从 女官 ， 
@ Al LAIR RE 
王后 喊 道 : “AMERREE FATE? ” 


女官 们 回答 : “RRR AE 


诸如 此 类 的 歌 还 多 得 很 ， 但 都 狂 专 得 吓人 人， 不便 写 在 纸 上 。 以 上 只 
是 其 中 较为 温和 的 几 首 。 


(INE, WWE, BORGES. AURA, HHA 
Ui EFS 


他 在 乡间 小 道上 走 了 几 里 之 后 ， 就 上 了 公路 。 他 顺 着 那 条 白色 路 面 
极目 远 上 胱 时 ， 忽 见 迎 面 过 来 一 个 小 黑 反 ， 随 后 变 成 了 一 个 大 黑 点， 又 变 
成 了 一 个 小 块 块 ， ee Ne 熟悉 的 东西 。 接 者 ， 两 声 警 千 
的 鸣 笛 ， 和 愉快 地 钻 进 他 的 耳 东 ， 这 声 BRWAT! 


这 就 对 了 ! AT ARE, “这 才 是 真正 的 生活 ， 这 才 是 我 失 
去 好 入 的 伟大 世界 ! 我 要 叫 住 他 们 ， 我 的 轮 上 的 哥们 儿 ， 我 要 给 他 们 编 
一 段 故 事 ， 就 像 曾经 使 我 一 帆 风 顺 的 那 种 故事 ， 他 们 目 然 会 撒 带 我 一 
程 ， 然 后 我 再 给 他 们 讲 更 多 的 故事 。 走 运 的 话 ， 说 不 定 最 后 我 还 能 乘 上 
汽车 长 驱 直 入 回 到 蟾 品 ! Waa, ASAE” 


他 信心 十 足 地 站 到 马路 当中 ， 招 呼 汽车 停 下 来 。 汽 车 从 容 地 驶 过 
来 ， 在 小 路 附近 放 慢 了 速度 。 就 在 这 时 ， 蟾 肾 的 脸 一 下 子 变 得 笋 和 白 。 心 


这 了 下 去 ， 双 膝 打 战 发 软 ， 身 子 要 曲 起 来 ， 肉 成 一 团 ， 五 脏 六 腑 恶心 作 
痛 。 不 笠 的 蟾 内 ， 难 怪 他 会 吓 成 这 样 ， 因 为 驶 过 来 的 汽车 ， 正 好 是 那 倒 
霉 的 一 天 他 从 红 狮 旅店 场 院 里 偷 出 来 的 那 辆 一 一 他 所 有 的 灾难 都 是 打 那 
天 开始 的 ! 车 上 的 人 ， 人 恰恰 是 他 在 旅店 咖啡 厅 里 看 到 的 那 估 人 ! 


他 次 倒 在 路 上 ， 成 了 惨 今 今 的 一 推 破烂。 他 绝望 地 喃 喃 自 语 
说 :“ 全 完 啦 ! WISE ay! MER BVP, ae, SEEK 
wk, MR, MAK! 咳 ， 我 是 个 十 足 的 大 傻瓜 ! 我 本 该 藏 起 来 ， 等 天 
墨 以后， 再 拣 僻 静 小 路 偷偷 溜 回 家 去 ! 可 我 偏 要 大 模 大 样 在 野地 里 乱 
审 ， 大 唱 自 吹 自 擂 的 歌 ， 还 要 在 大 白天 在 公路 上 瞎 拦 车 ! AWE 
啊 ! 不 笠 的 动物 啊 ! ” 


那 辆 可 怕 的 汽车 慢 慢 驶 近 了 。 最 后 ， 他 听 到 它 就 在 身边 停 了 下 来 。 
两 位 绅士 走 下 车 ， 绕 着 路 上 这 堆 皱 皱 巴 巴 哆 哆 味 嗪 的 破烂 儿 转 。 一 个 人 
Wie RUB) 真 够 惨 的 哟 ! 这 是 一 位 老 太 太一 看 来 是 个 洗衣 婆 一 她 
量 倒 在 路 上 了 ! 说 不 定 她 是 中 了 暑 ， 可 怜 人 ， 说 不 定 她 今天 还 没 吃 过 东 
西 哩 。 了 咱们 把 她 抬 上 车 ， 送 到 附近 的 村 子 里 ， 那 儿 想 必 有 她 的 亲友 。” 


他 们 把 蟾 肾 轻 轻 抬 上 车 ， 让 他 靠 坐 在 柔软 的 椅 垫 上 ， 又 继续 上 路 。 


他 们 说 话 的 语调 很 和 调 ， 并 且 充 满 同 情 ， 蟾 肾 知 道 他 们 没 认 出 他 
来 ， 于 是 渐渐 恢复 了 勇气 。 他 小 心 骂 中 地 先 睁 开 一 只 眼 ， 再 睁 开 男 一 只 
眼 。 


“ 瞧 ，” 一 位 绅士 说 , “她 好 些 啦 。 新 鲜 空气 对 她 有 好 处 。 你 觉得 怎 
ARR, KA?” 


“ABAIMIT TS, Fc48, PMU RS SST, “Bearer es} ” 
“ 那 束 好 ，” 那 绅士 说 ,，“ 现 在， 要 保持 安静 ， 主 要 是 别 说 话 。” 


“我 不 说 话 ，” 肾 肉 说 ，“ 我 只 是 在 想 ， 要 是 我 能 坐 在 前 座 ， 在 司机 


id, there TERE KE, BIRR.” 


“这 女人 头脑 真 清楚 ! ” 那 绅 士 说 , “你 当然 可 以 坐 在 前 座 。” 于 是 他 
AMV) Code WS RK BUA BE, ARTE RIALS, MARTE AE EPR 


XIN, WURARS OKRA S. HART aST, AAA, 
力 要 抑制 激动 的 情绪 。 他 对 汽车 的 汐 求 和 热 望 ， 正 在 他 心头 测 涌 ， 整 个 
控制 了 他 ， 弄 得 他 躁动 不 宁 。 


“这 是 命中 注定 啊 ! ?他 对 上 自己 说 , “何必 抗拒 ? (Poa REL? ” 


于 是 他 朝 身边 的 司机 说 : “先生 ， 求 你 行 个 好 ， 让 我 开 一 会 儿 和 车 
吧 。 我 一 直 在 仔细 看 你 开车 ， 像 是 不 太 难 ， 挺 有 意思 的 。 我 特 想 让 朋友 
们 晤 下 2 Set Kee? 


听 到 这 个 请 求 ， 司 机 不 雁 哈 哈 大 灾 ， 笑 得 那么 开心 ， 引 得 后 面 那 位 
绅士 忙 退 问 是 怎么 回 事 。 听 了 司机 的 解释 ， 他 说 道 :“ 好 啊 ， 太 太 ! 我 
欣 昌 你 这 种 精神 。 让 你 试 一 试 ， 司 机 在 一 劳 天 照 。 你 不 会 出 贫 子 
Ao CTE EMER AS IE. HS FY ep HME BY] ALLE ORBEA, 
手 握 住 方向 盘 ， 伴 作 谦 逊 地 听从 司机 的 指点 ， 开 动 了 汽车 ， 起 初 开 得 很 
慢 很 小 心 ， 因 为 他 决心 要 谨慎 行事 。 


后 座 的 绅士 们 拍手 称赞 说 ;:“ 她 开 得 多 好 啊 ! 想不到 一 个 洗衣 妇 开 
车 能 开 得 这 么 棒 ， 从 没 见 过 ! ” 


蟾 易 把 车 开 得 快 了 些 ， 又 快 了 些 ， 越 开 越 快 。 后 面 的 绅士 大 声 党 告 
Bi: “ty, DERE! ”这 话 激 恼 了 他 ， 他 开始 头脑 发 热 ， 失 去 了 理智 。 


司机 想 动 手 制 止 ， 可 蟾 肾 用 一 只 用 膊 把 他 按 牢 在 座位 上 ， 动 不 得 ; 
车 全 速 行 驶 起 来 。 气 流 冲 诉 着 他 的 腔 ， 马 达 喻 喻 地 啊 ， 号 下 的 车 厢 轻 轻 
弹跳 ， 这 一 切 都 陶 酬 了 他 那 蚌 钝 的 头脑 。 他 肆 无 忌 昼 地 喊 道 :“ 什 么 洗 
ACHE 呵呵 ! 我 是 蟒 蛛 ， 抢 车 能 手 ， 越 狱 要 犯 ， 是 喘 经 百 难 总 能 逃脱 的 


Whee | 你 们 给 我 好 好 待 着 ， 我 要 让 你 们 懂得 什么 才 是 真正 的 驾驶 。 你 们 
SUERTE AS. BR. ERT EL EL ” 


EAA RB AMY, iE, Th SWE E “ 抓 住 
他 ! Hera, IIVEMER, MATER TEAR, EF 
#5, TEP a! TTR. SERRE” 


We! 他 们 本 该 想到 ， 应 当 审 慎 行 事 ， 先 想法 把 车 子 停 下 来 ， 再 采取 
行动 就 好 了 。 蝎 肾 把 方向 盘 猛 地 转 了 半 圈 ， 汽 车 一 下 子 冲 进 了 路 旁 的 狠 
树 管 。 只 见 它 高 高 跳 起 ， 剧 烈 地 颠 艇 ， 四 只 轮子 陷 进 一 个 饮 马 塘 ， 搅 得 
泥水 四 溅 。 


Wei ot ts A CRATE Em, RARE TEE SE A 
线 。 他 顾 喜 欢 这 动作 ， 心 里 正 纳 癌 ， 不 知 会 不 会 继续 这 样 飞 下 去 ， 直 到 
TGF, Zea — AMR . LEI IAB, RA, HATE RS 
了 陆 ， 落 在 在 成 松软 的 草地 上 。 他 坐 起 来 ， 一 眼看 到 水 塘 里 那 辆 汽车 ， 
快要 沉 下 去 了 ; 绅士 们 和 司机 被 他 们 有 身上 的 长 外 套 拖 昧 着 ， 正 无 可 茶 何 
地 在 水 里 扑 腾 择 扎 。 


他 火速 跳 起 来 ， 撤 腿 就 跑 ， 副 着 充 野 拼命 跑 ， 钻 过 树 篇 ， 跳 过 沟 
渠 ， 奔 过 田地 ， 下 跑 得 上 气 不 接 下 气 ， 累 得 只 好 放 慢 速度 ， 绥 步 而 行 。 
Se BIA MMI OR, HT DOP RIALS, (MAIR IT, TERE, 
然后 大 笑 ， 实 得 前 仲 后 合 ， 不 得 不 在 树 党 劳 坐 下 。“ 哈 哈 ! ?他 上 自我 欣 
A> RAH Ge, “WOR OT! SIC Bh, WEIR ARE 
WEL 是 谁 ， 哄 着 他 们 让 他 搭车 的 ? 是 谁 ， 想 出 招 儿 来 坐 到 前 座 ， 呼 吸 新 
鲜 空气 的 ? 是 谁 ， 从 思 他 们 让 他 试 试 开车 的 ? 是 谁 ， 把 他 们 一 股 脑 儿 抛 
进 水 塘 的 ? 是 谁 ， 腾 空 飞 起 ,一 点 儿 没 伤 厦 ， 逃 之 天 天 ， 把 那 帮 心胸 狂 
窗 、 小 里 小 气 、 胆 小 怕 事 的 游客 丢 在 他 们 该 待 的 泥水 里 ? 当然 是 蟾 肾 。 
TRA AWE WR, FRC, 2 BL RY” 


接着 ， 他 又 放 开 嗓门 儿 唱 起 来 ! 


A, KEK, 

顺 着 大 路 往 前 奔 。 

是 谁 驱车 进 水 塘 ? 

RPSEMMIAE | 

瞧 我 多 聪明 ! SRA, SRA, SR 


这 时 ， 从 里 后 远 处 ， 传 来 一 阵 轻 微 的 喧 曾 声 ， 他 回 尖 一 看 ， 哎 呀 


了 呀 ， 要 命 啊 ! BAR) 全 完 啦 ! 


大 约 隔 大 两 块 田地 ， 一 个 扎 着 皮 绑 腿 的 司机 和 两 名 乡村 警察， 正 飞 
快 地 朝 他 奔 来 。 


可 怜 的 蟾 肾 一 跃 而 起 ， 又 咱 地 蹦 开 ， 他 的 心 都 跳 到 嗓子 眼 儿 里 了 。 
他 气喘 吁 吁 地 跑 着 ， 气 喘吁吁 地 说 : “我 真是 头 束 驴 ! 一 头 又 狂 专 叉 粗 
RRR! 我 又 吹牛 了 ! 又 大 喊 大 叫 大 唱 起 来 了 ! CA AN IK Gift A 
了 ! 天 哪 ! 天 哪 ! 天 哪 ! ” 


他 回头 瞄 了 一 眼 ， 看 到 那 伙 人 退 上 来 了 。 他 心 民意 乱 ， 拼 命 狂 奔 ， 
不 住地 回头 望 ， 只 见 他 们 越 来 越 近 了 。 他 使 出 最 大 的 力气 跑 ， 可 他 里 体 
肥 翌 ， 腿 又 短 ， 跑 不 过 他 们 。 现 在， 他 能 听 到 他 们 就 在 身后 了 。 他 顾 不 
得 辨 方向， 只 管 发 狂 似 的 瞎 跑 ， 还 不 时 回 过 头 去 看 他 的 那些 就 要 成 功 的 
政 人 。 突 然 间 ， 他 一 脚 踩 空 了 ， 四 脚 在 空中 乱 抓 ， 扑 通 一 声 ， 他 没 头 没 
脑 地 掉 进 了 深 深 的 满 急 的 流水 。 他 被 河水 的 强大 力量 冲 着 走 ， 无 能 大 
力 。 他 这 才 知 道 ， 原 来 他 在 慌乱 中 瞎 跑 时 ， 况 一头 栽 进 了 大 河 ! 


{HS KT, RIVER ae PINAY, AeA, dl 
到 手 的 草 又 滑脱 了 。“ 老 天 第 1 PHP WIR lg PPP, “我 再 也 不 
敢 偷 车 了 ! 再 也 不 敢 唱 吹 牛 歌 了 ! ?说 完 又 沉 了 下 去 ， 过 后 又 冒 出 水 


Tl, mae HALT 7K. So, TAA CIR dA RIYA TAR 
ABA ter keh wi TE SATE. Seite BAA, eH — ROS, 
够 着 了 岸 边 ， 抓 牢 了 ， 然 后 他 吃力 地 把 喘 子 慢 慢 拖 出 水 面 ， 两 肘 支 撑 在 
洞 沿 上 。 他 在 那儿 待 了 几 分 钟 ， 呢 着 气 ， 因 为 他 实在 是 累 垮 了 。 


正当 他 叹气 ， 哗 旦 ， 往 黑洞 里 瞪眼 瞻 时 ， 只 见 洞穴 深 处 有 两 个 小 光 
mo ASCHZE, BRM ROK. ADCP ER AIT, se ski, — 
TKR AS AY fi! 


— ae ta BA. DZD A. 1 SHA Be AY Ihe 


一 张 严肃 的 、 贺 圆 的 脸 ， 一 对 纤巧 的 小 卫 条 和 丝 一 般 及 腕 的 毛发 。 


T & SWE BOO 


ZA Bp AEH LH — JR Se vi AY ig DI, AICS RS, EBA 
fl, YE WOR ee i pare ik A, RTC BY 
门厅 里 。 他 里 上 自然 满 是 污 泥 和 水 草 ， 可 他 又 像 往 日 一 样 快活 得 意 ， 因 
为 他 知道 ， 上 自己 又 来 到 老 友 家 ， 再 也 不 用 东 瞪 西藏 了 ， 那 套 不 合 映 份 丢 
人 现 眼 的 伪装 ， 也 可 以 扔 挥 了 。 


“pe Tul | ?他 喊 道 , “上 自打 和 你 分 手 以 后 ， 我 过 的 什么 日 子 ， 你 简 
直 没 法 想象 ! 那么 多 的 考验 ， 那 么 多 的 舌 难 ， 我 全 都 英勇 地 承受 住 了 ! 
接 独 是 绝 处 逢 生 ， 弄 装 打扮 ， 计 谋 策 略 ， 全 是 我 一 手巧 妙 地 设计 出 来 叉 
付 诸 实施 的 ! 因为 我 被 他 们 关 进 了 监狱 ， 不 过 我 目 然 逃 了 出 来 ! 又 被 扔 
进 了 水 渠 ， 可 我 游 上 尾 了 ! 又 偷 了 一 匹 马 ， 卖 了 一 大 笔 钱 ! GILT A 
AWA, Area ates TASH! 你 瞧 ， 我 是 不 是 一 只 聪明 能 干 的 蟾 
We? 没 错 ! 你 知道 我 最 后 一 场 冒 险 是 什么 ? 别 忙 ， 听 我 给 你 讲 一 一 ” 


“WIR, YT BDL, AS BEM ON MMR RE, “你 马上 给 我 上 楼 去 ， 脱 掉 刁 
上 这 件 破 布 衫 ， 这 衣 演 像 是 一 个 洗衣 妇 罕 过 的 。 好 好 洗刷 和 干净， 换 上 我 
的 衣服 ， 再 下 楼 来 ， 看 能 不 能 像 个 绅士 的 样子 。 我 这 春子 还 没 见 过 一 个 
HEIRESS. iia, ZAMIR Atk! 好 啦 ， 别 吹牛 ， 别 争辩 ， 快 去 
吧 ! 待 会 儿 ， 我 有 话 对 你 说 ! ” 


蟾 肾 起 初 不 愿 浆 此 住 口 ， 还 想 回 和 敬 他 几 句 。 坐 牢 的 时 候 ， 他 惑 老 是 
被 人 文 来 使 去 ， 他 受 够 了 ， 现 在 又 来 了 ， 而 且 支 使 他 的 是 一 只 老鼠 ! 不 
过 ， 他 侦 然 从 帆 染 上 的 镜子 里 ， 管 见 了 自己 的 导 容 ， 一 顶 寝 色 的 黑色 女 
幅 ， 依 皮 地 企 扣 在 一 只 眼 上 ， 他 立刻 改变 了 主意 ， 二 话 没 说 ， 冬 鲜 地 上 


Ste, BERET TRIN RSS. HD eh Si, HRT ARR, AA 
地 站 在 镜子 跟前 ， 沾 沾 自 喜 地 欣赏 着 自己 ， 心 想 ， 那 帮 家 伙 竟 会 错 把 他 
当成 一 个 洗衣 妇 ， 真 是 一 群 白 痴 ! 


他 下 楼 时 ， 午 饭 已 经 摆 在 桌 上 。 蟾 肾 看 见 午饭 ， 心 里 好 高 兴 ， 因 为 
白 吃 过 吉卜赛 人 那 顿 丰盛 的 早餐 之 后 ， 他 又 经 历 了 不 少 险情 ， 消 耗 了 大 
量 的 体力 。 吃 午饭 时 ， 蟒 内 向 河 鼠 叙述 他 的 全 部 历险 ， 着 重 谈 他 自己 如 
何 陪 明 机 警 ， 在 危急 关头 如 何 从 容 镇 定 ， 身 处 困境 时 如 何 机 敏 狐 甘 。 他 
把 这 一 切 说 得 仿佛 是 一 段 轻 松 愉快 、 丰 富 多 彩 的 奇遇 。 但 他 越 是 夸 压 其 
谈 ， 河 鼠 就 越 是 神情 严肃 ， 沉 默 不 语 。 


蜂 肉 讲 啊 讲 啊 ， 终 于 打住 了 。 接 着 是 片刻 的 沉默 ， 然 后 河 鼠 开 腔 
J: “好 了 ， 老 蟾 ， 我 本 不 想 使 你 难过 ， 不 管 怎么 说 ， 你 吃 过 不 少 兰 
ke AW, Wee, WHERE, PIER Ae AERIS? 你 
AOAU, BGA, PRASCIR, SCRE, REE, Bese lei 
辱 ， 遭 到 哺 和 弄 ， 被 扔 进 河 里 一 一 而 且 是 被 一 个 女人 ! 这 有 什么 好 玩 的 ? 
哪 来 的 乐趣 ?归根 到 瓜 ， 都 因为 你 硬 要 去 偷 一 辆 汽车 。 你 很 清楚 ， 打 从 
你 头 一 眼见 到 汽车 ， 除 了 不 断 地 惹祸 ， 什 么 好 处 你 也 没 捞 到 。 要 是 你 非 
玩 汽 车 不 可 一 一 你 癌 来 就 是 这 样 ， 只 要 玩 开 了 头 ， 就 上 将 一 一 那 又 何必 
去 偷 呢 ? 要 是 你 党 得 残 度 了 有 趣 ， 那 就 落 个 残废 好 啦 ， 要 是 你 想 答 答 破 
产 的 滋味 ， 那 就 去 破 一 次 产 好 啦 。 可 为 什么 偏偏 要 去 犯罪 ?你 什么 时 候 
才能 变 得 明白 些 ， 蔡 你 的 朋友 们 想 想 ， 为 他 们 争 口气 ?我 出 门 在 外 ， 听 
到 别 的 动物 在 背后 议论 ， 说 我 的 哥们 儿 是 个 罪犯 ,你 想 我 会 好 受 吗 ?” 


蜂 肉 的 性 格 ， 有 一 点 是 足以 令 人 冤 怀 的 ， 那 惑 是， 他 确实 是 一 只 矢 
民 的 动物 ， 从 不 计较 真正 朋友 的 踪 叫 数落 。 即 使 他 执 迷 于 什么 ， 他 也 能 
看 到 问题 的 吃 一 面 。 在 河 鼠 严 历 地 开导 他 时 ， 他 私下 里 还 在 嘟 嘻 : “可 
那 确实 好 玩 ， 好 玩 得 要 命 ! "并且 压 低 了 嗓门 儿 ， 发 出 一 些 古 怪 的 品 
声 ， 噬 一 一 咯 一 一 咯 ， 电 一 一 哎 一 一 了 网， 以 及 类 似 沉 问 的 丑 声 或 者 开 汽 
水 瓶 的 声音 。 不 过 ， 当 河 鼠 快要 说 完 时 ， 他 却 深 深 叹 了 口气 ， 非 常温 和 


谦逊 地 说 ; AMT, BOL! 你 的 理由 老 是 那么 充足 ! 是 啊 ， 我 曾经 是 
一 头 狂妄 自 大 的 春 驴 ， 这 点 我 算 明 白 了 。 不 过 现在 我 要 做 一 只 好 蟾 晓 ， 
再 也 不 干 列 事 了 。 至 于 汽车 嘛 ， 自 从 我 掉 进 你 的 河 里 以 后 ， 我 对 它 已 经 
不 大 感 兴趣 了 。 事 实 是 ， 在 我 攀 住 你 的 洞口 喘气 时 ， 我 忽然 有 了 一 个 新 
的 想法 一 一 一 个 绝妙 的 想法 ， 是 和 汽船 有 关 的 一 好 啦 ， 好 啦 ! 别 发 

火 ， 老 伙计 ， 别 踩 脚 ， 留 神 打 翻 东西 ， 这 不 过 是 个 想法 罢了 ， 咱 们 现在 
不 去 谈 它 。 还 是 喝 杯 咖 啡 ， 抽 支 烟 ， 安 安静 静 聊 会 儿 天 ， 然 后 我 就 消 消 
停 停 跷 回 我 的 蟾 宫 ， 换 上 我 自己 的 衣服 ， 让 一 切 都 恢复 老 样 子 。 我 冒险 
也 冒 够 了 。 我 要 过 一 种 平平 稳 稳 、 安 安逸 逸 、 正 正经 经 的 生活 ， 经 营 经 
营 我 的 产业 ， 做 些 改进 ， 闲 时 栽 花 种 草 ， 美 化 环境 。 朋 友 们 来 ， 总 会 

饭菜 招待 。 我 要 备 一 辆 轻便 马车 ， 乘 上 它 去 四 乡 转 转 ， 就 像 过 去 那些 好 
时 光 那 样 ， 再 不 心 浮 气 躁 ， 总 想 胡 作 非 为 了 。” 


HEPA ES? RVC, TRACE | 难道 你 没 听 
说 一 

“ 听 说 什么 ?“ 双 峻 说 ， 脸 色 一 下 变 自 了 ，" 说 下 去 ， 鼠 见 ! 快 说 
呀 ! 别 怕 我 受 不 了 ! 我 没 听 说 什么 呀 ? 

“难道 ，" 河 鼠 大 声 喊 道 ， 小 拳头 重重 地 项 着 桌子 ，“ 你 根本 没 听 说 
过 白 损 和 黄鼠狼 的 事 吗 ?” 


“什么 ?是 那些 野 林 里 的 野兽 ? UMA HES, Ey Jal PU Se 
拌 , “不 ， 压 根 儿 没 听 说 过 ! 他 们 都 干 了 些 什 么 ?” 


ARAN AE, HEATER SWS? ” 河 鼠 又 说 。 


WEIR TE IS RUN SCTE EE, PATA, FE, oR 7K BO ER 
HE, WA ESRTAIE, We! We! 


“说 下 去 ， 鼠 见 ，” 过 了 一 会 儿 ， 他 说 , “ERR VEER. cr AY) 


“上 自打 你 一 一 遇 上 一 一 那 一 一 那 桩 麻烦 事 以 后 ，” 河 鼠 缓 慢 而 意味 深 
长 地 说 , “我 是 说 ， 在 你 为 了 那 桩 汽车 纠纷 ， 很 久 没 在 社交 场合 露面 以 
5—? 


WEIR JA FE RA RAK 


“ 吧 ， 这 一 带 的 人 目 然 都 议论 纷纷 ，” 河 鼠 接 着 说 , “不 光 在 沿 河 一 
带 ， 而 且 在 野 林 里 也 一 样 。 动 物 们 照例 分 成 两 派 。 河 上 的 动物 都 问 着 
你 ， 说 你 受到 不 公正 的 对 符 ， 说 现 如 今 国 内 军 无 正义 可 言 。 可 是 野 林 动 
物 却 说 得 很 难听 ， 他 们 说 ， 你 是 目 作 目 受 ， 徘 有 应 得 ， 现 在 是 制止 这 类 
明 作 非 为 的 时 候 了 。 他 们 趾 高 气 扬 ， 四 下 里 散布 说 ， 这 回 你 可 完 重 了 ， 
再 也 回 不 来 了 ! 永远 回 不 来 了 ! ” 


Wie UR Sk, MIBK. 


“那些 小 动物 一 贯 是 这 样 的 ，” 河 鼠 接 着 说 , “TAY we BGI AN ie 
苗 ， 到 处 宣传 说 ， 你 早晚 会 回来 的 。 其 实 他 们 并 不 知道 你 会 怎样 回来 ， 
但 是 相信 你 总 会 有 办 法 回来 的 ! ” 


蟾 肾 在 椅子 上 坐 直 了 号 子 ， 脸 上 浮现 出 一 丝 傻 突 。 


“他 们 根据 历史 事实 来 论证 ，” 河 鼠 继 续 说 , “他 们 说 ， 像 你 这 样 一 
个 没 脸 没 弃 、 伶 牙 俐 丙 的 动物 ， 外 加 钱 袋 的 力量 ， 没 有 一 条 刑法 能 给 你 
定 徘 。 所 以 ， 他 俩 把 上 自己 的 铺盖 搬 进 蟾 襄 ， 惑 睡 在 那儿 ， 经 癌 打 开门 窗 
通通 风 ， 一 切 准备 集 当 ， 只 等 你 回来 。 当 然 ， 他 们 没有 预计 到 后 来 发 生 
的 事 ， 不 过 他 们 总 是 不 放心 那些 野 林 动 物 。 现 在 ， 我 要 讲 到 最 痛 匠 最 塌 
惨 的 一 段 了 。 在 一 个 漆黑 的 夜里 ， 刊 着 狂风 ， 下 大 靳 泌 大 雨 ， 一 帮 子 黄 
孔 儿 ， 全 副 武 效 ， 偷 偷 从 大 车 违 仆 到 大 门口 。 同 时 ， 一 群 穷 凶 极 恶 的 雪 
猴 ， 打 末 园 子 那 尖 偷袭 上 来 ， 占 领 了 后 院 和 下 房 ， 还 有 一 伙 吵 吵 间 闻 肆 
TOS Ag, OT Rs AS Pb, FEAF SD SPP ef.” 


“ 髓 鼠 和 猿 当时 正在 吸烟 室 ， 坐 在 炉 劳 谈天 说 地 ， 对 要 发 生 的 事 没 
有 丝 坚 预感 ， 因 为 那 夜 天 气 恶 劣 ， 动 物 们 一 般 是 不 会 外 出 活动 的 。 冷 不 
防 ， 那 些 残暴 的 家 伙 竟 破门 而 入 ， 从 四 面 八方 扑 向 他 们 。 他 们 奋力 抵 
抗 ， 可 那 又 管 什 么 用 ? 两 只 手无寸铁 的 动物 ， 怎 么 对 付 得 了 几 百 只 动物 
INRA TG? 那些 家 伙 抓 住 这 两 个 可 怜 的 忠实 的 动物 ， 用 棍子 狠 打 ， 嘴 
里 还 加 着 不 堪 入 年 的 脏话 ， 把 他 们 赶 到 风雨 交加 的 冰冷 的 屋外 。” 


Wr BY, Beek TP I es A AT ATEN SE MOR, ER US IE 
色 ， 做 出 特别 庄重 严肃 的 样子 。 


“STARE, AREER RODEN ES POR, TB, “他 
(VARTA. AGUA EDM GE, Hii FA, SA BEIY REHM AL 
听 说 ， 那 地 方 给 糟 践 得 一 塌 糊 效 ， 简 下 看 不 得 了 ! 吃 你 的 ， 喝 你 的 ， 给 
UWI Ra Ma Pith etK—He, PA vin, ELE, aE 
iy, ACEI S AME, “ILA BMER. MEL, (EME ATA EY 
人 扬言 ， 要 在 蟾 下 永久 住 下 去 啦 。” 


“他 们 敢 ! "HERR DL, WER, IMERMT, “我 马上 就 去 教训 他 
网 


“BCAA. WEN! ” 河 鼠 冲 他 后 背 喊 道 ,“ 你 给 我 回来 ， 坐 下 ， 你 只 


RAH.” 


FL EWE ARE, WLAN. TRAE AES, Re PALE 
BE, Tibia nein, Ga, 2), BORE A 
前 。 突 然 ， 从 栅栏 后 面 钻 出 一 只 腰身 长 长 的 黄色 雪 貂 ， 手 握 一 杆 枪 。 


“来 者 何人 ? 38 a Fe IA 


“废话 ! WER AR SUA, “你 竟 敢 对 我 出 言 不 逊 ? 快 深 开 ， 要 
不 我 一 ” 


FSa— eit, TEAS SR Sk. WORT RMA et LE AE! ai 
子弹 从 他 头 上 呼啸 而 过 。 


蟾 晓 吓 了 一 跳 ， 中 了 起 来 ， 拔 腿 束 跑 ， 顺 独 来 路 拼命 奔 逃 。 他 听见 
那 雪 狠 的 狂笑 ， 跟 着 还 有 男 一 些 可 怕 的 尖 笑 声 。 


他 垂头丧气 地 回来 ， 把 经 过 告诉 了 河 鼠 。 
“我 不 是 跟 你 说 过 吗 ?” 河 鼠 说 ,“ 那 没有 用 。 他 们 设 了 网 哨 ， 而 且 
全 都 有 武器 。 你 必须 等 待 。” 


不 过 ， 蟾 肾 还 是 不 甘心 就 此 罢休 。 他 把 船 吕 了 出 来 ， 向 河 的 上 游 划 
Ho WEE Ate bel, we TH BIA 


他 划 到 能 够 看 见 老 宅 的 地 方 ， 伏 在 奖 上 仔细 观察 。 一 切 都 显得 非常 
Tit, BLA. (ha PIW ES KET IEG, EVP At: 沿 着 笔直 的 
ate, Wika=— PPPS; feb fe; 通 癌 船坞 的 小 河 汉 ， 
横 跨 河 汉 的 小 木 桥 ， 全 都 静 悄 悄 ， 不 见 人 影 ， 似 乎 在 期 每 他 的 归来 。 他 
想 先 进 山 翅 试 试 。 他 小 心 曼 咽 地 划 进 小 河 汉 ， 刚 要 从 桥 下 外 过去， 只 听 


xz bE ! 


得 


一 块 大 石头 从 桥 上 落下 来 ， 硬 罕 了 骸 确 。 船 里 洪 满 了 水 ， 沉 了 下 
去 。 蟾 内 在 深水 里 挣扎 。 他 抬头 看 ， 只 见 两 只 白 咒 从 桥 栏杆 上 探 出 身 
来 ， 乐 不 可 文 地 睐 着 他 ， 冲 他 践 道 :“ 下 回 该 轮 到 你 的 脑袋 了 ， 闯 蛤 
蜡 ! VSWR Tal rede, DUA AAR, REAL, oR 
独 又 放声 大 笑 ， 笑 得 几乎 嘿 过 去 两 次 一 Re — RAB 1K 


蟾 肾 没 精 打 采 地 走 着 回去 ， 又 一 次 把 这 令 人 失望 的 经 历 告诉 河 鼠 。 


“ 哼 ， 我 怎么 跟 你 说 的 ? ” 河 鼠 十 分 气 恼 地 次 ,“ 现 在， 你 瞧 你 ! 你 
是 个 什么 东西 ， 干 的 什么 好 事 ! 把 我 心爱 的 船 给 弄 没 了 ， 这 就 是 你 干 
的 ! 把 我 借 给 你 的 漂亮 衣服 给 毁 了 ! TSE TERY, WER, Mx hal ym A 


伤 透 脑 筋 了 一 一 真 不 知道 ， 谁 还 愿意 跟 你 做 朋友 ! ” 


蜂 肉 立刻 看 到 ， 他 的 所 作 所 为 是 大 错 特 错 ， 种 一 透 项 了 。 他 承认 目 
CNR RAR, ASAE A, FPA SRA, ATA AA 
道歉 。 他 坦率 的 认错 态度 ， 往 往 会 软化 朋友 们 的 批评 ， 博 得 他 们 的 访 
解 。 他 就 用 这 种 口气 对 河 鼠 说 :“ 鼠 兄 ! 我 知道 ， 我 是 个 鲁莽 任性 的 家 
伙 ! 请 相信 我 ， 从 今 往 后 ， 我 要 变 得 谦 插 顺从 ， 不 经 你 善意 的 劝告 和 充 
分 的 赞同 ， 我 绝 不 采取 任何 行动 ! ” 


性 情 温 和 的 河 鼠 已 经 心平 气 和 了 ， 他 说 :“ 如 果真 能 这 样 ， 那 我 就 
劝 你 ， 现 在 已 经 晚 了 了 ， 你 坐 下 来 吃 晚 饭 一 一 再 过 一 会 儿 ， 晚 饭 就 摆 上 桌 
了 一 一 而 着 性 于 。 因 为 我 认为 ， 咱 俩 现在 无 能 为 力 ， 要 等 见 到 髓 鼠 和 多 
以 后 再 说 。 听 听 他 们 讲 最 近 的 情况 ， 丙 量 一 下 ， 看 他 们 对 这 件 刺 手 的 事 
有 什么 高 招 儿 。” 


“Ml, WK, Et, ASR. MEENA, WSR, “这 两 位 亲 
爱 的 朋友 ， 他 们 现在 怎么 样 ? EI eh.” 


“ 亏 你 还 间 一 声 ! ” 河 筷 责备 他 说 ,“ 在 你 开 着 豪华 汽车 满 世界 名 
风 ， 骑 着 骏马 得 意 地 奔驰 ， 吃 喝 享 用 天 下 的 美食 时 ， 那 两 个 可 怜 的 忠实 
朋友 却 不 管 天 哺 下 雨 ， 都 露宿 在 野外 ， 天 天 吃 粗 食 ， 夜 夜 睡 硬 铺 ， 蔡 你 
守 着 房子 ， 巡 还 地 界 ， 随 时 随地 监视 那些 白山 和 黄鼠狼 ， 绞 尽 脑汁 筹划 
怎样 蔡 你 夺回 财产 。 这 样 真 诚 忠实 的 朋友 ， 你 不 配 。 真 的 ， 蟾 峰 ， 你 不 
配 。 总 有 一 天 ， 你 会 快 悔 当初 没有 珍惜 他 们 的 友情 ， 到 那 时 ， 悔 之 晚 
RI? 


“Bre Tia CH a, EAE, PWR, Tat RS tat ay 
眼泪 , “我 这 就 找 他 们 去 ， 在 冰冷 漆黑 的 夜里 出 去 找 他 们 ， 分 担 他 们 的 
疾 吾 ， 我 要 证 明 一 一 等 一 等 ， 没 错 ， 我 听 到 茶盘 上 碗 矶 的 叮当 声 ! 晚饭 
PERKS, Sti! 来 呀 ， 鼠 兄 ! ” 


FA BIAS FPR RIS TBR, A A i Bz Ath 
HE HENS o Fre] BER RAL RS, Ihe, ee RE 
前 些 时 的 亏损 。 


他 们 刚 吃 完 ， 坐 到 圈 椅 上 ， 就 听见 大 门 上 重重 的 一 声 禹 击 。 


蜂 肉 立时 紧张 起 来 ， 可 是 河 鼠 诡秘 地 冲 他 点 点 兴 ， 径 直 走 到 门口 ， 
打开 门 。 进 来 的 是 获 先 生 。 


FEMA, BEA CEA, FEAR BIB AD AY 
EAT Eo HE BEV, RANE, EB REAL. A, BU ECE DATA 
AI AB, FECL ANE SPE EEA ID © AAS DNS He aE BR ER 
前 ， 伸 出 爪子 和 他 握手 ， 说 道 : “MMII ARR, WEIR! 瞧 我 都 说 些 什 
么 ? 还 说 什么 家 ! 这 次 回 家 可 真 够 惨 的 。 不 幸 的 蟾 尹 ! PA, Thee 
喘 坐 到 餐 果 和 劳 ， 拉 拢 椅子 ， 切 了 一 大 块 冷 馅 饼 ， 吃 起 来 。 


这 样 一 种 极其 严肃 又 吉凶 未 下 的 欢迎 方式 ， 使 蟾 晓 感到 志 朱 不 安 。 
可 古河 鼠 悄 悄 对 他 说 :“ 没 关系 ， 别 在 意 ， 暂 且 什 么 也 别 跟 他 说 。 他 在 
缺 食 的 时 候 ， 总 是 情绪 低落 、 没 精 打 采 的 。 过 半 个 钟头 ， 他 融会 换 了 一 
副 模 样 。” 


于 是 他 们 默 不 作 声 地 等 着 ， 不 一 会 儿 ， 义 啊 起 了 一 下 较 轻 的 痪 门 
Peo TENT EWR ASK, FEAT], GUREOR RUE Do BRED TH ce 142 BIE 
没有 洗刷 ， 毛 上 还 沾 着 些 草 丑 。 


“ 啊 哈 ! 这 不 是 小 蟾 儿 吗 ! ? 英 鼠 喜 不 目 胜 地 喊 道 ,“ 没 想到 你 居然 
回来 了 ! ER ee WR REL ORR, “我 们 压根 儿 想 不 到 ， 你 回来 得 这 么 
FRY 一 定 是 逃 出 来 的 吧 ， 你 这 聪明 、 机 灵 的 蟾 内 ! ” 


JY IEF, SPER A A EME To A CBE Hh CHL KC EE AP OK 
“聪明 ? 哪里 哪里 ! ”他 说 , “我 其 实 并 不 聪明 ， 我 的 朋友 们 都 不 认 


为 我 聪明 。 我 只 不 过 是 越狱 ， 逃 出 了 英国 最 坚固 的 监牢 ， 如 此 而 已 ! 只 
不 过 搭 上 一 列 火 车 ， 乘 车 逃 之 天 天 ， 如 此 而 已 ! 只 不 过 乔装 了 一 下 ， 在 
乡间 转 您 ， 瞒 过 了 所 有 的 人 ， 如 此 而 已 ! 不 不 ! 我 不 聪明 。 我 是 一 头 春 
驴 ， 是 的 ! 我 给 你 讲 讲 我 的 一 两 段 小 小 历险 记 ， 你 自己 来 判断 好 了 ! ” 


“EPIL, CFI, "MEDD, TERRE, “PK IO 
吗 ? 打 早 饭 以 后 ， 一 口 东西 都 没 进 肚 啦 ! 真 够 哈 ! 真 够 哈 ! ?他 坐 下 
来 ， 随 意 吃 着 冷 牛 肉 和 酸 泡沫 。 


IIe PAE SP nk FE PER LE, SESE, PM FEAR. “HR 
MK il, SRP BIRT, “Lor Bette BIR Ae , ANSE? 
RAD, UFR EE Ata SII? 卖 号 ， 就 是 这 样 ! ” 


“BrRA, WAM. PREBNUL, {BARI 


pei, AC ARECTIEL, ORR! Yay i, “REE, FIA RUE RA, Ath 
WEIR, UREA AE. BEARD EWSURIBIK SS , TEER YEAR, 目前 
情况 如 何 ， 咱 们 该 怎么 办 ?” 


Te OLR, fal EE Sf, "REA AEE, “至 于 该 怎么 办 ， 移 晓 
得 ! 获 和 我 没 日 没 夜 图 着 那 地 方 转 ， 和 情况 始终 一 样 。 到 处 都 布 了 岗 噶 ， 
FEE SRN, FAN Ask; 随时 随地 都 有 一 只 动物 在 旧 望 ， 一 看 
到 我 们 ， 好 家 伙 ， 你 听 听 他 们 那个 笑 ! 那 是 最 叫 我 恼火 的 了 ! ” 


“情况 的 确 很 不 妙 ，” 河 鼠 深 深 地 沉思 着 , “不 过 我 认为 ， 我 现在 已 
经 明白 ， 蟾 肾 该 干什么 。 我 说 ， 他 应 该 一 一 ” 


“不 ， 他 不 应 该 ! ? 研 鼠 嘴 里 赛 得 满 满 的 ， 大 声 喊 道 , “ 那 绝对 不 
行 ! 你 不 明白 。 他 该 干 的 是 一 一 ” 


“ 哼 ， 不 管 怎么 说 ， 那 个 我 不 干 ! "WEIR pee) HE, “我 才 不 听 你 
THE ATE! 现在 谈论 的 是 我 的 房子 ， 该 干什么 ， 我 自己 清楚 。 我 


告诉 你 们 ， 我 要 一 一 ” 


{N= Ft Lita, Mi re AS. KIL, AUT 
一 个 尖 细 的 、 干 巴巴 的 声音 说 : “你 们 全 都 肃 静 ! ”去 时 间 ， 房 里 牙 省 无 


= 


FH o 


Tia 23. TAUMC SEE, FET ERROR, ae 
=. APT ARTE, FESR AREY, eee HEE 
As. A A HEA EEK AIS PSI ee. AT 
mB, ~BAiagse Ok, PR EARS. WER SSD LEORIAA, BR 
动 不 宁 ， 河 鼠 牢 牢 地 把 他 按 住 。 


获 吃 完 后 ， 站 起 来 ， 走 到 壁炉 前 ， 凝 神思 索 。 然 后 ， 他 开 腔 了。 


WEIR ”他 声色 俱 厉 地 说 ,，“ 你 这 个 调皮 的 小 坏蛋 ! 难道 你 不 觉得 
害 膜 吗 ? 你 想 想 ， 要 是 你 的 父 杀 、 我 的 那 位 老 朋 友 今 晚 在 这 里 ， 知 道 你 
都 干 了 些 什么 ， 他 会 怎么 说 ? ”内 晓 正 跷 腿 倚 在 沙 及 上 ， 听 到 这 话 ， 侧 
Ate, AP), TEAL OR 


“ 算 啦 ， 算 啦 ! "FER, TAA Ai ee, “RAR, FISH. 
既往 不 咎 ， 重 新 开始 吧 ， 不 过 鼎 鼠 说 的 全 是 实情 。 白 山 们 步步为营 ， 而 
且 他 们 是 世上 最 精良 的 卫兵 。 正 面 进攻 是 绝对 办 不 到 的 。 咱 们 窒 不 敌 
tro ” 


‘SAW, “Wabseuy, "WSO Zbl, IESLHE EY) SRSA, 
PRK, “KER SRE, KARR REE So ” 


“好 啦 好 啦 ， 小 蟾 儿 ， 打 起 精神 来 ! HED, “要 收复 一 个 地 方 ， 除 
了 大 举 进 攻 ， 还 有 别 的 一 些 办 法 。 我 话 还 没 说 完 哪 。 现 在 ， 我 要 告诉 你 
们 一 个 大 秘密 。” 


sie RS PETAL ER, FE SARI. BOLE ARAN SIA, 


这 是 因为 他 从 来 保守 不 住 任何 秘密 。 每 当 他 忠实 地 保证 绝 不 泄密 以 后 ， 
他 束 把 秘密 告诉 忆 一 个 动物 。 这 种 有 徘 的 兴 香 感 ， 古 他 最 喜欢 的 。 


一 条 一 一 地 下 一 一 通道 ，” 获 一 字 一 顿 、 意 味 深长 地 
说 , “从 离 我 们 这 里 不 远 的 河 边 ， 一 直通 到 蟾 宣 的 中 心 。 


“ 谁 说 的 ， 猿 ， “你 是 听信 了 酒店 
TBE: Na ALE HT 0 eee 我 都 了 如 指 
掌 。 我 敢 癌 你 保证 ， 根 本 没有 什么 地 下 通 


“我 的 年 轻 朋 友 ，?” 儿 非 常 严 肃 认 真 地 说 ,“ 你 的 父 杀 ， 他 是 一 位 德 
高 望 重 的 动物 一 一 比 我 所 认识 的 其 他 动物 都 要 高 尚 。 他 和 我 是 至 区 ， 曾 
经 把 他 不 愿 让 你 知道 的 许多 事 告 诉 过 我 。 他 发 现 了 那 条 通道 一 一 当然 ， 
不 是 他 挖 的 ， 那 是 早 在 他 来 这 里 几 百 年 以 前 就 存在 区 它 修整 
了 ， 清 扫 了 。 因 为 他 想 ， 也 许 有 参 一 日 ， 过 到 危难 时 ， 能 派 上 用 场 。 他 
领 我 去 看 过 。 他 对 我 说 :“ 别 让 我 儿子 知道 ， 他 倒是 个 好 孩子 ， 、 
轻浮 ， 不 稳重 ， 嘴 巴 把 不 住 关 。 ge BSI, AAA Ea 
时 ， 再 告诉 他 ， 但 事先 不 要 告诉 他 。” 


7A] eA BEY a RA, A TO A WERE Le, 
是 很 快 就 面 露 喜 色 。 他 就 是 这 么 一 只 脾气 随和 的 动物 。 


“是 啊 ， 是 啊 ，* 他 说 , “也许 我 是 有 点 儿 多 嘴 多 舌 。 我 交友 这 和 
广 ， 朋 友 们 老 是 围 着 我 转 ， 一 块 儿 开玩笑 ， 说 俏皮 话 ， 讲 幽默 故事 ， 我 
就 免不了 有 时 多 说 两 句 。 谁 叫 我 天 生 有 口才 呢 。 人 家 说 ， 我 应 该 主持 一 
个 沙龙 。 先 不 说 那个 。 讲 下 去 ， 儿 。 你 的 这 条 通道 ， 对 我 们 有 什么 
用 ? > 

“最 近 我 查访 到 一 两 个 情况 。* 狼 接着 说 ，" 我 叫 水 猫 冒 充 扫 烟 向 


N, aaa, BRIAR ILT. thy mee), AME, ee 
ABATE BEATA A—— KERB 


寿 ， 所 有 的 黄鼠狼 都 要 聚集 在 宣 会 厅 里 ， 吃 喝 玩乐 穷 开心 ， 要 六 很 长 时 
间 ， 刀 剑 、 棍 棒 ， 任 何 一 件 武器 都 不 会 带 ! ” 


“可 网 哨 还 会 照样 布置 呀 。” 河 和 鼠 提 醒 说 。 


“对 ，” 猿 说 , “这 正 是 我 想到 的 。 黄 鼠 狼 们 完全 信赖 他 们 的 那些 精 
那 条 通道 就 派 上 用 场 了 。 那 条 极 有 用 的 地 道 ， 正 好 直 
会 厅 隔 壁 的 配 膳 室 的 地 板 底 下 ! ” 


“ 啊 险 ! CN HLA SLL ASAE NRL, LCE A 
aT!” 


“TA Ay DA Afr ffir IC aE PC Be SS hie bp Va TEL 


SO stm 


“市 上 手枪 、 刀 剑 和 棍棒 
“一 一 冲 进 去 ， 直 扑 他 们 。” 效 说 。 


“一 一 把 他 们 痛打 一 通 ， 痛 打 一 通 ， 痛 打 一 通 ! WER ES BEEK 
喊 ， 在 房间 里 兜 着 圈子 跑 ， 从 一 张 椅子 跳 到 妃 一 张 椅子 。 


“ 那 好 ，” 儿 资 ， 又 回 到 他 一 贯 的 干巴 巴 的 态度 , “咱们 的 方案 就 这 
么 定 了 ， 你 们 再 也 无 须 和 争吵 了 。 现 在 夜 已 深 ， 你 们 都 睡 党 去 。 明 天 上 午 
咱们 再 做 必要 的 安排 。” 


蟾 晓 自 然 也 乖乖 地 跟着 那 两 个 上 床 去 了 一 一 他 知道 拒绝 是 没 用 的 
一 一 尽管 他 太 兴 奋 了 ， 腥 无 睡意 。 不 过 ， 他 度 过 了 一 个 漫长 的 白天 ， 经 
历 了 成 堆 的 事 ， 床 单 被 袜 毕 竞 是 非常 杀 切 舒适 的 东西 ， 何 况 不 久 前 ， 他 
还 在 阴冷 潮湿 的 地 牢 石 板 地 上 的 稻草 堆 里 睡 过 。 所 以 ， 脑 袋 一 沾 枕 头 ， 
他 就 幸福 地 打 起 时 来 。 自 然 ， 他 做 了 许多 许多 梦 ; 梦 见 他 正 需要 道路 
时 ， 道 路 都 从 里边 汐 走 了 ; 梦 见 水 渠 在 后 面 退 他 ， 并 且 抓 住 了 他 ; 梦 见 
他 正在 大 摆 宴 席 ， 一 只 拖 船 驶 进 了 宴会 厅 ， 船 上 满载 着 他 一 周 要 洗 的 及 


衣服 ， 梦 见 他 孤零零 一 人 在 秘密 通道 里 跋涉 ， 那 通道 忽然 扭曲 了 ， 转 过 
喘 来 ， 摇 胸 着 坐 再 了 。 不 过 ， 末 了 ， 他 到 底 还 是 平安 胜利 地 回 到 了 旺 

宫 ， 所 有 的 朋友 孝 围 在 身边， 热情 洋 溢 地 赞扬 说 ， 他 的 确 是 一 只 聪明 的 
HEU o 


FORGE, MRTG, PRIN, ACBL A ARIZ TS 0 BE DS 
目 个 儿 交 了 出 去 ， 没 说 要 上 哪儿 。 猿 坐 在 圈 森 上 看 报 ， 对 晚上 要 发 生 的 
事 ， 半 点 儿 也 不 关心 。 河 鼠 呢 ， 却 在 屋 里 来 回 奔 忙 ， 怀 里 抱 着 各 种 各 样 
的 武 费 ， 在 地 上 把 它们 分 成 四 小 堆 ， 一 边 跑 ， 一 边 上 气 不 接 下 气 兴 奋 地 
说 ;:“ 这 把 剑 给 河 眠 ， 这 把 给 同和 鼠 ， 这 把 给 蜂 几 ， 这 把 给 获 ! 这 文 手枪 
Za VF] BL, TE SCATME RN, TSC ATWRIR, IOSCATHE! ”等 等 ， 说 得 有 板 有 
HR, APU) HERB ST . “PRT Ee, TE, EU GRAR ETA 
HRA AB AACR Do, “SPAN ST PER 2. ANIME Ax [Bl ce SEIT 
Ama ATTA ARES A. TE, MATAR AIT A DIEZ. MB 
们 四 个 ， 一 人 一 根 棍子 ， 只 要 进 了 宴会 厅 ， 不 消 五 分 钟 ， 葡 能 把 他 们 全 
部 清除 和 干净。 其实 我 一 个 人 惑 能 包 下 来 ， 不 过 我 不 愿 和 剥夺 你 们 几 个 的 乐 
可 


TRISTE BOA ARIE. TR BRUM ah, AE SC te EH EPR 
Pers, Me Be 


WEIR SCAM, oe HR, TES, ITT BP 
人 。“ 叫 他 们 抢 我 的 房子 ! aE, RRS I, RSE ANT!” 


“ 别 说 * 学 习 他 们 '， 蟾 内 ，* 河 鼠 大 为 震惊 地 说 ,“ 这 不 是 地 道 的 英 
语 。” 

Ap F ME EVEN MIL? ”多 老大 不 高 兴 地 说 , “他 的 英语 又 怎 

么 啦 ? 我 自己 就 那么 说 。 要 是 我 认为 没 问题 ， 你 也 应 该 认为 没 问题 !” 


MANE, VRAD, “我 只 是 觉得 ， 应 该 说 教训 :他 们 ， 而 不 


是 学习" 他 们 。” 


“可 我 们 并 不 要 人 教训 他 们 ，” 获 回答 说 ,， “我们 就 是 要 学习" 他 们 
一 一 学 习 他 们 ， 学 习 他 们 ! 再 说 ， 我 们 正 是 要 这 样 去 做 呀 ! ” 
“ARTE, BROKE. MTD. TRA Ha ER So ARB 


角落 里 ， 嘴 里 反复 嘟 喷 着 : “ASN, Ai. Ae, AA 
们 ! "HAE thE A. 


Ne JL, BAAS ER LTE ROR, TUR ES “我 干 得 其 
痛快 ! ”他 说 ,，“ 我 把 那些 日 山 全 惹恼 了 ! ” 


“ 碍 鼠 ， 但 愿 你 刚才 没有 和 鲁莽 行事 ! ”河和 鼠 担 心地 说 。 


“我 也 希望 没有 。?” 喘 鼠 充 满 自 信 地 说 , “早上 我 去 厨房 ， 看 看 早点 
征 不 是 热 痢 ， 等 蟾 易 起 来 好 号 ， 忽 然 看 见 炉 灶 前 的 毛巾 架 上 ， 挂 着 蟾 具 
昨天 回来 时 穿 的 那 件 洗衣 妇 的 衣 演 ， 我 动 了 个 念头 。 我 把 它 罕 上， 又 戴 
上 帽子 ， 披 上 大 围巾 ， 大 摇 大 摆 一 直 走 到 蟾 言 大 门口 。 那 些 哨 兵 自 然 拿 
着 枪 在 把 守 大 门 ， 吃 喝 “ 来 者 何人 ”， 还 有 那 一 套 衣 言 乱 语 。 “SERA, AP 
上 好 ! ORAS AS ACB, SLA ARR BENS?” 


“他 们 瞪眼 瞧 我 ， 又 傲气 又 拘 板 ， 说 :“ 滚 开 ， 洗 衣 姿 ! 我 们 在 执 
勒 ， 没 衣服 要 洗 ! ' 我 说 :“ 那 我 改天 再 来 吧 。' 哈 ， 哈 ， 哈 ! Wei, TK 
看 ， 我 多 逗 ! ” 


“你 这 个 可 怜 的 、 轻 浮 的 动物 ! WER AS SD. ESE, FULT re Bot Hl] 
才 做 的 事 忌 妨 得 要 命 。 那 正 是 他 自己 想 干 的 ， 可 惜 他 事先 没 想到 ， 睡 懒 
党 睡 过 头 了 。 


“有 几 个 白山 有 点 儿 恼 么 了，” 鼎 鼠 接 着 说 , “那个 当班 的 警官 冲 我 
喷 道 : “GRR, BP, RR! 我 手下 的 人 在 值勤 的 时 候 不 许 聊 天 ! ”“ 叫 
我 滚 ? ’ 我 说 ，' 只 怕 要 不 了 多 久 ， 该 深 的 就 不 是 我 啦 ! ”” 


“UT, Rb, EE AP DARE UL? Te] BAT edt to 
FED PF BATRA 


“RA SMTA, ATG ER. ORE, “警官 对 他 
们 说 :“ 甫 搭理 她 ， 她 自己 也 不 知道 在 衣 说 些 什么 。， 


“什么 ! 我 不 知道 ? :我 说 ,，“ 好 吧 ， 我 告诉 你 ， 我 女儿 是 给 猿 先 生 
洗衣 服 的 ， 你 说 我 知道 不 知道 。 而 且 你 们 很 快 也 会 知道 的 ! 就 在 今天 晚 
上 ,一 百 个 杀气 腾腾 的 获 ， 提 着 来 复 枪 ， 要 从 马场 那 边 进攻 虹 襄 。 满 满 
六 船 的 河 鼠 ， 带 着手 枪 和 棍棒 ， 要 从 河上 过 来 ， 在 花园 登陆 ， 还 有 一 队 
KP MER, “SPREE, Bar ARM’, Beata, 
言 要 报仇 雪恨 ， 见 什么 拿 什么 。 等 他 们 把 你 们 扫荡 一 空 ， 那 时 你 们 就 没 
什么 可 洗 的 了 ， 除 非 你 们 趁早 撤 出 去 ! “次 完 我 就 跑 开 了 。 等 到 他 们 看 
不 见 我 时 ， 我 就 颈 起 来 ， 然 后 沿 着 沟渠 息 回 来 ， 隅 奢 树 党 偷 脑 了 他 们 一 
HR. IAB EL, VOR HE, TRA, A ARRAS TES 
Hh AY. BEE AH TY AR Be Mh, ERA MG 
VR A A EET AY TELS A LAAT RL he: AIRE AE ae 
狠 ， 他 们 要 在 宴会 厅 里 快活 ， 大 吃 大 喝 ， 又 唱 又 跳 ， 寻 欢 作 乐 ， 却 小 我 
们 在 又 冷 又 黑 的 屋外 站 岗 放 哨 ， 临 了 还 得 被 那些 杀人 不 是 眼 的 猿 币 成 肉 


“WI, RED, PRIX PERS! WSR, “PRE — Vice dat Sf!” 


“RE, “JEAHAST EER. PRR UL, “RA, UA DF 
THA, EAE SPE PA 2 REAR 
ST RIA PRA WP! TH ie be” 


WIR OP FS Til BS, AICP ATR, MIE TE SBE 
明 ; AwSeeE, RIN ULM, TXDRAR REM A CL, PRI 
就 啊 了 。 


“ie ta] FES 3—_M A], A, SPDT. MCE, FE 
AAFE— SKE, Ul: “UE, MEO RR CER OA HE Sok 
THERA fe psc. ATLL, IDLE AI TA], EQBEFT ML. USE, 
{AL RP a ER, AN 2s LS ATE 


性 急 而 勤快 的 河 鼠 ， 立 即 又 干 起 他 的 备战 工作 ， 在 他 那 四 小 堆 武器 
之 间 来 回 跑 动 ， 一 面 嘴 里 咕 咏 着 : “这 根 皮 带 给 河 鼠 ， 这 根 给 猿 ! ”等 
等 。 新 的 装备 不 断 增加 ， 像 是 没有 个 完 。 跨 鼠 呢 ， 他 挽 着 蟾 晓 的 臂 ， 把 
他 带 到 屋外 ， 推 进 一 张 蕨 椅 ， 要 他 原原本本 讲 目 己 的 历险 过 程 。 这 正 是 
蟾 肾 求 之 不 得 的 。 喘 鼠 很 善于 倾听 别人 讲话 ， 他 不 打 贫 ， 也 不 做 不 友好 
的 评论 ， 于 是 蟾 肾 就 海 益 天 空地 神 聊 起 来 。 其 实 ， 他 所 讲 的 ， 大 部 分 属 
于 那 种 “要 是 我 时 想到 而 不 是 十 分 钟 以 后 才 想 到 事情 就 会 那样 发 生 ” 的 性 
质 。 既 然 那 都 是 最 精彩 最 刺激 的 历险 故事 ， 何 不 把 它们 和 那些 实际 发 生 
但 不 太 够 味 儿 的 经 历 一 样 ， 也 看 成 是 我 们 的 真实 经 历 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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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RIA 


天 快 黑 了 ， 河 鼠 面 圳 兴奋 而 诡秘 的 神色 ， 把 伙伴 们 召回 客厅 ， 让 各 
人 站 到 目 己 的 一 小 堆 盏 械 前 面 ， 动 手 武装 他 们 ， 来 迎接 即将 开始 的 征 
战 。 他 干 得 非 第 认真， 一 丝 不 苟 ， 花 去 了 好 长 时 间 。 他 先 在 每 人 腰 间 系 
一 根 皮 和 带 ， 皮 带 上 插 一 把 剑 ， 叉 在 男 一 侧 插 一 把 弯 刀 ， 以 求 平 衡 。 然 后 
发 给 每 人 一 把 手枪 ， 一 根 警 棍 ， 几 副手 钱 ， 一 些 绷带 和 胶布 ， 还 有 一 只 
杯子 ， 一 个 盛 三 明治 的 盒子 。 获 随和 地 笑 着 说 :“ 好 吻 ， 鼠 儿 ! 这 让 你 
高 兴 ， 又 于 我 无 损 。 其 实 我 只 消 用 这 根木 棒 ， 就 能 做 我 该 做 的 一 
Yo "iW Acedl: “Wak, FE! 我 只 是 希望 ， 事 后 你 不 贡 怪 我 ， 说 我 
st ZH As BG!” 


SHER MA, HEF ie — ale), FPR BAIR ARE, 
Ui: “现在 跟 我 来 ! BERIT SRM, LABOR RSs TAD; WER 
Wor. Waa, AWAJL! PRAT AVE BCPRITABRERG , BEAN, tHE RTT 
回去 ! ” 


蟾 内 生 怕 给 留 下 ， 只 好 一 声 不 蛇 地 接受 指派 给 他 的 次 等 位 置 ， 四 只 
动物 便 出 发 了 。 儿 领 着 大 伙 儿 沿 河 走 了 一 小 段 路 ， 然 后 ， 他 突然 殉 住 河 
怀 ， 身 子 摆动 几 下 ， 沪 进 了 一 个 略 高 出 水 面 的 洞 。 看 到 儿 进 了 洞 ， 万 鼠 
和 河 刀 也 一 声 不 响 地 荡 进 了 洞 。 轮 到 螨 肉 时 ， 他 偏 要 滑 倒 ， 扑 通 一 声 跌 
进 水 里 ， 还 惊 丽 地 尖 叫 一 声 。 朋 友 们 搜 他 上 来 ， 把 他 从 尖 到 脚 和 匆匆 揉搓 
i, TT STREAK, RIL, Pee. MAAK YS, hws 
Writ, Beze PURGE, HEMET F 


他 们 终于 进 了 那 条 秘密 通道 ， 真 正 踏 上 了 突袭 的 捷径 。 


HT AR, (RRR AE BABE © FAY PS URS AME Fes RR FEL 
一 半 由 于 害怕 前 面 可 能 遇 到 的 不 测 ， 一 半 由 于 他 浑身 湿 透 。 灯 党 在 前 
面 ， 离 他 很 远 ， 在 黑暗 中 ， 他 落 到 了 后 面 。 这 时 ， 他 听 到 河 鼠 警告 
说 :“ 快 跟 上 ， 蟾 肾 ! ” 便 独 地 往 前 一 冲 ， 竟 撞 倒 了 河 鼠 ， 河 鼠 又 撞 倒 了 
RD» Rue DA SC TEES FE, SLR BEAL. JED A ae Bl seh, Ha 
WAAR, PEAT ORE, HEPA, IER. SSAA 
Jat, MHARSEAGS, th: “CIB, AAW Ra RY” 


SIR MS ME MBAR SER, PNR SEE, ATS 8 oe HS 
WR, LEAR EEEP AL, FEA A, PEARSE HIE) ANI TERS VAT it 
Wis, (AE ZE ST EWR A OU 


UIA, MUTE ERT, Fees, NrieeFiek. ba 
FEUL: MA TME ZT SB WS SER.” 


QPR, TTT ERD AS, WP Ric, (AER, 
AVES ACE, XIE, Fed EH, FASS ESE WW ZA Joe 
Mae DOR, A Ae PL: “AU IE EME, CHEB i 
ae! ” 


HHI IN TP oa Ta) EAR, eT RR aE SDB, PA), MOR 
忽 又 出 现 ， 这 回 很 清晰 ， 很 近 ， 就 在 头顶 上 。 “乌拉 一 一 乌拉 一 一 乌拉 
一 一 乌拉 ! ”他 们 听 到 欢呼 声 ， 小 脚 营 踪 地 板 声 ， 小 效 头 硬 末 子 时 杯 盘 
ANT 当 声 。“ 瞧 他 们 阅 得 多 欢 哟 ! FTL, ORME LAT ee HE PE 
来 到 地 道 的 尽头 ， 发 现 他 们 已 站 在 通 回 配 膳 室 的 那 道 活 门 的 下 面 。 


宴会 厅 里 的 哈 顺 啊 声 震 天 ， 他 们 没有 被 听 到 的 危险 。 儿 资 :“ 好 ! 
第 兄 们 ， 一 齐 使 劲 ! ”他 们 四 个 同时 用 屑 膀 顶 住 活 门 ， 把 它 掀 开 ， 依 次 
息 了 上 去 。 他 们 来 到 了 配 膳 室 ， 和 坚 会 厅 只 隔 着 一 道门 ， 而 和 夏 人 正在 狂 
WEAR, SETTER » 


AeA othe ME RNY, ek i 9 fa] EL ee A. JOR, IRE Fs Aig 
击 声 渐渐 弱 了 ， 可 以 听 出 一 个 声音 在 说 :“ 好 啦 ， 我 不 打算 多 占 你 们 的 
时 间 。 CARE) 不 过 ， 在 我 坐 下 之 前 ，《 又 是 一 阵 欢呼 ) 我 想 为 我 
ANTE Do AY FE WR CE hk PS EE To BOAT | CRE KR ) 
WEIR, GRAS EWS WR, SK EWS WR ! ”( 尖 声 哄笑 ) 


“我 非 过 去 摘 他 不 可 ! RII APT) Ta EU TER FS Do 


“再 坚持 一 分 钟 ! EDL, RAC ARRIOLA 
备 1 ” 


“我 给 你 们 唱 一 文 小 曲 儿 ，? 那 声音 又 说 , “REA WR 
Ao” CAAA) Be, Ate IB BR SK Ft BC BC HEHE SR 
者 嗓子 唱 起 来 : 


Se ee HT] EK BF 

得 意 扬扬 寻 开心 …… 

PRE SAT, WFR ARK, MKT SAR, RE 

“到 时 候 了 ， 跟 我 来 ! ”他 猛 地 把 门 推 开 。 

好 家 伙 ! 

WRF ANY, CML fe My! 

四 位 好 汉 慎 怒 地 神 进 宴会 厅 ， 就 在 这 可 怕 的 一 刹那 ， 发 生 了 一 场 大 
恐慌 ， 吓 得 魂 不 附 体 的 黄鼠狼 们 纷纷 外 到 桌子 底下 ， 没 命 地 跳 窗 夺 路 而 
逃 ， 白 咒 们 乱 哄 哄 地 直 奔 壁炉 ， 全 都 挤 在 烟 秽 里 动弹 不 得 。 桌 子 东 倒 西 


竹 ， 杯 盘 摔 得 粉碎 。 力 大 无 穷 的 儿 ， 络 胭 胡 子 根 根 倒 竖 ， 手 中 的 大 棒 在 
空中 呼 呼 挥舞 ;脸色 阴沉 严峻 的 志 鼠 抢 着 木 棒 ， 高 呼 令 人 胆寒 的 战斗 口 


号 : “HURDBOR SY BRO S| ey be ETE] Gx ESE SEG Sa, MER 
A, SAHARA; Wee, FPR Sb Se pri RAE, SPARK 
fe ECP — fer» IES 2 TG, A EY RAS EE EE EK REA, RCA, 
SE PROR. FFA. SOUPS WER IIT ty? LYLE, “我 就 要 拿 你 
们 寻 开 心 ! ”他 向 黄鼠狼 头子 直 扑 过 去 。 其 实 他 们 才 四 个 ， 可 是 那些 惊 
慨 失 措 的 黄鼠狼 觉得 ， 整 个 大 厅 似 乎 满 是 可 怖 的 动物 ， 灰 色 的 、 黑 色 

的 、 标 色 的 、 黄 色 的 ， 怒 吼 狂 叫 ， 挥 舞 着 巨大 无 比 的 棍棒 。 


AAR ASR RR, THOR a, EE ee, BR EA a], PUT ak 
BB, NET AUB, JA ERE BRIT ALE BY THAN tee 


战斗 很 快 就 结束 了 。 四 个 朋友 在 大 厅 里 上 下 搜索 ， 只 要 一 个 脑袋 露 
HK, MEA. Re, Jai ae. OR AIKEN 
SHR TE FS EU IN AC SCA, RIN ei Baker BA 
EPH, SHAKE, BRE) Sie LAA, ee RIE TT 29 A Tk EF 
o WE RS ly, EARL, AAEM SLE. 


“RED, TMDL, “你 是 好 样 的 ! Se ROUTE HS, HARARE AIS EE A ul 
卫 ， 看 他 们 都 在 干什么 。 我 估 措 ， 由 于 你 的 功劳 ， 咀 们 今 晚 不 致 受 他 们 
骚扰 了 。” 


万 鼠 马 上 跳 窗 出 去 。 儿 指示 另 两 个 扶 起 一 张 昌 子 ， 从 地 上 的 残 次 中 
拒 出 一 些 刀 又 杯 盘 ， 又 叫 他 们 看 看 能 不 能 找到 一 些 食物 ， 拼 凌 出 一 顿 晚 
饭 。“ 我 需要 吃 点 儿 什 么 ， 真 的 ，” 他 用 惯 第 的 语气 说 ，“ 动 弹 动弹 ， 蜡 
WR, TREO! 我 们 丛 你 夺回 了 宅 子 ， 可 你 连 块 三 明治 也 没 招 竺 我们 
哪 。” 


WAR Ly EA Ap GAS Path, AEC BOT me BR AR Ah, BOA ibe 
ERP, BARE. ALATEST A CEMA RS Rell ze th AB 
BARAT AWA, “he RHETT PLR TAO. A, fede Fl 
河 鼠 一 道 四 下 里 搜寻 ， 不 一 会 儿 ， 他 们 就 找到 一 玻璃 碟子 的 番 石 榴 资 、 
RAN, “HERE ASN AR, Hee eae, ADDER Yb 
tio FERC SS, HINA MS ee, ZEW. TAT 
So HEAT MEE AB PORFP AS, ai WL ite NT — HER AZ to, MR eM af 
MEEK 6 


“ 据 我 看 ， 全 结束 啦 ，? 他 报告 说 , “ABLE A RMA EAR, — 
听 到 大 厅 里 的 叫 喷 又 动 声 ， 有 的 就 扔 下 来 复 枪 逃 之 天 天 。 另 一 些 坚 守 了 
一 会 儿 ， 可 当 黄 鼠 狠 朝 他 们 奔 来 时 ， 他 们 以 为 目 己 被 出 卖 了 。 于 是 白 贺 
揪 住 芮 鼠 狠 不 放 ， 呐 鼠 狠 拼命 想 挣脱 逃跑 ， 互 相 扭 打 在 一 起 ， 用 侈 头 狠 
岳 对 方 ， 在 地 上 滚 来 滚 去 ， 多 数 都 滚 到 了 河 里 ! 现在 他 们 不 是 跑 了 就 是 
掉 进 河 里 ， 全 都 不 见 了 。 我 把 他 们 的 来 复 枪 都 和 弄 回 来 了 了。 所以， 那个 方 


iil, Zen) ” 


“ 太 好 了 ， 顶 顶 了 不 起 ! PRE, HSE ie NSA A 4 te YE Bz 

HE, “现在 ， 蕊 鼠 ， 我 只 求 你 再 办 一 件 事 ， 然 后 加 坐 下 来 和 我 们 一 道 吃 
晚饭 。 我 本 不 想 再 麻烦 你 ， 可 托 你 办 事 ， 我 能 放心 。 我 希望 对 我 认识 的 
每 个 人 都 能 这 样 说 就 好 了 。 河 鼠 奉 不 是 一 位 诗人 ， 我 会 送 他 去 的 。 我 要 
你 把 地 板 上 英 着 的 这 些 家 伙 珊 到 楼 上 ， 命 他 们 把 几 间 卧室 打扫 王将 ， 收 
合 妥 帖 。 叫 他 们 务必 扫 床 砍 下 ， 换 上 干净 的 床单 枕套 ， 掀 开 被 子 的 一 
角 ， 该 怎么 做 ， 你 知道 的 。 每 间 卧 室 里 备 好 一 镀 热 水 ， 王 将 毛 巾 ， 新 开 
包 的 肥 虹 。 然 后 ， 要 是 你 想 解 解 气 ， 可 以 给 他 们 每 人 一 顿 拳脚 ， 再 拉 出 
后 门 。 我 估 摸 ， 今 后 没有 一 个 家 伙 再 敢 露 和 面 了 。 完 事 之 后 ， 束 过 来 号 后 
儿 这 种 冷 口 条 。 这 可 是 头等 美味 。 我 对 你 非常 满意 ， 屿 鼠 ! ” 


好 性 子 的 万 鼠 拾 起 一 根 棍 子 ， 把 他 的 俘虏 们 排 成 一 行 ， 命 令 他 
们 “ 快 步 走 ”， 把 他 的 一 小 队 人 马 带 上 楼 去 了 。 过 了 一 阵子 ， 他 又 下 来 ， 
微笑 着 说 ， 每 间 房 都 准备 好 了 ， 打 扫 得 干 干净 净 。 他 叉 说 :“ 我 用 不 着 
Beth], EMR, BANS RRR SF. SHERRIE, fe 
们 表示 同意 ， 说 再 也 不 骚扰 我 们 了 。 他 们 很 忻 悔 ， 对 过 去 的 所 作 所 为 深 
RUA, TASER NIRA PA A, SOMA Ja Ay DAA EAN 
力 ， 将 功 补 过 ， 我 们 只 消 言语 一 声 。 所 以 ， 我 给 了 他 们 一 人 一 个 面包 
卷 ， 放 他 们 出 后 门 ， 他 们 就 一 溜 烟 似 的 汐 啦 。” 


WA, merit Ti Seo, HSL AME A OAK. Wee, Bl 
FRA RAE UE, FEE OTE I, WO Hs “RE 
BL, SETEUNUN PRM, JUNK WE AUAE TE oe 28 BEI BUREN a SE A HY 
机 智 ! PHN SMe, Bb: ER WS MR aS e ) ”于 是 ， 他 们 欢 
天 喜 地 心满意足 地 吃 完了 上 晚饭， 立刻 上 楼 ， 钼 进 干净 的 被 寅 ， 睡 觉 去 
To MEAT ez Fe Fes SE ER EL aH, RE I PAC EL 
高 超 的 万 略 和 娴熟 地 运用 棍棒 夺回 的 。 


FORE E, WOR ER Sk, PR RORAC EIN, HRA AS Os 


7.0 TAH, FE ARR HEB SC, JL UK IN ACBe SAS TEL, FH 
壶 里 空 了 四 分 之 三 ， 别 的 就 没什么 了 。 这 叫 他 挺 来 气 ， 因 为 不 管 怎么 

说 ， 这 是 他 目 己 的 家 呀 ! 透 过 餐厅 的 法 式 长 窗 ， 他 看 见 眠 鼠 和 河 鼠 坐 在 
PPP ARE, RHI, PAO) ROME TE ZS PELs, oP He TE 
DRS. FENe, (HARK PL, ASE. Web E aI, fe 
AER Satish. WEMRTRAIIEI AA, JARPAR POR, Beata hil 
SiS, Arete AUR, LAR BPR TSE. TRA sei, FFAS 

KK, FARAH: “OOPANEL, WaWR, BES K ESR RE A FETA LE 
干 。 你 瞧 ， 咀 们 应 该 马上 举行 一 次 宴会 ， 来 庆祝 这 件 大 事 。 这 事 必 须 你 
来 办 ， 这 是 规矩 。” 


WE, CFM! WSU OAR IE, “只 要 你 高 兴 ， 一 切 遭 俞 。 只 是 我 不 
明白 ， 举 行 亡 会 为 什么 非得 在 上 午 不 可 。 不 过 ， 我 这 个 人 活着 ， 不 是 为 
目 己 过 得 快活 ， 而 只 是 为 了 知道 朋友 们 需要 什么 ， 尽 力 去 满足 他 们 ， 你 
IO EAE SKI.” 


“HMR, PRED MHL, “而 且 ， 不 要 一 边 说 话 ， 一 边 把 咖啡 
唱 得 叶 叶 嘻 嘻 啊 ， 这 不 礼貌 。 我 是 说 ， 肥 会 当然 要 在 晚上 举行 ， 可 古 请 
束 得 马上 写 好 发 出 去 ， 这 就 得 由 你 来 办 。 现 在 就 坐 到 那 张 书 时 前 一 一 桌 
上 有 一 省 信 签 ， 信 签 上 印 有 蓝 色 和 人 金色 的 蜂 宫 ' 字 样 一 一 给 咱们 所 有 的 
朋友 与 邀请 信 。 要 是 你 不 停 地 写 ， 那 么 在 午饭 前 ， 咀 们 就 能 把 信 发 出 
去 。 我 也 要 帮忙 ， 分 担 部 分 牵 务 ， 肥 会 由 我 来 操办 。” 


“什么 1 "WEURTE aU, “这 么 美好 的 早晨 ， 要 我 天 在 屋 里 写 一 堆 
FATS te! 我 想 在 我 的 庄园 里 四 处 转 转 ， 整 顿 整顿 所 有 的 东西 ， 所 有 
的 人 ， 摆 摆 架 子 ， 痛 快 痛快 ! AT! 我 要 一 一 我 要 看 一 一 人 不过， 等 一 
, SRR, RINE! 我 自己 的 快乐 或 方便 ， 比 起 别人 的 快乐 和 
方便 ， 又 算得 了 什么 ! 既然 你 要 我 这 么 办 ， 我 照办 束 是 。 获 ， 你 去 筹备 
宴会 吧 ， 随 你 想 预 订 什 么 菜 都 行 。 然 后 到 外 面 去 和 我 们 的 年 轻 朋 友 们 一 
道 说 说 笑 笑 ， 忘 了 我 ， 忘 了 我 的 忧愁 和 劳 盏 吧 ! 为 了 神圣 的 职责 和 友 


谊 ， 我 甘愿 牺牲 这 美好 的 早晨 ! ” 


儿 疑 惑 地 望 着 蟾 内 ， 可 蚁 内 那 直率 坦诚 的 表情 ， 很 难 使 他 想到 这 种 
突然 转变 的 背后 ， 会 有 什么 不 良 的 动机 。 于 是 他 离开 餐厅 ， 向 厨房 走 
去 。 门 刚 关 上 ， 蟾 肾 就 急忙 奔 书 桌 去 。 他 一 定 要 写 邀 请 信 ， 一 定 不 忘 提 
到 他 在 那 场 战斗 中 所 起 的 主导 作用 ， 提 到 他 怎样 把 黄鼠狼 头子 打 翻 在 
is 他 还 要 略 略 提 到 他 的 历险 ， 他 那 战 无 不 胜 的 经 历 ， 有 多 少 可 说 的 

。 在 请 束 的 空白 页 上 ， 他 还 要 开 列 晚宴 的 余兴 节目 一 一 他 在 脑子 里 打 
eave 个 腹 稿 : 


讲演 SE We NE 


(He, “EFA Ie , 还 要 作 其 他 讲话 ) 


学 术 报 告 : 


我 们 的 监狱 制度 一 一 古老 英国 的 水 道 一 一 马匹 交易 及 其 方法 
产 、 产 权 与 义务 一 一 荣归 故里 一 一 典型 的 英国 乡绅 


财 


歌 
其 他 歌曲 在 晚 袜 期 间 由 词曲 者 本 人 一 一 旷 吻 演唱 


这 个 想法 ， 使 他 大 为 得 意 ， 于 是 他 努力 写 信 ， 到 中 午时 分 ， 所 有 的 
信 都 写 完 了 。 这 时 ， 有 人 通报 说 ， 门 口 来 了 一 只 (身材 瘦小 衣着 入 BUI BE 
pa, PAE AE Hi Ted AE BEA 76 ET Se 0 WSR A HE ATE cE HH SSH 
FRR AESK AE BE — A, UAE TE Fe Re ait EE 
HL. WMI S TAA ADA ee di eile 
近 道 ， 火 速 把 信 送 出 去 。 要 是 他 愿意 晚上 再 来 ， 也 许 给 他 一 先 令 酬劳 ， 
也 许 没有 。 可 怜 的 黄鼠狼 受 庆 右 惊 ， 匆 匆 赶 去 执行 任务 了 。 


另外 三 只 动物 在 河上 消 麻 了 一 上 午 ， 欢 欢喜 喜 谈 笑 风 生地 回来 吃 午 
饭 。 鼎 鼠 觉 得 有 些 对 不 住 蟾 内 ， 不 放心 地 望 肴 他， 生怕 他 会 是 一 脸 慢 
色 、 郁 郁 不 乐 。 谁 知 ， 蟾 肾 竟 是 一 副 盛 气 凌 人 、 趾 高 气 扬 的 样子 。 咽 鼠 
不 禁 纳 问 儿 ， 感 到 其 中 必 有 缘由 。 河 鼠 和 猿 ， 则 会 心地 互 换 了 一 下 眼 
色 。 


FIN SE, WER ALTE OA RE EE, HERA: “EF 
I HN, PNB ORE ON, ETA, RII! PDEA, we 
大 摇 大 摆 朝 花园 走 去 。 他 要 在 那里 好 好 构思 一 下 今 晚 的 演说 内 容 。 这 
时 ， 河 鼠 抓 住 了 他 的 胜 膊 。 


蟾 晓 立 刻 猜 到 河 鼠 的 来 意 ， 想 要 挣脱 ;可 是 当 儿 紧 紧 抓 住 他 的 忆 一 
ARVIN, TAA, See oo PRA ath, ri BAB eI DT 
DIZ, AEN, femme Ek. AR, (eae ERI, WS 
WRU — A AAR, DRL, Bode ea eT. 


“Wrage, WEMR, PT BRDL, “EARS. IRL, KAGE 
样 跟 你 说 话 。 不 过 ， 我 们 希望 你 明白， 要 会 上 不 搞 讲 沉 ， 不 摘 唱 歌 。 你 
要 放 清 醒 些 ， 我 们 不 是 和 你 讨论 ， 而 是 通知 你 这 个 决定 。” 


蟾 晓 知 道 ， 目 己 落 进 了 圈套 。 他 们 了 解 他 ， 把 他 看 得 透 透 的 。 他 们 
抢 在 了 他 头 里 。 他 的 美梦 破灭 了 。 


“我 能 不 能 就 唱 一 文 小 歌 ? ”他 可 怜 巴巴 地 央求 道 。 


“不 行 ， 一 文 小 歌 也 不 能 唱 ，” 河 鼠 坚 定 地 说 ， 尺 窟 他 看 到 可 怜 的 蟾 
肉 那 颤 拌 的 嘴唇 ， 也 怪 心 疼 的 ,“ 那 没 好 处 ， 小 虹 儿 。 你 很 清楚 ， 你 的 
歌 全 是 上 自 吹 目 擂 ， 你 的 讲话 全 是 自我 粮 浴 ,全 是 一 一 全 是 一 一 全 是 粗 镭 
的 夺 张 ， 全 是 一 一 全 是 一 一 ” 


“THUR. "FET EH 


“小 蟾 儿 ， 这 是 为 你 好 啊 ，” 河 鼠 继 续 说 , “你 知道 ， 你 早晚 得 洗 心 
革 面 ， 而 现在 正 是 重 整 锣 焉 另 开张 的 大 好 时 机 ， 是 你 一 生 的 转折 点 。 请 
相信 ， 说 这 话 ， 我 心里 也 不 好 受 ， 一 点 儿 不 比 你 好 受 。” 


蜂 肉 沉思 了 民 久 。 最 后 ， 他 抬 起 涉 ， 脸 上 显 出 深 深 动情 的 神 
色 。“ 我 的 朋友 们 ， 你 们 启 了 ，” 他 断断续续 地 说 ,， “其实 ， 我 的 要 求 很 
小 很 小 ， 只 不 过 是 让 我 再 尽情 表现 和 友 挥 一 个 晚上 ， 让 我 放手 表演 一 
番 ， 听 听 那 雷鸣 般 的 掌声 ， 因 为 我 觉得 ， 那 掌声 似乎 体现 了 我 最 好 的 吕 
德 。 不 过 ， 你 们 是 对 的 ， 而 我 错 了 。 从 今 以 后 ， 我 一 定 要 重新 做 人 。 朋 
友 们 ， 你 们 再 也 不 会 为 我 脸红 了 。 唉 ， 老 天 和 人， 做 人 真 难 哪 ! ” 


说 完 ， 他 用 手帕 揪 住 脸 ， 跟 跟 哈哈 地 走出 房间 。 


He, ADL, “我 党 得 目 己 简直 是 个 狠心 即 ， 不 知道 你 感觉 怎 


‘Sel, KAA, KAMA, “DCAD, “Ay BAIL EMA AY 
这 位 好 好 先生 必须 在 这 儿 住 下 去 ， 站 稳 脚 跟 ， 受 人 尊敬 。 难 道 你 愿意 看 
独 他 成 为 大 伙 儿 的 突 柄 ， 被 白山 和 黄鼠狼 奚落 吗 ? ” 


“当然 不 ，” 河 鼠 说 , “说 到 呐 鼠 狠 ， 那 只 给 蟾 肾 送信 的 小 黄鼠狼 ， 
合 巧 被 咀 们 轴 上 了 ， 真 够 运气 的 。 我 从 你 的 话 里 ， 狂 到 这 里 准 有 文章 ， 
就 抽 碍 了 一 两 封 信 。 果 然 ， 那 些 信 简直 写 得 活 现 眼 。 我 把 它们 全 没收 
了 ， 好 坟 鼠 这 会 儿 正 坐 在 杭 妆 室 里 ， 填 写 简单 明了 的 请 束 哩 。” 


举行 宴会 的 时 间 快 到 了 。 昌 肾 一 直 远 离 朋 友 们 ， 独 目 胃 到 他 的 卧室 
里 ， 这 时 还 坐 在 那儿 ， 问 问 不 乐 ， 震 天 思索 。 他 用 爪子 撑 住 额头 ， 和 久久 
地 凝 想 。 渐 渐 地 ， 他 面色 开明 起 来 ， 脸 上 组 组 露出 笑 意 。 然 后 ， 他 有 点 
儿 害 着 地 、 难 为 情 地 咯咯 笑 了 起 来 。 末 了 ， 他 站 起 来 ， 锁 上 房 门 ， 拉 上 
窗帘 ， 把 房 里 所 有 的 椅子 摆 成 一 个 半圆 形 ， 目 己 立 在 正 前 方 ， 喘 子 胀 得 
RNA. MA, THES Hs, ASP, SSH. Nie AM 


众 ， 放 开 嗓 子 唱 起 来 。 
蟾 肾 的 最 后 一 文 小 歌 
ek 1B) sR ofa | 
RAL, HARK, AE, RSRE, 
AMIE, RR, SRE, KYER. 


seh — el ok! 


af See 归来 一 一 的 时 候 ， 
碎 窗 破门 而 入 ， 
黄鼠狼 遭 追 击 ， 纷 纷 坚 倒 在 地 ， 


Y yee 1} eA BA 


HL PAM | 

号 角 齐 鸣 ， 士 兵 欢呼 ， 
炮弹 横 飞 ， 汽 车 嘟 嘟 ， 
当 一 一 英雄 一 一 归来 | 
KF F— B 4 | 


让 人 人 高 声 欢呼 ， 


向 备 受 章 常 的 动物 致敬 ， 


为 这 是 次 肾 一 盛大 的 一 一 节日 ! 


和 内 歌 声 嘻 壳 ， 唱 得 热情 洋溢 ， 感 情 充沛 。 一 近 唱 完 ， 又 从 头 唱 了 


id 


然后 ， 他 深 深 叹 了 口气 ， 很 长 很 长 很 长 的 一 口气 。 然 后 ， 他 把 发 刷 
浸 在 水 里 打 湿 ， 把 头发 从 中 分 开 ， 垂 在 面 关 两边 ， 用 刷子 刷 得 平声 塌 、 
FOTIA © MHIP St, HARE Pe, Clee el]. Hh AE, FAN 
一 定 都 聚集 在 客厅 里 了 。 


他 进来 的 时 候 ， 所 有 的 动物 都 高 声 欢呼 ， 围 拢 来 祝 贾 他 ， 说 许多 好 
话 赞美 他 的 勇敢 、 联 明和 战斗 精神 。 蟾 肾 只 是 汉 淡 地 关 关 ， 低 声 
道 : “WTA! ”或 者 换个 说 法 :“ 哪 里 ， 正 相反 ! ?水 猎 正 站 在 炉 毯 上 ， 
MH Se, BO SINE, Pe. A BUR, MEIC — Fs 
跑 过 来 ， 甩 开 两 辟 ， 一 把 搂 住 他 的 脖子 ， 要 拉 他 在 屋 里 纪 旋 式 地 绕 场 一 
周 。 可 是 蟾 内 温 和 地 表示 不 届 ， 挣 脱 了 他 的 双 臂 ， 姑 转 地 说 :“ 儿 才 是 
出 谋划 策 的 主 山 ， 才 鼠 和 河 鼠 是 战斗 的 主力 军 ， 而 我 ， 只 不 过 是 行伍 里 
的 一 名 小 鞋子 ， 王 得 很 少 ， 可 以 资 没 干什么 。” 昌 办 这 种 出 人 意外 的 表 
现 ， 使 动物 们 大 惑 不 解 ， 不 知 所 措 。 当 蟾 肾 走 到 客人 面前 ， 做 出 谦虚 的 
表示 时 ， 他 觉得 ， 目 己 成 了 每 位 客人 深 感 兴趣 的 目标 。 


FEE WQHAR BRR, EMS SRAM. SK RS 
NAA. WERE EE, MABE DCI, ANWR IRIE, AVRIL, 
NALA PA MU SN, AE Be EEC IRIE He ES 5 FA 28 Hd Ai AVIA B 
一 眼 。 这 时 ， 他 俩 总 是 张大 嘴巴 ， AA OL— PR, ROWERS 
晚宴 进行 到 一 定时 候 ， 一 些 年 轻 活 泼 的 动物 就 交 头 接 耳 ， 说 这 回 晚会 不 
EFI ABA AA. AMER, Wt: “WR, DRT! WEibR 
来 段 演说 呀 ! 唱 文 歌 呀 ! ARWER SIG AER SC BIR | ISU DR ce A SH a 
Kk, Ai — AMF, TA RAN Ot, A-SI L MNS HERE 


和 他 们 聊 家 常 ， 关 切 地 问候 他 们 家 中 沿 未 成 年 不 能 参加 社交 活动 的 成 
员 ， 设 法 让 他 们 知道 ， 这 次 上 晚 相 是 严格 遵照 传统 方式 进行 的 。 


WEIR ELE SE T ! 


RK Za, WA see aR NAG, ROMAETE 
REBAR WT, (ADU SBI SNALELA AT «WER AT AC ANT 
maa, UA SRI ea, ACA ABER DS, Sb 
YE AE HARA ze bi he A ig, Ze ASAE LUKE AL 
Pl AT A Se AE UI, SB ES a ee. AEE 
Be R, BiXEAR AMR, Thee SARE, SHE Sab S 
Exo REWER TIGARD ONE, AAPL, (xe AS ZUR AE TH AB 
臂 上 长 色 斑 的 胖 女 人 的 ， 因 为 她 明明 面 对 一 位 绅士 ， 却 有 了 眼 不 识 泰山 。 
酬谢 和 赔偿 的 总 额 ， 说 实在 的 ， 倒 也 不 算 太 高 。 那 吉卜赛 人 对 马 的 佑 
价 ， 据 当地 评估 员 说 ， 大 体 上 符合 实际 。 


ARR RARE, DORIAN RAE RE. EPEC 
他 们 整治 得 服 服 帖 帖 了 。 他 们 高 兴 地 看 到 ， 野 林 居 民 们 怎样 茶 茶 敬 敬 问 
他 们 问好 ， 黄 鼠 狠 妈妈 们 怎样 教导 她 们 的 小 患 子 ， 把 小 家 伙 们 带 到 洞 
H, tee Robin: “WE, WERE! 那 位 是 伟大 的 蟾 肾 先生 ! 他 劳 边 是 
英勇 的 河 鼠 ， 一 位 无 苦 的 战士 。 那 一 位 ， 是 著名 的 万 鼠 先生 ， 你 们 的 父 
aR fe DURCH! ”要 是 娃娃 们 使 性 子 ， 不 听话 ， 妈 妈 们 就 吓 距 说 ， 要 是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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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评 误 ， 因 为 获 虽 不 大 喜欢 同人 交往 ， 却 挺 喜 欢 孩 子 的 。 不 过 ， 黄 鼠 狼 
妈妈 这 样 说 ， 总 是 很 奏效 的 。 


